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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爾金的小說〔魔戒〕在拍成電影之後引起很大的迴響，然而故事的背景究竟發生在怎麼樣的世界，卻沒有詳細的說明。讀者與觀眾看到了哈比人、術士、精靈、矮人族，聽了古老的戰役與歌謠，看見荒蕪的建築，心中必然充滿疑問。我就是在這個心態下開始探索托爾金的神話世界。雖然手中只有魔戒和哈比人歷險記兩本書，其他的作品與地圖集都沒購買，但藉著朋友的協助與苦讀各網站的資料，卻也理出了一點心得，在此與各位分享。 

由於國內並沒有“標準或權威”的譯本，許多專有名詞僅能自由發揮，挑選意思相近的名詞使用，倘若用語帶點宗教意味或冒犯了誰，敬請見諒。魔戒新舊版本與電影版的翻譯不盡相同，為了避免腦筋打結，除了幾個常用的人名、地名與專有名詞外，其餘皆引用英文不予翻譯。 

托爾金的世界發生在一個名為 Arda 的星球，從人類“醒來”開始將時序劃分為～第一紀 First Age、第二紀 Second Age、第三紀 Third Age、第四紀 Fourth Age。人類醒來之前還發生過許多事，我把它稱為創世紀。簡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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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爾金的神話世界： 

創世紀： 

· 從 Arda 被天神及神靈創造出來，直到人類醒來之前的歷史。 

· 重要事績：神靈與惡魔交戰，精靈族的興旺與後期遷離中土（middle-earth）進入不死之地。 

第一紀： I 1 to c.I 583

· I 1 表示第一紀第一年，c.I 583表示約略第一紀583年，以下同。 

· 起始點：精靈重回中土，月亮第一次昇起，人類醒來。 

· 終點：惡魔 Morgoth＝Melkor 戰敗。 

· 重要事績：Feanor率精靈族返回中土，與 Morgoth 多次戰役，最後靠天使之助，在 The War of the Wrath 贏得勝利，Morgoth 被關到世界之外。The Quenta Silmarillion。 

第二紀： II 1 to II 3441 

· 起始點：Morgoth 戰敗，Beleriand 及其北端的土地沉沒，精靈遷居。 

· 終點：Morgoth 的嘍囉薩烏隆 Sauron 戰敗，形體消散。 

· 重要事績：人類居住在新昇起的 Numenor 努美諾爾島並發展茁壯，最後挑戰天神失敗，努美諾爾島沉沒。Elandil 與部份族人逃回中土建立岡多爾 Gondor 與 Arnor 兩國。中土的人族與精靈族組成 the Last Alliance 打敗薩烏隆（電影翻成索倫）。 

第三紀： III 1 to 24 March III 3021 

· 起始點：薩烏隆戰敗，伊西爾都 Esildur 在 Minas Anor 種植白樹。 

· 終點：魔戒被毀，薩烏隆被終結，戴過魔戒的人渡海西行前往不死之地。 

· 重要事績：Gondor、Arnor 兩國開始壯大、達到高峰、沒落，最後阿拉岡統一。The War of Rings，魔戒與薩烏隆毀滅。 

第四紀： IV 1 to ?? 

· 起始點：阿拉岡 Aragorn 加冕為國王 

· 終點：托爾金沒有說。 

· 重要事績：阿拉岡與阿爾溫．伊文絲塔 Arwen 結婚。精靈族繼續搬離中土進入 Aman，最後中土不再有精靈族。 

註：我在 2003年一月買了《精靈寶鑽》之後，已將本文錯誤之處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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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世記～Before First Age： 

天地未創，混沌不明，Eru 天神，又稱 Iluvatar，以其思想創造了神靈 Ainur。Ainur 用音樂讓大地浮起來，這是平坦的 Arda 原始陸塊，左右各有一片陸地，Aman（不死之地） 與 Hither Land（中土、middle-earth），由名為 Belegaer 的大海分隔，最外圍是外環海 The Outer Sea＝Ekkaia。 

Eru 大神創造了自己的兩個孩子～精靈與人類，放在中土陸上，讓他們沉睡等待。大天使之一 Aule 也同時創造了矮人（Dwarf），但要等到精靈被喚醒後才准許叫醒他們。天神派十五位神靈降臨 arda，創造各種物質，令一切發展守序，他們被稱為大天使 Valar，而其餘神力較弱的天使們 Maiar 也來到世界，各自效力於不同的大天使。 

Melkor 原本是十五位神靈之一，起了貪念，招攬世間黑暗力量，慫恿 Maiar 墮落，成為黑暗之王。他召集各路邪惡的力量，在極北端的 Utumno＝Udun 設置要塞。 

最初 Valar 住在中土的島嶼 Green Isle of Almaren，由 Aule 創造的兩盞燈照明，此時精靈還在沉睡著。但 Melkor 作亂毀滅島嶼與明燈，迫使天使們西遷搬到 Aman 島，創立 Valinor 王國。Yavanna and Nienna 兩位大天使又創造了兩棵金銀樹，這時期稱為 the Years of the Trees。 

在此時期，精靈族於中土的 Cuivienen 醒來，部份的精靈被 Melkor 捉去，靈魂墮落成為奧克 Orcs，其餘的在陸地遊蕩，分為三個部族 Vanyar、Noldor、Teleri。為了保護精靈，大天使們發動對 Melkor 的戰爭～Battle of the Powers，將 Melkor 捉住囚禁在 Valinor，其他的邪惡力量四散，Moria 地底的 Balrogs 就是其一。 

Melkor 戰敗後，大天使怕天神的孩子再度受傷害，把精靈族渡海遷到 Aman 加以保護，史稱“the Great Journey”。大部份的精靈族聽命去了，稱為 Eldar，星辰的子民，不願聽從召集的精靈繼續留在 dark wilds of Middle-earth，稱為 Avari（The Unwilling）。大部份的 Vanyar 與 Noldor 都渡海了，但許多 Teleri 族的精靈雖然參與遷徙，卻中途脫隊散居中土各地。 

脫隊後在迷霧山脈（Misty Mountains，以下簡稱霧山）東側安都因河谷兩岸定居的稱為 Nandor，後來部份南行到達大河口，部份西遷到 Ered Luin 山下與 Blue Mountains 以西之地（Ossiriand，Land of Seven Rivers）定居，稱為 Green-elves，第二紀末與 Sindar 都由吉爾加拉德 Gil-galad 治理。The Last Alliance 之後吉爾加拉德死亡，部族逐漸沒落。 

留在 Middle-earth 西北方貝爾蘭 Beleriand（隆恩山脈 Ered Luin 以西直到海邊）的 Teleri 族統稱為灰精靈 Sindar＝the Grey-elves。喜歡海洋的住在法拉斯地區（Falas） Brithombar & Eglarest 等海港附近，與掌管海洋河湖的 Maiar Osse & Uinen 為友，成了水手和造船者，被稱為 Falathrim，由造船者瑟丹 Cirdan the Shipwright 統治，第三紀時控制通往 Aman 的港口 Grey Havens＝Mithland。大部份的灰精靈不住在海岸邊，服從辛戈爾 Thingol 的領導。 

那些住在霧山東邊大河兩岸的樹林中，或羅瀲森林 Lorien，或老黑林子 Greenwood＝Mirkwood 的 Nandor 族，統稱樹林精靈 Silvan Elves（萊格拉斯 Legolas 就屬於此族）。 

精靈的原始語言 Elvish 逐漸分成不同語系：住在 Vanilor 的精靈講 Quenya，住在霧山西邊的講 Sindarin，住在霧山東邊的講 Nandorin，Avari 也有自己的語言。但第三紀時霧山東邊也講 Sindarin，只是帶有 Silvan Elves 的口音，所以弗羅多聽不懂。 

囚禁在 Valinor 的 Melkor 經數千年刑期後假裝悔過，欺騙 Valar 獲准自由行動。他嫉妒 Eldar 與 Valar 的友誼，以謊言離間 Noldor 族與造成 Valinor 動亂，靠著毒蛛 Ungoliant 的幫助，先毀壞照明的雙聖樹，使不死之地陷入黑暗（稱為 Darkening of Valinor），又殺死精靈 Feanor 的父親 Finwe，偷取 Feanor 先前製造，用來鎖住兩樹光亮的三顆珠寶“Silmarils”，逃回 Middle-earth，盤踞在貝爾蘭北方，Ered Engrin＝The Iron Mountains 以北的的 Angband。大天使將樹木殘存的的花與果造出太陽與月亮，當月亮昇起來時人類才初次清醒，進入 First 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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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紀： 

人類在第一紀第一天月亮昇起時醒來。許多人類西行，於三百多年後抵達 Beleriand，並與精靈族融洽相處。 

Feanor 起初受 Melkor 鼓吹而公然反抗 Valar，雙聖樹毀滅後也拒絕幫助 Valar。他誓報父仇並奪回珠寶，率部份族人（Noldor）回到中土，為了奪取渡海的船隻而殘殺 Teleri 族，並在路途中演出背信忘義之事，因此整個家族受到 Valar 詛咒。這是精靈的第一次親族相殘 The Kinslaying。 

Noldor 返回中土後居住在 Beleriand，包圍被改稱 Morgoth（黑暗大敵）的 Melkor。Feanor 戰死後，Noldor 繼續圍攻 Angband，叫做“the Siege of Angband”，可是久攻不下。到 I 455 年，Melkor 放火焚燒野草 Ard-galen＝Anfauglith，由噴火龍 Glaurung the dragon 率領 Balrogs 及奧克出擊，成功解圍，此戰役叫“The Battle of Sudden Flame”。 

Morgoth 及其兵力繼續攻下 Dorthonion 高地、Maglor's Gap、 Maedhros 要塞、Barad Eithel 與 Ered Wethrin 山上的堡壘群等地，取得進入 Beleriand 西北方之通路，在中土北半邊恣意妄為。 

精靈與 Morgoth 先後打了五次大戰，無法取得優勢，第五次（I 471）因為死傷過於慘烈，被稱為 Nirnaeth Arnoediad（The Battle of Unnumbered Tears）～數不盡的眼淚之役。到了 I 510，精靈與人類在 Beleriand 的最後堅強據點 Gondolin 也被攻破，城市沉陷地下，僅有些許精靈與人逃出來，叫“The Fall of Gondolin”。 

Morgoth 連戰皆捷，演見中土即將失守，於 I 583 年 Earendil 藉著比倫 Beren 先前取得的 Silmaril 之助，西航到 Valinor 討救兵，由 Valar 率領留在 Valinor 的三族精靈（Valar、Vanyar 與 Noldo）支援戰爭。Morgoth 的軍隊幾乎全毀，他被捕，關到世界的範圍之外，結束第一紀。這就是“The War of the Wrath＝The Great Battle”～憤怒之戰。 

戰爭後 Beleriand 及其北端的土地盡毀而沉入海中，Middle-earth 形狀改變。薩烏隆（Sauron，電影翻成索倫）與部份邪惡勢力仍然存在，暫時消聲匿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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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Quenta Silmarillion（the Tale of the Silmarils）： 

I 455，人族的比倫 Beren 邀請 Nargothrond 的精靈王 Finrod 加入尋找 Silmarils 的探險，準備以寶石當聘禮，迎娶精靈王辛戈爾的女兒露西恩 Luthien。露西恩離開父親想找 Beren，被 Feanor 的第三、五子 Celegorm、Curufin 捉住，Celegorm 意圖與露西恩成婚以提高地位，但他的獵犬 Huan 被叛他，救走 Luthien。Beren and Finrod 被薩烏隆囚禁，Finrod 死亡，但獵犬 Huan 與一些盟友打敗薩烏隆，Beren 在 I 469 獲救並取回一顆 Silmaril。Beren 與露西恩成婚後生下 Dior（埃爾溫 Elwing 之父，裂谷埃爾隆德 Elrond 的祖父）。 

Feanor 的兒子們離開 Valinor 時曾發誓要取回 Silmarils，等 Beren 與露西恩過世，珠寶傳給 Dior 後，精靈提出要求索回珠寶，被拒，於是組軍攻擊，最後 Celegorm 被殺，Dior、Curufin and Caranthir 皆亡，這是精靈的第二次親族相殘。Silmaril 仍留在埃爾溫的丈夫埃蘭第爾 Earendil 手中。I 583 年，Earendil 就是藉著這顆 Silmaril 之助才能跑到 Valinor 討救兵對抗 Melkor。 

The War of the Wrath之後，Melkor 鐵皇冠上取下另外兩顆 Silmarils 被 Feanor 七子中僅存的兩子 Maedhros and Maglor偷走，兩人因邪念發瘋。Maedhros 懷抱珠寶投身地表的火焰裂縫，Maglor 將另一顆投入海，世間僅存一顆 Silmaril。後來戴在 Earendil 的額頭昇天，就是現在看到的 Morning and Evening St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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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紀： 

住在 Beleriand 人類的三個家族與精靈融洽相處，在 Wars of Beleriand 與精靈併肩作戰，對精靈效忠，於是天神在 II 32 將努美諾爾島 Numenor 昇起，賜予他們居住作為獎勵，由 Elrond 的哥哥 Elros 率領三個家族前往。精靈語稱此三族為 Edain，人族自稱為努美諾爾人，也就是西奈賽人＝Men of Westernesse＝西方人 Men of the West＝都內丁人 Dunedain。Elrond 與 Elros 是人與精靈的混血（half-elvis），有選擇權。埃爾隆德 Elrond 選擇當不死的精靈。Elros 選擇成為會死亡的人類，當上第一任國王，改稱 Tar-Minyatur，由其後代傳承努美諾爾王位。阿拉岡是 Elros 的後代。 

Numenor 從 II 600 起有船隻返回中土建立避難所與城市，到 II 1800 才大量移民。早期島嶼與 Aman 東岸的 Tol Eressea （以前精靈登陸點）很接近，當地精靈經常到訪 Numenor，並指導人類工藝，但 Valar 怕人類覬覦永生與嫉妒 Aman 的繁榮，禁止人類西航。努美諾爾壯大後，多次擊退東山再起的薩烏隆，自視甚高，開始敵視反對精靈。到了 II 3319 Ar-Pharazon 國王受了詐降的薩烏隆慫恿，想統治 Valinor 而獲得永生，率大軍航向 Aman，Valar 震怒使 Numenor 陸沉，稱為“The Downfall of Numenor”。Downfall 之後土地被折彎“Bend”形成球形，Aman 放在世界外，只有精靈能抵達。 

陸沉後，人族埃蘭第爾 Elendil（不是埃爾隆德 Elrond 的父親埃蘭第爾 Earendil）率其子 Isildur 伊西爾都（電影翻譯伊西鐸）、Anarion 安那里翁與親眾逃離返回中土，創立 Arnor、Gondor 兩國。Arnor 由 Elendil 親治，Gondor 由兩位兒子共治。薩烏隆也回到摩多 Mordor。Arnor 位在霧山與 Blue Mt. 之間，又稱 Eriador，包括第三紀的夏爾地區。 

II 1693 精靈發現薩烏隆鑄造魔戒 the One Ring 意圖統治的野心，與 Sauron 宣戰。精靈的艾里京 Eregion 被毀，Elrond 搬到裂谷 Rivendell 建立家園。 

II 3430 精靈 Gil-galad 與人類 Elendil 結盟攻打薩烏隆，稱為 War of the Last Alliance，戰火延續十一年（II 3430 to II 3441），直到 II 3441 打敗 Sauron，進入 Third Age。Gil-galad、Elendil、Anarion 皆戰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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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紀： 

薩烏隆戰敗，伊西爾都 Isildur 取得魔戒，在米納思安諾爾（Minas Anor＝白塔樓＝落日塔樓）種植白樹，把南方王國岡多爾託付給 Anarion 之子 Meneldil 統治。Isildur 帶著魔戒返回 Arnor，在格拉頓平原被奧克攔劫殺害，王權傳給留在 Rivendil 的幼子瓦蘭第布 Valandil。南岡多爾由 Meneldil 後裔傳承，Valandil 僅統治北部位在霧山與 Blue Mt. 之間的 Arnor。 

北王國 Arnor 由 Elendil 傳了十代之後因為爭權，王國三分，主權交給長子 Amlaith of Fornost 統治最西方的 Arthedain，為正統王室，再傳十五代之後亡國。殘部仍有首領，稱為 Chieftain of the Dunedain，最後血統傳到阿拉岡。 

岡多爾 Gondor 起先由 Isildur、Anarion 共治，Isildur 身亡後因兒子年幼，無法統治岡多爾，由 Anarion 子嗣接手統治。到了 III 2050 傳到伊努爾國王 Earnur，因接受 Witch-King Of Angmar 單挑，進到 Minas Morgul 失蹤，改由 Steward（管家）馬第爾　Mardil Voronwe 攝政，最後一任攝政王就是書中出現的德奈瑟奧王，波羅米爾與法拉米爾之父，直到 III 3019 阿拉岡登基王權才回歸。 

岡多爾與 Easterlings 和 Southrons（Haradrim＝哈拉德人，在摩多南方與薩烏隆為友）之間戰亂不斷，III 1050 Gondor 征服 Harad 哈拉德，達到權力高峰。到攝政王 Cirion 時岡多爾被東部民族 Balchoth 攻擊，國王向居住安都因河谷的 Northmen 求援，由國王 Eorl the Young 領軍馳援 Gondor，稱為 Battle of the Field of Celebrant（羅瀲東南方，安都因河與 Limlight 匯流處）。戰勝後 Eorl 獲贈 Calenardhon（Rohan），成為羅汗國 Rohirrim 。 

Battle of Fornost：
III 1409，Arnor 分裂後的 Arthedain 被安格瑪 Angmar 的 Witch-king 侵略，於 1974 首都 Fornost 淪陷，王國剩餘部份被毀，第十五任國王 Arvedui 逃往極北冰凍的 Bay of Forochel 消失，其長子 Aranarth 成為首任 Chieftain of the Dunedain。1975 岡多爾 Earnur 發兵，聯合 Lindon 的精靈與都內丁殘部由 Mithlond 的港口登陸東行，在“Battle of Fornost”毀滅 Angmar。戰役在埃文第姆湖 Lake Evendim（Elvish Nenuial，南岸有古城 Annuminas 安努米那斯城）附近的平原開打，Rivendell 的 Glorfindel 格洛芬德爾也予以協助，巫王敗逃，後來他在 III 2050 引誘 Earnur 國王進入 Minas Morgul 挑戰。 

咕魯（ Gollum＝戈倫姆）約在 III 2463 得到魔戒，2941 年比爾博、Thorin 索林、Gandalf 結伴前往 Erebor 尋寶，最後引起五軍之戰 The Battle of Five Armies，這段事跡寫在魔戒前傳～哈比人歷險記。 

III 3018，弗羅多、山姆、佩平與梅里四人離開夏爾，在裂谷 Rivendell 組成魔戒團，最後在 The War of Rings 魔戒與薩烏隆毀滅，阿拉岡登基，進入第四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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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戒團行程： 

魔戒寫的是第三紀最後兩年的事件。行程摘要如下： 

III 3018 9/23 離開《夏爾》：
弗羅多、山姆．甘姆齊、佩平．圖克＝佩雷格林．圖克出發，（〔梅里．白蘭地勃克〕與胖子〔鮑爾吉〕先去勃克蘭準備）→佩雷格林方向（經綠山地區、水邊鎮，道路也可通到《伍德豪爾》《斯篤克》《伍迪恩德》）→躲黑騎士，遇到小精靈〔Finrod 芬羅德家族〕的〔吉爾多爾．英格洛林〕→斯篤克溪與馬里希里沼澤方向→穿過《班弗隆》的〔麻格特〕農場→《勃克爾伯里渡口》→《勃克蘭》的家→穿越《老林》→《柳條河》落難→遇到〔湯姆．本巴迪爾〕與〔金莓〕→《巴羅高地》→《當斯山脈》→《布雷》，躍馬客棧老板〔牛蒡脂．巴利曼〕傳遞甘道爾夫的信→《切特伍德》森林→穿越《蠓水沼澤》，看到《威瑟托普山頂》阿蒙蘇爾的閃光→《威瑟托普山》→在營地被五個魔影攻擊，弗羅多受傷→抵達發源於《埃頓沼澤》的《白泉河＝密西瑟爾》→平安過橋《Last Bridge＝密西瑟爾橋》，撿到格洛芬德爾留下的綠柱石→入山，在 Troll Shaws 遇到三個被石化的巨怪（食人獸）→回大路上遇到小精靈〔格洛芬德爾 Glorfindel〕→魔影追擊，→過《喧水河＝布魯納恩河》→《裂谷》 

魔戒團與配備： 

1. 弗羅多～《伯勒里安德深谷》鍛造的“刺叮”、小矮人鎧甲 

2. 山姆．甘姆齊～匕首、小馬比爾、炊具 

3. 佩平．圖克～匕首 

4. 梅里．白蘭地勃克～匕首 

5. 阿拉崗～西域劍（由埃蘭第爾斷劍重新鍛造） 

6. 小矮人格勞因的兒子〔吉姆利〕～鎖子甲、闊刀斧子 

7. 小精靈〔來格拉斯〕～弓箭、白刀 

8. 人〔波羅米爾〕～長劍、盔甲、號角 

9. 〔甘達爾夫．德格雷〕～魔杖、甘達爾夫之劍（與梭林之劍是鴛鴦劍） 

１２月底離開《裂谷》：
向西再向南走霧山西側１４天→到《艾里京＝霍林》→大群烏鴉來自《范岡森林》和《都暗蘭 Dunland》的《克雷班》→爬《紅角峰》遇雪退回→遇狼→《西朗農＝城門溪 Sirannon》→《莫利亞》西大門→湖中觸鬚怪物襲擊→馬離開，魔戒團進門→在三條通大拱門休息→走右邊上升的路→馬扎布爾室→被奧克與“摩多的黑烏路克”攻擊→“杜林的災星”“巴爾洛格 Barlog”與甘達爾夫對決，雙雙落橋→出莫利亞大門，經鏡湖與杜林石柱→《銀流河＝塞萊勃蘭特 Celebrant》的源泉→走在河西岸，切過銀流河的支流→《勞斯羅瀲》→《尼姆羅代爾》　（尼姆羅代爾匯入銀流河，進入安都因河，由貝爾法拉斯灣出海）→與〔哈迪爾〕〔奧羅芬〕〔魯米爾〕住梅苓樹上的泰侖＝弗來特→渡銀流河道，到達銀流河與安都因河灣交接的楔形三角地《羅瀲之舌》→在《羅瀲＝勞瑞林多瑞納恩森林》蒙眼走兩天→《賽林安姆羅斯》→《加拉德林姆》的城堡《卡拉斯加拉頓》，見到塞勒伯恩國王與加拉德麗爾夫人→離開羅瀲→順《大河＝安都因河》西岸→經《南黑林子》與埃敏謬爾山間的《褐土 Brown Land》→在《沙恩吉比爾》急流遇到〔戈倫姆〕與奧克魔怪＝烏爾什，由陸路搬船→通過古代帝王之柱《阿岡納斯門》→《勞勒斯瀑布》之前的湖泊→休息在西岸《阿蒙亨》的《帕斯嘉蘭》草坪→〔波羅米爾〕強索魔戒未果，魔戒團分裂。 

1. 弗羅多與山姆由《托爾勃蘭迪爾》島南方划向東岸的《阿蒙勞》 

2. 〔波羅米爾〕戰死， 

3. 〔佩平〕〔梅里〕被奧克抓走，〔阿拉崗〕〔吉姆利〕〔萊格拉斯〕去營救 

佩平梅里這邊：
擺脫奧克後逃到范岡森林，遇到〔恩特＝樹鬍子〕，休息在《終極峰》山腳的《湧泉廳》，還認識快光＝布雷加拉德。兩人與恩特、胡翁氏合攻伊申加德薩魯曼的奧桑克，胡翁氏並解號角堡之圍。 

阿拉岡這邊：
〔薩魯曼〕聯合奧克及《都暗蘭 Dunland》的野蠻人由伊申加德出擊，《西法尋》的〔埃肯布蘭德〕率殘兵躲入《海爾姆深谷 Helm's Deep》的要塞《號角堡》，國王與阿拉岡、伊奧默爾 Eomer、吉姆利、萊格拉斯 Legolas 去救，胡翁氏也幫忙。御林軍統帥〔哈瑪〕戰死，《西法尋》的〔格里姆博德〕與羅汗的〔埃爾夫海爾姆〕存活。大軍勝利後轉往奧桑克，見到佩平梅里兩人在奧桑克門前野餐。 

《奧桑克》戰後：
阿拉岡三人與佩平梅里等人西行→佩平偷看來自《西奈賽埃爾達瑪》的魔石。再分成三路～ 

A. 阿拉岡、吉姆利、萊格拉斯、〔埃萊丹〕〔埃羅赫〕與〔哈巴拉德〕等漂泊者　走死亡之路→《鄧哈羅要塞》睡一晚→進《幽靈山》召喚〔幽冥人〕→《埃雷赫山黑石》→《塔蘭隘口》→《萊姆頓》→《西里爾河上》的《卡蘭姆貝爾》→《安都因河》的《佩拉吉爾》→《西里爾河》《林格洛溪谷》→《吉爾雷恩河》的《林希爾》→打贏〔烏姆巴〕與〔哈拉德〕人，《蘭姆頓》人加入→由《萊本寧》上船→從《哈隆》港登陸→《佩蘭諾》原野參戰。 

B. 梅里加入羅汗國王塞爾頓，還有《西法尋》的〔格里姆博德〕　與羅汗的〔埃爾夫海爾姆〕→《哈羅溪谷》→《鄧哈羅要塞》→見信使〔希爾岡〕→〔伊奧溫＝德恩海爾姆〕加入→經《埃多拉斯》→《福爾德》→《芬馬什》→在《德魯阿丹森林》遇魯凱爾人，〔甘-布里-甘 Ghan-buri-Ghan〕帶路→繞《里蒙峰》《石嘯峽谷》往《阿蒙丁》→《佩蘭諾》原野。 

C. 甘達爾夫與佩平先到岡多爾，見國王德奈瑟奧。 

摩多：
奧克、伊斯特林斯人、納芝戈爾、魯恩、南蠻子、由阿諾里恩（Anorien）方向攻下船形長島→《考斯威要塞》→《佩蘭諾》原野→攻《石城》城牆 

《佩蘭諾》原野之役：
〔法拉米爾〕與伊西林恩分隊守《奧斯吉利亞斯》，兵敗退回岡多爾死守石城，法拉米爾中傷→羅汗先到→羅汗國王塞爾頓死亡，伊奧溫殺納芝戈爾後受傷→阿拉岡乘船加入→勝利→整軍攻摩多大門 

弗羅多與山姆：
大河東岸《阿蒙勞》→《埃敏謬爾》山區→遇到〔戈倫姆〕→穿越《死亡沼澤 Dead Marshes》→在黑城門前折向南→遇到〔德奈瑟奧〕次子〔法拉米爾〕→《落日窗口》過夜→由十字路東行上山→穿越《蜘蛛山口》，面對〔希拉卜〕毒蛛→被困《克萊夫特角峰》對面的奧克塔樓，〔夏格拉斯〕與〔高巴格〕內訌→《莫亥谷地》北上→伊申山口前轉往《高格羅斯荒原》→《火焰山》銷毀魔戒甘達爾夫騎風王〔格威黑爾〕率梭蘭德家族的〔蘭德羅沃〕與〔梅內爾德〕救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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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種族的起源： 

· 智者 Wisemen：
III c.1000，由 Valar 指派包括薩魯曼 Saruman 及甘道爾夫 Gandalf 等五位巫師抵達中土，準備對付薩烏隆。他們與薩烏隆都是 Maiar 階級，但三位行蹤不明，魔戒中僅提到兩位。 

· 哈比人起源：
III 1050 第一位哈比人（霍比特＝Hobbits＝Halflings 哈夫林）從迷霧山西行，被歷史記錄下來。哈比人的來源不可考，只能確定與人類有血緣關係，矮小不超過四尺高。原本住中土北部，後搬到安都因河谷，第三紀時往西北方移動，最後 III 1601 搬到夏爾建國。 

· 矮人起源：
矮人 Dwarf 在 The year of trees 時，由 Aule 創造，於精靈被喚醒後才叫醒。七個家族醒來後四散，最年長的杜林 Durin 走到霧山的 Mirrormere＝鏡湖（矮人語 Kheled-zaram），受吸引而留下，開始挖山造城叫作 Khazad-dum（Moria）。語言是 Khuzdul。對處理金屬與石頭有高度技巧，mithril 秘銀就是他們生產的。 

後來矮人跨越 Blue Mountains 到 Beleriand 但並未定居，只在藍山建築了兩座大城～北方的 Gabilgathol 與南方的 Tumunzahar to the south（Elvish：Belegost and Nogrod），與沿著 Ascar 河的路。平均活 250 歲，Durin 在第一紀末死亡。 

· 西奈賽人：
西奈賽人是從“Men of Westernesse”翻譯過來，其實是西方人 Men of the West 之意。原先指的是搬到 Numenor（在中土 Middle-earth 的西邊）的三個家族，精靈語稱此三族為 Edain，人族則自稱是努美諾爾人。後來則專指於第二紀末期努美諾爾島沉沒後，逃回中土建立 Arnor and Gondor 兩國的人類後裔，又稱都內丁人Dunedain。 

· Druedain 起源：
魔戒最後一部提到的擊鼓野人 Druedain＝Wild Men of the Woods＝Woses＝Drug，鄧哈羅要塞路邊的魯凱爾人（Pukel-men）雕像可能就是以他們為模型雕塑的。很早就住在 White mountains 西側與 Isen 河附近，以打獵為生，後來被其他種族驅趕而遷徙到 White mountains 山谷， 第三紀時人口衰減，隱身 Druadan Forest 德魯阿丹森林。Ghan-buri-Ghan 是 Chieftain，協助羅汗趕赴佩蘭諾原野 Pelennor 拯救岡多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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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網站： 

· Rolozo Tolkien～中土地圖集 

· The Encyclopedia of Arda～英文版的百科全書，資料跟字典一樣詳盡 

· J. R. R. Tolkien - Bibliography Summary～托爾金的出版品名稱與年代表 

· The Lord of the Rings～Official Movie Site，有劇照及許多可下載的好東西 

· Talking About Tolkien～中文 

· The Powers of Arda - Valar～中文 

· Tolkien Online～照片多的看不完 

· fan.TheOneRing.net～劇照與畫廊 

· The Lord of the Rings: A Visual Journey～有劇照及英文說明 

· Ardalambion～介紹中土的各種語言 

· 我編的族譜～與 Elrond、阿拉岡和幾位精靈有關的族譜 


托爾金的神話世界（二）
魔戒兩三事

	托爾金的神話世界，最為國人所知的就是魔戒與哈比人歷險記兩本書。所以再補充一些資料給讀者參考。 


魔戒兩三事： 

cII.1500 起，薩烏隆在艾里京 Eregion 與精靈合造了十六只小魔戒 “Ring of Power”（權力之戒），注入魔力，能讓戴的人延長壽命及隱形，分送給九名人類與七位矮人。等他回 Orodruin 後又私自打造能統御這十六只戒指的大魔戒 the One Ring，將自己部份能力灌注在戒指中。薩烏隆藉著大魔戒可以探知小魔戒佩戴者的心思，進而控制他們。他卻沒想到精靈工匠後來還自行打造另外三枚戒指，不受 One Ring 的管轄。（Narya, Nenya and Vilya, the Rings of Fire, Water and Air.）當薩烏隆戴起 One Ring 時，精靈藉由三枚戒指的力量感知到薩烏隆的野心，藏起戒指並開始反抗薩烏隆， 薩也藉著 One Ring 的魔力得知有三枚不受他統御的戒指。 

在震怒之下，II 1693 薩烏隆出兵攻擊 Eregion 與 Eriador，意圖奪回各權力之戒。II 1695，Gil-galad 派 Elrond 去援助 Eregion，因兵力懸殊無法迎敵，Celebrimbor（Lord of Eregion）在 II 1697 被俘，Ereigion 淪陷，九枚戒指也被收回。薩烏隆滅了艾里京後，原本想趁勢殲滅 Elrond 的兵力，但受到 Khazad-dun（即 Moria）矮人國王 Durin 發兵與羅瀲國王 Amroth 率軍從後方夾擊牽制，讓 Elrond 得到機會帶著 Erigion 殘部退守裂谷。矮人族戰敗，退回莫利亞，緊閉城門防守。薩烏隆不得其門而入，從此深深憎恨矮人族，命令 Orcs 永久與矮人為敵。 

追不到 Elrond，薩烏隆出軍直搗 Eriador，II 1699 Eriador 大部份被薩烏隆控制。II 1701 薩烏隆的軍隊被 Numenor 阻擋攻擊，戰敗而折返。 

薩烏隆在艾里京找不到矮人族的七枚和精靈自鑄的三枚戒指，對 Celebrimbor 酷刑逼問，Celebrimbor 供出了矮人的七枚，但是他很珍視自己鑄造的三枚精靈之戒，堅不吐實，最後被凌虐致死。 

七名矮人雖然心智能抵抗小魔戒的控制力，但仍有六枚戒指不是被薩烏隆奪走就是被惡龍吞噬毀滅，僅存那枚 Ring of Thror 留在 Durin III（Khazad-dum ）手中，傳到 Thrain（父親是 Thror，the King under the Mountain，兒子是 Thorin II Oakenshield 索林．橡木盾），Thrain 被薩烏隆抓走後戒指失蹤，推測也被薩烏隆收回。 

魔戒會使戴的人隱形長壽，所以九位 Ringwraiths 變成不死又看不到，即使後來戒指被薩烏隆收回後也一樣。弗羅多戴過之後也變得有點透明。Aule 在創世紀製造矮人時 Melkor 已經墮落，所以他特地造出很“耐操”的矮人族，能抵抗 Melkor or 薩烏隆的力量，因此他們不受小魔戒壞的影響，不被大魔戒控制，不會隱形，也不影響壽命，但小魔戒會激起佩戴者對金銀財富的貪婪慾望。 

Celebrimbor 鑄造三只精靈戒時灌注的是理解、創造與治療的魔力，讓精靈王國顯得美好，精靈因為本來就不會死，所以長壽這點沒有顯現出來，也不會隱身。雖然如此，戒指本身卻會隱形，所以甘道夫雖然一路戴著火之戒指 (Narya)，卻沒被看到，羅瀲女王的戒指好像也只有弗羅多才看得到。 

精靈戒與 One Ring 能心意相通。弗羅多不能控制大魔戒，所以無法得知精靈戒佩戴者的心思，但羅瀲女王卻能看穿他的想法。Sauron 因為有部份魔力留在 One Ring 中，所以能感知弗羅多與精靈戒佩戴者的存在，卻沒有能力看穿他們。若 Sauron 奪回 One Ring，就能洞悉原本受精靈戒保護的地區進而控制它，若 One Ring 被毀，精靈戒將失去魔力，精靈王國也將衰敗。所以羅瀲女王把弗羅多的到來視為“the footstep of Doom”。 


精靈的工藝： 

Celebrimbor（舊版：塞勒伯林波）的曾祖父是有兩個老婆的 Fenwe，祖父是 Feanor，父親是 Curufin。Feanor 是大天使 Aule 的高徒，在 Vanilor 學的，他整家族都是工藝匠（Jewel-smiths），所以才能做出 Silmarils 這種珠寶。 

smith 指的是金屬工匠，不是姓氏，Celebrimbor 也被稱為精靈工匠的頭頭。Eregion 以“smithwork”以及對 Moria 矮人族的友誼兩件事出名。 


發音糾正： 

托爾金在《The Silmarillion》的發音說明中解釋，對 Celebrimbor 這類的名字，C 永遠發 K 的音，所以 Celebrimbor 是“凱勒伯林波”而非“塞勒伯林波”。在辛達語 Sindarin（精靈語的一種，為大部份留在中土的精靈所講）是「銀手」之意；celeb=銀，rimbor=手。 

托爾金特別指出，g永遠念如 get, give 的 g，Eregion 的念法和英語的 region 不同，“gi-on”不可合讀，艾里京的翻譯不正確，譯成“艾勒基翁”比較近似正確發音。 

銀灰樂土是“Grey Havens”被翻譯錯誤，把 Haven 當成 heaven。Sindarin，Mithlond，mith=灰，lond=港灣（haven），在藍河（the Lune，Lh^un；念 loon, oo長音）注入藍灣的出海口。 

Silvan Elves是“森林精靈”或“林中精靈”之意。Silvan 指的是樹林，不要誤看為“銀色小精靈”。 


阿拉岡的壽命： 

阿拉岡為何那麼長壽，可以活到兩百多歲？舊版《魔戒》第六卷第五章 P125 寫道～ 

「但我終究要死的，」阿拉崗無奈的說：「因為我是個普通人，儘管我是西方種族血統的混血兒，我的生命要比其他人長得多，但畢竟還是很短暫的…」 

這段話的翻譯有誤，原文是～ 

'But I shall die,' said Aragorn. 'For I am a mortal man, and though being what I am and of the race of the West unmingled, I shall have life far longer than other men, yet that is but a little while. . . .' 
（美國 Houghton Mifflin 199?年版 p.950） 

“unmingled”意思是「純種、沒混血」，“the race of the West”是“西方種族”，指的就是在第二紀搬到努美諾爾島的三個家族（Beor、Haleth、Hador）後代。因為努美諾爾島位在中土西邊的大海中，所以被稱為西方。
西方人 Men of the West＝努美諾爾人＝西奈賽人＝都內丁人，與第二紀仍留在中土的人族有區別。 

為何努美諾爾人會比留在中土的人長壽，從精靈寶鑽書中可以得到解答：由於他們協助推翻 Morgoth 有功，Valar 賜予他們更高的智慧、力量與三倍的壽命。Elros 從父親 Earendil 繼承了人與精靈的血統，又由母親 Elwing 繼承了人、精靈與邁雅（Melian，Maia 階級）的血統，所以後裔比努美諾爾人更長壽。Elros 活了五百多歲，但後代國王貪圖財富權力與享樂，反抗 Valar，和精靈疏遠，壽命才開始縮短。第三紀搬到中土世界後由於與其他人類家族混血，加上中土的環境不同，以及 Valar 賜予的福份開始褪色，壽命縮減日漸明顯，但仍有許多都內丁人活到兩倍普通人的壽命。 

阿拉岡的祖先是努美諾爾人，是純正的西方人，又是 half-elvis（人與精靈的混血）Elros 的後代，第二紀末年（II 3320）他的祖先 Elendil 逃回中土後，也沒有和原先留在中土的人族混血，所以能活得比較久。 


阿拉崗與阿爾溫 Arwen 的愛情長跑： 

依照英文版書後的附錄 B，Arwen 生於第三紀的 241 年，阿拉崗生於 III 2931年三月一日。III 2933年阿拉崗的父親阿拉桑遇害，Elrond 收養阿拉崗，隱藏他的身分，替他取名 Estel（希望）。III 2951年阿拉崗二十歲時 Elrond 宣布他的真實身分，將斷劍交給他。當時 Arwen 從羅瀲（娘家）回來，遇到阿拉崗，兩人萌生愛意。接著阿拉岡離開裂谷對抗 Sauron，走遍中土各地瞭解不同種族的習性思想，甚至深入敵陣探察。他向甘道夫學得許多知識，並曾以不同身份加入軍隊作戰。藉著這些歷煉，他的武藝精進，知識淵博，不但瞭解他將統治的王國，也培養出王者風範。 

III 2980年阿拉崗進入羅瀲，再次遇見 Arwen，兩人在那兒訂情，直到 III 3019年「年中節」(Mid-year's Day)才結婚，當時候阿拉岡 88 歲，阿爾溫 2778 歲。 

第三紀在 3021 年結束進入第四紀，IV 120 年阿拉崗過世，享年 210歲。Arwen 回到已空無一人的羅瀲隱居，隔年去世。 


阿拉崗之歌： 

All that is gold does not glitter, 
　Not all those who wander are lost; 
The old that is strong does not wither, 
　Deep roots are not reached by the frost. 
From the ashes a fire shall be woken, 
　A light from the shadows shall spring, 
Renewed shall be blade that was broken, 
　The crownless again shall be king. 




讀書心得…魔戒與精靈寶鑽

	2002年底因為“被魔戒套牢了”，迷上了中土文化，非把歷史弄清楚不可，就一頭栽進網路世界，十二月初將搜集的資料寫成托爾金的神話世界放上網站，2003年一月底拿起新買到手的精靈寶鑽（The Silmarillion）一翻…天啦，那不就是先前我拼老命在網路上查的內容嘛！ 

書本分六部份，先是〔埃努的大樂章 Ainulindale〕，接著〔維拉本記 Valaquenta），〔Quenta Silmarillion〕，〔努曼諾爾淪亡史 Akallabeth〕，〔魔戒與第三紀元〕，最後是家譜與三篇附錄。不知道英文版的組合是否也如此。 

精靈寶鑽是鄧嘉宛譯的，除了“蒙福之地、阿門洲、封…為聖(be hallowed)”之外，沒有特別具宗教意味的字眼。譯者的“注”做的不錯，把與魔戒或哈比人歷險記兩本書有關的情節與名詞都標示出來。有些解釋，比方說第21章講圖林的故事，第22注說明 Petty-Dwarves，譯者這麼寫： 

“原文是 Petty-Dwarves- Petty，除了可指身材矮小，還有「心胸狹窄之意」” 

讀翻譯書時，我喜歡讀到這樣的說明。 

雖然去年藉著電子字典網站的便利，猛Ｋ英文網站的資料，把故事一點一滴拼湊起來，（中文網站是在文章寫好後才發現的），還寫了兩篇文章，幸好沒犯太大的錯誤，小錯最近也已修正了。 

若精靈寶鑽早幾個月出版，我大概不會花心力去整理那些資料或寫文章，也不會去網站找資料，而只是撿現成的書本看看。Trust me，我一定會看到睡著，而不是捨不得把書讀完。有了概念再看書，不必邊看邊記那一堆像〔維拉〕〔邁雅〕〔諾多〕〔辛達〕等名詞所代表的意義，讀起來很順利。不過我很懷疑，能把魔戒與哈比人歷險記兩書都看完的讀者，恐怕剩不到 20% 有辦法讀完這本書還笑得出來！ 

當時我查的資料不完全，只是空有故事大綱而無血肉，知其然卻不知其所以然，像“諾多族追殺 Melkor 回到中土，應該是為天神除害，為何反引起 Valar 震怒”，“Beren 如何取得 Silmari，怎麼不三顆一起拿”，這些細節直到看了精靈寶鑽才恍然大悟。雖然看起來很辛苦，我覺得買書真值得。但提醒各位，書中的人名相當的多，關係複雜，最好邊看邊做小抄，才弄得清楚誰是誰。 

2003/02/21　LYS


魔戒～The unwilling King

	---　Somethings that should not have been forgotten were lost. History became legend, legend became myth, the Ring passed out of all knowledge. Until, when chance came, it ensnared a new bearer.　--- 

Tolkien 的“戒指”並沒有從人類的記憶中消失，也未曾褪色，反而拜 Peter Jackinson 的電影所賜，在二十一世紀初激起一股狂熱。能否如他所願成為純英語世界的神話，尚待時間考驗，但可以肯定的是，這只戒指已經蠱惑了讀者的心，將他們牢牢套住了。 

電影為了加快節奏，將劇情做了不少增刪修改，加重了精靈的戲份，許多人地時物的描述卻又失之簡略。加長版 DVD 雖然補加了半小時的內容，藉著影像與對白，深入刻劃人性的衝突與軟弱，加重了魔戒的邪惡本質與誘惑力，可是還是不等於原著。電影變更了許多角色的本質，尤其是對阿拉岡（Aragorn、電影譯為亞拉岡）、薩魯曼、弗羅多、Boromir（波羅米爾、電影譯為波羅莫）的詮釋，偏離原著甚多。這篇先討論阿拉岡的角色。 

阿拉岡為 Elendil 後裔，繼承了 Arnor & Gondor 兩國的王權。他生而為人族之王，是從小就接受命運，朝著國王之路邁進，還是選擇逃避，卻在不情願的狀況為情勢所逼不得不當國王？對這角色的詮釋，電影與書本有極大的不同。 

先說電影。（部份對話引用自加長版 DVD 中，正式的電影為了上演時間限制而濃縮刪除。） 

Elendil 之子 Isildur 在第二紀末 War of the Last Alliance 打敗 Sauron（薩烏隆、電影譯為索倫）之後，因被魔戒蠱惑，想佔為己有的慾望使他不肯將戒指銷毀，讓 Sauron 形體消散但力量殘存，才能在第三紀末捲土重來造成中土動亂。 

在電影中，阿拉岡自幼在裂谷長大，知道是祖先的軟弱才造成日後黑暗勢力的茁壯，也清楚人類的歷史中充滿腐敗墮落，所以在明瞭自己的身份後卻不願意接受王權，因為他認為自己也僅僅是個人類，無法超脫人類軟弱易受誘惑的缺點。他選擇自我放逐，隱姓埋名在荒野流浪。當甘道夫提醒愛隆王，人族還有最後一位領導者時，出現這樣的對話： 

Gandalf : 

There is one who could unite them. One who could reclaim the throne of Gondor. 

Elrond : 

He turned from that path a long time ago. He has chosen exile. 

因為他的逃避，與北王國（Arnor）多年來的沒落衰退，對抗 sauron 僅靠著岡多爾在撐腰，所以在愛隆王（Elrond）的會議上，當 Boromir 聽到阿拉岡有權繼承王位時，輕蔑的說：
　Gondor has no king. Gondor needs no king. 

在電影版中，Arwen 勸阿拉岡不要看輕自己： 

Arwen : 

Why do you fear the past? You are Isildur's heir, not Isildur himself. You are not bound to his fate. 

Aragorn : 

The same blood flows in my veins. The same weakness. 

Arwen : 

Your time will come. You will face the same evil. And you will defeat it. The shadow does not hold sway yet. Not over you, not over me. 

魔戒團出發前，Elornd 也勸他接受統治人類的權力： 

Elrond : 

In her heart, your mother knew you'd be hunted all your life. That you'd never escape your fate. The skill of the Elves can reforge the sword of kings, but only you have the power to wield it. 

Aragorn : 

I do not want that power. I have never wanted it. 

Elrond : 

You are the last of that bloodline. There is no other. 

雖然他對於當國王沒有興趣，但仍然肯以生命協助弗羅多摧毀魔戒。我不認為他是懦弱，因為敢面對戒靈和奧克大軍，需要的不僅是過人的體力與非凡的武藝，還需要超人的膽識和堅強的意志力。他只是拒絕權力、輕視權力而已。 

電影這點滿符合現代人所推崇的英雄主義。像六零年代流行的西部片，遊俠現身將一干壞人殺光，最後在鎮民的感謝聲中，拒絕酬勞，騎著馬，順著風沙漫漫的土路漸行漸遠。或者像現代的電影，落魄潦倒的過氣警察，困在自己的悔恨回憶當中，卻在危機關頭振作起來，克服自己的恐懼感與自信心，殺光惡棍救出無辜的市民，阻止災難發生，最後也從自我沉淪中恢復過來。 

電影如何闡釋阿拉岡的轉變？在愛隆王的會議上，他向弗羅多宣誓保護他：
　If by my life or death, I can protect you, I will. You have my sword. 

在羅瀲森林， Boromir 向阿拉岡傾吐他對父親（岡多爾攝政王）能力不足的焦慮，人民的喪失信心，以及自己身負解救國土的重任，邀請阿拉岡相助：
Boromir: One day, our paths will lead us there. And the tower guard shall take up the call: "The Lords of Gondor have returned." 

當時阿拉岡沒有回應。但離開羅瀲後在安都因河岸過夜時，他再度警覺到 Boromir 欲掌控魔戒以贏得戰爭的野心，以及邀請魔戒團到岡多爾的目的： 

Boromir : 

Minas Tirith is the safer road. You know that. From there we can regroup. Strike out for Mordor from a place of strength. 

Aragorn : 

There is no strength in Gondor that can avail us. 

Boromir : 

You were quick enough to trust the Elves. Have you so little faith in your own people? Yes, ther is weakness. There is frailty. But there is courage also and honor to be found in Men. But you will not see that. You are afraid. All your life, you have hidden in the shadows. Scared of who you are, of what you are. 

Aragorn : 

I will not lead the Ring within a hundred leagues of your city. 

阿拉岡的拒絕讓 Boromir 誤以為他在害怕並看輕人類的實力。但照我的解讀，“There is no strength in Gondor that can avail us.”這句並不表示阿拉岡認為岡多爾人無能禦敵，而是他很清楚魔戒的力量太強大，只有銷毀它才是唯一正途。他拒絕前往岡多爾也不是怕承擔責任，而是預防魔戒被 Boromir 奪取。然而此時的他仍然拒絕王權，對人類甚至自己的能力存疑。 

在阿蒙亨，弗羅多主動將戒指遞給他，但他抵擋住魔戒的誘惑。我認為就是在那個時刻，阿拉岡認清了自己的堅強。 

Aragorn : 

Frodo? 

Frodo : 

It has taken Boromir. 

Aragorn : 

Where is the Ring? 

Frodo (shouted in fear, 並向後逃避): 

stay away. 

Aragorn (跑到弗羅多面前向他保證): 

Frodo! I swore to protect you. 

Frodo : 

Can you protect me from yourself? Would you destroy it? 

(弗羅多攤開手掌，魔戒呼喊著阿拉岡的名字引誘他。Aragorn…Aragorn…Elessar…
阿拉岡將手伸過去，顫抖著，最後單膝跪下，以雙手將弗羅多的手掌合起來推回去。) 

Aragorn : 

I would have gone with you to the end, into the very fires of Mordor. 

Frodo : 

I know. Look after the others. Especially Sam, He will not understand,… 

直到 Boromir 中箭瀕死，他才發現即使像 Boromir 那樣一時屈服於魔戒邪惡的力量，仍能自拔，並發揮勇敢犧牲的高貴情操。他被 Boromir 捨身救人的精神感動，被他領導岡多爾對抗黑暗勢力的決心感動，終於相信人類也有可取之處，承認領導人類對抗 Sauron 是自己的職責，而自己也有能力抵抗誘惑與墮落，在這樣的情境下接受他的宿命。 

Boromir : 

Frodo, where is Frodo? 

Aragorn : 

I let Frodo go. 

Boromir : 

Then you did what I could not. I tried to take the Ring from him. 

Aragorn : 

The Ring is beyoud our reach now. 

Boromir : 

Forgive me. I did not see it. I have failed you all. 

Aragorn : 

No Boromir. You fought bravely. You have kept your honor. 

Boromir : 

Leave it. It is over. The world of Men will fall. And all will come to darkness, and my city to ruin. 

Aragorn : 

I do not know what strength is in my blood, but I swear to you, I will not let the White City fall, nor our people fail. 

Boromir : 

Our people…our people. I would have followed you, my brother, my Captain, My king 

Aragorn : 

Be at peace. Son of Gondor. They will look for his coming from the White Tower. But he will not return. 

電影中的阿拉岡對自己缺乏自信，鄙視權力而逃避天職，chose exile，但最後終於克服它。但原著的阿拉岡是完全不同的角色。 

在魔戒與附錄記載著，他從二歲父親被奧克殺害之後就由母親帶往 Elrond 的裂谷養育。Elrond 算他的遠親，因為 Elrond 的親兄弟 Elros 是第一代的努美諾爾國王，二十多代後由後裔 Elendil 帶領 Isildur & Anarion 遷回中土，又傳三十九代傳到他。 

Elrond 對待他如同自己的兒子，在他滿二十歲時告知他的真實身份，讓他前往中土各地闖蕩磨練。他很早就在北方王國都內丁之中贏得名聲，並接受 Chieftain of the Dunedain （Dunadain，又譯成登丹）的頭銜，假若他曾懷疑自己能否或願不願意當國王，也是年輕時代的事了。魔戒現身時他已經八十多歲，早已接受宿命，只是因為時機未到，所以未曾重鑄斷劍，也不曾揭竿起義。他與都內丁人默默的維持北王國的自由安全，不像岡多爾公然在南方對抗 Sauron。書本對他的形容： 
　"he seemed to Men worthy of honour, as a king that is in exile"
明白表示他像一位流亡中的國王，而不是他選擇自我放逐。阿拉岡在愛隆王的會議上說的話顯示出他不但接納自己的身份，而且認真的扮演它： 

Lonely men are we, Rangers of the wild, …… 
If Gondor has been a stalwart tower, we have played another part. …… What roads would any dare to tread, what safety would there be in quiet lands, or in the homes of simple men at night, if the Dunedain were asleep, or were all gone into the grave? …… 
But now the world is changing once again. A new hour comes. Isildur's Bane is found. Battle is at hand. The Sword shall be reforged. I will come to Minas Tirith. 

Boromir 在會議上邀請阿拉岡回去帶領他的國家，阿拉岡原本打算也照著預言與 Boromir 共赴 Minas Tirith 作戰，但甘道夫的殞落讓他不得不負起雙重重擔，他現在必須取代甘道夫帶領魔戒團南行並保護他們，必須追隨魔戒並保護攜帶魔戒的弗羅多。Boromir 死亡後他瞭解攜戒者弗羅多離開團隊的含意，知道魔戒團責任已了，才轉身追擊奧克，並加入人類的戰役。 

阿拉岡有幾項作為很令我欣賞。 

號角堡戰役後，他從真知水晶球得知南方有一股邪惡勢力正在集結，若不趕快，岡多爾將迅速陷落，於是他願意冒險走死亡之路，希望幽靈人能遵守誓言，聽從國王的召喚共同禦敵。凝視水晶球對抗 Sauron 的思想需要堅強的意志力，他做到了，死亡之路是條勇者之路，他走得毫不猶豫。 

佩蘭諾原野之役戰勝後，甘道夫指出，若要攜戒者順利進入摩多的心臟地帶，躲過 Sauron 的注意而銷毀戒指，就要把 Sauron 的眼光吸引過來，讓他誤以為魔戒掌握在人類手中，所以膽敢組成大軍到摩多大門挑戰他。這是個險中求勝的招式，倘若魔戒落入 Sauron 手中，則中土淪陷，所有的種族將墮入萬劫不復之境。即使攜戒者最終成功摧毀戒指，作誘餌的大軍仍然沒有多少存活的希望，能看到新世界興起的人恐怕不多。安享勝利果實的是那些未上戰場的人，這批出征者謀求的是別人的幸福。 

甘道夫說完，第一位起身響應的就是阿拉岡。他不求苟安，不願意躲在敵後等待命運，願以自身生命換取攜戒者成功的機率。這種犧牲小我以成就大局的精神是我景仰的，讓他不僅僅是生而為王，而是以行動證明他是名符其實的國王。 

我想，就是這種氣質風度，讓 Arwen 甘願放棄永生而嫁給他。 

電影與書本，兩種不同身份的阿拉岡，兩種相異的英雄。你欣賞那一位？ 


魔戒～弗羅多與山姆

	托爾金筆下的弗羅多是個勇敢又有遠見的人。他聽了甘道夫的敘述，了解魔戒的邪惡與黑暗面，也清楚 Gollum（咕魯）的招供讓 Sauron 注意到夏爾地區，並即將展開搜索，危及家鄉甚至整個中土地區，唯一能拯救大眾的，就是將戒指拋入火焰山深處的末日山口，熔掉它、摧毀它。 

雖然一開始弗羅多還存有否認的心態，希望 Bilbo 未曾找到戒指，戒指也不曾傳到他手中： 

I wish he had not kept the Ring. I wish he had never found it, and that I had not got it! Why did you let me keep it? 

他也曾一度想把魔戒交給甘道夫保存，甘道夫理智的拒絕了。在嘗試毀滅戒指，將它丟進火中時，弗羅多卻順勢將戒指收回自己的口袋。這舉動讓他發覺魔戒的力量已在他身上起了作用。內心交戰之下他願意暫時保管魔戒，直到交給有能力的人接管為止。而為了避免讓夏爾地區陷入災禍，他必須儘早將它帶離夏爾，甚至從此流浪而不得返鄉。這種決定不是軟弱的人能下的，而他日後的表現也可圈可點。 

‘I do really wish to destroy it!’cried Frodo.‘Or, well, to have it destroyed. 

‘I suppose I must keep the Ring and guard it, at least for the present, whatever it may do to me.’ 

‘I hope that you may find some other better keeper soon. But in the meanwhile it seems that I am a danger, a danger to all that live near me. I cannot keep the Ring and stay here. I ought to leave Bag End, leave the Shire, leave everything and go away.’ 

‘But this would mean exile, a flight from danger into danger, drawing it after me.’ 

托爾金的弗羅多為了不讓戒指被找到，主動、有計劃的攜戒離開，而電影的弗羅多則是為了逃避逼近的危險，慌張的離開夏爾。雖然都是東行將戒指帶往裂谷，但動機與作風不同。托爾金的弗羅多已是五十歲的成年人，因擁有魔戒而保持三十三歲的模樣，成熟且穩重，而電影的弗羅多卻是三十出頭的年輕人，像富家公子那般不耐打擊，並且意志力薄弱（跟書本比較），體力不足。 

書本中，在風雲頂（Weathertop，威瑟托普）的西邊山腳（電影改編為山頂），弗羅多面對黑騎士逼近，雖然極度恐懼，仍揮劍抵抗。他被刺中，留在左肩深處的碎片一路上造成痛楚，他卻苦撐了十七天，在體力尚能支撐時與同伴一同步行趕路。若是人類受了同等的傷勢早已身亡，更不可能在渡口還殘留力量對抗黑騎士的召喚。或許愛隆王（Elrond）就是感於這種耐力與意志力，在他自願前往摩多毀滅魔戒時，給予極高的讚美，認為他的地位應該凌駕哈多、胡林、圖林及比倫等古代偉大的人類之上。 

‘But it is a heavy burden. So heavy that none could lay it on another. I do not lay it on you. But if you take it freely, I will say that your choice is right; and though all the mighty elf-friends of old, Hador, and Hurin, and Turin, and Beren himself were assembled together your seat should be among them.’ 

抵達裂谷，弗羅多的責任已了，他很想回家，但在愛隆王的會議上為何又要淌進渾水中？書本寫得比較隱喻，電影演得比較坦白：他在會議上看到各種族爭執不休，預見了中土世界即將分崩離析而毀滅，被魔戒征服，才毅然決然扛起這個重擔。他講的那句話：「I will take the ring to Modor, though, I do not know the way.」原著也有。 

電影中，在 Moria 礦坑，他對甘道夫說：
「I wish the ring had never come to me. I wish none of this had happened.」 
起初弗羅多只是做他應該做的事，身處時代巨輪中被推著走，無奈的當個 ring bearer。但到片尾他經歷了奧克與 ringwrath 的追殺，失去甘道夫的痛楚，又看到了 Boromier 被誘惑而喪失理智，阿拉岡願意以生命保護他，想到同伴們心甘情願的犧牲付出，他才認清，摧毀魔戒是他自己的重擔，一件無法交由別人完成的任務。他不願意魔戒團的成員一個個受到戒指的引誘而墮落，不願意再有朋友因他而喪命，所以獨自渡河東行。這時片子重覆 Moria 中的對話： 

Frodo : 

I wish the ring had never come to me. I wish none of this had happened. （我希望魔戒從未交到我手中，我希望這一切都未曾發生。） 

甘道夫 ： 

So do all who live to see such times, but that is not for them to decide. All we have to decide is what to do with the time that is given to us.」（每個活著的人都曾經歷過這種狀況，但是我們無法決定命運該怎麼安排。唯一能做的事，就是在時候來臨時決定自己該怎麼做。） 

這段對話書本中出現在貝金兜底（Bag End），當弗羅多聽到甘道夫揭開魔戒真象的時候。我很欣賞這段對話。太多的人遇到阻礙只是原地踏步怨嘆：「為何是我？為甚麼這件事要發生？如果沒發生該有多好？」其實這些唉嘆對現實毫無幫助，能做的只有認清真象，勇敢踏穩腳步走下去而已。 

Frodo wouldn't have got far without Sam. 

山姆是個個很純樸的人物，一位走在街上不會引起人注意的小角色。他的心願很單純：住間好屋子，迎娶心愛的 Rosie，弄塊田地種花蒔草，愉快的一天吃上六頓飯，飯後在火爐邊抽著煙，吹噓冒險故事給孩子聽。 

可是他對精靈的好奇心，對魔戒黑暗勢力的恐懼，對主人的關心，使他誤打誤撞參與了整個行程。他的目標很單純：盯好他的主人，服伺他、必要時協助他，直到完成任務返家。精靈告訴他不要離開主人，他回答： 

‘Don't you leave him! they said to me. Leave him! I said. I never mean to. I am going with him, if he climbs to the Moon, and if any of those Black Rulers try to stop him, they'll have Sam Gamgee to reckon with, I said. They laughed.’ 
（他們叫我不要離開他。「 離開他？我根本沒這打算。就算他要爬上月亮，我也要跟著去。如果任何一位黑大王要阻止他，他可得把我山姆．甘姆齊算進去。」我這樣回答，而他們都笑了。） 

山姆像隻忠狗般緊跟著主人，也像個朋友一樣為他付出。愛隆王的會議他溜去參加了，在阿蒙亨他是唯一猜測出弗羅多心意的人，趕在最後一刻折回山下，冒著淹死的危險追上主人的船，兩人一同進入黑暗之地。 

若以現代推崇自由，主張平等，看輕權位，標榜個人主義的眼光來看，會認為山姆是愚忠，是奴性的表現。是唐吉柯德中跟班的 Sancho，是那種當英雄成功後會被甩在一旁的配角，這種人在現代已經快要絕種了。 

但認真分析起來，每個成功的人物背後，都有至少位默默耕耘不求回報的支柱。或許是他的太太，她的先生，或許是同事、老師、兒女、朋友。只因為抱持著一個信念～想協助他達成偉大的目標，他們在經濟或精神上盡力相助而不求報償。如果少了這種無私的奉獻，成功將變得遙不可及。 

山姆只求當個協助者的角色，他尊重主人的意願不去碰觸魔戒，他希望弗羅多趕快將它丟入末日山口，就可以早點返家。可是命運卻讓他不得不離開誤判為死亡的弗羅多，拿起戒指繼續未完的行程。攜帶魔戒時他看到強大的山姆，領軍摧毀邪惡，將世界變得美好。就是因為他充滿對主人的愛，對權勢無所欲求，所以雖然魔戒給他美好的幻覺，他卻能抵禦它的誘惑。 

在莫亥峽谷，他怕水中有毒而要求先喝，一路上將大多數的飲水與食物留給弗羅多，甚至背著主人爬上火焰山。如果說弗羅多很偉大，山姆的成就絕不輸於他。沒有山姆，弗羅多將不能成就大業；只有山姆，他也將不可避免受到魔戒的引誘而沉淪。 

Frodo can't go without Sam, and Sam can't achieve anything without Frodo. 你同意嗎？ 


魔戒～異族通婚

	托爾金的故事中提到幾對異族通婚的例子，下場卻不盡相同。 

最早的是精靈辛戈爾（Thingol＝Elwe，灰袍之意）與邁雅（註１）美麗安（Melian）在東貝爾蘭的艾莫斯谷（Nan Elmoth）相遇，相戀而結婚。辛戈爾是 Telerian 族（帖勒瑞族）的領袖之一，原本與兄弟歐威（Olwe）共同率隊西遷，歐威繼續行程，但部份族人與他留在貝爾蘭地區建立王國。因著他的名字，這些艾爾達精靈（Eldar）被稱為灰精靈（Sindar，辛達精靈）。辛戈爾是到過 Valinor 見過雙聖樹光輝的光明精靈，加上美麗安的教導，他的子民變得很有智慧。米爾寇（Melkor＝Morgoth）逃回中土壯大之後，中土又變得危險動亂，辛戈爾將人民撤退到多瑞亞斯（Doriath），以明霓國斯（Menegroth）為都，美麗安以神力佈下一圈迷幻帶，不只抵擋了米爾寇的攻擊，也讓外人無法進入，稱為美麗安環帶。 

諾多族（Noldor）返回中土，起初與辛戈爾相處甚歡，但諾多背信與殘殺帖勒瑞族之消息傳出後，辛戈爾大怒，就拒絕與他們往來，並廢止 Valinor 和諾多族通用的昆雅語（Quenya），全體人民都只准講辛達語。到第三紀時辛達語變成中土精靈的通用語，霧山東邊也講辛達語，但有森林精靈的口音（原著 Appendix F），南多語（Nandorian）則早已沒落。 

辛戈爾請矮人把貝倫（Beren）給他的那顆精靈寶鑽與胡林（Hurin）從芬洛德（Finrod）舊據點 Nargothrond 廢墟取得的項鍊 Nauglamir 鑲嵌一起，矮人工匠們想獨吞珠寶而擊殺辛戈爾，他們又被精靈殺害，僅有少部份逃回去。矮人聲稱是精靈王為了拒付工資而殺人滅口，發兵攻入明霓國斯，凱旋回鄉時又被貝倫率領的綠精靈攔截殺害，從此精靈與矮人交惡。 

辛戈爾死亡後美麗安傷心離去，回到阿門洲（Amen），居住在眾神的國度。她的魔力從中土消退，美麗安環帶也失效，從此多瑞亞斯沒有魔法保護，所以矮人才能攻入明霓國斯。露西安死亡後費諾（Feanor）的兒子們要求索回原本屬於他們家族的精靈寶鑽，被辛戈爾之孫迪歐（Dior）拒絕，費諾七子發兵攻打多瑞亞斯，迪歐被殺，多瑞亞斯全毀，但精靈寶鑽仍在愛爾溫手中。這是精靈史上的第二次親族相殘。 

辛戈爾與美麗安生下女兒露西安（Luthien），當人族巴拉希爾（巴拉漢、Barahir）之子貝倫（Beren）從 Morgoth 鐵王冠上取得一顆精靈寶鑽之後，露西安嫁給貝倫，這是第二對異族通婚。但貝倫被 Morgoth 的大狼 Carcharoth 咬傷（註２）死亡，靈魂徘徊在維拉曼督斯（Mandos）的殿堂不肯離去。 

依照命運，精靈死後靈魂會到曼督斯的殿堂相聚（包括辛戈爾），有些可以重生並恢復前世的記憶（如格洛芬德爾 Glofindel），有些則無盡的等待，生前的記憶一直糾纏他，直到 Arda 世界結束。而人類的靈魂在短暫的等待之後就離開 Arda，只有大神 Eru 知道下落，連維拉都不清楚以後會不會再相見，還是從此煙消雲散。 

露西安見貝倫死亡，她的靈魂也離開軀體，飄到曼督斯的殿堂哭泣，維拉為之動容，曼威代轉大神 Eru 的旨意：露西安可以忘記她生前的悲傷，重生進到 Valinor，直到世界結束，但貝倫不能去，他的命運只有 Eru 能更動；或者她也可以與貝倫重生回到中土，但兩人從此變為凡人，死後也不能留在曼督斯的殿堂，靈魂將永遠離開世界。露西安以永生換取貝倫的生命，選擇了後者，兩人復活後回到貝爾蘭東南方歐西瑞安的嘉蘭島上居住，直到死亡。因此精靈族“真正的永遠的”失去了她。 

在精靈與 Morgoth 的第五次大戰～數不盡的眼淚之役（Nirnaeth Arnoediad，The Battle of Unnumbered Tears），住在多爾露明（Dor-lomin）的人類由馬拉赫家族的胡林與胡爾（Hurin & Huor）率領，替特剛（Turgon）斷後，讓精靈率殘部逃回貢多林（Gondolin），這批敢死軍只有胡林一人存活。胡爾之子圖爾（Tuor）受邁雅烏歐牟（Ulmo）之助進入貢多林，不但習得了精靈的智慧與學問，也與特剛之女伊綴爾（Idril）結婚，這是第三對異族通婚。 

貢多林陷落後圖爾帶著伊綴爾與孩子率殘部退到西瑞安河口（Sirion）居住，與先前多瑞亞斯撤退的灰精靈混在一起，由住在巴拉爾島上的 Fingon 之子吉爾加拉德 Gil-galad 統領。圖爾年老後與伊綴爾駕船出海西行，據說他們終於抵達 Valinor，被視為諾多族對待，命運也與其他人類分開。 

在西瑞安河口時，圖爾之子埃蘭迪爾（Earendil）與迪歐之女愛爾溫（Elwing）結婚，生下兩子 Elros 與埃爾隆德（愛隆、Elrond），由於混有人類的血統，被稱半精靈 Half Elves。此時中土僅存西瑞安河口與巴拉爾島兩塊淨土，且持續受到 Morgoth 的威脅。 

費諾的兒子們因受當年的誓言束縛，不容許精靈寶鑽落入他人手中，對西瑞安發動攻擊，僅有少數精靈逃脫躲到巴拉爾島，這是精靈史上的第三次親族相殘。愛爾溫戴著精靈寶鑽投海，烏歐牟將她化為海鳥，飛到先前出海的丈夫埃蘭迪爾船上。有了寶鑽之助，埃蘭迪爾終於達成他出海的目的～到 Valinor 尋求眾神的協助。他懇求他們原諒當初諾多族的背叛和罪行，並請諸神對人類與精靈伸出援手。埃蘭迪爾與愛爾溫雖然混有人類的血統，但在維拉同意下半精靈可以選擇自己的歸屬，他們都選擇歸附精靈，從此留在不死之地不准再返回中土。 

Morgoth 被囚禁後進入第二紀，Elros 選擇當人類，在第二紀統治努美諾爾島，由他傳下阿拉岡的血系。埃爾隆德選擇當精靈，在第三紀時居住的裂谷成為對抗 Sauron 的堅強據點，並生下阿爾溫（Arwen、亞玟）。埃爾隆德把阿拉岡養大，視如己出。當他知道兩人相戀後，了解命運不是自己能掌控的，他說：
“Maybe, it has been appointed so, that by my loss the kingship of Men may be restored.”
（也許這是命定的，經由我的損失，可以讓人類的王權維持不斷。）
埃爾隆德提出要求：阿拉岡必須同時當上阿諾爾與岡多爾兩國的國王。當 Sauron 毀滅，阿拉岡當上國王後，與阿爾溫結婚，這是第四對異族通婚，也是第三次精靈與人類的結合。 

阿拉岡死後走的是人類的命運，可是阿爾溫能否選擇回去精靈中生活？ 

照魔戒書中寫的，她變成人類，所以當父親埃爾隆德由港口離開時她將不能同行：
“For I am the daughter of Elrond. I shall not go with him now when he departs to the Havens; for mine is the choice of Luthien, and as she so have I chosen, both the sweet and the bitter.” 

可是在書本附錄卻這麼寫，在阿拉岡死亡前叫阿爾溫回去找族人，
“go to the Havens and bear away into the West the memory of our days.”
她回答：
“There is now no ship that would bear the hence, and I must indeed abide the Doom of Men.”
表示她若有船，就可以回到 Valinor，不必依著人類的命運死亡。這邊就有點缺陷了。 

精靈族群中一定能找到暗戀她或喜歡她，願意在中土等待一兩百年，等阿拉岡死亡後，以船隻將她接回不死之地的。至少，若我是 Elrond 的兒子，又曾與阿拉岡併肩對抗 Sauron，有極高的比率會巴著瑟丹教我航行，請瑟丹造艘船給我，等阿拉岡死亡後帶著妹妹坐船回到 valinor。而且雖然埃爾隆德與瑟丹在第四紀初就坐船西行，中土還有不少精靈逗留，Legolas 就在阿拉岡死後才帶著矮人 Gimili 出航的，找不到船這點難以令人同意。她不能前往不死之地與族人會合應該另有原因。 

露西安是為了救回死亡的貝倫才放棄永生，嫁給人類圖爾的伊綴爾並未放棄精靈的命運，甚至還和圖爾一起前往 Valinor。阿爾溫並未做出露西安那麼重大的犧牲，卻成為 mortal woman，會死亡的人類，可能跟她的血統有關。她是埃爾隆德之女，也是混有人類的血統的半精靈，所以當她選擇嫁給人類時，就決定了她的歸屬，如同維拉當年讓埃蘭迪爾、愛爾溫與他們的兒子們所下的抉擇一樣，只有一次的選擇權。 

其實魔戒書中暗示至少還有一組精靈與人類的通婚。當 Legolas 見到 Dol Amroth 來的伊姆拉希爾王子（Prince Imrahil），就看出他有精靈血統，表示尼姆羅代爾 Nimrodel 的族人離開羅瀲從貝爾法拉斯灣出海時，並未全數離去。至於這些逗留中土，在人類中留下血緣的精靈的命運，書中沒有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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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１： 

邁雅＝Maiar，是類似 Vala（瓦拉、維拉、大天使）但力量較小的神靈，與甘道夫、薩魯曼甚至炎魔巴洛格（Balrog）都是同一級的神，只是炎魔很早就投靠黑暗勢力。 

註２： 

詳情請參閱精靈寶鑽，聯經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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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爾金的著作 

我先介紹托爾金的著作，如果你沒興趣請直接跳到下面。 

哈比人歷險記（The Hobbit，1937）、魔戒（The Lord of The Rings，簡稱 LOTR，1954-55）兩書是在托爾金（J.R.R. Tolkien，1857～1973）在世時出版的定稿，精靈寶鑽（The Silmarillion，簡稱 SIL，1977）也是在生前完成，卻因出版商不配合，直到死後才由他兒子整理出版。除了這三套書，托爾金漫長的一生中還寫下來許多概念、摘要、筆記、短籤、註解，經由老托不懈怠的修改、潤飾、補充，創造出嘆為觀止的中土世界。他的努力涵蓋整個中土的歷史、歌謠、語言、曆法、民族、風俗，細節前後呼應，嚴謹且完整，可惜年歲催人，無法在生前整理出書。現在由兒子 Christopher Tolkien 接手整理。 

「The Road Goes Ever On: A Song Cycle」是老托於1967年發表的詩。除了這些與中土直接相關的書之外，他生前還發表過其他作品： 

· 「Leaf by Niggle」（1945年出版）＋「On Fairy-stories」（1947），合併為「Tree and Leaf」出版， 

· 「The Homecoming of Beorhtnoth」（1953年出版）， 

· 「Farmer Giles of Ham」（1949）， 

· 「The Adventures of Tom Bombadil」（1933）， 

· 目前市面上買得到的「The Tolkien Reader」，集結上述五篇，於1966年出版。 

· 「Smith of Wootton Major」（1967） 

由兒子 Christopher Tolkien 獨立或與其他人合作整理，和中土有關的書包括： 

· 「Pictures by J.R.R. Tolkien」（1979） 

· 「Unfinished Tales」（簡稱 UF，1980年出版） 

· 「The Letters of J.R.R. Tolkien」（Humphrey Carpenter 與 Christopher Tolkien 合作，1981） 

· 「A Tolkien Compass」包括老托寫的「Guide to the Names in The Lord of the Rings」（1975），小托有沒有協助整理不確定。 

· 「The History of Middle-earth Series」（整系列共十二本）

和中土無關的書包括： 

· 「The Father Christmas Letters」（1976） 

· 「Roverandom」（1998） 

· 「Mr. Bliss」（1983） 

上面只是寫出較為人知的作品，搜集並不完整，學術著作也未列入。想瞭解更詳細的內容，可以參考： 

· Talking About Tolkien 網站 

· Books by J.R.R. Tolkien 網站 

「The History of Middle-earth Series」十二本的內容比較零亂破碎，除了用以補充三套巨著的細節之外，還收錄老托曾寫過的不同版本或稿件，讀者可用來分析托爾金的創造歷程及轉變，比較不適合一般讀者。不過 UF 主要是收錄未發表於三套巨著中的故事，以及補充細節，頗值得一看。如果前三本讀完還覺得意猶未盡，建議你買這本作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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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諾多的厄運」Noldor's Ban 

魔戒對於羅瀲 Lorien 人物的描述，除了美豔又能洞察人心甚至未卜先知的 Galadriel，以及她先生 Celeborn 之外，還提到 Nimrodel & Amroth 這對情侶，Unfinished Tales 對這四位人物與羅瀲歷史有更詳細的說明，在Part two（The Second Age），Chapter IV，The History of Galadriel and Celeborn。介紹故事之前我得先簡介諾多族為何離開不死之地，又為何承受了「諾多的厄運」Noldor's Ban。 

第一紀之前，遷徙到不死之地（Valinor）的諾多族（Noldor）受了 Melkor（Morgoth） 的離間，不但指責維拉（Valar）故意將他們關在 Valinor，以便將整個中土大陸留給一如（Eru）次生的子女（人類）發展，諾多王子之間還互相指責對方為了爭寵而捏造自己的壞話，拔刀相向，差點演出流血事件。諾多族的能力是一如所賜，技藝是維拉所教，精靈寶鑽的光芒也取自雙聖樹，可是費諾卻認為精靈寶鑽是自己的心血，其他人都沒有貢獻。他誤信 Melkor 的謊言，以為維拉因為嫉妒而想佔有他的寶鑽，開始產生不滿，並將寶鑽藏起來。 

當 Melkor 與毒蛛 Ungoliant 摧毀雙聖樹後逃離 Valinor，費諾不知道精靈寶鑽也被 Melkor 奪走，斷然拒絕維拉的提議～「犧牲寶鑽以拯救雙聖樹」。他認為維拉要動手奪取自己的寶貝，揚言精靈寶鑽是自己創造的，任何人都無權佔有。等發現父親 Finwe 被殺害與寶鑽失蹤後，費諾與七個兒子共同發誓，要追殺 Melkor 為父報仇，並奪回寶鑽，倘若誰擁有寶鑽就是全諾多族的敵人，不管維拉還是一如都一樣，他們會追討到底。此舉激怒了維拉。 

費諾為報父仇想率族人追殺 Melkor，但 Melkor 是維拉階級，能力比諾多族強，此舉只是白白送死。僅管維拉勸阻，大部份的諾多族還是在費諾聳恿之下離開不死之地，因此維拉下了禁令，所有離開的精靈將永生不得返回 Valinor，終生被困在中土，倘若沒有被殺，也將逐漸感到衰弱疲倦。而對於費諾與七子，見到他們為了渡海，甚至強搶 Telerin 族的船隻，殺掉不少精靈同胞，維拉們更詛咒他們永遠得不回精靈寶鑽，族人都將流離失所，死於非命。這就是「諾多的厄運」Noldor's B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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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ladriel 的身世與野心 

那麼同屬諾多族的 Galadriel，是否參與喋血事件，如何前往中土，為何不回 Valinor？這要從她的身世說起。 

在 Valinor，費諾 Feanor 是最強大有能力的精靈王子，他的父親是諾多族族長 Finwe，母親也是同族的 Miriel，但 Miriel 死後 Finwe 續弦，娶了 Vanya 族的 Indis，生下 Fingolfin & Finarfin，所以 Finarfin 與他的兒女 Galadriel & Finrod 都遺傳到祖母的金髮。 

Galadriel 不僅長得高大美麗，膽識過人，體能也與費諾並駕齊驅，智慧更遠超過他。她有洞悉人心與預言的特異能力，但是依然善體人意，慈悲為懷。她的髮絲散放出耀眼的金光，似乎鎖住了金銀雙聖樹的亮光，費諾也因此產生了將光芒鎖在精靈寶鑽中的構想。費諾在 Valinor 時曾三次向 Galadriel 索討一小束頭髮，都被拒絕。所以在魔戒中，羅瀲道別那章，矮人 Gimili 也向 Galadriel 討一根頭髮，自然語出驚人，讓周遭的精靈大吃一驚，沒想到 Galadriel 不但答應了，還送給他三根。 

雖然有雄才大略，Galadriel 在 Valinor 卻找不到發展的機會，聽到 Melkor 的遊說，想在彼岸創建一塊歸自己統治的國土，所以逮住機會隨著諾多族前往中土。她不但沒參與費諾奪船喋血事件，還幫著母親（Telerin 族的 Earwen）的親族抵抗費諾。她也沒有發誓追討精靈寶鑽或追殺 Melkor。 

老托最晚期的版本，在過逝前一個月完稿，提出一個不同的故事：Galadriel 為了想前往中土發展，所以向娘家學習造船與航海術，也因此認識 Telerin 的王子 Celeborn。他們沒有跟費諾大軍一起行動，在費諾攻擊 Telerin 的海港 Alqualonde 奪取船隻時僥倖逃脫，還比他早一步登陸中土，上岸後直接去找造船者瑟丹（Cirdan），往後的年月與灰精靈之王 Thingol 相處融洽。 

但早期以及大多數的手稿還是記載她跟諾多大隊一起行動，不過既沒發過惡誓也沒有殺害親族。在這些版本中，Olwe、Elwe、Elmo 是（Telerin 族）三兄弟，Olwe 前往 Valinor，Thingol 統治 Doriath。Celeborn 是 Elmo 的孫子，一直留在中土，Celeborn & Galadriel 在 Doriath 認識並結婚。Doriath 毀滅後雙雙逃脫。接下來的發展又分成兩個不同的版本。因為老托終其一生不斷改寫或修訂他的文稿，所以沒有“標準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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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里京與羅瀲史話 

Unfinished Tales Chapter IV 包含〈Concerning Galadriel and Celeborn〉與〈Amroth and Nimrodel〉兩小節，分別收錄了好幾則不盡相同的故事。 

〈Concerning Galadriel and Celeborn〉那節的摘要： 

第一紀結束，Melkor 被關起來，Galadriel and Celeborn 搬到 Eriador，II-350~400 左右生下兒子 Amroth。Galadriel 感覺中土仍有邪惡盤踞，需要堅強的據點，但 Celeborn 對矮人存有偏見與怨恨（矮人殺掉 Thingol），不願意經由 Moria 前往 Lorien，所以兩人留在迷霧山脈（Misty Mountains）西側建立艾里京 Erigion，先前居住在貝爾蘭 Beleriand 的 Noldor & Sindar 也陸續移居艾里京和羅瀲，將文化語言引入兩地。 

在偽裝成 Valinor 使者的索倫指導之下，Celebrimbor 造出權力之戒，並與其他工匠（Mirdain 等人）奪取艾里京統治權。失勢之後 Celeborn 仍留在艾里京，但 Galadriel 帶著兒女 Amroth & Celebrian 搬去羅瀲。當 Celebrimbor 發現索倫的企圖與至尊戒的存在，聽從 Galadriel 的勸告藏起精靈三戒。 

II-1695 索倫對 Eriador 發動佯攻，隨即轉向攻陷艾里京，並抓走所有的工匠。找不到精靈三戒的索倫把怒氣發在前來支援的 Elrond。靠著羅瀲的 Amroth 與 Moria 矮人的救援兵力，Elrond 勉強率艾里京殘部逃進裂谷（II-1697）。 

索倫追不上 Elrond，回頭想攻擊羅瀲與 Moria 矮人的軍隊，但矮人將西大門深鎖，讓他無法下手，從此索倫恨透了矮人，命令 Orc 盡一切可能騷擾掠奪莫利亞的矮人。 

兩頭碰壁的索倫判斷精靈三戒藏在吉爾加拉德統治的 Lindon，於是將部份兵力駐守在北方封鎖 Elrond，發大軍橫掃 Eriador，直逼 Lindon，順便收回人類手中的九枚權力戒。努曼諾爾人應吉爾加拉德之請從努曼諾爾島出兵，渡海後順 Baranduin（後來改稱白蘭地河）上溯，前後夾擊之下索倫僅以身免逃回摩多，裂谷也解困了。 

Galadriel 將羅瀲交由兒子 Amroth 治理，帶女兒 Celebrian 到裂谷找 Celeborn，（所以 Elrond 與 Celebrian 才會認識並結連理），又搬到 Belfalas 的 Dol Amroth。直到第三紀 Moria 陷入災難，III-1981 Amroth 失蹤，兩人才回到羅瀲並統治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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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roth & Nimrodel 的故事 

〈Amroth and Nimrodel〉那節的重點在講述 Amroth & Nimrodel 的故事，但與前面這段有很明顯的差異。以下是摘要： 

羅瀲是 Silvan Elves 的國度（Nandor），原本講 Silvan tongue（Nandorin），但由 Sindar 族的國王 Amdir 治理。II-3434 國王在 Dagorlad 戰死後改由兒子 Amroth 繼位（Amroth 的身世改變了！）。自從諾多族由西方登陸，Belerind 戰亂不斷，艾里京被毀後大批的 Sindarian 遷入羅瀲，南多語（Nandorin）逐漸被捨棄，羅瀲改說辛達語 Sindarian。 

Nimrodel 是 Silvan Elves，雖然與 Amroth 相愛，但不願意忍受羅瀲的變遷，也不想放棄南多語，遂搬到靠近北方邊境的 Nimrodel 溪畔獨居。第三紀，矮人驚動了蟄伏在地底的 Barlog，杜林的子孫逃離 Moria 遷往鐵山山脈（見哈比人歷險記），奧克進駐唱空城的莫利亞，大肆掠奪並南下侵略羅瀲。在 Barlog 與奧克雙重威脅下 Nimrodel 驚慌失措，向南逃難。 

Amroth 在范岡森林邊緣追上她，她要求 Amroth 把她帶到安全的國度，也只有在那種環境才肯答應嫁給他。於是 Amroth 放棄王位，兩人南下尋找通往西方之路。穿越動亂的岡多爾與白山山脈時雙方走散了，Amroth 先抵達位於 Belfalas 的海港，與那些預備離開的精靈每晚都睡在船上等她。 

秋天的一陣突發的暴風雨將繫泊的精靈船吹離海岸，清晨來臨，Amroth 看到海岸漸漸遠離，發狂似的跳入狂濤怒海想泅回岸邊。船上的精靈看他游去，後來因為陽光眩目而失去蹤影。從此不論在中土或者在西方，再也無人聽到 Amroth 的消息。Nimrodel 最後終於來到 Belfalas，但愛人已不見蹤跡，她的歸宿無人知曉。 

這段期間也有不少想逃離羅瀲動亂的精靈南下，Mithrellas 迷途後嫁給人族 Imrazor，生下一對子女 Galador & Gilmith，所以後代 Dol Amroth 的王子帶有精靈血統。Mithrellas 後來又偷偷離去，她的下落也不為人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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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ladriel 為何不回 Valinor？ 

第三紀 III-1981 Galadriel & Celeborn 回到羅瀲，藉著 Galadriel 手上的精靈戒 Nenya 與她的才華，羅瀲變成中土大陸最美最堅強的家園。他們認為自己只是暫代治理這塊土地，因此不取用國王或王后的稱謂。 

第一紀末，Melkor 在憤怒之戰（War of Wrath）失敗後，中土恢復和平，當年出走的諾多族精靈也獲得維拉寬恕得以自由返回 Valinor，Galadriel 為何不回去？ 

有的版本寫到，Galadriel 因為太驕傲，不願意以這種“被寬恕”的理由回去，所以拒絕了。 

還有的版本認為，她當初來到中土就是要發展自己的王國，施展抱負，做番轟轟烈烈的事業，目標尚未達成當然不可能放棄。雖然受 Nenya 戒指的影響使她開始思念 Valinor，但一直要到羅瀲發展成中土大陸最耀眼的珍珠，她的智慧與能力達到巔峰，所有的理想抱負都已實現，她才真正開始想家。第三紀末她拒絕了送到眼前能讓權力達到極限的至尊魔戒，這種舉動讓她趨於完美，她也知道自己通過了考驗，於是在索倫滅亡後心甘情願的回西方去了。 

按照〈Concerning Galadriel and Celeborn〉那節的另一種說法，第一紀末她感受到 Melkor 雖然被除掉了，但還有一股邪惡盤踞在中土等待時機，所以即使可以回西方，仍主動留下來建立精靈堡壘，並聯合中土各民族抵抗漸漸凝聚的邪惡。至於 Giladriel 是在第一紀末就被維拉原諒，還是直到她拒絕至尊魔戒並協助扳倒索倫之後才被原諒，老托寫了好幾個版本，就不一一敘述了。 

^Top
精靈與矮人的仇恨 

Galadriel、Celeborn 兩人對矮人的態度完全不同。 

Celeborn 是灰袍辛葛 Thingol 的親戚，Nogrod 的矮人殺死 Thingol，間接造成 Doriath 的毀滅，所以他憎恨所有的矮人族，雖然莫利亞的矮人是無辜的，他也不願意進入他們的宮殿，因此遲遲不跟 Galadriel 搬到羅瀲。 

Galadriel 屬於諾多族。該族對於手工藝有著不可抗拒的喜愛，這種天性深植心中。在 Valinor 他們就深受奧力 Aule 指導，搬到中土後自然對手藝精巧的矮人產生好感。此外，矮人也是奧力創造的，被視為“奧力的子女”，對老師的小孩當然不排斥了。還有一項因素，Galadriel 預知這股新掘起的邪惡力量要靠中土各民族共同對抗，所以主動與矮人保持良好關係。 

從魔戒 Chapter 6 Lothlorien 那章就可以看出兩人對矮人有不同的態度。Celeborn 直覺的責怪矮人再度驚動 Barlog，造成甘道夫死亡： 

"We long have feared that under Caradhras a terror slept. But had I known that the Dwarves had stirred up this evil in Moria again, l would have forbidden you to pass the northern borders, you and all that went with you. And if it were possible, one would say that at the last Gandalf fell from wisdom into folly, going needlessly into the net of Moria.’ 

以 Celeborn 責怪矮人的口吻，Gimili 若不是深陷在失去甘道夫的悲傷中，很有可能惱羞成怒，抽出斧子幹架去也！ 

可是 Galadriel 接下來的一番話不但撫平了 Gimili 的傷痛，也化解了矮人與精靈間的芥蒂。 

Gimili 的回禮與對話：
‘Yet more fair is the living land of Lorien, and the Lady Galadriel is above all the jewels that lie beneath the earth!’ 
更讓 Legolas 與 Gimili 的關係改善，進而變成好朋友。從這邊可以看出 Galadriel 的大智慧與高超的處世手腕。 

^Top
艾里京與羅瀲的地理位置 

關於艾里京與羅瀲的地理位置，這裡加以補充說明。 

艾里京（Eregion，又名 Hollin）位於迷霧山脈西側，可經由沿著 Sirannon 溪流鋪設的路抵達莫利亞西牆，通過 Elven Door 進入莫利亞。 

Elven Door 就是魔戒 II-Chapter 4，A Journey in the Dark 裡面的附圖，鑲嵌著祕銀。上面的鐵鎚與砧是杜林的紋章，被七顆星包圍的王冠是努美諾爾人的象徵，那七顆星指的是七顆能看到遠方的真知石（Seeing stones），兩棵上面掛著彎月的樹代表精靈所喜愛的金銀雙聖樹，中央放射光芒的星星代表費諾家族。 

羅瀲位於迷霧山脈東側，西界與南界是銀流河（Celebrant=Silverlode），東邊以安都因河為界。 

Fild of Celebrant 指的是銀流河南岸到范岡森林流出來的 Limlight 溪北岸之間，安都因河以西那塊舌狀狹長的土地，又名 Parth Celebrant。早期被視為羅瀲的領域，但精靈不住在這裡。它有著零星分佈的低矮樹林，一直延伸到范岡森林，范岡也不屬於羅瀲。中期由於奧克利用這附近的淺灘渡河侵犯人類，岡多爾派兵駐守，將它歸屬為自己的北疆。晚期這塊土地屬於羅汗國。 


魔戒～ Pukel-men 與野人

	Pukel-men ＝ Wild Men ＝ Woses ＝ Druedain？
這裡引用的是 Unfinished Tales（Part Four, The Druedain），LOTR 以及精靈寶鑽的內容。 

第一紀初，當人類三大家族越過林頓山脈（Ered Lindon＝Ered Luin 藍色山脈＝隆恩山脈）到達歐西瑞安（Ossiriand）時，依照抵達的順序分別為：
老比歐家族（Beor the Old）、哈拉丁（Haladin）家族與馬拉赫（Marach）率領的哈多（Haador）家族。最晚到達的哈多家族人數最多，是群長得高大、像戰士般集體行動的人民，語言和老比歐家族相似。 

哈拉丁家族有他們獨特的語言習慣，不太喜歡與其他人類或精靈來往，但仍舊是精靈的忠實盟友。雖然體形比其他人類矮小，卻是兇猛的戰士，而且不少戰士是女性。當他們在薩吉理安（Thargelion）的囤墾區受到奧克攻擊幾乎滅亡後，由女族長哈麗絲（Haleth）帶領殘眾西遷到貝西爾森林（Brethil），以後該族被稱為哈麗絲的族人（the Folk of Haleth）。 

哈麗絲的族人當中還混雜著幾百個長像怪異難看（以精靈或人類的眼光來判斷）的人：身軀矮小扎實，下肢粗短，寬臀，寬臉，厚眉扁鼻，眼框深陷，黑眼睛，臉上少有鬚髭，頭髮稀少細軟，四肢無毛，就算豐收時也很少暴食，只喝水，壽命比人類短。他們長得比哈比人高（約四尺），體格身高與耐力和矮人相似。聲音低沉有喉音，但笑聲爽朗，工作或休閒時喜歡開懷大笑，比較少唱歌。偶爾會顯露出無情、嚴厲或揶揄的表情，在憤怒時眼睛發出紅光，而且一旦被惹火了，會記恨許久。 

他們自稱為 Drughu，哈麗絲的族人稱呼他們為“Drug”（u 的上面有 ^ 記號），辛達語唸作“Dru”（u 的上面有 ^ 記號，複數為“Druin”&“Druath”）。但是當精靈認同他們也是人類（Quenya 語的 Antani，辛達語的 Edain），具有人性，並且是忠實的盟友之後，就在字尾加上“edain”（單數為“adan”），稱呼他們為 Druedain（u 的上面有 ˊ 記號）。 

岡多爾（Gondor）的歷史學家認為 Druedain 發源於摩多南方，先西行再北行，進入伊西林恩（Ithilien），渡過安都因河，最後居住於白山山脈（White Mountains）山谷及北麓的森林地。 

雖然有少部份的族人當任哈麗絲家族的警衛，與他們一起活動及遷徙，但大部份不顧周遭的敵意與迫害，仍隱藏在白山山脈討生活。第二紀努曼諾爾人（Numenoreans）登陸移居並開發中土，Druedain 為了逃避分成兩群，一部份移往白山山脈最西方，介於 Isen & Lefnui 兩河間，靠海的 Andrast & Druwaith Iaur 附近，到第三紀人數大幅減少，不確定剩多少人口。另一部份躲在白山山脈東方（Anorien 之南），岡多爾人還能偶爾看到他們的行蹤。 

跟隨哈麗絲家族的命運也不見得好到那裡。與 Morgoth 的多次爭戰使中土的精靈與人類死傷慘重，退守西瑞安河口時該族只剩下以婦孺為主的少數家庭存活。所以“The War of the Wrath～憤怒之戰”之後維拉允許 Druedain 與三大家族一起遷移到努曼諾爾島。在島上的生活平靜，他們的人口逐漸增加。第六任國王 King Aldarion the Mariner 在他父親仍在位時就開始以船隻往返中土，Druedain 覺得努曼諾爾島在不久的將來會面臨災難，也三三兩兩搭船遷回中土，因此在努曼諾爾島陸沉（Downfall of Numenor）之前已經走光了。至於這批返鄉的 Druedain 有沒有遇到同族人，以及後來的下落，老托沒有寫。 

Druedain 以小家庭或小族群為單位散居在森林中，對植物的知識相當豐富，甚至與精靈相若。擅於追蹤，嗅覺靈敏不輸於獵犬。會製造有毒的弓箭，但毒箭只准殺奧克（orc，雙方互為世仇）。精通染料知識，善於木雕或石雕，能刻出栩栩如生的各種雕像。Druedain 將自己形象的石雕擺在路口或轉彎處，稱為“watch-stones”。由於謠傳他們具有異能，並且能將部份“能力”灌注在雕像中，與它溝通，雕像甚至還能代主人出擊，（好像 Sauron 將部份魔力轉移到魔戒上一樣），所以奧克不敢摧毀它，除非人數眾多甚至還不敢進入“watch-stones”看管的區域。 

Druedain 還有一項令人吃驚的本領：能一連數天保持安靜不動。他們盤腿低頭，閉著眼睛或目光下垂，手放在膝蓋或大腿上，就這樣好幾天沒動作。有則故事講一位旅人在前往村莊的路上，看到路邊擺放著兩座栩栩如生的石雕，讚不絕口。三天後回程又經過那裡，旅人覺得累了，就將被雨水淋濕的外套披掛在其中一個雕像肩上曬乾，自己則靠著那座雕像睡著了。才睡沒久，被背後雕像的聲音吵醒：「我希望你有休息到了，但是假若你還想繼續睡，請移往旁邊那座雕像，因為它永遠不必伸伸腿，而且你的外套在這種陽光下也讓我覺得太熱了。」 

Druedain 這種保持安靜不動的本事，在他們當任警衛時充分發揮。入侵者感覺自己被惡意的眼光盯梢，卻無法找到監視的人，再想到 Druedain 的“魔力”和毒箭，自然膽戰心驚不敢越雷池一步。 

Druedain 是否就是 Pukel-men（u 的上面有 ˊ 記號）或者 Wild Men、Woses？雖然老托的手稿沒有明確答案，但從下面幾段記載可以猜到端倪。 

LOTR, Chapter 3 The Muster of Rohan
At each turn of the road there were great standing stones that had been carved in the likeness of men, huge and clumsy-limbed, squatting cross-legged with their stumpy arms folded on fat bellies. Some in the wearing of the years had lost all features save the dark holes of their eyes that still stared sadly at the passers-by. The Riders hardly glanced at them. The Pukel-men they called them, and heeded them little: no power or terror was left in them ... 

Such was the dark Dunharrow, the work of long-forgotten men. Their name was lost and no song or legend remembered it. For what purpose they had made this place, as a town or secret temple or a tomb of kings, none could say. Here they laboured in the Dark Years, before ever a ship came to the western shores, or Gondor of the Dunedain was built; and now they had vanished, and only the old Pukel-men were left, still sitting at the turnings of the road. 

位於鄧哈羅（Dunharrow）要塞路邊，整排年代久遠盤腿而坐的 Pukel-men 石雕，身形與傳說中的野人（Wild Men）相似，也與 Druedain 的描述一致，讓讀者聯想到 Pukel-men 指的就是 Druedain。但鄧哈羅要塞建於第一紀或第二紀初，遠在努曼諾爾人揚帆回到中土之前就存在了，建築者是誰都無人知曉。羅汗民族是在第三紀，伊奧王子（Eol the Young）率騎士南下幫岡多爾解圍後才遷居現今的領域，對古老的傳說不熟悉，所以（以羅汗的立場）不太可能告訴讀者 Pukel-men 是不是 Druedain。 

LOTR, Chapter 5, The Ride of the Rohirrim
這章提到不少隱藏在白山東側居民 Woses（the Wild Men of the Woods）的形貌特徵：會用毒箭，森林知識豐富，下巴肥厚少鬚，頭髮少，短腿，臂膀粗，身體寬厚，講話深沉有喉音，扁臉，黑眼珠，視力聽力不錯。梅里（Meriadoc Brandybuck）一看到他們的領袖 Ghan-buri-Ghan 就聯想到鄧哈羅的 Pukel-men。 

不過即使魔戒書中以 Wild Men 或 Woses 稱呼這群隱身 Druadan Forest，帶領羅汗援軍通過 Stonewain Valley 的民族，老托依舊沒有留下確切的註記，他的兒子小托也不敢肯定這群人就是古老的 Druedain，或者 Pukel-men。但古代歷史本來就是隱諱不明的，留下一點想像空間又何妨。 


魔戒～五位巫師 Istari

	· 巫師 Istari 的由來 

· 維拉的中土政策 

· 巫師的作為與年代大事

巫師 Istari 的由來 

第三紀初，人族的埃蘭第爾（Elendil）、安那里翁（Anarion）以及精靈王吉爾加拉德（Gil-galad）皆在最後聯盟戰役（War of the Last Alliance）身亡，薩烏隆（Sauron，電影翻譯索倫）也被推翻，伊西爾都（Isildur，電影翻譯伊西鐸）將魔戒視為戰利品，返回北王國 Arnor 的半途卻在迷霧山脈西側格拉頓平原（Gladdin field）被奧克伏擊。伊西爾都跳進安都因河試圖泅水逃亡，戒指卻從手指上鬆脫，失去魔戒隱身魔法保護的伊西爾都於溜上岸時被奧克殺害，從此魔戒下落不明。 

雖然魔戒未被摧毀，但薩烏隆與戒靈（Nazgul）都不再活動，中土暫時恢復和平。幾十年過去，Valinor 的維拉覺得不大對勁，由曼威（Manwe，e上面有兩點）召開會議，決定派遣使者回到中土。使者的能力至少須與薩烏隆相當，但在中土只能以肉身形態出現，不准動用自己的神力，必須憑著平等公正之心贏得精靈和人類的信任，再用引導協助的方式讓他們認清真正的敵人，從而對抗他們。 

局限在肉體的條件使得神靈的知識與智慧降低，因為憂慮、恐懼、疲憊而心生迷惑，也會因為留在中土太久而緩慢的衰老虛弱。他們雖然與精靈一樣不會因老邁或疾病而死亡，但仍能感覺饑渴、恐懼、疼痛、疑慮，甚至還可以被殺死。他們縱使還記得自己來自不死之地，但那記憶也變得模糊不清、如同幻影般的美麗渴望。處在被放逐的痛苦中，倘若受到薩烏隆的欺騙，還有可能忘卻自己的任務，或受到蠱惑而變節投向黑暗勢力，這是使者們可能遭遇的變數。 

為何維拉要弄得那麼複雜，不乾脆派遣一批神靈直接殺死薩烏隆與一干壞蛋？這要從“維拉的中土政策”談起，下面另有說明。反正政策決定了，就公開徵求志願者，不料只有兩位邁雅（Maiar）站出來，就是服侍奧力（Aule，e上面有兩點）的 Curumo，與服侍 Orome（e上面有兩點）的 Alatar。曼威另行指定 Olorin（o上面有ˊ）參加，雅凡娜（Yavanna）要求 Curumo 帶 Aiwendil 一起走，Alatar 要求 Pallando 結伴同行，以上就是五位來到中土並為人所知的巫師 Istari。歷史並無記載還有沒有其他的神靈或巫師出現在中土。 

五位 Istari 的名稱與資料
Quenya名
服侍
能力
通用語名
辛達名
其他名字
衣服
Curumo

奧力
巧手，
發掘秘密
薩魯曼
（Saruman）
Curunir
i上面有ˊ
-

白
Alatar

Orome

中土的知識
無
無
不詳
藍
Pallando

Orome

中土的知識
無
無
不詳
藍
Olorin

曼威
火、
喜愛精靈
甘道夫
（Gandalf）
Mithrandir

Tharkun
（矮人）
Incanus
（南方）
灰
Aiwendil

雅凡娜
喜愛萬物
Radagast

-

-

褐
最早來到中土的是形象高貴有著一頭黑髮與美好聲音的薩魯曼，他經常前往東方探訪，後來才在艾辛格定居。薩魯曼初到中土時仍把持著高尚的目的，但逐漸變得驕傲與缺乏耐心，想要憑自己的力量打倒薩烏隆，掌握權力。他逐步挖掘出魔戒的真象，卻被那股力量誘惑，想要掌控它、佔有它，甚至不惜以武力奪取。追逐權力的野心讓他一步步走向黑暗，最後完全被邪惡佔據心靈。 

接著登岸的是兩位藍衣巫師（Blue Wizards、Ithryn Luin），但他們與薩魯曼前往東方之後就再未出現。有關這兩位巫師的下落眾說紛紜，根據 Unfinished Tales 敘述，有人認為他們被東方的人民殺害了，或受影響而變節了，有人認為當初 Orome 挑選他們是有特定的目的，他們只是留在東方執行既定的目標，所以不會返回。可是還有一種臆測，認為他倆被薩魯曼殺害了，或者被他收買轉而替他做事，成為他的僕役。 

2005/09/28 LYS 補充說明：
在 HoME Vol 12 THE FIVE WIZARDS 那章提到這兩位藍衣巫師是 Morinehtar（the Darkness-slayer）與 Romestamo（the East-helper），他們的目標是從黑暗的東方包圍薩烏隆（Sauron），去協助那些不再崇拜米爾寇（Melkor）的少數部族，激起叛變，讓東方各民族反目，並在薩烏隆第一次敗逃後搜尋他的躲藏地（這點失敗了）。由於東方民族在第二紀與第三紀很有機會以人數優勢勝過西方，他們削弱東方勢力並造成民族失和的成果，一定對這兩紀的歷史產生重大影響。 

接著到來的是 Radagast，魔戒中出現那位喜歡鳥獸的巫師。Radagast 愛上了中土的生物，與牠們溝通相處，試著瞭解他們，不再將心思放在精靈或人類上，或許這是因為他是雅凡娜的下屬，而雅凡娜熱愛並守護著大地生長的萬物之故。但也幸虧老鷹願意替他跑腿，將中土的動態同時傳遞給薩魯曼和甘道夫兩人，所以甘道夫被囚禁在奧桑克塔頂時，老鷹才會適時出現並拯救他。 

甘道夫是最後抵達的，灰衣灰髮，看來最矮小也最老邁，拄著根拐杖。可是抵達灰港（The Grey Havens）時瑟丹卻一眼看出來他是最聰慧偉大的，並將保存的精靈三戒之一～火之戒（Narya the Red）交給他。瑟丹說（依 UF 的內容）：
“For great labours and perils lie before you, and lest your task prove too great and wearisome, take this Ring for your aid and comfort. ... it should be in nobler hands than mine, that may wield it for the kindling of all hearts to courage.”
「因為橫在你眼前的是極端的辛勞與危險，為了避免任務太過艱鉅與疲憊，請接受這只戒指的協助和撫慰……它應該掌握在高貴的手中，利用它從眾人心底激起勇氣。」薩魯曼後來得知這份大禮，十分嫉妒，內心開始對甘道夫產生敵意。 

甘道夫居無定所，東西漂泊，北達安格瑪，南抵哈拉德。在北王國他被人類誤認為精靈，由於會變些火的戲法取悅大家，被稱為“the Elf of the Wand”～拿魔杖的精靈。他的內心充滿溫暖與熱情，而這些本質又被火之戒強化。平時待人仁慈，但能在轉瞬間展現憤怒，以尖銳的言詞責備對方。他不追求權力或名聲，以溫和的態度爭取到精靈和努曼諾爾人的信任，最後率領盟友打倒薩烏隆完成任務。第三紀結束時由灰港出發前往不死之地的船上，只載回了一位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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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拉的中土政策 

先復習世界的兩大邪惡勢力：
Melkor（Morgoth）是維拉階級，心思轉為黑暗，想超越最高主宰一如（Eru），將一如創造的 Arda 轉為自己的成果，所以跑到剛成形的 Arda 恣意妄為，在第一紀之前和第一紀後半造成動亂，最後被維拉丟入虛空，結束第一紀。 

薩烏隆（Sauron）是比維拉低的邁雅階級，從一開始就跟隨 Melkor，Melkor 失敗後由他率領邪惡勢力繼續反抗維拉與一如，直到第三紀結束才被扳倒。 

我一直覺得，中土被搞得烏煙瘴氣，人類比精靈還低能軟弱，起內鬨，以及出現那麼多親附邪惡勢力的種族，維拉的錯誤政策要負大部份的責任， 

最初維拉住在中土的島嶼 Green Isle of Almaren，Melkor 將島嶼與明燈毀滅之後，天使們西遷搬到（說“逃到”還比較恰當）Aman 島，創立 Valinor 王國。維拉怕 Melkor（Morghth）再度入侵，不但在 Aman 的東海岸豎起防禦用的高山，還躲在島上，對中土不聞不問。 

當精靈醒來後，因為 Melkor 佔據中土，危機處處，他的嘍囉四處橫行，不少精靈被捉去改造成邪惡的生物（據說變成奧克）。為了保護一如首生的子女，維拉發動對 Melkor 的戰爭～Battle of the Powers。雖然 Melkor 被捉住囚禁在 Valinor，但戰爭使中土幾乎毀滅，變成廢墟，且 Melkor 殘存的手下仍四散躲藏伺機而動。鑒於中土不再安全，維拉提出搬遷計畫。 

這項計畫其實引起很大的的爭議，小部份的維拉提議精靈擁有自由意識，居住中土經營土地，自己管理自己，但大部份的維拉由於喜歡精靈的模樣，希望有他們作伴，又不願意讓他們遭受危險，所以執意要遷徙他們。 

Orome 是最先看到精靈的維拉，以溫和友善的面貌出現，但是隨後出現在精靈眼前的維拉全都滿懷憤怒準備找 Melkor 打戰，模樣令他們害怕，因此當遷徙計劃提出時，精靈們充滿疑惑，並不十分樂意。Ingwe、Finwe、Elwe 三位長老先隨維拉去 Valinor，當他們看到維拉的能力與榮耀後，十分嚮往，返回中土勸說族人遷移，可是仍有不少精靈喜愛中土的一切而脫隊留下。“the Great Journey”後，維拉就很少插手中土的事。 

自從維拉將心思專注在 Valinor，人類醒來（第一紀之始）後並未受到照顧與指導，部份受到影響而變得邪惡，才會在日後出現許多親附薩烏隆的種族，只有少部份幸運接觸到精靈，學習到知識，轉而向善。 

遷徙到不死之地 Valinor 的諾多精靈（Noldor）在保護之下雖然智慧能力得完全發展，但部份族人仍想回到中土發展，開創自己的天地，野心卻受到限制。因此當費諾七子為報父仇返回中土追殺 Melkor 時，許多族人也趁機隨隊歸去。 

中土的精靈與人類不斷被 Melkor 迫害攻擊，在第一紀末瀕臨滅絕。為了一舉摧毀 Melkor，拯救殘存的精靈與人類，維拉再度發兵，雖然抓走 Melkor 丟入虛空，但貝爾蘭（Beleriand）陸沉，大部份的精靈心灰意冷搬回 Valinor。 

第二紀開始，維拉從大海中央升起陸塊，將“好人”～努曼諾爾人遷到島上，向他們展現能力與權威， 試圖規範指導他們，結果人類被“神力”與不死的願望吸引，引發了嫉妒心，發兵挑戰眾神，想佔領不死之地，神怒之下努美諾爾島沉沒，僅少數不願意反抗維拉的人類（Elendil 等等）事先駕船逃回中土。 

在這一連串的歷史過程， 

· 維拉攻打 Melkor 時展現的憤怒與神力，讓許多精靈因害怕而拒絕親近他們，寧可面對危險留在中土，不願意前往 Valinor，後來不知所終。 

· 維拉對精靈的一意孤行（半強迫遷徙）及過度保護（留在 Valinor），間接造成日後諾多族的叛逃（雖然主因是 Morgoth 的挑撥離間）。 

· 維拉第一紀對中土不聞不問，差點讓中土的人類與精靈全數毀滅。 

· 維拉第二紀對人類展現能力與權威，試圖匡正他們，反而造成人類的反抗（雖然主因是 Sauron 的挑撥離間）。 

經過以上幾次的嘗試錯誤與失敗，讓維拉瞭解自己搞砸了，所以第三紀一反高姿態，讓 Istari 以諄諄告誡的柔性方接近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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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師的作為與年代大事（都是第三紀） 

· 1050 年，岡多爾（Gondor）達到權力的巔峰，國土涵蓋摩多南方靠海的哈拉德地區（Harad）。就在此時，陰影出現在安都因河西側的森林 Greenwood，人類改稱它為黑暗森林（老黑林子、Mirkwood）。Mirkwood 就是比爾博後來與矮人穿越的有蜘蛛盤踞的森林，也是勒茍拉斯（Legolas）族人居住的森林。 

· 約 1100年，智者（Istari 和幾位精靈領袖的通稱）發現惡勢力在 Mirkwood 南方的道爾古多（Dol Guldur）建立了大本營，但以為只是戒靈作祟而未特別在意。 

· 約 1300年，戒靈正式現身，奧克數量也增加並盤踞迷霧山脈。 

· 1980年，安格瑪的巫王進入摩多，戒靈開始聚集，莫利亞的焱魔巴洛格（Balrog）出現。 

· 2060年，智者警覺到在道爾古多出沒的可能是薩烏隆本尊。 

· 2063年，甘道夫進入道爾古多，薩烏隆撤退躲在東方（因為他的力量尚未恢復），戒靈也在米那斯魔窟（米納思摩古爾，Minas Morgul，舊名 Minas Ithil，升月塔樓）安靜蟄伏。 

· 2460年，薩烏隆回到道爾古多。 

· 2463年，召開第一次的聖白會議（The White Council）。Deagol 找到至尊魔戒卻被 Smeagol 殺害。 

· 2470年，Smeagol 化身為咕嚕（Gollum）躲進迷霧山脈。 

· 2851年，召開第二次的聖白會議，甘道夫力主進攻道爾古多，因薩魯曼反對而作罷。薩魯曼開始私自搜尋魔戒。 

· 2939年，薩魯曼發現薩烏隆的爪牙也在安都因河搜尋魔戒，卻未告訴會議成員。 

· 2941年，比爾博取得魔戒。第三次的聖白會議，薩魯曼同意進攻道爾古多（以免薩烏隆先自己一步找到戒指），薩烏隆早有準備，順勢撤離。孤山發生五軍之戰。 

· 2951年，薩烏隆公開在摩多現身，重建 Barad-dur。 

· 2953年，最後一次的聖白會議，薩魯曼假稱他已查出魔戒順安都因河流入大海。薩魯曼退回艾辛格，開始策劃如何奪取魔戒與權力。 

· 3018年四月十三日，甘道夫確定弗羅多手中拿的是魔戒，勸他將戒指隱藏並帶離夏爾。 

· 3018年七月十日，甘道夫被薩魯曼囚禁在艾辛格的奧桑克塔頂。 

· 3018年九月十八日，甘道夫靠老鷹之助逃離奧桑克。 

· 3018年九月二十三日，弗羅多趕在戒靈抵達前離開夏爾。 

· 3018年十月二十五日，愛隆王召開會議，決定摧毀魔戒。 

· 3018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魔戒團出發。 

· 3019年一月十五日，甘道夫與焱魔跌落深淵。 

· 3019年一月二十五日，甘道夫殺死焱魔後死亡。 

· 3019年二月十四日，甘道夫回魂。 

· 3019年二月十七日，甘道夫被老鷹 Gwaihir 揹到羅瀲。 

· 3019年二月二十五日，艾辛格的軍隊在 Fords of Isen 與羅汗打戰，塞爾頓王之子死亡。 

· 3019年二月二十六日，波羅米爾死亡，魔戒團分裂。 

· 3019年三月一日，甘道夫在范岡森林遇到阿拉岡等三人。 

· 3019年三月二日，甘道夫讓羅汗塞爾頓王（Theoden）恢復正常。 

· 3019年三月三日，號角堡之役開打（Helm's Deep, Battle of the Horn-burg）。艾辛格被樹人摧毀。 

· 3019年三月九日，甘道夫到達米那斯梯利思（Minas Tirith）。 

· 3019年三月十三日，法拉米爾受傷，米那斯梯利思圍城。 

· 3019年三月十五日，米那斯梯利思城門被攻破，岡多爾攝政王 Denethor 自焚，阿拉岡與塞爾頓援軍抵達，佩蘭諾戰役開打，塞爾頓戰死，戒靈的頭頭被殺。 

· 3019年三月二十五日，魔戒被摧毀。 

· 3019年十月三十日，哈比人回到夏爾。 

· 3019年十一月三日，邊水鎮之役（Battle of Bywater），薩魯曼死亡。 

· 3020年九月二十九日，弗羅多、比爾博、愛隆王（Elrond）、Galadriel、甘道夫由灰港搭船離開中土，結束第三紀。


魔戒～霧山與格拉頓平原慘劇

	請參考地圖一、地圖二。 

第三紀第二年九月初，一個秋日清晨，伊西爾都（Isildur，Elendil 之子，新版翻譯伊西鐸）率兩百士兵從 Osgiliath 出發，打算採道安都因河東河谷，由老渡口（Old Ford）渡河，穿過迷霧山脈（以下簡稱霧山）的最高隘口（High Pass，Cirith Forn en Andrath，註一），先前往裂谷（瑞文戴爾=Rivendell=Imladris）接他在戰爭前委託照顧的妻子與幼子瓦蘭第布（Valandil），再返回位於 Eriador 的北王國阿諾爾（Arnor）。 

伊西爾都花了一年的時間指導安那里翁（Anarion）之子 Meneldil 如何治理岡多爾，現在朝政已經上軌道，他在米納思安諾爾（Minas Anor＝落日塔樓）種下的白樹也發了芽，冬天的腳步近了，他歸心似箭。薩烏隆一年前就被打倒，敵人幾乎被追捕殆盡，目前中土一片平靜，所以他早已將大軍由努曼諾爾大道（Numenorean road）遣返 Fornost，出發時身邊只帶領剩餘的兩百士兵。兵力雖少，但人人身經百戰，以一當十，是不可輕視的戰鬥力。他之所以採取這種走法其實與中土的地理有很大的關係。 

霧山是條南北走向的高聳山脈，北邊接續剛達巴山（Mount Gundabad）與東西走向的灰色山脈（Grey Mountains，Ered Mithrin），那邊都是寒冷、危險又無人居住的山區，沒有安全穿越的路線。安都因河西側河谷由陡峭的山腳組成，被數條從霧山奔流而下的河流分割，會造成交通障礙，反之，東河谷雖然沒有寬廣現成的大路，卻屬於平坦地形，有利於軍隊重裝通過，而且伊西爾都參與攻打薩烏隆的戰役，多次往返，早已把路走熟了，而努曼諾爾士兵可以很輕鬆的全副武裝一天走上八里格的路（一里格約三英里），所以他打算利用四十天的時間從 Osgiliath 前往裂谷（約三百里格），順利的話可以趕在冬季天候轉壞前抵達。 

要穿越霧山只有三條路可走： 

1. 安都因河水流湍急，羅瀲以北只在老渡口有橋可跨越。過河後翻過最高隘口通往裂谷。 

2. 學魔戒團，想辦法抵達丁瑞爾河谷（Drimrill Dale），穿過目前橋已斷裂的莫利亞礦坑（Moria，摩瑞亞，可是怎樣才能飛越斷橋？），或爬山越過紅角隘口（註二），再往北經過杳無人跡崎嶇的山路前往裂谷。這條山路伊西爾都不見得清楚，重裝的軍隊也不好行動。 

3. 從最南方的羅汗隘口（Rohan Pass）沿努曼諾爾人的舊南道（Greenway，見新版 LOTR 第一章第九節，與所附的地圖），通過位於灰洪河（Gwathlo）上方波羅米爾（Boromir、波羅莫）丟失馬匹的的渡口 Tharbad，前往威瑟托普（Amon Sul，Weathertop）西方的布理（Bree），再轉向東大道前往裂谷，約 508 里格（League）。

伊西爾都心繫妻子與幼子，不願意走這條多出 200 里格的大路，而且努曼諾爾人很少騎馬，只畜養少數的馬用來拉車，軍隊都靠雙腳行進，“走”這條大路不會比走安都因東河谷來得快，所以他不採用這條路線。 

第三十天，他們來到格拉頓平原（Gladden field）。嚴格說起來，格拉頓平原不是真正的平原。格拉頓河（Gladden River）從霧山東側奔流而下注入安都因河，於兩河銜接處形成一個大湖，到第二紀末蘆葦、燈心草、鳶尾草叢生，將湖泊轉變成一大片沼澤地，河水蜿蜒其中，小島密佈。靠近幽暗密林的東側沼澤已乾涸，河床形成一片長著雜草叢的平地，略呈半個碗形，這就是所謂的格拉頓平原。軍隊在這邊行動便利，但低窪的地形被奧克（Orc，半獸人）用來伏擊敵人。 

都內丁人（Dunedain，登丹人，指的就是伊西爾都一行人）邊唱歌邊行進，已經走到格拉頓平原北緣，接近精靈王 Thranduil（勒苟拉斯 Legolas 的父親）的領域，霧朦的夕陽映照著遠處山巒上的雲層，殘紅逗留在山頂，而山谷早已籠罩上黑影。隊伍的右邊，陡峭的斜坡一路上升，坡頂隱約可看見幽暗密林（Mirkwood）的樹梢，左手邊的斜坡平緩的降至安都因河谷。 

戰嚎聲突然傳出，奧克從樹林中衝出來。都內丁人擺出盾牌防禦隊形（thangail），但心中暗叫不妙。奧克比都內丁人數多十倍以上，莫利亞和羅瀲遠在天邊，離 Thranduil 的王國還有四天行程，他們孤立無援。若是地形平坦，伊西爾都可以命令戰士以楔形的 Dirnaith 陣勢突圍，可是目前地勢不利於守方。伊西爾都把自己的隨從 Ohtar 叫過來，將納西爾劍鞘與劍身碎片交給他：
「我將這件物品交託給你，盡一切可能與代價避免它被擄獲，即使被視為背棄我的懦夫也在所不惜。帶著你的伙伴逃走，快走，我命令你們！」
Ohtar 跪下來親吻伊西爾都的手，隨即兩個黑影逃入漆黑的河谷，他們歷經艱辛終於在隔年將斷劍帶回裂谷。 

奧克先射出一陣箭海，然後大舉衝向盾牌陣，希望能將都內丁人的陣勢打散，可是弓箭無法射穿努曼諾爾的甲冑，奧克的武器又比努曼諾爾從盾牌縫隙伸出來的長槍與刀劍短，再加上奧克身材比較矮小，所以無功而返，僅留下滿地的屍首，都內丁人損失極微。 

太陽即將下山，伊西爾都命令士兵整隊前進，但將行進路線拉向河谷低處比較平坦的區域，那種地形對作戰比較有利。雖然奧克能僅靠敏銳的嗅覺追蹤獵物，也一定會派員跟蹤，但他暗自希望奧克在大敗之後會照往例一樣，嫌對方太棘手而放棄攻擊，只可惜這回如意算盤打錯了。 

這群奧克是薩烏隆在戰前安排的，目的在攔阻所有過往敵軍。先前 Gil-galad、愛隆王和埃蘭第爾（Elendil，伊西爾都的父親）及木精靈 Thranduil 揮大軍南下，他們都無力攔阻，戰勝之後眾軍班師回朝，他們也只敢望洋興歎。薩烏隆戰敗時幾乎沒有嘍囉逃脫，所以無人將壞消息通報給這群伏兵。他們認為戰爭還在進行，一心想求表現，縮頭烏龜當久了，好不容易遇到能匹敵的對手，自是不肯輕易放過。再加上魔戒掛在伊西爾都脖子上，薩烏隆灌注的魔力還在運作，戒指一直想找機會回到主人手上，這股邪惡也間接影響了奧克的瘋狂攻擊。 

才走不到一英里，奧克又上前將他們包圍，暫時躲在弓箭射程之外。努曼諾爾人只有幾匹輜重馬與十來位弓箭手，其餘都是步兵，雙方就這麼僵持著。夜晚降臨，一陣號角鳴響，廝殺開始了。奧克以兩人一組靠著體重捨命撲倒一位努曼諾爾士兵，第三位負責砍殺，或許要耗損五名奧克才能殺死一位都內丁戰士，但局勢逐漸逆轉。伊西爾都的三兒子 Ciryon 死亡，次子 Araton 重傷，長子 Elendur 勸他父親帶著魔戒逃走，就像 Ohtar 那樣，即使背棄他的子民與親生兒子，也要盡力將魔戒帶給精靈三戒的守護者，不讓它陷入敵手。 

伊西爾都這時候很後悔當年沒有聽從愛隆王與瑟丹的勸告銷毀戒指，也很畏懼當初把戒指握在手上所嘗試到的劇痛，但評估戰局，他也知道這是唯一的出路。伊西爾都從脖子上的小皮包拿出戒指戴上，疼痛使他放聲大吼，額頭上戴的 Elendilmir（註三）驟然放射出紅色光芒，人類與奧克皆因恐懼而閃避。利用這個空檔，他以斗篷包頭遮蔽亮光，逃到谷底，穿越河岸邊高高低低無路的淺灘，終於來到了大河邊。 

這時已是半夜，河水喧囂翻騰，激流湍急，伊西爾都全副戎裝奔跑了至少七里格的夜路，疲憊、孤單又絕望。他匆促的脫掉所有的武器與護甲，僅留腰際一柄短劍護身，低頭躍入安都因河。他的力量與耐力在都內丁人中數一數二，但面對強勁的水流誰也沒有太大的勝算。一翻努力之後手觸摸到藺草，他成功橫渡了大河，抵達對岸的沼澤區。慶幸之際伊西爾都發現戒指不見了，一股失落感攫取了整個心智，他放棄掙扎，眼看就要溺斃，卻忽然察覺到～疼痛消失了，原先的重擔被卸除了。他的腳碰觸到泥濘的河底，靠著自身的力量抓著草叢站起來，爬上西岸沼澤中的小島。 

駐守在西岸的奧克只看見一具恐怖的身影從大河中現身，高大卻模糊，有雙像星星般的銳利目光。出於恐懼，他們射出毒箭後逃逸。毒箭刺穿了伊西爾都的脖子與心臟，他墮入河中，這位來自努曼諾爾島，都內丁第二任領袖，阿諾爾的現任國王，就這麼殞沒了。 

安都因河東側的戰事持續著，最後努曼諾爾人僅剩 Estekmo 存活，他被棍棒打昏，又被 Elendur 的屍體壓住，所以沒被奧克發現。住在幽暗密林的人類以及接獲通報趕來救援的木精靈沒來得及拯救努曼諾爾人，只能及時驅散奧克，避免他們進一步毀壞屍體。奧克雖然戰勝，卻損失不貲，又被援軍追殺，只能逃逸四散，好長一段時間安都因東河谷得以保持和平。 

  註一：見哈比人歷險記第四節。 

  註二：見 LOTR，第二章第三節，魔戒南行，那個下雪刮狂風不讓大夥通過的山路。 

  註三：Elendilmir 是條以秘銀細鍊繫掛的白色寶石，掛在國王額頭上，做為王權的象徵，又叫 Star of Elendil。 


魔戒～厄運冬天

	第三紀 500 年，入侵的 Easterlings（註一）在騷擾邊界十年後被岡多爾擊敗，東界暫時平靜。III-830 年 Falastur 當上國王，岡多爾開始以船隻探索南部海岸。III-933 年國王 Earnil I 拿下靠海的 Umbar（昂巴），把該地建設成南部的堡壘。III-1050 年國王 Hyarmendacil 征服哈拉德（Harad），岡多爾的權力達到巔峰，此時哈比人（Hobbit）第一次出現在歷史記錄中。 

III-1601 年國王 Argeleb II 將白蘭地河（Brandywine，Baranduin，巴蘭督因河，烈酒河）以西之地賜予哈比人居住，條件是要維持道路與橋樑的通暢，並尊崇 Arnor 國王的統治權。這時候羅汗（Rohan，洛汗）民族尚未躍上歷史舞台，北王國 Arnor 不斷受到巫王安格瑪（The Witch-king of Angmar）的侵犯，而岡多爾的南界戰亂頻仍。 

哈比人搬到夏爾地區之後雖然曾受到 III-1636 年大瘟疫（The Great Plague）的影響人丁大減，但還能逐漸恢復，然而 Eriador 的人類卻元氣大傷，許多地方都荒廢了，再加上內亂與外患，第三紀 1974 年北王國終於被巫王所滅。岡多爾受到瘟疫的影響病死不少人，兵力折損；原本住在疾奔河流域（the Running River，位於 Mirkwood 東邊），素來與岡多爾為友的 Northmen（羅汗國的前身），人與牲畜也死亡過半，東方的 Easterlings 趁此機會入侵，努曼諾爾人終於在 III-1856 年 Battle of the Plains（註二）之後喪失了安都因河以東（伊西林恩 Ithilien 除外）的控制權，而南部 Umbar 地區也在不久之前落回哈拉德人的掌控，III-2050 年 Minas Morgul 被戒靈盤據，III-2475 年 Osgiliath 變成廢墟。努曼諾爾人在中土的影響日驅衰微，奧克與其他邪惡勢力逐漸擴張。 

III-2510 年奧克與 Easterlings 大舉掃蕩岡多爾西部領土，幸好 Eorl the Young 由安都因西河谷地區（註三）出兵救援解危，從此羅汗獲贈 Calenardhon 那塊地，搬到岡多爾西部立國。Calenardhon 是位在白色山脈北邊的草原地，原本屬於岡多爾統治，多年來因疫疾與戰亂而人口銳減，此時近乎荒廢，讓盟友羅汗建國，可以鞏固岡多爾的西部邊境，又不影響原先百姓的生計，是一舉兩得之妙策。 

第三紀時居住在迷霧山脈（Misty Mountains，以下簡稱霧山）、白色山脈與 Ered Nimrais 西側的登蘭德人（Dunlendings），是黑髮深膚色的民族，據說也是哈麗絲家族（People of Haleth）的後裔。原本定居在 Eriador（伊利雅德）南方介於白蘭地河與灰氾河（Greyflood，Gwathlo）的敏西力亞斯（Minhiriath），自從努曼諾爾人第二紀開始在中土拓展勢力後，他們被追捕迫害，趕離祖先居住的地區，逼不得已遷徙到白色山脈的山谷中討生活，所以對都內丁人宿怨極深。岡多爾以及後來的羅汗民族又逐步侵佔他們的領域，再將他們驅趕到霧山西側的都暗蘭（Dunland），以及艾辛河渡口（Fords of Isen）以西的土地，因此他們對羅汗與岡多爾兩國恨之入骨。 

以上是 III-2758 年厄運冬天來臨前的狀況。 

第三紀 2758 年（夏爾紀年 1158 年）冬天特別嚴寒，大雪來得比往日早且深，狂風從北方直驅而入，中土的西部地區從十一月起就被冰封，直到隔年三月後才回暖。夏爾民眾受困，飽受凍餒，幸賴甘道夫出手相助才減輕傷亡，不過也死了好幾千人，其他地區就不那麼幸運了。 

2758 年遠在冬季來臨前就有三隊艦船從 Umbar 與哈拉德開上來，以強大的兵力攻擊岡多爾沿岸，佔領了許多據點，甚至遠達艾辛河口（mouth of the Isen），這群海盜有備而來，讓岡多爾窮於應付。登蘭德人看到機不可失，也趁機發兵報復。有的從艾辛格（Isengard，III-2710 年被登蘭德人佔領）出擊，有的與艾辛河口的海盜們合作渡過艾辛河，由沃夫 Wulf 領軍入侵羅汗，再加上從東方來犯的敵人夾擊，把羅汗逼得節節敗退，死傷慘重，只能逃進白色山脈各處谷地，國王 Helm Hammerhand 與少部份存活的人民躲進 Thrihyrne 山谷中的要塞，Edoras 的黃金宮（Meduseld）被包圍後失守，國王之子 Haleth 被殺，沃夫坐上寶座稱王。 

嚴寒與大雪隨即降臨，被圍困的羅汗人民陷入饑饉與絕望之境。國王的幼子 Hama 不聽建議想率領部份人員突圍，全都喪命雪地中。Helm 悲痛之餘，每天穿著白色的服裝進入敵方營地，以赤手殺人。或許是因為他的裝扮很像兇殘的 snow-troll（雪地食人妖，一種白色的 Troll，是中土傳說中的生物），或許是因為他的憤怒難擋，敵軍出於恐懼無人敢前往制止或反擊。Helm 每次出擊前都會吹響號角，震耳的聲音在山谷中迴盪，敵人聞風而逃。一晚，號角聲響起，但國王卻未歸來。隔天，一束難得出現的陽光照亮了山谷，羅汗人民發現國王凍僵的屍身在深雪中屹立不搖，而登蘭德人出於畏懼無人敢上前察看。Helm 的英勇事蹟在羅汗與敵人口中流傳，根據傳說，將來若是國家有難，只要吹響號角，Helm 還會回來相助，所以魔戒一書中提到當號角堡的號角聲吹響時，登蘭德人與奧克仍被嚇得心驚膽跳。 

寒冬持續著，羅汗人民與敵方同樣挨餓受凍，死亡數目繼續增加。冬天快結束時 Helm 姐姐的孩子 Frealaf 率領在鄧哈羅（Dunharrow）避難的人民反攻，收復 Endoras，殺掉沃夫。羅汗平原的 Entwash 發大水，淹死不少從東方入侵的部族，又逼走剩下大半的敵軍。雖然積雪仍未消融，Thrihyrne 山谷中的要塞依舊被圍困，但岡多爾已傳出捷報，王子 Beregond 擊退入侵者，終於能抽調兵力支援羅汗，到第三紀 2759 年結束前，所有的地區都解圍了。 

雖然兵禍已解，大饑荒接著到來，不論是夏爾、羅汗或岡多爾，日子都不好過，又損失了不少生命，苦撐了一年之後情況才改善。 

這個漫長的冬天被稱為“the Long Winter”，帶來了幾點影響： 

1. Eriador 的人口大量減少，變得更加荒廢，許多地方成為空城，北王國往日的光輝幾乎被遺忘了。 

2. 羅汗人民與牲畜的損失極巨，危及國家存亡，直到約一百年後 Folcwine 當國王的時代才恢復過來。 

3. Thrihyrne 山谷中的要塞從此以 Helm 為名，稱為 Helm's Deep（海爾姆深堡、聖盔堡）。 

4. 為了防範 Dunlendings 或其他敵人再度入侵，以及感激薩魯曼在戰後適時的提供協助，岡多爾將艾辛格贈與薩魯曼（註四），並將無法攻破的奧桑塔（Orthanc）的鑰匙交給他，羅汗對此也深表贊同。這份贈禮對日後的局勢影響很大。 

薩魯曼以朋友與保護者的身份前來，的確鞏固了西邊的防衛，他駐紮在艾辛格，使西方敵軍不敢輕舉妄動，讓羅汗有喘息的機會，若沒有這份堅強的保護，恐怕 Dunlendings 早就再度揮軍掃平羅汗國了。但他前往艾辛格真正的目的是甚麼？傳聞他是為了找尋真知石以及培養自己的勢力而去的，不過在一開始，他還未被權力腐化之前，或許真的是抱持著為善助人之心提供協助，也完全以真誠待人。最起碼，在 III-2953 年最後一次聖白會議之前，薩魯曼對羅汗，甚至對樹人，都還是良善的。 

經由對魔戒的發掘探討，他瞭解戒中隱藏著多麼巨大的力量，以及它對薩烏隆的影響。透過真知石，薩魯曼知道了魔戒可能的去向，看見薩烏隆的動態，並藉此評估中土各地的局勢。在協助、指導人類，以及建設自己的小王國之後，薩魯曼品嘗到權力的果實。由於他本來就是有野心有大智慧的邁雅，瞭解情勢後認為自己能與薩烏隆抗衡，甚至能打倒他，再重建中土制序，當上中土的統治者，因此野心日漸增長，開始自稱為艾辛格之王（Lord of Isengard），並逐步走向爭奪霸權之路。如果當初沒讓他進駐艾辛格當王，或許不會挑動權力的慾望，如果當初沒得到真知石，可能不會自滿，或在不知不覺中受薩烏隆的意識影響而偏離本性。或許追逐魔戒的過程最終還是會誘導薩魯曼產生一統天下的慾望，進而做出相同的舉動，但獲得艾辛格與真知石兩項，恐怕也具有不可忽視的影響。 

Saruman 一直是五位 Istari 中最強大有學問的，電影把他詮釋成薩烏隆的手下，實在侮辱了這角色。他應該是與薩烏隆不相上下的敵手，與人類的力量形成三足鼎立之勢，只是腹地不夠大，無法像薩烏隆那樣招來一大堆南蠻子與東方的人類大軍當先鋒（畢竟都暗蘭那邊的人民與土地都小多了），也沒有摩多那高聳堅固的天然屏障當防禦，所以軍事上佔了下風。如果沒遇上樹人，他還不至於大敗。 

惹上了樹人算他倒楣。樹人是“一如大樂章”中的一段旋律，與大鷹一樣都是創世之前，在一如（Eru）的指示下由埃努（Ainu）的思維產生的，Yavanna 的意念中藏有唱歌的大樹，Manwe 的意念有翱翔的大鷹，所以在精靈與人類醒來之前，樹人和老鷹就先形成了。他們因著一如的意念而行，大致上對中土的命運採中立或事不關己的態度，沒有特別指示不會參與和自身無關的活動，所以老鷹不會替人類或精靈把魔戒丟進 Mount Doom，樹人本來也不願意參與討伐薩魯曼的戰爭。薩魯曼砍樹惹火了樹人，才會一敗塗地。至於老鷹為何參與對抗薩烏隆的最後戰役？我懷疑甘道夫還魂時可能從不死之地帶來曼威（維拉的領袖）或一如的口信，所以老鷹才願意參戰。 

  註一～Easterlings：
指住在疾奔河下游盧恩內海（Sea of Rhun）以及更東方的許多民族的總稱，一向是摩多的盟友，包括 Balchoth & Wainriders 等部族，新版魔戒翻成東方蠻族。由於向西方發展而與 Men of Dale（河谷鎮居民）、羅汗、岡多爾爭奪地盤，第二、三紀多次發動戰爭，往往從界於幽暗密林與摩多之間的達格拉戰爭平原（Dagorlad，Battle Plain）入侵。 

  註二～Battle of the Plains：
III-1856 年 由 Wainriders 發動的戰爭，攻佔了原本屬於 Northmen 與岡多爾的土地（幽暗密林東緣到疾奔河間），最後在達格拉平原被擊退，岡多爾的國王 Narmacil II 陣亡。 

  註三～安都因西河谷地區：
與努曼諾爾人有遠親關係的 Northmen 是畜馬民族，在 Battle of the Plains 戰敗後，未被俘虜或奴役的殘眾逃到安都因河西側，卡洛克（Carrock）與格拉頓平原（Gladden Fields）之間定居，仍舊與岡多爾為友。 

  註四～Isengard：
艾辛格是古代努曼諾爾人所建，三面環山的要塞，岡多爾雖然將 Calenardhon 送給羅汗，但仍把艾辛格當成自己的國土與西部的守望碉堡，並未讓渡給他們。 


魔戒～戰役列表

	這個網頁含有特殊字元，如果你的瀏覽器不支援，則會在英文字中出現 ? ，或者在特殊字元後面多出一個半形空格，可參考最下面的文字對照（註一）。 

這邊寫的是阿達爾初創到第四紀之間的重大戰役與事件，依照年代排列，第二紀與之前的內容主要參考精靈寶鑽，之後的部份除特別註明外，請參考魔戒，少部份參考 The Complete Tolkien Companion by J. E. A. Tyler 及 The Encyclopedia of Arda 網站。 
c. 表示大約，I 表示第一紀，II 表示第二紀，餘類推。 
S.R. 表示夏爾紀元或夏墾紀元，比第三紀少 1600 年。 

創世記～從阿爾達 Arda 初創到諾多族返鄉、人類醒來和月亮升起之前
第一紀～I 1 to c.I 583
第二紀～II 1 to II 3441
第三紀～III 1 to III 24 March 3021 

依據 The Complete Tolkien Companion 書本寫的，War of the Great Jewels 就是貝爾蘭戰役 Wars of Beleriand。包括五場主要戰役：
the First Battle，the Dagor-nuin-Giliath，the Dagor Aglareb，the Dagor Bragollach and the Nirnaeth Arnoediad。
the First Battle & Dagor-nuin-Giliath 發生在諾多族尚未登陸且月亮還沒升起之前。所以貝爾蘭的第一場戰役發生在創世記。嚴格說來，Dagor-nuin-Giliath 發生時月亮尚未升起，中土滿天星光，不過可能人類已經醒來，所以我看過的書與網站都把它歸在第一紀。 

The War of Rings：
起始：III 3018 June 20 薩烏隆派兵攻擊 Osgiliath，同時派遣奧克攻擊幽暗密林的 Thranduil 想抓咕魯。
結束：III 3019（S.R. 1419）November 3 薩魯曼死亡。 

以下依序介紹。 

  創 世 記
年代：
阿爾達 Arda 還未創造完成時
戰役：
-

攻擊者：
米爾寇 Melkor
抵抗者：
還在創造阿爾達的維拉與維麗們
主戰場：
未完成的阿爾達
結果：
米爾寇被托卡斯 Tulkas 嚇跑。
影響：
托卡斯進入阿爾達協助維拉與維麗抗敵，留下來成為維拉的一員，讓米爾寇蟄伏多年不敢妄動。
年代：
創世記（阿爾達創造完成到第一紀之間）
戰役：
-

攻擊者：
米爾寇
抵抗者：
維拉與維麗們
主戰場：
阿爾達的中央地帶
結果：
毀滅奧瑪倫島 Almaren 與伊露因、歐爾莫（Illuin & Ormal）兩盞明燈，阿爾達的春天 Spring of Arda 就結束了。
影響：
維拉與維麗躲到阿門洲 Aman 築起高聳的佩羅瑞山脈 Pelóri，曼威在最高峰 Amon Uilos 安放他的寶座監視，神靈在山牆內創造自己的維林諾王國 Valinor，創造雙聖樹提供光亮。
年代：
創世記（第一紀之前，精靈剛醒來沒多久）
戰役：
Battle of the Powers

攻擊者：
維林諾的維拉與維麗們
抵抗者：
米爾寇
主戰場：
中土大陸西北方與烏塔莫 Utumno
結果：
米爾寇被托卡斯壓制，以奧力鑄造的安蓋諾爾鐵鍊捆住，關進維林諾曼督斯的大牢。
影響：
許多邪惡的生物四散躲藏，薩烏隆（索倫）也逃過一劫，精靈看到暴怒的神明交戰卻不明就理，驚恐之餘，對維拉與維麗產生不信任感。所以當神靈決定將精靈遷往維林諾（the Great Journey）時，不少精靈拒絕或半路脫隊離去。
年代：
創世記末期
戰役：
Darkening of Valinor（維林諾陷於黑暗）
攻擊者：
米爾寇與毒蛛 Ungoliant
抵抗者：
維拉、維麗與諾多族精靈
主戰場：
Valinor

結果：
先毀壞照明的雙聖樹，使不死之地陷入黑暗，再殺死費諾的父親芬威 Finwë，奪走精靈寶鑽。
影響：
米爾寇被精靈改稱魔茍斯 Morgoth，諾多族發下毒誓出走回到中土，在天鵝港 Alqualondë 為了奪船引發精靈間第一次親族相殘，曼督斯宣佈諾多的厄運。雙聖樹死亡，新造的月亮與太陽升起。第三紀時毒蛛的後代 Shelob（屍羅、希拉卜）盤踞蜘蛛山口，咬昏弗羅多。
年代：
創世記末期（雙聖樹毀壞，諾多族回返中土前）
戰役：
the First Battle

攻擊者：
奧克（魔茍斯 Morgoth 主導）
抵抗者：
Thingol & Círdan 的灰精靈，Denethor 率領的南多精靈，最後多米得山的諾格林矮人 Naugrim 加入。
主戰場：
貝爾蘭 Beleriand
結果：
這是貝爾蘭的第一場精靈與魔茍斯之戰（Wars of Beleriand），出征的奧克幾乎全被殲滅。
影響：
歐西瑞安的南多精靈因傷亡慘重，從此隱身林中機密行動，不參與任何公開的戰爭，被稱為綠精靈或萊昆弟 Laiquendi。邁雅美麗安在多瑞亞斯 Doriath 佈下有魔力的美麗安環帶（Girdle of Melian），保護庭葛（Elu Thingol）的國度。
  第 一 紀
年代：
I 1（費諾大軍剛登陸時，月亮與太陽尚未升起，打了十天）
戰役：
Dagor-nuin-Giliath 努因吉利雅斯戰役
別名：
Battle-under-Stars 星光下的戰役
攻擊者：
奧克（魔茍斯主導）
抵抗者：
費諾家族 Feanör
主戰場：
米斯林 Mithrim、西瑞安河谷
結果：
貝爾蘭的第二場精靈與魔茍斯之戰，奧克幾乎全軍覆沒。
影響：
費諾乘勝追擊，在戴德洛斯地區 Dor Daedeloth 受到致命傷，雖然獲救，返程仍死在威斯林山脈 Ered Wethrin。
年代：
c. I 75

戰役：
Dagor Aglareb 阿格烈瑞伯戰役
別名：
The Glorious Battle 光榮戰役
攻擊者：
奧克（魔茍斯主導）
抵抗者：
芬國盼與梅斯羅斯（Fingolfin & Maedhros）為主的諾多精靈
主戰場：
阿德加藍草原 Ard-Galen
結果：
貝爾蘭的第三場精靈與魔茍斯之戰，奧克被殲滅，精靈直追到安格班 Angband 大門前。
影響：
由 c. I 75 to I 455，諾多精靈派兵圍困安格班，稱為 the Siege of Angband，約持續四百個太陽年，魔茍斯的手下只能從北邊溜出堡壘。
年代：
-（阿格烈瑞伯戰後約一百年）
戰役：
-（不列入貝爾蘭的五次大戰中）
攻擊者：
奧克（魔茍斯主導）
抵抗者：
希斯隆 Hithlum 由芬鞏 Fingon 帶領的諾多精靈
主戰場：
專吉斯特峽灣 Drengist
結果：
奧克戰敗。
影響：
魔茍斯知道單憑奧克打不贏精靈，就設法培養其他武力。
年代：
c. I 265（阿格烈瑞伯戰後約兩百年）
戰役：
-（不列入貝爾蘭的五次大戰中）
攻擊者：
格勞龍（Glaurung、烏魯路奇、Urulóki）
抵抗者：
希斯隆的芬鞏與弓箭騎兵隊
主戰場：
阿德加藍平原與多索尼安 Dorthonion
結果：
格勞龍逃回安格班。
影響：
魔茍斯暫時按兵不動。
年代：
I 455 winter to I 456 spring

戰役：
Dagor Bragollach 班戈拉赫戰役
別名：
瞬間烈焰之戰 The Battle of Sudden Flame
攻擊者：
安戈洛墜姆的火焰、格勞龍、焱魔 Balrog、奧克。魔茍斯也親自參戰（第一紀唯一的一次）。
抵抗者：
諾多精靈、灰精靈與人類。
主戰場：
阿德加藍草原、多索尼安、西邊的西瑞安泉堡壘和威斯林山、東邊的艾格隆狹道、藍達爾與伊瑞伯山以北的東貝爾蘭地區。
結果：
貝爾蘭的第四場精靈與魔茍斯之戰，阿德加藍草原從此變為焦土，改稱安佛格利斯 Anfaugliith。住在多索尼安費納芬 Finarfin 的兒子安格羅德與艾格諾爾（Angrod & Aegnor）戰死，比歐家族的領袖貝國拉斯戰死，他弟弟巴拉漢 Barahir 率軍替費拉剛 Felagund 斷後，又繼續堅守多索尼安，族人幾乎滅絕。馬拉赫家族的哈多與剛多戰死，高多接任領導人。芬國盼在安格班門前挑戰魔茍斯失敗身亡，魔茍斯也留下永久的傷痛與疤痕。最後因魔茍斯攻勢趨緩而結束戰爭。
影響：
芬鞏將幼子吉爾加拉德（Gil-galad、愛任尼安、Ereinion）送往海港與瑟丹居住，保住一條血脈。伊甸家族式微，黑髮深膚色的人類進入貝爾蘭地區。胡林胡爾兄弟在烏歐牟 Ulmo 與老鷹協助下進出隱藏之城貢多林 Gondolin，也讓魔茍斯發現中土還藏有他從未聽說過的秘密據點。貝倫 Beren 靠著父親巴拉漢的費拉剛之戒讓庭葛饒他一命，後來與露西安結成連理，詳見精靈寶鑽。兩年後薩烏隆拿下西瑞安島，控制西瑞安通道，從此肆虐希斯隆與西瑞安河以西之地。
年代：
I 462

戰役：
-（不列入貝爾蘭的五次大戰中）
攻擊者：
魔茍斯的軍隊
抵抗者：
馬拉赫家族、芬鞏家族的精靈、瑟丹與法拉斯的精靈
主戰場：
希斯隆、威斯林山脈
結果：
馬拉赫家族的高多戰死，胡林接任領導人。奧克潰逃。
影響：
-

年代：
I 471

戰役：
Nirnaeth Arnoediad～數不盡的眼淚之役
別名：
The Battle of Unnumbered Tears

攻擊者：
費諾之子梅斯羅斯發起的梅斯羅斯聯盟～梅斯羅斯與弟弟梅格洛爾、凱勒鞏、卡蘭希爾、庫路芬、安羅德、安瑞斯，芬鞏帶領希斯隆的精靈，胡林與胡爾率領的多爾露明人類（哈多家族），納國斯隆德 Nargothrond 的葛溫多 Gwindor 帶一小隊人馬，多瑞亞斯的梅博隆和畢烈格兩人，諾格林矮人，哈迪爾領導住在貝西爾森林的哈麗絲百姓，來自東方的人類（東來者，Easterlings），法拉斯的精靈，貢多林的特剛。
中立者：
庭葛（多瑞亞斯）其餘的子民，歐洛隹斯 Orodreth 不信任費諾家族而不肯出兵，納國斯隆德 Nargothrond 大部份的精靈主張埋伏偷襲戰術而拒參戰。
抵抗者：
魔茍斯的奧克軍隊、惡狼、狼人、焱魔、格勞龍、惡龍。
主戰場：
安佛格利斯平原
結果：
貝爾蘭的第五場精靈與魔茍斯之戰，葛溫多被俘（數年後逃出），納國斯隆德的精靈戰死或被俘。哈迪爾與幾乎全數的貝西爾百姓戰死。東來者臨陣脫逃甚至倒戈相向，費諾眾子受傷大敗但無人喪命。貝磊勾斯特堡的矮人王阿薩格哈爾（Azaghâl of Belegost）重創格勞龍之後身亡，但安格班的野獸也隨格勞龍一起逃離戰場。芬鞏被焱魔殺死，手下的精靈無一生還。胡林與胡爾自願率領剩餘的哈多家族為特剛斷後，以人牆掩護他退回貢多林，除了胡林被活捉，哈多家族所有的人全都戰死。
影響：
希斯隆出征的居民無人返鄉，東來者移居該地，伊甸人更加凋零。費諾家族元氣大傷，再也無力組軍抗敵，隔年魔茍斯如入無人之境，直撲法拉斯地區，貝松巴與伊葛拉瑞斯特港口淪陷（Havens of Brithombar and Eglarest），瑟丹、吉爾加拉德與百姓們逃到巴拉爾島 Isle of Balar 或西瑞安河口（Mouths of Sirion）躲藏。
胡林與胡爾挽救了特剛與貢多林，後來特剛之女伊綴爾 Idril 和胡爾之子圖爾結婚，生下人類與精靈的共同救星“航海家埃蘭迪爾”Eärendil。胡林後來被故意釋放，歸鄉的路上不小心洩露貢多林的方位。
年代：
I 495

戰役：
Battle of Tumhalad & Sack of Nargothrond

攻擊者：
奧克、噴火的格勞龍
抵抗者：
歐洛隹斯（Finarfin 之子，芬洛德之弟）領導的納國斯隆德
主戰場：
淌哈拉德原野（Tumhalad）、納國斯隆德
結果：
歐洛隹斯與葛溫多死亡，納國斯隆德被攻破，中土只剩貢多林、多瑞亞斯兩處堅強據點而已。
影響：
胡林之子圖林與他妹妹妮諾爾中了格勞龍的魔咒，後來結婚，以悲劇收場。納國斯隆德的矮人項鍊諾格萊迷爾 Nauglamír 被胡林取得，間接造成庭葛的死亡。
年代：
c. I 502

戰役：
-

起因：
爭奪鑲嵌精靈寶鑽的諾格萊迷爾項鍊。
交戰者：
諾格羅德城的矮人工匠殺死庭葛，逃亡時又被多瑞亞斯的精靈殺死，諾格羅德城派出矮人大軍復仇，攻入明霓國斯，矮人與精靈大戰，打贏的矮人回程時又被貝倫率領的綠精靈追殺，項鍊被追回。
主戰場：
多瑞亞斯的千石窟宮殿（The Thousand Caves，Menegroth，明霓國斯），吉理安河。
結果：
庭葛被搶奪項鍊的矮人殺死，美麗安傷心離去，美麗安環帶消退。
影響：
多瑞亞斯從此缺乏防護。項鍊由露西安佩掛，可能因為精靈寶鑽的影響，間接縮短了露西安的壽命。從此中土除了艾里京的精靈工匠與後來的羅瀲女王 Galadreil 之外，其餘的精靈（尤其庭葛的子民灰精靈）皆與矮人交惡，到第三紀勒茍拉斯出身的幽暗密林與凱勒鵬 Celeborn 帶領的羅瀲精靈仍不信任矮人。
年代：
c. I 505

起因：
爭奪精靈寶鑽
攻擊者：
費諾七子
抵抗者：
庭葛之子迪歐 Dior
主戰場：
千石窟宮殿
結果：
這是精靈的第二次親族相殘 The Kinslaying。迪歐與妻子寧羅絲被殺，凱勒鞏、卡蘭希爾、庫路芬也死亡。迪歐之子埃盧瑞與埃盧林被丟入森林中失蹤，多瑞亞斯滅亡。
影響：
多瑞亞斯的精靈帶著迪歐之女愛爾溫 Elwing 和寶鑽逃到西瑞安河口，才有機會遇見埃蘭迪爾。
年代：
I 510

戰役：
貢多林的陷落 The Fall of Gondolin
攻擊者：
魔茍斯的奧克、惡狼、焱魔、格勞龍的子孫
抵抗者：
貢多林百姓
主戰場：
貢多林
結果：
特剛 Turgon 與大部份精靈戰死，圖爾帶領少數殘存的百姓沿著伊綴爾預先安排的密道逃脫，半途被焱魔攔截，格洛芬戴爾 Glorfindel 犧牲性命殺掉焱魔，其他人得以逃往西瑞安河口。
影響：
伊綴爾之子埃蘭迪爾與迪歐之女愛爾溫在河口相遇而結婚，生下愛隆與愛洛斯（Elrond & Elros），愛隆成為第三紀裂谷的精靈王，愛洛斯當上第一任的努曼諾爾國王，埃蘭迪爾靠愛爾溫帶來的精靈寶鑽才能抵達維林諾搬救兵。
年代：
c. I 575

戰役：
-

攻擊者：
費諾眾子
抵抗者：
貢多林與多瑞亞斯殘存的百姓
主戰場：
西瑞安河口
結果：
這是精靈的第三次親族相殘。安羅德、安瑞斯被殺，費諾七子僅存梅斯羅斯與梅格洛爾。愛隆與愛洛斯被俘，愛爾溫將精靈寶鑽戴在胸前投海消失，未喪生的精靈隨著太慢趕來救援的瑟丹和吉爾加拉德搭船搬去巴拉爾島。烏歐牟把愛爾溫送上埃蘭迪爾的船，埃蘭迪爾把寶鑽綁在額頭，靠著它穿越陰影來到維林諾，向維拉求援。
影響：
埃蘭迪爾獲准選擇精靈的命運，但不得回到中土，他每天駕駛威基洛特 Vingilot，戴著寶鑽在天空航行，閃亮的星光被中土的子民看到，稱之為希望之星（Gil-Estel），帶給精靈與人類歡喜和新希望。
年代：
c. I 583

戰役：
憤怒之戰 The War of the Wrath
別名：
the Great Battle

攻擊者：
維林諾的大軍～維拉，英格威的凡雅精靈，費納芬 Finarfin 率領的未離開維林諾的諾多精靈。帖勒瑞精靈 Teleri 由於當年費諾家族在天鵝港奪船殺人，只肯駕船載大軍渡海，幾乎無人願意踏上中土幫忙。索隆多率領的大鳥在中土參戰。
抵抗者：
魔茍斯與他所有的力量
主戰場：
貝爾蘭西北地區與安格班
結果：
少數焱魔逃脫躲進地底，龍幾乎被消滅，奧克近乎滅絕，魔茍斯被安蓋諾爾鐵鍊捆綁，丟到世界外。兩顆精靈寶鑽由維拉收回，卻因為梅斯羅斯與梅格洛爾想實踐曾經發過的毒誓，偷取寶鑽，最後全都失去了。
影響：
大部份的諾多精靈被維拉原諒得以返回維林諾，中土西北部陸沉地形大變，林頓山脈 Lindon 以西只剩一小塊土地。神靈賞賜三大伊甸家族一塊平安樂土～努曼諾爾島，給予他們更常的壽命、更高的力量與智慧。可是維拉遺棄中土那些不接受召喚又與邪惡為友的人類，放棄指導匡正他們，任由中土墮落腐敗，所以後來薩烏隆能培養出龐大的僕役，召募到許多人類大軍，繼續為害數千年。
  第 二 紀 ： II 1 to II 3441
年代：
II 1693(1695?) to II 1701

戰役：
-

攻擊者：
薩烏隆（Sauron，電影翻成索倫）帶領他的軍隊（注意～他親自帶兵）
抵抗者：
艾里京（Eregion、伊瑞詹）的精靈，伊利雅德 Eriador 的人類，愛隆 Elrond 奉瑟丹之命從海港帶精靈協助，最後羅瀲精靈與 Moria 矮人也出兵，努曼諾爾人以船隻載運軍隊支援。
主戰場：
霧山西側的艾里京、伊利雅德
結果：
艾里京的精靈工匠被抓，鑄造權力之戒的“銀手”Celebrimbor 被俘後來被殺，艾里京全毀。人類手中的九枚權力戒被收回，但精靈三戒事先藏起來了。薩烏隆最初大勝，後來腹背受敵軍隊潰敗，他僅以身免逃回摩多。
影響：
矮人得罪薩烏隆，從此莫利亞（Moria、摩瑞亞）西大門封閉，奧克奉命持續騷擾矮人，最後（加上焱魔的因素）莫利亞荒廢。愛隆與艾里京殘部及自己帶出的兵力躲進裂谷（Rivendell，瑞文戴爾，Riven 意思是裂開，dell 是山谷），將該地建設成中土的隱密堡壘。九枚權力戒被收回，持戒人墮落成戒靈供薩烏隆驅遣，伊利雅德人丁大減。Galadriel 戰後帶女兒 Celebrian 到裂谷找丈夫 Celeborn，所以愛隆與 Celebrian 才會認識並結連理。
年代：
年代：II 3261
戰役：
-

攻擊者：
第二十五代努曼諾爾國王 Ar-Pharazôn
抵抗者：
薩烏隆
主戰場：
中土的摩多
結果：
薩烏隆佯降，被帶回努曼諾爾島。
影響：
薩烏隆遊說離間國王，造成努曼諾爾人與維拉失和，導致最後開戰。
年代：
II 3319

戰役：
The Downfall of Númenor

攻擊者：
國王 Ar-Pharazôn 率領的努曼諾爾人
抵抗者：
維拉
主戰場：
努曼諾爾島與維林諾之間的海域
結果：
國王的軍隊被大海吞噬，努曼諾爾陸沉。
影響：
忠實者 The Faithful 駕船逃回中土，加入吉爾加拉德抵抗薩烏隆的陣營，也傳下了伊蘭迪爾 Elendil 世系。世界被折彎，維林諾隱藏起來，人類再也無法抵達不死之地，從此“筆直航道”只對想回到西方的精靈開放。
年代：
II 3429 to II 3441（12年）
戰役：
War of the Last Alliance

攻擊者：
最後聯盟
抵抗者：
薩烏隆
主戰場：
米那斯伊西爾，摩多門前的達格拉戰爭平原，巴拉多 Barad-dûr。
過程：
II 3429 薩烏隆攻擊米那斯伊西爾，II 3430 人與精靈組成最後聯盟，II 3434 Battle of Dagorlad，聯盟在達格拉平原大勝，薩烏隆躲進 Barad-dûr，展開七年之久的圍城 Siege of Barad-dûr，最後薩烏隆戰敗。
結果：
薩烏隆形體消散，多年無法凝聚成形。
影響：
進入第三紀，，中土平靜了一兩千年，讓努曼諾爾人有時間鞏固發展新成立的國家。人類繁衍發展，精靈大多聚集在裂谷、羅瀲與灰港附近，少與人類往來，逐漸淡出世界舞台。邪惡的至尊戒不再被薩烏隆掌握，所以裂谷、羅瀲與灰港三地的精靈王（愛隆、Galadriel、瑟丹）可以放心大膽使用精靈三戒，他們的國度變得十分美好。
  第 三 紀 ： III 1 to III 3021 March 24
年代：
III 2 Oct 4

戰役：
The Disaster of the Gladden Fields

攻擊者：
躲在幽暗密林的奧克（薩烏隆餘孽）
抵抗者：
攜帶至尊戒的伊西爾都與隨行的兩百名努曼諾爾士兵
主戰場：
格拉頓平原 Gladden Fields
結果：
伊西爾都被殺，至尊戒掉入安都因河消失，隨行的士兵僅三人生還。奧克被幽暗密林的人類及精靈驅散殺害，這區域平靜了好多年。
影響：
至尊戒消失，後來被 Sméagol 撿到，躲進霧山的洞穴，改稱咕魯 Gollum。
年代：
III 1856

戰役：
Battle of the Plains（first battle with the Wainriders）
攻擊者：
戰車民 Wainriders
抵抗者：
岡多爾 Gondor 與盟友 Northmen
主戰場：
羅馬尼安 Rhovanion、達格拉平原
結果：
岡多爾國王 Narmacil II 與 Northmen 君王 Marhari 死亡。
影響：
岡多爾喪失東邊的領土，接下來百年間不斷受戰車民侵襲。Northmen 搬到安都因河西居住，改稱 Éothéod，祖居羅馬尼安 Rhovanion 從此歸外族統治。
年代：
III 1899

戰役：
-

攻擊者：
岡多爾國王 Calimehtar（Narmacil II 之子）、Éothéod、留在羅馬尼安被奴役的的 Northmen
抵抗者：
Wainriders

主戰場：
達格拉平原
結果：
Wainriders 損失極為慘重，大大延後了下次的攻擊。
影響：
雖沒替岡多爾贏取更多土地，但買到了近五十年秣馬厲兵的時間。
年代：
III 1944

戰役：
Battle of the Camp

攻擊者：
Wainriders 與他的盟軍（北），哈拉德人（南）。
抵抗者：
岡多爾國王 Ondoher、Éothéod。
主戰場：
摩多大門附近、北伊西林恩、南伊西林恩 Poros 渡口。
結果：
國王 Ondoher、大兒子 Artamir、小兒子 Faramir 與Ondoher 姐姐的小孩 Minohtar被殺（摩多大門附近）。Eärnil 在北伊西林恩擊敗紮營休息的戰車民敵軍（營地=Camp）。
影響：
元氣大傷後外敵不斷入侵岡多爾，導致國力衰竭、土地荒廢、領域縮減。
年代：
年代：III 1975
戰役：
Battle of Fornost

攻擊者：
安格瑪 Angmar 的巫王
抵抗者：
北王國 Arthedain，夏爾的弓箭手；岡多爾與林頓 Lindon 趕來救援的精靈。
主戰場：
北王國 Arthedain
結果：
III 1974 巫王攻破北王國的都城佛諾斯特 Fornost，III 1975 岡多爾國王 Eärnur 聯合林頓的精靈與都內丁剩餘的兵力由 Mithlond 的港口登陸東行，擊敗安格瑪巫王。
影響：
安格瑪巫王化作黑影逃入米那斯魔窟 Minas Morgul，後來以戒靈之首重現中土。國王 Arvedui 淹死在北邊冰封之地 Forochel 海岸邊，兩顆真知晶石都失去了。北王國毀滅後伊利雅德人丁凋零，努曼諾爾人的光華逐漸被淡忘，都內丁殘部漫遊在鄉間林野，成為傳說中的灰色陰影。
年代：
III 2510

戰役：
Battle of the Field of Celebrant

攻擊者：
東部民族 Balchoth、霧山來的奧克
抵抗者：
岡多爾攝政王 Cirion 與南下支援的牧馬民族 Eorl the Young
主戰場：
Field of Celebrant（安都因與 Limlight 兩河交角的舌狀土地）
結果：
岡多爾免於傾覆的命運。
影響：
牧馬民族 Éothéod 獲贈 Calenardhon 成立羅汗國。
年代：
III 2747

戰役：
綠原之戰 Battle of Greenfields
攻擊者：
奧克
抵抗者：
圖克家族的 Bandobras Took 率領的哈比人
主戰場：
夏爾的“北法尋”Northfarthing
結果：
奧克被擊退。
影響：
武器高掛壁爐前與博物館中，戰事成為茶餘飯後的話題，逐漸被哈比人淡忘。
年代：
III 2799

戰役：
Battle of Nanduhirion（精靈語）
別名：
the Battle of Azanulbizar（阿薩努比薩，矮人語，莫利亞東門下方的山谷）
攻擊者：
由索恩二世 Thráin II 帶領想返回莫利亞故居的矮人，其他都靈家族成員（Durin's Folk）
抵抗者：
佔據莫利亞的奧克
主戰場：
莫利亞東大門
過程：
III 2790 索爾 Thror 在莫利亞被殺，矮人誓言復仇，III 2793-9 展開與奧克的戰爭，從北剛達巴山脈一路南下勦滅奧克巢穴，最後在阿薩努比薩開戰。
結果：
奧克首領阿索格 Azog 被殺，其餘不是被殺就是向南逃竄。矮人大軍也死亡過半，凱薩督姆（Khazad-dûm，莫利亞的矮人名稱）重回矮人掌握，但因為都靈的剋星（焱魔）仍盤踞礦坑深處，無人敢進入。佛瑞林、方丁、耐恩等人被殺。
影響：
耐恩之子丹恩．鐵足 Dáin Ironfoot 率領子弟兵返回鐵山山脈，索恩二世與兒子索林 Thorin 回到 Dunland（都暗蘭、登蘭得），又流浪到伊利雅德，暫時住在隆恩山脈，後來在幽暗密林邊緣失蹤，身上的最後一枚矮人戒也被薩烏隆奪走。
年代：
III 2941

戰役：
五軍之戰 The Battle of Five Armies
攻擊者：
奧克、座狼 Borg、蝙蝠
抵抗者：
比爾博、索林一行人、甘道夫、丹恩帶領的矮人、伊斯加的人類、幽暗密林的精靈、老鷹、比翁 Beorn。
主戰場：
孤山與戴爾河谷 Dale
過程：
索林一行十三位矮人在孤山的舊宮殿前擺陣，支援的丹恩親族從鐵山山脈趕來，對方是長湖上伊斯加鎮 Esgaroth 由巴德帶領的人類與幽暗密林的精靈聯軍，爭執焦點是惡龍史矛格死後（被巴德殺掉）宮殿中聚斂的珠寶該如何分配。雙方對峙時，從剛達巴山發兵的奧克在波格（阿索格之子）領導之下與座狼展開攻擊，人類、精靈與矮人放下成見合力禦敵。詳見哈比人歷險記。
五軍指的是矮人、人類、精靈、奧克、座狼。
結果：
奧克失敗。索林、菲力，奇力死亡，丹恩繼任山下之王（King under the Mountain）。比爾博帶金銀返家。
影響：
北方大陸三分之一的奧克死於此役，明顯削弱薩烏隆的兵力。河谷鎮（人類）與山下王國（矮人）再度興旺，到了第三紀末薩烏隆發動戰爭時此地才有足夠的人力抵擋北方的敵人，避免他們南下橫掃岡多爾以北的地區。比爾博結識愛隆王與精靈，或許對弗羅多後來的行動與決策有影響。
年代：
III 3019 Jan 23-25

戰役：
Battle of the Peak

攻擊者：
焱魔巴洛格 Balrog
抵抗者：
甘道夫
主戰場：
Celebdil（銀峰 Silvertine、西拉克西吉爾 Zirak-zigil）山頂
結果：
焱魔與甘道夫雙雙死亡
影響：
甘道夫魂魄回到維林諾，又重生為白袍巫師，法力大增。至於維拉有沒有給他甚麼指示，或者准許他使用法力，或者要他帶消息給羅瀲女王，就不得而知了。
年代：
III 3019 Jan 23-25

戰役：
First Battle of the Fords of Isen

攻擊者：
薩魯曼的奧克
抵抗者：
羅汗騎士
主戰場：
艾辛河渡口 Fords of Isen
結果：
希優頓之子希優德（Théodred son of Théoden ）戰死。
影響：
薩魯曼正式表態與努曼諾爾人和羅汗為敵。
年代：
III 3019 Mar 2

戰役：
Second Battle of Fords of Isen

攻擊者：
薩魯曼的奧克、wild hillmen 與都暗蘭的遊牧民族。
抵抗者：
羅汗西谷 Westfold 的軍隊
主戰場：
艾辛河渡口
結果：
羅汗慘敗，士兵被殺或驅散，薩魯曼的大軍攻向羅汗。
影響：
希優頓王帶兵退守 Helm's Deep（聖盔堡、海爾姆深谷），甘道夫脫隊去尋找四散的兵力。
年代：
III 3019 Mar 3

戰役：
號角堡之役 Battle of the Horn-burg
攻擊者：
薩魯曼的奧克、wild hillmen 與都暗蘭的遊牧民族。
抵抗者：
希優頓王帶領的軍隊與逃進聖盔堡的殘兵，逃離西谷戰場又被甘道夫召回的兵力，後來胡翁氏（Huorn、胡恩）也加入戰場。
主戰場：
Helm's Deep

結果：
希優頓王戰勝後出兵艾辛格 Isengard，才發現樹人已經打勝仗了。
影響：
西方的敵人解決後，羅汗才有能力出兵援救岡多爾。
年代：
III 3019 Mar 15

戰役：
帕蘭諾原野之役 Battle of the Pelennor
攻擊者：
戒靈 Nazgûl 與飛龍座騎，奧克，mountain-trolls，拉車的野獸，哈拉德人，猛瑪 mûmakil，東方蠻族 Easterlings，Variags of Khand，南蠻子 Southrons，遠哈拉德（Far Harad）白眼紅舌長得像 half-trolls 的黑色人種。Umbar 海盜（才在海港就被阿拉岡打敗）。
抵抗者：
岡多爾所有兵力，支援的羅汗，阿拉岡與三十位都內丁人（登丹人、Dúnedain），勒茍拉斯（Legolas、萊格拉斯）與吉姆利，梅里和佩平（Peregrin Took、皮聘），甘道夫，愛隆王的兩個兒子 Elladan & Elrohir，幽冥人（只負責在海港打海盜）。Druadan 森林的野人 Wild Men（當斥侯並帶領羅汗援軍通過 Stonewain Valley）。
主戰場：
帕蘭諾原野（佩蘭諾原野）
結果：
入侵者被打敗，戒靈之首被殺，岡多爾解圍。岡多爾的 Denethor 自焚，羅汗希優頓王戰死。
影響：
法拉米爾 Faramir 與羅汗公主伊歐玟 Éowyn 因為受傷相識，後來相戀結婚，獲封伊西林恩的土地。伊歐墨 Ëomer 當上羅汗王。
年代：
III 3019 Mar 17

戰役：
戴爾河谷之役 Battle of Dale
攻擊者：
東方人 Easterlings（薩烏隆主導）
抵抗者：
人類與矮人
主戰場：
戴爾河谷、伊魯伯 Erebor
結果：
矮人丹恩．鐵足與人類布蘭德（Brand，巴德之孫）兩位領袖戰死，人類與矮人被敵軍包圍，當南方薩烏隆戰敗消息傳來，他們趁機反攻才解困獲勝，從此河谷地區不再受東方人入侵。
影響：
若沒有人類與矮人的抵抗，東方大軍將南下與薩烏隆主力會合，大開殺戒，即使弗羅多順利摧毀魔戒，恐怕也沒剩多少人能活著享受勝利的果實了。
年代：
III 3019 Mar 25

戰役：
-

攻擊者：
阿拉岡領導的自由人類（岡多爾、羅汗、都內丁人聯軍）、勒茍拉斯與吉姆利、佩平、甘道夫、愛隆王的兩個兒子。最後鷹王帶大鷹參戰。
抵抗者：
薩烏隆的軍隊與盟友（奧克、山丘食人妖 mountain-troll、戒靈、哈拉德人、東方人）
主戰場：
摩多大門前 Field of Cormallen（可麥倫平原、科馬倫原野）。
結果：
魔戒被弗羅多丟進火山口之後 Barad-dûr 崩毀，薩烏隆的力量與形體消失，從此不再現身中土。
影響：
阿拉岡在戰事結束後班師回朝，當上 Arnor & Gondor 國王，並與亞玟 Arwen 結婚。魔戒銷毀之後所有與它有關的魔力也消失了，精靈三戒不再具有力量，精靈國度（尤其羅瀲）開始褪色。世界在一如首生的兒女眼中看來變得灰暗衰老，疲倦湧上心頭，精靈開始大批離開前往西方。III 3021 September 21 瑟丹、愛隆、Galadreil 搭船離開後，正式結束第三紀。
年代：
III 3019（S.R. 1419）November 3
戰役：
邊水城之役（Battle of Bywater、臨水之戰）
攻擊者：
弗羅多、山姆、梅里、佩平帶領起義的哈比人
抵抗者：
受薩魯曼支持在夏爾為非做歹的惡棍
主戰場：
夏爾的邊水城
結果：
哈比人大勝
影響：
四位哈比人把薩魯曼從袋底洞趕出來，薩魯曼被巧言（Wormtongue）刺殺，魂魄以濃煙的形體升往高空往西天望去，但一陣從西方吹來的冷風將煙吹散，從此未再現身中土。（是否表示維拉不准它回維林諾？）夏爾平亂（The Scouring of the Shire）之後才正式結束魔戒之戰 the War of the Ring。
S.R. 1427 山姆當上市長。S.R. 1432 梅里當上雄鹿地的主人（Master of Buckland）。 S.R. 1434 佩平成為圖克家長與夏爾領主（Thain）。S.R. 1482 山姆之妻 Rose 去世，山姆在 September 22 將紅皮書交給女兒後前往灰港搭船渡海西行，至此所有的護戒者（Ring-bearers）都離開中土。
S.R. 1484 梅里與佩平前往羅汗，伊歐墨秋天死亡後兩人前往岡多爾渡過餘生，一起安息在國王的靈寢 Rath Dínen。S.R. 1541 March 1st 阿拉岡辭世，安息在梅里和佩平旁邊。亞玟搬到羅瀲，隔年死亡，勒茍拉斯與吉姆利一起駕船西行，至此結束了魔戒團（the Fellowship of the Ring）的故事。
  註一～文字對照： 

Alqualondë　Alqualonde（最後的 e 上面有兩點）
Ar-Pharazôn　Ar-Pharazon（o 上面有 ^）
Azaghâl　Azaghal（最後的 a 上面有 ^）
Bard-dûr　Barad-dur（u 上面有 ^）
Círdan　Cirdan（i 上面有 '）
Dáin　Dain（a 上面有 '）
Dúnedain　Dunedain（u 上面有 '）
Eärendil　Earendil（a 上面有兩點）
Eärnil　Earnil（a 上面有兩點）
Eärnur　Earnur（a 上面有兩點）
Ëomer　Eomer（E上面有兩點）
Éothéod　Eotheod（E 與 e 上面有 '）
Éowyn　Eowyn（E上面有 '）
Feanör　Feanor（o 上面有兩點）
Finwë　Finwe（最後的 e 上面有兩點）
Khazad-dûm　Khazad-dum（u 上面有 ^）
mûmakil　Mumakil（u 上面有 ^）
Nauglamír　Nauglamir（i 上面有 '）
Nazgûl　Nazgul（u 上面有 ^）
Númenor　Numenor（u 上面有 '）
Pelóri　Pelori（o 上面有 '）
Rath Dínen　Rath Dinen（i 上面有 '）
Sméagol　Smeagol（e上面有 '）
Théoden　Theoden（e上面有 '）
Théodred　Theodred（e上面有 '）
Thráin II　Thrain II（a 上面有 '）
Urulóki　Uruloki（o 上面有 '）


魔戒～岡多爾與羅汗的盟約（一）

	第一紀的時候，有一批屬於哈多家族（House of Hador）的人類逗留在迷霧山脈（以下簡稱霧山）東邊，那片在第三紀被西方人（舊版翻成西奈賽人，Men of Westernesse，指的是努美諾爾＝努美諾爾人）稱作 Rhovanion 的地方。Rhovanion 意思是荒地“Wilderland”，原本包括霧山東邊直到疾奔河（the Running River、Celduin）之間的土地，但在魔戒附錄中專指幽暗密林東緣到疾奔河間的那片河谷地。這群人類缺乏嚴謹的政府管理組織，通稱為 Northmen，素來與努曼諾爾人和精靈友善。他們砍伐樹木，在森林東南方造成明顯的大缺口，稱為 the East Bight（算不算人類歷史上第一次對環境造成的衝擊？:-P）。 

在盧恩內海（Sea of Rhun）更東邊有許多岡多爾不熟悉的民族，統稱 Easterlings。其中有一支 Wainriders 武裝比其他種族好，會利用四輪車行動與遷徙，並駕駛輕戰車出擊。人口增長的壓力讓東方民族向西拓展。Northmen 處在 Easterlings 與岡多爾之間，無形中幫努曼諾爾人抵擋了來自東方的侵擾，但岡多爾直到這股防禦力瓦解之後才體會到它的珍貴。 

III-1636 年大瘟疫傳遍中土，由於人畜在冬季必須擠在棚屋中躲避嚴寒，近距離的接觸增加了瘟疫的危害，使得 Northmen 與他們的牲畜死亡過半。當然疫疾對東方的 Easterlings 也造成相當的影響，所以接下來有百多年的時間雙方沒有大規模的戰爭。 

III-1856 年，Wainriders 似乎恢復了國力，以強大的兵力發動攻擊，拿下 Rhovanion，Northmen 無力阻擋，少數逃出來的士兵由君王 Marhari 率領加入岡多爾陣營。Wainriders 繼續南進，在達格拉平原與岡多爾國王 Narmacil II 率領的軍隊對上了，又取得勝利。岡多爾幾乎全軍覆沒，靠英勇的君王 Marhari 率領 Northmen 斷後，剩餘的軍隊才勉強撤回伊西林恩（Ithilien），藉天險阻擋敵軍，避免亡國的命運。然而 Marhari 與 Narmacil II 兩位君主都陣亡了，安都因河以東 Emyn Muil 以北的地區從此落入 Wainriders 統治，未來得及逃出的 Northmen 淪為奴隸。這就是 Battle of the Plains。 

Rhovanion 淪陷後，少數的 Northmen 從疾奔河上溯，加入位於 Erebor（伊魯伯）與他們有遠親關係的河谷居民（folk of Dale，就是哈比人歷險記寫的河谷鎮與長湖那一帶），另一小部份搬到岡多爾，但絕大部份（與受奴役的同胞相比僅佔少數）脫逃的人民在新君王 Marhwini（Marhari 之子）帶領之下前往安都因河谷，與幽暗密林逃出的難民一起定居，從此被稱為 Eotheod（兩個 e 上面都有 ' 記號），horse-people，仍然與岡多爾保持友好關係，互相支援。 

安都因河東河谷的地勢比較平坦寬廣，但是會受到 Wainriders 控制，又懼怕森林中的邪惡生物，所以他們以大河為屏障，選擇住在河西之地。不過安都因西河谷的南端住有他們不信任的羅瀲精靈，隔著河又受到幽暗密林南端道爾古多（Dol Guldur）的邪惡陰影威脅，因此 Eotheod 往北移動到卡洛克（Carrock）與格拉頓平原之間那片狹隘的地區發展。 

Wainriders 雖然連戰皆捷，但也發現岡多爾擁有事先沒意料到的強大軍隊，如果繼續深入敵陣而無後援，是很不明智的舉動，於是暫時安於新取得的 Rhovanion，雙方休兵。大約就在此時，精靈與人類發現戒靈進入摩多活動，所以事後推測，這場戰役的起因可能就是薩烏隆在背後慫恿之故。 

III-1899 年（Rhovanion 淪陷後又過了 43 年），Rhovanion 被奴役的人民意圖反抗，而岡多爾南邊敵對的哈拉德地區也陷入內亂，暫時無暇侵擾南疆，所以國王 Calimehtar（Narmacil II 之子）想趁此良機報一箭之仇。正當此時國王又接獲線報，Wainriders 打算從安都因河的 Undeep（註一）渡河突襲，因此岡多爾先發治人，集結大軍沿伊西林恩北上。Calimehtar 毫不掩飾自己的兵力，藉此吸引 Wainriders 軍隊南下，遠離他們大本營 Rhovanion，將他們引到位於灰燼山脈（Ered Lithui，Ash Mountains，摩多北面東西走向的山脈）北部的達格拉平原，展開激戰。打得火熱之際，埋伏的 Marhwini 君王率領 Eotheod 騎兵由 Undeep 衝出，攻向 Wainriders 的側翼與後翼。陣腳大亂的 Wainriders 潰不成軍，近三分之一戰士陣亡，剩餘的兵力逃回 Rhovanion。岡多爾國王 Calimehtar 知道自己的實力不足，就此停止追擊，但 Eotheod 不肯罷休，一路追殺到幽暗密林邊緣。 

住在 Rhovanion 的人民的確也展開抗敵行動，燒毀不少 Wainriders 留在後方的倉儲或屯墾地，但 Wainriders 男女老少皆兵，裝備又比反抗者精良，抗爭行動很快就被壓抑下來。Eotheod 原本冀望一路北上，配合反抗軍一舉收復位在幽暗密林右緣的舊家園，但森林在望，期待的反抗行動卻失敗了，孤掌難鳴之下只好撤退，從此之後再也未有機會收復自己的祖居地。 

雖然此次的戰役沒替岡多爾贏取更多的土地，但 Wainriders 損失極為慘重，大大延後了下次的攻擊，在毀滅性的敵軍再次出擊（III-1944）之前，岡多爾買到了近五十年休養生息的機會。更重要的是，牧馬民族兩次的救援，奠立了兩支種族千餘年深厚的友誼，及互相支援的傳統。 

在 III-1936 年繼任岡多爾國王的 Ondoher（Calimehtar 之子），上任沒幾年就收到 Eotheod 新君王 Forthwini（Marhwini 之子）的警告：Wainriders 已經恢復實力躍躍欲試。但此時南疆的敵人正蠢蠢欲動，岡多爾沒有能力先下手為強，只能厲兵秣馬等待對方。 

Wainriders 起先與摩多南方的 Khand 等民族爭戰，後來雙方達成協議一起出兵瓜分岡多爾，所以到了 III-1944 年，南北兩邊同時發動攻勢。國王 Ondoher 命令王室成員 Earnil（a 上面有兩點，是 Narmacil II 父親 Telumehtar 的後裔）帶領少數的兵力應付南陣線。III-933 年 Umbar 的海盜被岡多爾攻破，後來又作亂，可是到了 III-1810 年海盜再度被岡多爾擊敗，此時還未恢復，所以不必擔心海盜船載著敵軍上溯安都因河直攻首都，只要守住安都因河畔的 Pelargir（佩拉格）港口，南方來犯的敵軍就得被迫順著介於大河和摩多西側的黯影山脈（Ephel Duath，a 上面有 '，Mountains of Shadow，魔影山），那塊南伊西林恩狹窄的土地上行，很容易被攔阻。Earnil 故意把軍隊藏在 River Poros 渡口後方四十里處，等 Harad 渡河後迎頭痛擊，大獲全勝。 

國王 Ondoher 帶領大部份的軍隊出征，他打算在達格拉平原迎戰敵軍，但對方的前鋒靠著車馬之利，沿著灰燼山脈北緣岡多爾修築的道路快速行動，國王的軍隊才走到摩多大門附近（the Morannon，此時仍為岡多爾控制），就被龐大的戰車與騎兵隊衝散。敵軍人數超乎想像，國王只能爬上小丘陵（註二）倉促佈陣，沒多久 Ondoher 與他大兒子 Artamir 就被殺了。敵人繼續挺進，岡多爾兵士不是被趕進死亡沼澤（Dead Marshes），就是向後方潰逃。Minohtar（Ondoher 姐姐的小孩）接掌統帥權，命殘軍撤退，與還來不及上前協助的左翼（由 Dol Amroth 的 Adrahil 指揮）會合 ，移到 Cair Andros 和黯影山脈之間部署，以免敵軍攻進 Osgiliath（那邊有石橋可以渡過安都因河），因為那邊土地最狹窄，比較好防守。Minohtar 自願斷後，替部隊爭取到不少撤退時間，挽救了一部份的兵力，可是他卻犧牲了，跟隨他的少數存活者背著他的屍身加入 Dol Amroth 的陣容。 

依據岡多爾的法律，只要國王能在首都留下足以擔當責任的繼承人，就應該親自帶領主力出征，所以 Ondoher 命令他的小兒子 Faramir 留在後方，可是 Faramir 一心想參戰，偽裝混入前線的軍隊。國王被殺時他與友軍 Eotheod 的戰士往死亡沼澤方向逃竄，也不幸死亡。 

Earnil 打贏 Harad 之後接到北邊的求救通知，迅速將軍隊拉上去。當時敵軍看到岡多爾不堪一擊，國王買單了，以為僅存的軍隊不成氣候（他們不知道還有南部那支軍隊），於是在北伊西林恩紮營休息順便慶功，預備等後面的主力趕過來會師，再開入首都摘取勝利的果實。Earnil 利用敵方鬆懈之際殺入敵陣，摧毀他們的營地，燒掉車輛，將他們逐出伊西林恩，敵人不是被殺就是被趕進死亡沼澤永久消失，這次的重挫毀滅了絕大部份的前鋒機動部隊，被稱為 the Battle of the Camp，不久之後戰爭就平息了。Earnil 隔年當上岡多爾的國王，稱為 Earnil II（註三）。 

  註一～Undeep：
指安都因河中游 The Brown Lands & The Wold 兩地之間的河道彎曲，約在源自范岡森林（Fangorn）的 Limlight 河流進安都因河入口後不遠處。這邊因為安都因河的流速趨緩，可以用舟船強渡大河，是多次東方蠻族入侵的通道。岡多爾與羅汗深知此弱點，所以在 Limlight & 安都因河交界的“the Field of Celebrant”設有重兵屯防。不過這篇寫的是第三紀初期，岡多爾在國力鼎盛時期國界遠在更東邊，安都因河跟“Field of Celebrant”都位在國土內，沒有設防的需求，III-1899 年岡多爾也才剛喪失安都因河以東的土地，還沒意識到這點危機，所以此地尚未派駐防禦兵力。 

  註二～小丘陵：
據推測是魔戒那本書中，阿拉岡等人在摩多大門前被圍困的兩座小山丘。但在 III-1944 年，山丘還很低矮，直到後來薩烏隆手下的奧克丟棄砂石礦渣，山丘才變得比較高，但不論高度如何，都無法提供良好的屏障。 

  註三～Earnil I & II：
Earnil I 是岡多爾第十三任國王，Tarannon 的姪兒。Tarannon 在 III-830 年登基，開始建造船隻從安都因河口出航，向西邊與南面海岸拓展征伐，被後世稱為“Lord of the Coasts”。Earnil I 在 III-913 年就任，接續傳統開拓南疆，後來攻破 Umbar，但於 III-936 年死於 Umbar 的一場暴風雨。下兩任國王 Ciryandil（936～1015）、Hyarmendacil I（＝Ciryaher，1015～1149）也向海發展，在南方取得多次勝利，這四位國王統稱“Ship-kings”。這篇的 Earnil 被稱為Earnil II。他的兒子 Earnur（a 上面有兩點）是岡多爾最後一任國王，III-2050 年受巫王引誘進入摩多單挑而失蹤，從此之後南王國交由攝政王（宰相、Stewards）治理，直到國王歸來。 

  參考資料：
從第 11 篇《魔戒～艾里京與羅瀲史話》開始，文章內容主要是依據 The Unfinished Tales（英文版），把故事整理並重新敘述，便於讀者瞭解來龍去脈，但也會參考魔戒、哈比人歷險記、精靈寶鑽等書以補足不完整的片段。 
還有一本比較少參考的書～The Complete Tolkien Companion by J. E. A. Tyler，用來查比較冷門的專有名詞。如果這邊都查不到，我會上The Encyclopedia of Arda網站搜尋。 


魔戒～岡多爾與羅汗的盟約（二）

	Eotheod 在安都因河西側安居之後，暫時不受東方蠻族的侵擾，人口與馬畜增加，土地逐漸不敷使用，必須遷徙到更寬廣的地方發展。西邊被迷霧山脈限制住了，南邊有羅瀲與越來越危險的道爾古多，所以當 III-1975 年北方的安格瑪（Angmar）戰敗（註一），巫王逃之夭夭，危險不再，Eotheod 決定向北移動，搬到安都因河源頭 Langwell 以及發源自灰色山脈（Grey Mountains，Ered Mithrin）的 Greylin 兩河河谷定居，約略在幽暗密林（Mirkwood）之北、密林河（Forest River）以西的平地，原本逗留在該地的安格瑪人民則被驅逐了。這時候岡多爾的國王是 Earnil II，雖然心中不捨也沒有解決之道。從 Langwell & Greylin 兩河匯流點到岡多爾北疆（Limlight 注入安因河處），直線距離約 450 英里，若是量到米那斯梯利斯（Minas Tirith），則超過八百英里，這些是以鳥飛的路線丈量，若是走陸路還會更遠。雖然距離遙遠，兩國仍然互通音信，保持友誼。到了 Leod（Eorl the Young 的父親）統治的時代，他們的人口又增長到土地難以容納的程度。 

岡多爾的狀況卻不同。來自摩多的奧克與 Umbar 的海盜不斷出擊，讓他們窮於應付，導致國力衰竭，人口增長緩慢，許多地方繁華不再，位在白色山脈北邊的 Calenardhon，也因為 Balchoth（註二）假道幽暗密林不斷入侵，變得人煙稀少，位於安都因河沿岸的眾多堡壘也因無法駐派兵力而荒廢了。 

III-2489 攝政王 Cirion 感到北方來的威脅日益加重，派斥侯到幽暗密林與達格拉平原之間刺探，並在 Undeeps 要塞配置微薄的兵力駐紮監視。他這才發現原本少數還住在 Rhovanion 親岡多爾的人類，不是被 Balchoth 殺害，就是被驅逐，逃往疾奔河上游或密林深處，而且許多密探一去不返。Cirion 登基後二十年（第三紀 2509 年）冬季才剛遠離，壞消息揭露了：沿著幽暗密林南側集結了大批武裝軍人，他們雖然缺乏騎乘的馬匹（也就是說，欠缺騎兵隊），卻與 Wainriders 一樣配備許多馬拉的戰車，而且還鑄造大量的武器，準備發動戰事。絕望之際攝政王 Cirion 向昔日的盟友 Eotheod 求援。 

想要抵達 Eotheod，必先穿越 Calenardhon，通過 Undeeps（到此已經騎了 450 英里的路），再設法穿越被道爾古多陰影籠罩的安都因東河谷，還要逃避 Balchoth 的密切監視。Ciron 國王找到六位志願者，分成三組，每天派出一組，祈望至少有一位能將口信帶到，然而他心中不敢抱持太大希望。即使信息送達，還要 Eotheod 肯顧念往日情誼發兵相助，大軍得要千里迢迢穿越飽含敵意的土地，並且在岡多爾滅國之前趕到。事實上，只有第一天出發的信差 Borondir 抵達 Eotheod，其他兩組音訊全無。他的夥伴在接近道爾古多的河谷被箭射死，他靠著胯下快馬逃脫，一路閃躲人類的伏擊，花了十五天終於達成任務。 

國王送出的訊息很簡單，只告訴 Eotheod 新任的國王 Eorl the Young（年少伊歐、伊奧王子）（註三）關於岡多爾，他們在南方最後的親族（註四），即將被蠻族毀滅，希望他能派兵支援。信差將訊息牢記在心，除了刻著象徵攝政王印信符號的小石頭（註五）之外，不攜帶其他文件。 

Borondir 在三月二十五日將訊息轉達給 Eorl，他只考慮片刻就決定出兵，不過要召集各地人馬，仍然花去不少時間。四月六日，Eorl 率領七千多武裝騎士與數百名騎馬的弓箭手出發，只留下幾百位老弱殘兵防守家園。這是很冒險的舉動。Eotheod 目前完全沒受到戰爭威脅，倘若敵人得知國王帶大軍遠征，後防空虛，後果將不堪設想。 

Eotheod 一路南下，看到這麼龐大的軍隊，不論是誰都嚇得躲起來不敢攔阻。大軍走到幽暗密林南部（相當於 East Bight 的緯度），Eorl 懼怕從隱藏在密林中道爾古多飄出來的黑雲陰影，命令部隊偏西移動。靠近安都因河岸時大家將頭轉向右邊，冀望能看到像金子般閃爍的 Dwimordene（註六），卻發現那邊被濃霧遮蔽，而且白霧漫過河面飄到他們四週，把道爾古多的黑影逼退了。雖然心中仍不相信羅瀲精靈是站在自己這邊（註七），但藉著河霧的掩飾，軍隊悄然通過最危險的地區，未驚動一草一木。第三天清晨霧氣突然散去，Eorl 發現軍隊已經來到 Undeeps 最北端。當天是四月十五號，Eotheod 在九天之內穿越沒有現成道路的土地，趕了超過五百英里的路（陸路比直線距離長），完成幾乎不可能的行動，戰場就在眼前。 

岡多爾的軍隊被 Balchoth 與奧克孤立起來，節節敗退，已經被逼到 Field of Celebrant（羅瀲南方安都因與 Limlight 兩河交界處），眼看即將被殲滅，Eotheod 適時趕到。Eorl 率領大軍從 Undeeps 渡河，再折向北方渡過 Limlight 河，從敵軍後方攻擊，終於告捷。此次的戰役被稱為 the battle of the Field of Celebrant。Eotheod 實踐了承諾，岡多爾免於傾覆的命運。Rolozo Tolkien 網站有一張 Field of Celebrant 戰爭說明圖可以參考。 

戰役之前攝政王 Cirion 就知道 Eotheod 面臨土地不足的壓力，只是隱忍不說。此次的戰爭讓 Calenardhon 變得幾近廢墟，而且岡多爾殘留的戰力也不足以捍衛北疆，下次若再遇襲，恐將陷入孤立無援之境，所以 Ciron 很大方的邀請 Eorl 將他的族人遷徙到這片肥美的草原地居住，一方面讓盟友彼此依靠，一方面將蠻族入侵的通道 Undeeps 委託他們防禦，保護自己的西北邊境。有關兩國訂約的詳細過程，寫在岡多爾與羅汗的盟約（三）。 

  註一～安格瑪戰敗：
安格瑪於 III-1974 年摧毀北王國的 Arthedain，拿下都城佛諾斯特（Fornost），國王 Arvedui 逃向北邊冰封之地。精靈王造船者瑟丹知道後派出船艦拯救，住在 Lossoth 當地的人民（the Snowmen，對凍餓的國王一行人提供援助）勸國王不要在冰封的三月離開，最好等天氣回暖再出航，可是國王不接受建言。他拔下手中的戒指遞給 Lossoth 的領袖，告訴他以後只要有需要，拿戒指向都內丁人求援可以獲得幫助。國王出航後馬上被浮冰逼回岸邊，卻無法靠岸登陸，冰塊夾擊撞壞船隻，整船的人就在 Forochel 海岸邊溺斃，連同他手中的兩顆真知晶石一起沉沒。後來 Lossoth 發生饑荒向都內丁人求救，以戒指換到充沛的糧食度過難關，因此戒指又回歸北方王系後裔。 
安格瑪的巫王受到 Earnil 之子 Earnur 帶領的人類、瑟丹與裂谷的 Glorfindel 派出的精靈攻擊，化成煙影逃回摩多，以後又出現在米那斯魔窟（Minas Morgul），聚集戒靈，自己當上首領。Earnur 原本想追捕他，Glorfindel 說了一句預言：「他不會死在人類的手中」 
“... not by the hand of man will he fall.”
起初大家把“man”這個字照一般的習慣解讀成“人”，直到 Eowyn（e 上面有 '）殺死巫王後才瞭解，“man”的解釋其實是：“男人”，男人殺不死他，女人才有機會。 

  註二～Balchoth：
住在幽暗密林東緣到疾奔河之間（Rhovanion）的民族，與以前出現的 Wainriders 都屬於 Easterlings。 

  註三～Eorl the Young：
Leod 因為想馴服神駒 Felarof（o 上面有 '），從馬背上摔下來身亡，兒子 Eorl 僅十六歲就接下領導權，所以所以被稱為 Eorl the Young（young：年輕）。Felarof 被人類認為是維拉 Orome（e 上面有兩點）從中土帶來的神馬後裔，能懂人語，與人類同樣長壽。牠以及牠的後裔只肯讓馬克的君王（King of the Mark）以及兒子騎乘，直到第三紀末的神影疾（Shadowfax，甘道夫馴服的馬）才打破傳統。不過甘道夫是邁雅，屈服在神靈之下也不算污辱牠的血統吧！（節錄自魔戒附錄） 

  註四～Eotheod 與岡多爾的親戚關係：
岡多爾的國王 Minalcar 在 III-1248 派大軍擊敗盤踞在 Rhovanion 和盧恩內海的 Easterlings，拔除他們在內海東邊所有的據點，自稱為 Romendacil II。Northmen 之中最有力的王子 Vidugavia（自稱為 King of Rhovanion）曾在戰爭中幫助他，所以國王將兒子 Valacar 送到 Vidugavia 的國度當任大使，學習他們的語言風俗。Valacar 愛上 Vidugavia 的女兒 Vidumavi，兩人結婚後生下 Eldacar，日後為了血統已經不純正的 Eldacar 能否繼承王位，引發岡多爾內亂，詳情請參考魔戒附錄。這樁婚事讓岡多爾與 Northmen（後來的 Eotheod）產生姻親關係。當然因為許多 Northmen 住進岡多爾，所以兩種族之間的通婚還不只這樁，但這在努曼諾爾人間，尤其皇族之間首創先例。原本努曼諾爾人回到中土，維拉給予長壽健康的福賜就逐漸淡泊，但混血之後，努曼諾爾人壽命有著明顯的縮減。 

  註五～攝政王的印信符號：
“R．ND．R”，上方還有三顆星，代表 Arandur（King's servant, steward）。見 Unfinished Tales，〈Cirion and Eorl〉那章的註解 25。 

  註六～Dwimordene：
‘Haunted-valley”，Northern Men 對羅瀲那塊河谷的稱呼，被認為是充滿危險的神秘地方。那邊特有的梅苓樹（梅隆，Mellym，Mallorn）在春季開出金色的花朵，葉片長年閃爍金光。Northern Men 指的是住在中土西部比較偏北地區的伊甸人 Edain 後裔，包括戴爾河谷居民、長湖上的伊斯加、Eotheod、卡洛克渡口的居民、比翁家族（Beornings）與住在幽暗密林西側的人類，但不包括第一紀越過迷霧山脈住到精靈之間的家族。（參考：The Complete Tolkien Companion by J. E. A. Tyler） 

  註七～霧：
大軍眼前的霧氣替周遭帶來隱約亮光，讓事物變得清晰又無陰影，卻在兩邊形成厚牆狀，阻擋住所有窺視的眼睛，而且 Eorl 所騎的 Felarof 並未露出緊張之態，反而一掃沿途的疲憊，更顯精神振奮，一直想前進，所以 Eorl 判斷這場白霧對他們有益。 

  註八：
沒有特別說明的部份請參考 Unfinished Tales，〈Cirion and Eorl〉那章。


魔戒～岡多爾與羅汗的盟約（三）

	Eorl 與 Cirion 兩位君王在 Halifirien 山頂上訂的約。先介紹 Haliffirien 再講盟約的事。 

Halifirien 曾在魔戒書中出現過（新版第三部王者再臨的第一章第一節 Minas Tirith，舊版第五冊第一章），是羅汗與岡多爾邊界的烽火臺，也是最高的一座。Halifirien 位於 Ered Nimrais（白色山脈、寧瑞斯山脈）向北突出的山脊末端，但與山脈之間有道深溝隔開，高聳於一片密林（Firien Wood、whispering wood、Firienholt）中，Mering Stream 發源於它的陡坡，向北流入 Entwash，北坡比較平緩且林木茂盛，連結南北兩兩王國的努曼諾爾人舊大道 the great West Road（新版翻成舊南道）就從這片樹林北邊穿越。這條路先從岡多爾 Osgiliath 西行，通過 Endoras、羅汗隘口，再轉向西北方通過 Tarbad 渡口，於布理 Bree 村外銜接東大道與北大道（見魔戒躍馬客棧那章）。在大道入林後沒多遠左手邊，有條蜿蜒小路順坡而上，接近山頂處沒長樹木，小路變成石階繼續爬升，直達長滿青草的山頂。到了第三紀後期，岡多爾沿著白色山脈設置一連串的烽火臺，並派駐看守人員，不過在王國早期，那座山被視為神聖之地，只有伊蘭迪爾（Elendil）的祖先與他們的隨從准許涉足，而當時真知石（Palantiri）尚未失去，國內的溝通並不需要透過警示訊號。 

當伊西爾都（Isildur、伊西鐸）打敗薩烏隆後在岡多爾住了一年，其間他曾帶著安那里翁的兒子 Meneldil（剛接任岡多爾國王）與隨從巡邏南王國的邊界，從北方疆界折回時來到位於岡多爾中心點的 Eilenaer 山，眾人從莽林中開闢一條上山的小路，將山頂鏟平。伊西爾都在靠東側隨從建造的小丘裡面放進一個箱子（casket），宣佈這裡是 Elendil the Faithful 的墳墓和紀念地，只准 Elendil 的後裔打攪它的平靜（註一）。他們也把最後那段坡路整修成石階梯。伊西爾都宣佈只有國王與他指定的人可以登上石梯與之後的地方（註二），並要求在場的所有人都宣誓守密，從此這座山丘被稱為 Amon Anwar，Hill of Awe，敬畏之山，羅汗語 Halifirien 是 Holy Mount 的意思。伊西爾都私底下建議 meneldil，於國王任內應該經常到此拜訪與沉思，當小孩成年後也要帶他們認識此地，並教導他們治國之道。 

從 Meneldil 開始，每一任岡多爾國王都遵循伊西爾都的指示，這傳統被稱為“Tradition of Isildur”。Meneldil 之後第十五任國王 Rómendacil I（o 上面有 '）在位時，岡多爾開始有外敵入侵，為了怕國王臨時身故來不及交待，就將這項傳統寫在密封捲軸上，與其他重要指示一起委託攝政王保管，在繼承人登基前交給他。攝政王之職也是 Romendacil I 首創，之後歷任國王都沿用之，但所選擇的全都是不具皇室血統的人，而且攝政王要留守後方不准上戰場。III-2050 末代國王 Earnur 失蹤，岡多爾國內再也找不到伊蘭迪爾的後裔，從此南王國交由攝政王治理，“直到國王歸來”（註三）。攝政王認為雖然自己不是伊蘭迪爾的後代，但已全權處理伊蘭迪爾後裔該擔的責任，這項伊西爾都傳統也不該例外，所以他們可以上去敬畏之山，並由後代維繫該傳統。 

III-2509 年 the battle of the Field of Celebrant 結束後，兩位君王帶領軍隊返回米那斯梯利斯，隨行者很好奇國王要何如何答謝 Eorl 一行人，大家猜測回到首都後會在盛晏中宣佈。沒想到部隊當來到 Mering Stream 時，Cirion 竟然向 Eorl 道別，告訴他自己要先回家處理政務，如果 Eorl 等人不急著返鄉，願不願意幫忙治理 Calenardhon 一陣子，三個月後再到此地會面（真酷！）。Eorl 答應了，兩隊人馬就此分手。 

Cirion 返回米那斯梯利斯之後先派一位心腹清理通往 Halifirien 山頂的道路，當時該地還是神聖的，所以國王交待他只能清理上山的小路，不可超越石頭階梯。三個月轉眼即過，兩位君主又碰面了。岡多爾這邊來的是 Cirion、他的兒子 Hallas、Lord of Dol Amroth 與兩位參謀，Eorl 則帶了三位隊長。Eorl 派一位騎士留守在跨越 Mering Stream 的橋上，進樹林後不久，眾人在標示小路進口的石頭旁邊下馬，指派一位岡多爾的衛士留守。兩位君王身邊各帶一位扈從負責攜帶他們武器與裝備，其他人都卸除武裝，魚貫爬上山。 

每逢轉彎，路邊都有一塊立石為記，近山頂的森林邊緣生長著一排白樺樹，穿越之後耀眼的陽光驟然灑在眾人身上，八月的陽光顯得明亮炎熱。Cirion 穿起代表攝政王身份的白斗篷，拿著代表攝政王身份的權杖（不是裂谷保存的 the sceptre of Annuminas），站在第一階石階上，以低沉清晰的聲音說：
「我以岡多爾攝政王的身份宣佈，將安都因到伊申之間的 Calenardhon 無條件贈與 Eorl，Leod 之子，Eotheod 之君王，以表彰他人民的勇氣，以及超過預期的在絕望急迫之際帶來的援助。只要攝政王的主權持續著，他的人民可以自由居住此地，直到國王歸來。他的人民可以服從自己的法律與決定，只有這唯一的約束必須遵循：只要兩個國家存在，必須永久與岡多爾為友，視岡多爾的敵人為敵人。但這項約定對岡多爾人民也具有同樣的約束力。（註四）」 

這項贈禮遠超過 Eorl 的期待。他們獲得了不敢想像的廣大土地，遠離道爾古多與幽暗密林的威脅，為過度擁擠的家人找到一塊安居樂土。Eorl 也在國王眼中看到了大智慧，瞭解國王是如何不餘遺力想護衛僅剩的國土，又如何體貼的察覺盟友迫切的需求。 

眾人登上階梯，平坦的山頂東側有座開滿白花（Alfirin）的小丘，在西照的斜陽下閃著金光，土丘前方地上擺放一塊刻劃著“L ND L”（代表伊蘭迪爾）的黑石，Lord of Dol Amroth 驚訝的察覺到這裡是伊蘭迪爾的秘密墳墓。眾人在墓前低頭默哀片刻。 

Eorl 依照 Eotheod 的方式宣誓，先將矛槍直插在地上（扈從幫他攜帶武器），將佩劍抽出拋向天空，以手抓住之後向前一步，仍然握著劍柄。但將劍身放在墳丘上，以自己的母語說出誓言（Oath of Eorl，註五），語畢將劍歸鞘，鞠躬後退回。Cirion 左手放在墳丘上，右手高舉權杖，發誓岡多爾也會以同樣的友誼回報，並相互支援，然後改用 Quenya 語唸出一小段誓言，再以通用語（西方話、Common Speech）重覆一遍（抄自 Unfinished Tales）：
“This oath shall stand in memory of the glory of the Land of the Star, and of the faith of Elendil the Faithful, in the Keeping of those who sit upon the thrones of the West and of the One who is above all thrones for ever.”（註六）在場的人都大感驚訝，心生敬畏，自從 the Last Allience 之役，伊蘭迪爾向吉爾加拉德精靈結盟宣誓效忠之後，中土還未有人發過這麼慎重的誓言，以一如的名字做見證，這是第二次。 

宣誓後在夕陽餘輝中眾人下山休息，餐後 Cirion、Eorl、Lord of Dol Amroth 與 Eomund（Eorl 的大隊長）四人坐下來討論國界的劃分：西界到 Angren（Isen）& Adorn 兩河交會處；北界到 Agrenost（Isengard、艾辛格、伊申加德）圍籬，約在艾辛格南方兩英里霧山山勢降低處，再沿范岡森林外緣北上到 Limlight 河流南岸；東界是安都因河，從 Emyn Muil（艾明莫爾）西側懸崖到 Onodlo（最後的 o 上面有 '，就是 Entwash，恩特沃什河）河口沼澤，轉向西南的 stream of the Glanhir（Mering Stream）；南界到白色山脈北邊的山腳，但所有開口向北方的入口或山谷都屬於 Eotheod，Hithaeglir（迷霧山脈）南方介於 Angren & Adorn 兩河間的土地也歸 Eotheod。岡多爾仍然保存對艾辛格的所有權，派駐固守人員，奧桑塔（歐散克塔、Orthanc）的鑰匙也握在攝政王手中。條約中規定舊南道（the Great Road）在和平時期必須對兩國人民自由開放，Eotheod 負責維修境內的道路。Amon Anwar 由兩國共同維修保護，但岡多爾衰微後羅汗扛起了所有的維護責任。 

羅汗立國後，Amon Anwar 再也不是南王國的中心點。雖然米納斯伊西爾（Minas Ithil，米那斯魔窟被戒靈奪去之前的舊名）已經喪失，伊西林恩變成荒蕪之地，但岡多爾從未放棄兩地的主權，所以攝政王在考慮國家現存的疆界後，將伊西爾都埋下的小箱子挖起來，移往新的中心點，從此伊蘭迪爾的墳墓安息在 Hallows of Minas Tirith。 

Eorl 將族人帶到 Calenardhon 定居之後該地區改稱為“the Mark of the Riders”，而他們自稱 Eorlingas，Eorl 成為 Mark 的第一任國王。岡多爾則將該地改稱 Rohan（羅汗、洛汗），人民為 Rohirrim（the Horse-lords、牧馬王）。雖然 Eorl 於 III-2545 年在抵抗東方蠻族的第二度攻擊時戰死在 Wold 地區，但他的繼任者謹守誓言，兩國之間的友誼如金石般堅定不搖（註七）。 

當國王“真的”歸來，攝政王先前替岡多爾與羅汗訂的盟約就失效了，所以 King Elessar（阿拉岡）和羅汗新任國王 Eomer（伊歐墨）又重新立約，再度以一如之名宣誓，肯定了兩國的疆界與義務。薩烏隆死後餘孽未清，羅汗實踐盟約，由伊歐墨帶領旗兵隊跟隨 King Elessar 南征北討，綠底白馬的旗幟與繡著白樹七星和王冠的黑色王旗飄揚，敵人聞風喪膽。這段故事寫在魔戒附錄中。 

  註一～伊西爾都的宣告：
“This is a tomb and memorial of Elendil the Faithful. Here it shall stand at the mid-point of the Kingdom of the South in the keeping of the Valar, while the Kingdom endures, and this place shall be a hallow that none shall profane. Let no man disturb its silence and peace, unless he be an heir of elendil.” （抄自 Unfinished Tales） 

  註二～伊西爾都的禁令：
“Up this stair let no man climb, save the King, and those that he brings with him, if he bids them follow him.” （抄自 Unfinished Tales） 

  註三～國王歸來：
Until the Great King returns，每次攝政王就職或宣佈命令，都會加上這句，表示自己只是代理人，不是正式的王，合法的國王出現後有權更動命令。但南北王國都已滅亡，北方都內丁人變成隱密的漂泊者，近千年無人出面宣稱主權，連 Elendil 是否還有後代存活都無法肯定，所以攝政王早就不認為國王有歸來的一天。因此當 Elendil 的唯一後裔阿拉岡出現後，他雖然有絕對的權力取回統治權，仍然必須謹慎從事，畢竟掌權已久的攝政王不見得願意交出權力。托爾金魔戒第三冊書名 THE RETURN OF THE KING 就與這句話相互呼應，不過我覺得新版“王者再臨”翻得文謅謅的，“國王歸來”比較對味（純屬個人意見，不接受討論）。 

  註四～攝政王 Cirion 的講詞：
“I will now declare what I have resolved, with the authority of the Stewards of the Kings, to offer to Eorl son of Leod, Lord of the Eotheod, in recognition of the valour of his people and of the help beyond hope that he brought to Gondor in time of dire need. To Eorl I will give in free gift all the great land of calenardhon from Anduin to Isen. There, if he will, he shall be kind, and his heirs after him, and his people shall dwell in freedom while the authority of the Stewards endures, until the Great King returns.No bond shall be laid upon them other than their own laws and will, save in this only: they shall live in perpetual friendship with Gondor and its enemies shall be their enemies while both realms endure. But the same bond shall be laid also on the people of Gondor” （抄自 Unfinished Tales） 

  註五～Eorl 的誓詞（只有通用語流傳後世）：
“Hear now all peoples who bow not to the Shadow in the East, by the gift of the Lord of the Mundburg we will come to dwell in the land that he names Calenardhon, and therefore I vow in my own name and on behalf of the Eotheod of the North that between us and the Great People of the West there shall be friendship for ever: their enemies shall be our enemies, their need shall be our need, and whatsoever evil, or threat, of assault may come upon them we will aid them to the utmost end of our strength. This vow shall descend to my heirs, all such as may come after me in our new land, and let them keep it in faith unbroken, lest the Shadow fall upon them and they become accursed.” （抄自 Unfinished Tales） 

  註六～Cirion 最後那段誓詞：
“the Land of the Star”指的是努曼諾爾島，因為呈星形而得名。“Elendil the Faithful”指的是伊蘭迪爾，第二紀在努曼諾爾島上因為不顧國王的禁令，仍對不死之地的精靈和維拉忠實而出名。“who sit upon the thrones of the West”指 Valinor 的維拉維麗等神明。“the One”指的是一如 Eru。至於整句話怎麼翻譯，等我弄清楚再寫出來。， 

  註七～兩國之間互相支援：
比較有名的是 III-2758~9 長冬（The Long Winter）時羅汗被圍，岡多爾發兵拯救。III-2885 哈拉丁人渡過 Poros 河攻打岡多爾，羅汗國王 Folcwine 派兒子帶兵協助，兩位王子雙雙戰死。III-2885 羅汗在聖盔堡之役後急速趕赴帕蘭諾原野（Pelenor）解救岡多爾（就是魔戒的最後一冊內容）。 

  提醒網友：
彼得．傑克森所導演的魔戒並不完全依照托爾金的書本編劇，許多基本架構都被更動了。依照電影劇本，羅汗對岡多爾失望，所以聖盔堡（Helm's Deep）戰役並不期待他們派兵幫忙，而岡多爾被圍攻時也不曾冀望羅汗馳援。但事實上兩國的友誼很好，聖盔堡之役是因為薩魯曼太快發動攻擊，根本沒有對外求援的時間，連召集羅汗境內各行政區的兵團到聖盔堡都來不及。而羅汗一但解圍，僅留下少許防禦自己國家的軍隊，其他全數奔向岡多爾戰場，國王一路上還擔心時間來不及。 


魔戒～真知晶石 Palantír

	這個網頁含有特殊字元，如果你的瀏覽器不支援，則會在英文字中出現 ? ，或者在特殊字元後面多出一個半形空格，可參考最下面的文字對照（註一）。 

Tall ships and tall kings
Three times three,
What brought they from the foundered land
Over the flowing sea?
Seven stars and seven stones
And one white tree.

這是魔戒第三冊第十一章魔石（新版第二冊第三章第十一節真知晶球），甘道夫吟唱的歌詞。第二紀 3319 年，九艘帆船逃離沉沒的努曼諾爾島，隨著高大的伊蘭迪爾（Elendil the Tall）國王搭船來到中土的，除了一棵將來種在米那斯梯利斯的白樹之外，還有傳說中的七顆“真知晶石～Palantír”。 

努曼諾爾島是維拉與維麗為了獎勵第一紀末年三個伊甸家族（Edain）與精靈合力對抗邪惡的 Morgoth，從大海中昇起來送給人類居住的。當時精靈經常從不死之地維林諾的近海那座伊瑞西亞島（孤獨島、Tol eressëa）揚帆東行拜訪人類，送他們禮物，教導他們，精靈也帶來伊瑞西亞島上「銀樹」Celeborn 的幼苗種在努曼諾爾島國王的宮殿中，這棵樹長大後開出漂亮的白花，被稱為寧羅斯 Nimloth（辛達語～盛開白花的）。雖然 Celeborn 與 Nimloth 兩棵樹都是模仿已經不存在的“金銀雙聖樹”之中的銀樹 Telperion 創造，卻不會發光，第二紀僅存的光源是維拉與維麗由 Telperion 的銀花與金樹 Laurelin 的果實製造出來的，繞行天際的月亮 Ithil 與太陽 Anor。在寧羅斯被砍倒之前伊西爾都（Isildur、埃西鐸）冒死潛入皇宮偷摘一粒種子，使得白樹能繼續在島嶼東邊的 Rómenna 港口生長，米那斯梯利斯的白樹就是它的後代。（請參閱精靈寶鑽） 

當第二紀人類開始與精靈疏遠時，有一群被稱為 Elendili「精靈之友」的努曼諾爾人仍然保持對精靈的友誼與維拉的尊敬，他們自稱為「the Faithful」，忠實者。由於國王禁止精靈登上努曼諾爾島，諾多族精靈（據推測可能是費諾 Feanör ）在阿門洲 Aman 造了七個真知晶石送給伊蘭迪爾的父親阿曼迪爾 Amandil，讓忠實者能望見西方的光輝。Palantíri 是單數，Seeing Stones 的意思，複數寫作Palantír。 

當努曼諾爾國王致力於開拓疆土、聚斂財富，在中土建造港口、碉堡與殖民地時，忠實者卻常常駕船前往吉爾加拉德的王國，與精靈共同對抗薩烏隆（Sauron、索倫），安都因河口的佩拉格港 Pelargir 就是他們建立的（請參閱精靈寶鑽），第三紀末阿拉岡（Aragorn、亞拉岡）也是在這港口命令幽靈攻佔 Umbar 海盜船，趕走海盜與哈拉德人，解除了岡多爾（Gondor、剛鐸）南疆的威脅，所以他才能放心將原本佈署在南部的兵力抽調往北方，與他一起搭船上溯安都因河，趕赴佩蘭諾原野解圍。 

忠實者在第二紀末的領導人是長得異常高大的伊蘭迪爾，也是愛洛斯 Elros 的直系血親，努曼諾爾島陸沉時總共有九艘帆船逃離該島，所以歌詞寫著：Three times three，三乘以三，載著晶石（一艘船一顆）的船所掛的旗幟上面會加一顆六芒的星星（費諾家族的星星有八芒 eight rays），所以總共七星 seven stars。由伊蘭迪爾帶領的四艘船被沖上林頓 lindon 海岸，被吉爾加拉德拯救，船上的子民後來隨他穿越隆恩山脈，前往伊利雅德 Eriador（迷霧山脈西邊那片荒涼的土地）定居，建立北王國阿諾爾（Arnor、亞爾諾）。三艘伊西爾都的船與兩艘安那里翁（Anárion、安那瑞安）的船則被沖往南邊，後來順著安都因河北上建立岡多爾。由於前人的經營，安都因河沿岸與靠海之地早就開發，居民一向與忠實者為友，許多還與他們有親戚關係，也多半是伊蘭迪爾的百姓（別忘記伊蘭迪爾也是貴族，雖然不是國王，但還是統治階級），所以很歡迎伊蘭迪爾的兩個兒子前來。 

白樹既然是伊西爾都冒死拯救的，就種植在米那斯伊西爾（後來改稱米那斯梯利斯）的王宮前，也幸虧如此，不然北王國滅亡時白樹早就被佔據都城 Fornost 的安格瑪巫王毀滅了。 

伊蘭迪爾將一顆晶石放在貝瑞德丘陵（Emyn Beraid）由吉爾加拉德建造的愛洛斯提理安（Elostirion）塔上，固定西望大海，據說即使世界已經被折彎了，透過晶石仍可以看到伊瑞西亞島上閃亮的艾佛隆尼白塔（Avallónë），因為主晶石（Master-stone，第八顆）置放在那裡，不過不死之地 Valinor 仍然不能被人類的眼睛看見。這顆晶石被稱為 Elendil Stone，不與其他六顆晶石溝通，伊蘭迪爾經常登上這座位在夏爾西界的塔樓，透過它遙望再也看不見的故鄉努曼諾爾島與隱約可見的西方白塔。北王國衰微後這顆晶石與塔樓由造船者瑟丹和住在林頓的精靈保護，雖然晶石的主權仍屬於伊蘭迪爾或北王國最後一任國王 Arvedui 的後裔，但這些後代有沒有利用它搜尋失落的西方，並無記載。可惜瑟丹與愛隆王離開中土時把這顆晶石一起帶走了，不然阿拉岡可能會帶著想家的 Arwen 登上塔樓，望向西方，祈望在孤獨島上看見愛隆王的身影。（請參閱精靈寶鑽與 Unfinished Tales，以下皆同） 

伊蘭迪爾將另兩顆晶石放在阿蒙蘇瞭望台（Amon Sûl，新版魔戒翻成風雲頂）與都城安努米那斯（Annúminas），兩位兒子各取兩顆晶石，分別放在米那斯伊西爾（Minas Ithil，升月塔樓，後來的米那斯魔窟）、米那思安諾爾（Minas Anor，落日塔樓，魔戒書中攝政王居住的七層白塔樓米那斯梯利斯）、奧桑克塔（Orthanc，薩魯曼 Saruman 佔據的，新版翻成歐散克塔）與奧斯吉力亞斯（Osgiliath，星辰堡壘，橫跨安都因河那座城市）。 

真知晶石是深黑色無特殊記號的球體，最小的直徑約一英尺（約30.48公分），在阿蒙蘇與奧斯吉力亞斯那兩顆主晶石則大到成年人都無法抬起。石頭十分堅硬，摔落地也毫髮無傷，以人類的武器或力量還無法摧毀它，或許只有類似火山那種高熱才能毀壞之。 

晶石的特點是可以看到遠方的事物。只要被觀測的地方有光線就可以，不會受到地形建物的干擾，所以可以看到山脈另一頭，或藏在屋舍城堡中的東西。被觀看者能以“shrouding”的方法干擾晶石，讓對方僅看到陰影或迷霧，但怎麼“遮蔽”已經失傳。晶石有“明視距離”，位在該距離的事物比較容易看清楚，但使用者憑著意識力也可以看到比較近或遠（必須位在軸線上）的事物。主晶石的觀測範圍比較大，小晶石的“明視距離”約五百英里，相當於奧桑克與米那思安諾爾之間的距離，奧斯吉力亞斯是最大最主要的晶石，可讓國王聯繫其他的石頭，甚至偷聽另兩顆晶石之間的對話，米那斯伊西爾那顆因為太近了，另有特殊用途，不與米那思安諾爾晶石通訊，可惜正確用法托爾金沒寫清楚。 

石頭具有上下兩極（pole），垂直軸對準地心且下極朝下才能發生作用。使用者面對欲觀看的方位，透過中心點，以軸線的方向望向欲觀測的地點，影像呈現在靠近自己的球面，中央清晰，四周模糊，由於呈像很小，處在黑暗的環境比較容易看清楚影像。憑使用者的意識力可以集中焦點，或將某部份影像放大，甚至能看清楚被觀察者是誰，身上有沒有戒指，不過這很耗費心力。如果不透過軸線將看不到景物，因此旁觀者很難偷看。真知晶石還具有方向面，如果應該向東的球面未對準東方，也看不到。舉例來說，要看東邊的事物，就得把直立擺放的晶石“東球面”朝向東方，自己坐在西方向東看去，要看東北就坐在西南。平常晶石放在具有凹面的桌上或架上，依測量好的方位擺設，使用者只要坐對方向就能用它，如果石頭滾離開位置，要再調回正確的方位需要花費一番工夫。所以哈比人佩平（Peregrin Took、皮聘）黑夜拿起奧桑克晶石摸索，不但擺對了上下左右的方向，還剛好看往正確的方位，與薩烏隆連上線，實在是“巧合”。 

晶石無法傳遞聲音或發聲，只能呈現影像，倘若兩位正在溝通的使用者能將心靈調整到和諧狀態，一方可將自己想表達的思想或畫面傳過去，在對方的腦海中以聲音成形。假如對方不知情或不願意，使用者無法利用石頭探索對方的心思。晶石的主要用途在提供南北兩王國溝通會商的管道，並不涉及邪惡，也不會對心靈造成創傷，阿諾爾與岡多爾建國早期，國王會指派專職人員駐守與接收消息，再將訊息轉告自己。直到薩烏隆擄獲米那斯伊西爾的晶石，將它轉變成自己的工具，以意識力逼迫對方屈從自己的命令，表露隱藏的思想，才讓真知晶石蒙上邪惡的陰影。 

真知晶石會保存以前使用者所“下載”的影像，所以使用它不僅能看到現在的事物，也能看到逝去的東西，往事還比較清晰。不使用時晶石以一種製法已失傳的圓形盒子裝起來鎖住，一來避免被人偷看，一來遮蔽晶石，避免它“超載”儲存太多影像。托爾金這段敘述讓我懷疑，伊蘭迪爾透過晶石所看到的艾佛隆尼白塔，是否僅只是“往事”而已，而且雖然老托沒有明講，也許伊蘭迪爾仍舊能看到離鄉背井之前所看到的一景一物呢。 

位於 Lake Evendim 旁邊的安努米那斯都城很早就荒廢了，Valandil 的後裔將國都與晶石遷徙到佛諾斯特 Fornost。1409 年安格瑪巫王入侵，摧毀阿蒙蘇瞭望台，國王 Arveleg 被殺，晶石被及時救出，也帶到佛諾斯特。1974 年安格瑪巫王再度入侵，攻佔佛諾斯特，國王 Arvedui 帶著兩顆晶石向北逃逸，隔年不幸淹死在海邊，晶石跟著沉沒（詳見魔戒附錄），北王國從此不再有聯繫用的晶石。 

失去北方江山後晶石沒有聯絡的對象，不被重視，逐漸為人淡忘，許多知識也沒有保存下來。南王國的奧斯吉力亞斯主晶石在 1437 年王位之爭時因為火燒都城，保存晶石的的塔樓被焚燬，石頭滾入安都因河而遺失。2002 年米那斯伊西爾被戒靈奪取，晶石也被擄獲，後來交給薩烏隆。由於努曼諾爾人覺得一個銅板敲不響，那顆晶石握在敵人手中沒多大害處，就忽視它。據推測這顆晶石在摩多的黑塔樓 Bard-dûr 崩坍後可能已經被大火毀滅。岡多爾在 2759 年讓薩魯曼進駐艾辛格時，或許認為奧桑克晶石握在盟友手中比較安全，而且自己也用不到（霧山以西近於荒蕪，又有羅汗幫忙看管邊界），就沒將石頭搬走。 

國王 Eärnur 在 2050 年進入米那斯魔窟失蹤後，接掌統治的攝政王也沒理會手中的米那斯梯利斯晶石，近千年文獻不曾提到它，直到迪耐瑟二世（魔戒中自焚的岡多爾攝政王，波羅米爾與法拉米爾的父親，Denethor II）感到各方的威脅逼近，自己的聲望受 Thorongil（註二）威脅，又不被甘道夫重視，才想到利用它搜集情報，獲取知識，提昇自己地位。迪耐瑟學問豐富、意識堅強、有決斷心與勇氣，是位難得的領袖，於 2984 年登基後不久就靠著真知石搜集到意想不到的資訊，即使後來薩烏隆也看進晶石（比他還晚很多年），雙方拼鬥之下薩烏隆仍無法干涉迪耐瑟的心智，也無法讓他做出傷害岡多爾的決策。迪耐瑟明知道薩烏隆會使用真知晶石，卻從不退縮，繼續利用它，多年來依舊安然無恙，直到最後那年，薩烏隆設法欺騙他，讓他看見龐大的敵軍陣容，誤以為岡多爾已經無力抵抗，即將步上亡國之途，迪耐瑟才陷入絕望之境（註三），即使如此，他的精神仍保持正常運作，直到他僅存的兒子法拉米爾受到致命傷，受不了打擊的迪耐瑟才崩潰而發瘋。 

薩魯曼 Saruman 進入艾辛格之後找到奧桑克晶石，可是他利用石頭的後果卻與迪耐瑟相異。晶石有個特性，對“合法的”使用者負責，傾向於服從保護伊蘭迪爾或他的後裔（如阿拉岡），以及合法代理權力的人（如迪耐瑟）。薩魯曼不是合法使用者，岡多爾只邀請他住在奧桑塔，既沒把塔樓送給他，也沒授權他使用晶石，所以他無法像迪耐瑟那樣把持自己的意識，與薩烏隆 Sauron 透過晶石對決後屈服了，相信（至少同意）薩烏隆會取得最後的勝利。薩魯曼並未變成薩烏隆的奴隸，但薩烏隆欺騙了他甚麼，或扭曲了他那些看法，以及他在受命之下替薩烏隆做了多少勾當，又有那些行動是出於自己的決定，書本沒有詳述，就請讀者自行判斷了。 

  註一～文字對照：
Amon Sûl　Amon Sul（u 上面有 ^）
Anárion　Anarion（a 上面有 '）
Annúminas　Annuminas（u 上面有 '）
Avallónë　Avallone（o 上面有 '，e 上面有兩點）
Bard-dûr　Barad-dur（u 上面有 ^）
Eärnur　Earnur（a 上面有兩點）
Feanör　Feanor（o 上面有兩點）
Palantír　The Palantir（i 上面有 '）
Rómenna　Romenna（o 上面有 '）
Tol eressëa　Tol eressea（最後的 e 上面有兩點） 

  註二～Thorongil：
Thorongil 在國王 Ecthelion II（Denethor II 的父親）在位時到岡多爾服務，立下許多戰功，聲名直逼王儲，當他打敗 Umbar 海盜後卻告辭離去，不願意回米那斯梯利斯接受榮耀。直到魔戒戰後大家才知道他是阿拉岡假扮的，但當時甘道夫一直護著 Thorongil，國王 Ecthelion II 又倚重他，連岡多爾人心都向著 Thorongil，不但讓迪耐瑟心生嫉妒，掌權後急於超越他的功績，還埋下迪耐瑟與甘道夫間的心結。（請參閱魔戒附錄） 

  註三～迪耐瑟與真知晶石：
舊版魔戒第五冊第九章 The Last Debate，新版魔戒第三冊第五章第九節最後的爭論提到，
‘The Stones of Seeing do not lie, and not even the Lord of Bard-dûr can make them do so. He can, maybe, by his will choose what things shall be seen by weaker minds, or cause them to mistake the meaning of what they see. Nonetheless it cannot be doubted that when Denethor saw great forces arrayed against him in Mordor, and more still being gathered, he saw that which truly is.’
這句話強調真知石不會說謊，即使 Lord of Bard-dûr（薩烏隆）也只能讓意識薄弱的使用者（這裡指的是迪耐瑟）看到他想讓他看的事情，或者誤解他所看到的事實，如果迪耐瑟看到龐大的敵軍壓境，後面還有更多整裝待發的軍隊，那麼那些武力全都是真實存在的。我想薩烏隆可能還故意不讓迪耐瑟看到羅汗的勝利與馳援的騎兵，也遮蔽迪耐瑟的眼睛造成他看不見阿拉岡的幽靈大軍，更可能把幽暗密林與孤山附近的戰火也傳進迪耐瑟的心，所以迪耐瑟才會澈底絕望。 


魔戒～南北王國之間的灰色區域

	這個網頁含有特殊字元，如果你的瀏覽器不支援，則會在英文字中出現 ? ，或者在特殊字元後面多出一個半形空格。 
迷霧山脈縱貫南北，高聳的地形阻礙了中土大陸東西向的交通，如果要走陸路從岡多爾（岡鐸、Gondor，就是南王國）前往西北方的伊利雅德（Eridor、埃里阿多爾）或北王國阿諾爾（雅諾、Arnor，領土包括伊利雅德，不是 Anor 太陽），必須穿越這道障礙。所幸山脈南端地勢趨緩，在羅汗（Rohan、洛汗）西邊有段低矮可容軍隊穿越的孔道，被稱為 Rohan Gap 羅汗隘口，湍急的艾辛河（Isen、Angren、伊申河）也因為河道開展形成一片可涉水而過的淺灘。 

過了艾辛河後的 Enedwaith & Minhiriath 兩片土地低矮平坦，除了 Glandiun（格蘭督因河，發源自霧山西坡，可能比莫利亞西大門的 Sirannon 溪還要偏南）與灰泛河（灰水河、灰洪河、Greyflood、Gwathló、Agathurush）匯流處有一片沼澤地（the Great Fens、Nîn-in-Eilph、Swanfleet），其餘都是綿延不絕的森林。灰泛河上只有一處渡口～Tharbad。 

第二紀 the Mariner-king Tar-Aldarion 向海洋發展，除了與灰港的精靈交往甚密之外，也在灰泛河出海口建立港口 Lond Daer（Lond Daer Enedh，the Great Middle Haven），採伐沿河的林木並發展造船業。肆無忌憚的砍伐破壞了環境，原本住在林中的居民忍無可忍，多次起身反抗仍舊失敗，Minhiriath 的人民逃進白蘭地河口東邊的森林 Eryn vorn，因懼怕精靈而不敢渡河，Enedwaith 的居民則逃往霧山西側日後被稱為登蘭德（Dunland、都暗蘭）的區域。薩烏隆為了對抗努曼諾爾人，也鼓勵與他為友的人類焚燒森林和努曼諾爾人搜集的木材，因此到第二紀末年，該地區只殘留少許森林，大部份地區轉變成草原。 

如果努曼諾爾人未曾在河口建港，也未與灰港的精靈往來，當第二紀 1693-1701 年薩烏隆（Sauron，電影翻成索倫）展開攻勢後，就無法及時出兵支援中土，那麼薩烏隆不只是橫掃伊利雅德，連躲進裂谷的愛隆與縮在海港的吉爾加拉德都難逃覆亡之命。（註一） 

介於 Enedwaith & Minhiriath 之間的灰泛河縱貫南北，上游是從裂谷流出的喧水河（Loudwater、Bruinen、布魯南河、布魯納恩河）與源自 Ettenmooor 伊頓荒原的狂吼河（Hoarwell、Mitheithel），弗羅多一行人順利通過狂吼河上的橋（阿拉岡還撿到精靈葛洛芬戴爾留下的綠柱石），但在喧水河被戒靈追捕，靠愛隆王發大水沖走戒靈才獲救。 

北王國 Arnor 的東南疆界為灰泛河與格蘭督因河，南王國 Gondor 的西疆界為艾辛河，介於其間的 Enedwaith 地區不屬於任何一國，是片無政府的“灰色地帶”。灰泛河以西到白蘭地河之間的 Minhiriath（夏爾的東南方）被努曼諾爾人佔據開發之後又受到 III-1636 年大瘟疫 the Great Plague 影響，衰頹成荒蕪之地，僅有少數獵人在樹林中秘密活動，最早期居住的登蘭德人並未搬遷回去，因此仍屬於北王國。至於 Enedwaith 地區則一向是登蘭德人（Dunlendings、都暗蘭人）的家園，即使第二紀與努曼諾爾人衝突，居民也只是避開灰泛河遷往霧山西坡，並未放棄整片土地，此處一向人丁稀少，也沒有努曼諾爾人的屯墾區。 

這群統稱為登蘭德人的民族並不是單一部族，以遊獵放牧為生，分散居住或形成小規模聚落，沒有中央領導人，黑髮黑膚的長像與哈麗斯家族相近。魔戒附錄 F 提到他們本來住在白色山脈（the White Mountains）山谷，後來搬到霧山的南向山谷，部份進入巴羅高地（註二）並居住在布理村，很早就放棄原先的語言改講西方通用語。留在登蘭德地區的人則固守自己的語言風俗，對都內丁人（登丹人）不友善且痛恨努羅汗。幽冥人也與他們同一種族。 

Tharbad 位於灰泛河與格蘭督因河交會的大沼澤之南，努曼諾爾人將它建設成堅固的堡壘，有足夠裝卸軍隊的巨大港口以及跨越河道的橋樑。從 Tharbad 以下到出海港 Lond Daer 之間河道寬廣深邃足以行大船，兩王國之間連繫的最快方式不是走大路，而是從安都因河乘船下行出海，繞到 Lond Daer 上溯灰泛河，從 Tharbad 下船再改走陸路。北王國滅亡與南王國衰頹後這渡口乏人維修，III-2912 一場大洪水肆虐灰泛河兩岸，Enedwaith 又回復荒野。當第三紀末波羅米爾（Boromir、波羅莫）出發前往裂谷時，不但南北大道失修，路基淹沒在荒煙漫草中，好不容易抵達 Tharbad 又發現建物崩毀、橋樑斷裂、港堤坍塌，他在設法渡河時失去騎乘的馬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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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第二紀努曼諾爾人就在中土建造了幾條大道。the great Númenórean road 用來連繫南北兩王國，又被稱為 the Great Road、the Royal Road、the horseroad、the Greenway。西段走在伊利雅德的部份稱為 the North-South Road；艾辛河渡口以東的道路叫 the West Road，新版地圖翻成舊南道，附錄翻成西大道。另外一條穿越夏爾地區連接灰港 Grey Haven 與裂谷的東西向大路被稱為 the East-West Road，也被稱作 the East Road。The Great Road 起點是橫跨安都因河兩岸的首都奧斯吉力亞斯（Osgiliath），沿著 Ered Nimrais（白色山脈、寧瑞斯山脈）北邊的 Calenardhon 平原西行，途中還穿越 Firien Wood 並經過矗立著金色宮殿 Meduseld 的伊多拉斯（Edoras），來到羅汗隘口，渡過艾辛河，再轉向西北方穿越 Enedwaith 地區，接著通過為於灰泛河上方的 Tharbad 渡口，來到 South Downs 南端（註二）之後大道分成兩條，一條繼續西北方向由 Baranduin（白蘭地河、烈酒河）的 Sarn Ford 前往夏爾連接東西大道，主道路卻轉向北方，於布理（Bree，躍馬客棧所在）村外銜接東大道，奧斯吉力亞斯到布理共計 392 里格。道路繼續北上通往佛諾斯特（Fornost），那段也稱之為北大道。到第三紀因為荒廢長滿綠草，努曼諾爾大道又被改稱綠大道（Greenway、Andrath），不過布理村民口中的 Greenway 主要是指村莊附近的那段南北大道（index from the Unfinished Tales）。 

  註一～War of the Elves and Sauron：
第二紀 1693 薩烏隆先對伊利雅德展開佯攻，卻大軍一轉，直搗艾里京（Eregion、伊瑞詹），希望奪回精靈鑄造的幾枚戒指。林頓（Lindon）的吉爾加拉德（Gil-galad）派半精靈愛隆（Elrond）帶兵援助，但他與 Celeborn 的軍隊卻因力量懸殊，被阻擋在外。艾里京攻破後許多精靈工匠被殺，工匠頭 Celebrimbor 被俘受盡酷刑逼問，只肯透露七枚矮人戒的下落，最後被凌虐致死，Mírdain（指艾里京的工匠家族）所擁有的九枚權力戒與其他珍品也都被搜走。 

薩烏隆發現精靈私自鑄造的三枚戒指已被藏起來，將怒氣發在愛隆身上，愛隆與 Celeborn 的軍隊倉皇北撤，眼看就要被追上了，莫利亞（Moria）的矮人國王 Durin 與羅瀲國王 Amroth 共同出兵攻向薩烏隆後防。薩烏隆放棄追擊愛隆，將矛頭轉向精靈與矮人，一路追打到莫利亞，卻因打不開矮人緊閉的西大門而吃了閉門羹，再回頭也追丟了愛隆，於是他留下不少兵力圍堵愛隆躲避的裂谷（Rivendell、Imladris），避免他又揮軍襲擊自己後方，以剩餘的軍隊橫掃伊利雅德，人類與精靈不是被殺就是設法逃往裂谷。 

II 1700 薩烏隆已攻抵伊利雅德西邊的隆恩河（River Lhûn，注入灰港 Grey Havens），由東南方調集來的大軍也到達 Enedwaith，在 Tharbad 渡口集結。林頓的精靈與努曼諾爾人絕望的固守在灰港待援，幸好國王 Tar-Minastir 從努曼諾爾島率領的艦隊及時抵達，蜂擁而上將薩烏隆打得落花流水。薩烏隆撤退到白蘭地河的渡口 Sarn Ford 又遭重創，退到 Tharbad 渡口時以為與自己的後援會合就沒事了，沒想到另有一大批努曼諾爾船艦繞到灰泛河口的港口 Lond Daer，登陸後攻向他的後翼。Battle of the Gwathló 殲滅了他絕大部份的軍隊，少數逃離者又在 Calenardhon 被追擊，能逃進摩多的只剩下薩烏隆與他的護衛而已。圍堵愛隆的軍隊在愛隆與吉爾加拉德雙方夾擊下也被摧毀。 

戰後開了場會議，決定將裂谷建設成精靈在伊利雅德東邊的堡壘，吉爾加拉德也將三戒之一，藍色的 Vilya（the Ring of Air）交給愛隆，自己保留了紅色的火之戒 Narya，當吉爾加拉德參加最後聯盟時把戒指傳給瑟丹，而瑟丹又在第三紀交給甘道夫。至於白色的 Nenya（the Ring of Adamant）早在艾里京被毀前就送給 Galadriel 了。經此戰役，努曼諾爾人嘗到權力的果實，開始積極開發中土，四處建立永久的屯居地，薩烏隆畏懼他們，好多年不敢離開摩多。 

  註二～South Downs、巴羅高地：
Barrow-Downs 在舊版魔戒翻譯為巴羅高地、當斯高原，新版魔戒翻譯為古墓崗。分析起來，barrow 是古墓、墓地之意，down 的意思是“廣大的高原”，open high land，所以舊版沒把“古墓”翻出來，新版將 down 翻為“崗”也把該地矮化了。英國有處地名叫“North Downs”。根據地圖，布理北邊有 North Downs，佛諾斯特（北王國舊都）就位於它的山腳，東邊有 Weather Hills（風雲頂所在地），南邊有 South Downs。南北大道就從 Barrow-Downs 與 South Downs 之間穿越，通往布理村外，在西大門前方與東西大道相交。弗羅多一行人離開湯姆．龐巴迪（Tom Bombdill、湯姆．本巴迪爾）的家之後走的是老林與古墓崗之間的山谷，不是這條大道。 

註三：
本文主要參考 the Unfinished Tales，Part Two，Concerning Galadriel and Celeborn, and Appendix D， The Port of Lond Daer。also，the Battles of the Fords of Isen。 


魔戒～艾辛河渡口之役

	這個網頁含有特殊字元，如果你的瀏覽器不支援，則會在英文字中出現 ? ，或者在特殊字元後面多出一個半形空格。 
第三紀羅汗（洛汗、Rohan）與薩魯曼之間的戰爭最為人知的就是聖盔堡（海爾姆深堡、Helm's Deep）（註一）之役，雖然電影把書本的情節做了不少修改，但軍容之壯觀，攻勢之猛，激戰之慘烈，光看書很難想像。我對電影修改的部份頗有微詞，但有一點不得不佩服導演 Peter Jackinson 的，就是他把羅汗人民那種絕望恐懼的表情拍得十分傳神。看到他們發武器…老舊銹鈍缺口的刀劍…給老人與小孩，看見幾乎舉不起劍的十來歲孩童，抱著捍衛家園與家人的決心，那種堅毅、害怕還攙雜著絕望的表情，眼淚都快掉下來了，書本反而沒給我那麼深刻的感觸。 

或許是因為中土更大的威脅在東邊，羅汗打完這場還要拉大軍到岡多爾馳援，所以書本中這場“暖身戰役”不必寫得那麼恐怖…實際上也沒有那麼絕望，而電影是一集一集演，每集一定要有高潮才能吸引票房，所以將聖盔堡之役拍得那麼壯烈。 

事實上，在羅汗退守聖盔堡之前，雙方已在艾辛河（伊申河、River of Isen）渡口激戰兩回合，國王希優頓（Théoden、塞爾頓）之獨子希優德（Théodred）死於第一次的戰爭（First Battle of the Fords of Isen），那時候是 III-3019/Feb/25，魔戒團剛通過亞苟那斯（Argonath），紮營於帕斯加蘭草原（Parth Galen），而第二場戰爭就發生在七天後，希優頓王恢復神智那天。（參閱魔戒附錄） 

如果薩魯曼殺掉希優德之後不再等待，立刻傾巢而出發動第二場戰爭，或者 Grimbold 無法抵抗那麼久，拖延薩軍的攻勢，那麼衝過渡口的敵軍將在大道上攔殺前來支援的 Elfhelm 部隊，號角堡兵力不足將迅速淪陷，而伊多拉斯還未出兵就被包圍，或者匆促出兵卻在無險可守的平原遭逢敵軍，歷史都將改寫。羅汗一但淪陷，不論薩魯曼準備與薩烏隆合作還是分庭抗禮，還是兩位梟雄最後決戰中土，岡多爾都不可能再存在，努曼諾爾人從此走下歷史舞台。 

伊歐墨（Éomer、伊奧墨爾）是希優頓王的侄子，與希優德友誼甚篤，從小一起長大，兩人都擔任馬克的統帥（Mark，Riddermark，馬克一詞專門指羅汗的軍事轄區）。羅汗將兵力佈署分為三區，第一區居中，管理從首都伊多拉斯（Edoras）及左近地區，包括哈洛谷地（哈羅谷地、Harrowdale），所召集的騎兵，通常也以伊多拉斯為集合點，統帥是希優頓王，但平時事務都交給其他將領代理，3012-19 年的負責人是 Elfhelm（艾海姆、埃爾夫海爾姆），當希優頓王變得老邁昏庸時，他透過蚯蚓舌（巧言、葛力瑪、Grima Wormtongue）間接向自己家族的衛隊隊長哈瑪（Captain of his Household）或各區統帥發令。第二、三區則視需求才徵召。III-3019 年由於薩魯曼的威脅日益加重，西馬克地區（West-mark）以聖盔堡為基地，召集了一支軍隊，由王子希優德擔任第二統帥（Second Marshal of the Mark or Riddermark），第三統帥伊歐墨則負責東馬克地區，基地擺在自己的家鄉，Aldburg in the Folde，這些召集的軍隊都聽從中央（國王）指揮。魔戒中希優頓王帶領六千騎士出征，是自年少伊歐（Eorl the Young）建國以來最大規模的軍事行動，不過全馬克約可召集一萬至一萬二的兵力，所以羅汗還留有足以保護自己土地的軍力。 

每位統帥除了戰時才聚集的軍隊之外，平日手中也掌控一小隊由自己家族（household）成員組成的兵力，裡面的人員來自他的領地，都是受過戰鬥訓練全副武裝的騎士。這支包括隊長至少 120 人的 éored 在急迫時可任由統帥指揮調度，不必先請示上級批准。國王也有自己的 household & éored，魔戒雙塔記中由伊歐墨帶領追殺奧克（Orc、半獸人）的就是他自己家族的騎兵隊。雖然平常不必請示，但由於艾辛河戰況吃緊，國王已調集東馬克的軍隊並下令不准任何人擅離首都，伊歐墨統帥違反命令抽調戍守的兵力，讓首都身陷防衛空虛的危機，又擅自放走阿拉岡等三人，還將馬借給他們，加上他在金殿中威脅殺掉蚯蚓舌，才導致解除職務被國王關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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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瞭解兩次的艾辛河渡口戰爭，就必須先弄清楚艾辛河、艾辛格、歐散克塔、登蘭德人、薩魯曼、羅汗隘口（Rohan Gap）與西谷（Westfold）之間的關係。 

羅汗隘口（Rohan Gap、洛汗）位在迷霧山脈（Misty Mountains）與白色山脈（the White Mountaons、Ered Nimras）中間，地勢平坦。艾辛河發源於艾辛格（Isengard、Angrenost）東北方的迷霧山脈，激流沖刷而下，直到羅汗隘口流速才減緩，河道一分為二，中央夾著一座不小的島，河床變得寬淺，可容重裝軍隊或士兵騎乘通過，這邊裡就是艾辛河渡口（Fords of Isen、Athrad Angren），歷來西方部族入侵之道。隘口以南河水轉西後又繼續奔騰而下，穿過 Enedwaith 南端土地出海，這段河道深邃流急，軍隊無法渡過，艾辛河與灰泛河口還住著幾群以漁獵為生的“野人”Drúedain，據說與居住在白色山脈山腳 Drúadan Forest，帶領羅汗援軍通過 Stonewain Valley 的野人屬同一種族。 

艾辛河西北方貧瘠的 Enedwaith 被視為蠻荒之地（Wild Lands），一向是登蘭德人（Dunlendings、都暗蘭人）的家園，以放牧為生，由於人數稀少，雖然明知他們對努曼諾爾人與洛汗民族不友善，只要大道與沿途的渡口保持通暢，努曼諾爾人對這地區的居民不加注意，當南北兩王國衰微，大道失修，更無人將目光轉向此處。登蘭德人多次趁岡多爾或羅汗國力衰弱時入侵，在艾辛格外圍與范岡森林南緣建立屯墾區，III-2710 還曾一度佔領艾辛格，羅汗無力驅逐他們，直到 III-2759 岡多爾將歐散克塔借給薩魯曼居住，幫忙抵禦來自西方的敵人，入侵才停止，羅汗也得到喘息，不必派重兵駐守西疆。 

西谷指的是 Thrihyrne（號角堡上方的尖峰）到伊多拉斯之間的土地（參考 UF Index），至於白色山脈與霧山山脈以西，夾於 Isen & Adorn 之間的土地雖然也劃歸羅汗，但居民多半是混血兒，混有登蘭德人血統，皮膚髮色偏黑，對羅汗並不忠貞，尤其到了 III-2754 他們的王 Freca 被羅汗王 Helm 殺死後，更是不服領導，民心轉向薩魯曼。 

艾辛格位於迷霧山脈南端，由山脊環繞的山谷中（Ring of Isen、circle of Isengard），陡峭圓環狀的石坡構成它的“外牆”，歐散克塔（奧桑塔、Tower of Orthanc）位在這直徑一英里的環帶中央，只能經由南端唯一的大門進出。艾辛河沿著東牆外圍流向南方。有條寬闊平坦可供軍隊快速行進的道路穿越大門，沿艾辛河西岸通往渡口，而河東雖然不是山地，但地勢並不平坦，也沒有既成道路可用。大門南方兩英里處已是霧山最尾端，有道壕溝與圍牆連接兩側山壁，形成艾辛格的“圍籬”outer fences，圍籬之外是駐兵的墾地，也是羅汗與艾辛格的分界。薩魯曼在環帶大門外（約一英里遠）偷偷搭蓋了一座跨河橋樑，如此艾辛格出發的軍隊可以沿著河西的既成道路行動，也能過橋後順著無道路的河岸南下。歐散克塔一語雙關，它的精靈語是“Mount Fang（尖牙山）”之意，因塔頂有四個高聳的尖峰而得名，可是羅汗語的意思是“Cunning Mind（狡猾心思）”，後來羅汗人認為薩魯曼在玩弄黑魔法，就把艾辛格改稱“Wizard's Vale”（術士谷、Nan Curunír）。 

艾辛河渡口是軍事重地，羅汗可以在河西設防阻擋渡河的敵軍，也可以將陣線撤到河東駐守，後援則號角堡（Hornburg of Helm's Deep、Aglarond）與艾辛格。第三紀早期岡多爾 Gondor 在艾辛格仍維持一小支固定的軍隊，並且擁有歐散克塔的鑰匙，2759 年薩魯曼進駐之後防守的責任就交給巫師，而羅汗繼續維持對渡口的監視與防禦。所以西方的敵人無法避開艾辛格而從河上游穿越，也無法通過受監視的渡口。2953 年最後一次 White Council 之後薩魯曼開始叛變，不但自稱為 Lord of Isengard，加強艾辛格的防禦，並秘密培育自己的軍隊，騷擾羅汗邊境（當時的羅汗國王是希優頓的父親 Thengel）。 

3019 年希優德王子確認薩魯曼的敵意後，主動抽調伊多拉斯的兵力（統帥 Elfhelm）趕往西谷支援，自己則與手下的大將 Grimbokd（葛林伯、格里姆博德）先將第二區的軍隊開往渡口。因為根據以往的經驗，守住渡口就等於守住入侵的孔道，他打算在此一邊佈署阻擋薩魯曼的攻勢，一邊等援軍到來，沒想到戰爭那麼快就來臨了。抵達渡口時斥候通知他有一小隊薩魯曼的軍團正從灰泛河西岸南下，希優德王子決定率領主力渡河北上，希望趁亂給予敵人痛擊。沒想到敵軍早就嚴陣以待，羅汗落入壕溝與矛槍組成的陷阱，同時從西邊側翼殺來一支沒預料到的敵軍。希優德王子向右手邊看去，赫然發現艾辛河東岸還有另一隊無法估計數量的軍隊疾行南下，準備搶佔渡口。由於羅汗不知道薩魯曼在灰泛河上游搭蓋橋樑，所以沒想到河東也會出現敵軍。王子當機立斷，下令撤退，羅汗士兵以訓練有素的陣容後撤，只損失少許人力。 

抵達渡口時敵人還未追來，希優德王子令 Grimbold 防守西渡口，自己帶兵守在河中島上，準備在必要時掩護 Grimbold 撤退。天色將暗，登蘭德騎士、奧克與座狼、還有大群的強獸人（Uruk、烏路克）以料想不到的速度忽然從東岸衝下來，把原本留在東側的少數守軍打散。東岸是崎嶇不平無路可走的荒野，照講敵人不該這麼快到來，可是這批軍人受過專門訓練，能以超乎常理的速度行進，所以羅汗對他們的攻勢毫無準備。他們渡河繼續進攻，目標直指島上的希優德王子，防守西渡口的 Grimbold 被艾辛格追下來的敵軍牽制，來不及護駕，他才剛殺出血路趕到王子旁邊，希優德王子就在島上被砍倒，這天是 III-3019/Feb/25，而這場 First Battle of the Fords of Isen 還未打完。 

從伊多拉斯來的軍隊原本應該在號角堡集合，統帥 Elfhelm 才走到大道通往號角堡的叉路口，就聽到狼騎士出現在草原的消息，第六感告訴他事情不太對勁，不顧進堡休息的計劃，全速趕赴渡口。當他抵達時太陽早已下山，暮色混淆雙方的視線，東岸許多敵軍被隆隆的馬蹄聲與飄揚的旌旗嚇跑，東側戰線順利解圍。Elfhelm 一路殺上小島，與 Grimbold 合力清除欲毀損希優德王子屍身的敵人，可惜已無法拯救他的性命，不過還來得及聽王子說出遺言：
「讓我躺在這裡，保護這渡口，直到伊歐墨到來。」
“Let me lie here - to keep the Fords till Éomer comes!”
號角聲響，所有的敵人隱退到黑暗中，羅汗奪回了這處要塞，可是犧牲太慘重了。 

國王昏瞶，王子戰死，伊歐墨遠在京城，西馬克守軍陷入群龍無首的狀況。鄂肯布蘭德（埃肯布蘭德、Erkenbrand）接掌軍權，派信差通報國王，除了轉告希優德的遺言，也加上自己的意見，希望伊歐墨能迅速帶領抽調得出的兵力前來，把陣線拉在渡口，不要坐等伊多拉斯被圍攻。但蚯蚓舌採拖延計倆，還陷害伊歐墨讓他入獄，所以國王直到七天後，III-3019/Mar/02（二月有 30 天）甘道夫出現解除迷咒之後才發兵，可惜當天晚上當援軍走到半路還在草原露營時，第二場渡口攻防戰（Second Battle of the Fords of Isen）就開打了。 

鄂肯布蘭德難以估計薩魯曼真正的實力及攻擊計劃，但他正確的判斷假如號角堡有充裕的兵力與補養，薩魯曼不敢跳過它直搗伊多拉斯，因為這樣薩軍會被兩面夾攻，所以他花了三天的時間鞏固堡壘的安全，召集人力搜集糧草（電影演的糧草不足與書本正好相反，依據老托的版本，如果城牆與門頂得住，可以在堡中固守很久），而將堡外的軍隊交由 Grimbold 負責。這麼一來，渡口就有兩支軍隊存在，分別由 Grimbold（第二區）與 Elfhelm（第一區）帶領，兩位統領的地位相等。所幸 Grimbold 與 Elfhelm 兩人是好友，彼此不會傾軋鬥狠，合作不成問題，只是對該採行那種戰略有不同的意見。 

從伊多拉斯來的 Elfhelm 認為薩魯曼既然可以從河的兩岸出兵，渡口就失去阻擋敵方渡河的功能，再固守已無意義。他判斷 Helm's Deep 的號角堡是薩魯曼必取之地，主力很可能會從東岸南下，提議把大部份的步兵擺在艾辛河東岸，渡口以北幾里遠一處東西走向的高地，當他們與主力交鋒後，埋伏在近處的騎兵再蜂擁而上，把敵軍逼入艾辛河。Grimbold 卻不同意這做法。一來他與鄂肯布蘭德都是在西谷長大，對“守住渡口”這傳統比較執著，再加上倘若薩魯曼發現渡口無人看守，必會改變策略，派部份軍隊急行軍走西岸，過河後北上夾擊，那麼他倆所佈署的兵力將陷於腹背受敵之苦境。 溝通之後羅汗決定兵分三路，Grimbold 命令自己旗下大部份的的步兵在西岸構築工事，自己與剩餘的步兵和原本屬於希優德的騎兵留在東渡口，河中小島插滿矛槍，上頭掛著薩軍戰死的斧頭手的頭顱，島中央希優德王子的墳丘上則豎立他的旗幟。Elfhelm 按他自己的構想在渡口北方高地擺陣，準備打散驅逐任何從東岸下來的敵軍。 

Mar/02 上午戰爭先在西岸開打，羅汗以寡敵眾支撐許久，卻被一隊重裝的強獸人殺出通路，開始渡河。Grimbold 信賴 Elfhelm 能抵擋東岸來犯的敵軍，就將東渡頭所有兵力投入戰場，逐退設法渡河的敵軍，才剛成功，隨即受到新加入更強大的軍隊進攻，Grimbold 只得命令所有的兵士撤退，放棄西渡頭。此時已近黃昏，薩軍未再繼續挺進。Elfhelm 聽到渡口的戰況，將所有部隊南撤，分成小群駐紮在 Grimbold 主營地的東方與北方，負責抵擋從那邊下來的攻勢。在暮色中眾將士顫慄等待援軍，希望先前派出的信差能及時到達伊多拉斯或號角堡。 

午夜未到，紅色火光在北方與河對岸零星亮起，霎那間西岸一片火光，數百隻火炬照亮薩魯曼的大軍。這是魔戒雙塔記 Flotsam and Jetsam（殘骸和廢墟、殘垣斷壁）那篇，梅里與皮聘描述的軍隊，兩位哈比人在樹鬍子（樹胡、Treebeard）肩膀上看到黑色長龍花了一小時才通過艾辛格的大門，這也是薩魯曼處心積慮培養準備掃平羅汗的軍隊，艾辛格已經傾巢而出了。 

如果以箭海射向對方，或許能在敵軍過河之際造成重大傷亡，可惜羅汗以騎兵及步兵見長，守軍中只有一小批弓箭手，不足以應付。Grimbold 從渡頭撤退，在營地組織盾牌牆（Shieldwall），雖然承受奧克與登蘭德人的攻勢，陣營中也被丟擲許多火把，但仍然挺住了，畢竟羅汗軍人是專業的戰士，甲冑也比對方好（承蒙岡多爾之協助）。Grimbold 想到 Elfhelm 之前的分析～號角堡才是決勝負的重點，瞭解即使他在渡口戰到最後一兵一卒，對大局仍然幫助不大，將兵力撤進號角堡協助鄂肯布蘭德防守才能發揮最大效益。他決定不等 Elfhelm 救援，設法脫困撤退。 

夜已深，初月從移動的雲中照耀，風向轉變，一場暴風雨從東方靠近，旋即又將月光遮蔽。Grimbold 察覺敵軍雖然仍舊包圍住他們，可是大部份的火把都熄滅了。他命令騎兵上馬（只剩幾十人），由 Dúnhere 帶隊從東方突圍，隨即轉回頭向南北兩方攻擊，敵軍誤以為是增援部隊到來而慌亂，趁混淆之際 Grimbold 與剩餘兵團快步逃離。敵軍首領發現羅汗逃脫，但因夜色極深，自己又已奪得渡口，就未派兵追殺。大部份的士兵都逃脫了，不過黑夜中眾人走散，誰也不清楚有多少人逃出生天。早在數小時前大隊敵軍就已經繞過他兩的營地前往號角堡，所以出乎意料的 Grimbold 在東邊平原上沒遇見敵人。 

薩魯曼從東岸送下另一半的軍隊，由狼騎士帶頭，不點火把安靜行軍，當渡口開戰時他們已經抵達，驟然插入 Elfhelm 與 Grimbold 之間展開攻擊。連警告都來不及發出，Elfhelm 各營地就被包圍了。薩軍勢如破竹壓下來，把他們逼得向東移動，Elfhelm 知道這只是先頭部隊，超出自己的應付能力，即使他有心想去救援 Grimbold 也辦不到，被迫將部隊聚集起來以密集馬隊陣容（close body of horsemen）撤離。這是第二場艾辛河渡口攻防戰（Second Battle of the Fords of Isen）。 

III-3019/Mar/03，當希優頓王走到叉路口時遇見信差 Ceorl，得知戰況不利，調轉馬頭改朝號角堡行進，而甘道夫半途脫隊離開。在 Helm's Deep 入口前遇到繞過 Grimbold 的敵方部隊前鋒，幸運的是主力尚未抵達，所以眾人還能及時進堡，不過被敵軍咬著尾巴追趕的窘境讓阿拉岡很不爽，所以隔天清晨國王邀他騎馬衝出號角堡時他答應得很爽快（這只是其中一個原因）。國王進堡時鄂肯布蘭德、Elfhelm 與 Grimbold 都沒出現，堡中的守軍也不清楚戰況。Mar/03 晚上展開號角堡之役（Battle of the Horn-burg），電影中打了幾晚我不知道，但書本寫的只有一個晚上，也沒有甘道夫“五天後清晨相見”之約。不過為拍攝這場戰役，演員忙了三個月，每天熬夜拍戲，又濕又冷，戲服重達十幾二十公斤，苦不堪言，所以特技演員（多半演奧克與強獸人）做了件紀念Ｔ恤，胸前印著“I SURVIVED HELM'S DEEP”，反面是 URUK-HAI BATTALLION（強獸人戰鬥軍團），卻故意將 M 右邊的 ' 記號延長成斜線，把 Helm 改成 Hell（地獄）。參考這張圖。 

鄂肯布蘭德比國王先接到求救訊息，率部份屬下衝到渡口支援，原本應該帶著兩隊人馬撤回號角堡，可是回程路上又遭逢敵軍，沒被殺的士兵四散逃竄，少數逃回堡壘的存活者也弄不清楚戰況，所以當國王與阿拉岡等人進入號角堡時，以為鄂肯布蘭德和另兩隊軍隊都滅亡了，羅汗僅剩下留在堡中的守軍與跟隨自己的軍隊而已，這就是為甚麼隔天清晨衝出號角堡時見到甘道夫帶兵支援，大家會那麼驚訝的緣故。 

甘道夫騎著神影疾趕往艾辛河方向，四處聚集散兵，可能還抽空跑到艾辛格與樹鬍子見了一面。他命令 Elfhelm 帶小部份兵力回防伊多拉斯，留少許士兵在渡口埋葬屍體，自己與鄂肯布蘭德和 Grimbold 帶領大部份的兵力前往號角堡支援，隔天（Mar/04）清晨及時趕到，與衝出堡壘的國王、阿拉岡等騎士合力擊潰薩軍，結束號角堡之役。 

．
國王
西谷
Ent（恩特、樹人）
3/02

中午出發，夜宿草原
Legolas 看到陰影
逼近艾辛格
上午開戰，半夜撤退
鄂肯布蘭德出堡救援
下午 Entmoot 結束，
樹人晚上到艾辛格，
哈比人看到大軍傾巢而出
3/03

晚上抵達 Deep
Helm's Deep 夜戰
白天築壩，半夜水淹艾辛格
甘道夫與樹鬍子見面請恩特幫忙
3/04

從號角堡衝出，奧克潰逃
中午從號角堡前往艾辛格，夜宿河邊
奧克進樹林消失，半夜胡翁氏掩埋奧克屍體
晚上讓河水回到原河道
3/05

見到薩魯曼及哈比人
早上胡翁氏與奧克屍體都消失，只剩大土堆
． 

  註一～聖盔堡：
Helm's Deep 舊版翻成海爾姆深堡，新版翻成聖盔堡。helm 的英文意思是頭盔，但對羅汗而言，Helm 指的是國王 Helm Hammerhand，III-2758 年冬天帶領人民在這座堡壘躲避登蘭德人的攻擊，請參考厄運冬天。對於 Deep 而言，是有“深”的含意，但在此處是專有名詞，而從 Helm's Deep 流出的溪流叫 Deeping-stream，Helm's Deep 所在的山谷稱作 Deeping-coomb（少掉 - 的 Deeping Coomb 是錯誤的寫法）。 

  註二～參考資料：
Unfinished Tales, Part Three，THE BATTLES OF THE FORDS OF ISEN。 


魔戒～多塔記（Many Towers）

	這個網頁含有特殊字元，如果你的瀏覽器不支援，則會在英文字中出現 ? ，或者在特殊字元後面多出一個半形空格。 
· 創世記（Before First Age） 

· 第一紀 

· 第二紀 

· 第三紀 

· 雙塔記

歡迎參加托爾金中土旅遊團。如果中土世界曾留下古蹟，那麼眾多的堡壘、要塞一定變成觀光景點，不過今天介紹的重點是塔樓（Tower），請各位讀者搭乘「時空旅遊號」與我一起參觀吧。 

先回到創世記（Before First Age），當維拉在中土創造的兩盞明燈被米爾寇（Melkor）毀壞後，阿爾達的春天（the Spring of Arda）就結束了，神明西遷搬到不死之地阿門洲（Aman），創立維林諾（Valinor）王國，這時期稱為 the Years of the Trees。 

曼威的寶座設在維林諾王國靠海佩羅瑞山脈（Pelóri）的最高峰 Oiolossë（Taniquetil、Elerrína、Amon Uilos），祂在上方的瞭望塔（watchtower）保持高度警戒，深恐米爾寇入侵，軍事重地可能不會讓我們參觀。眾神在山脈內側平原建立維利瑪（Valimar）城，到處都是宮殿、城堡、鐘、花園與高塔，喜歡遊塔的人請換穿運動鞋，因為這邊的塔樓很多，會爬到腳抽筋，但是風景一級棒。西城門前的山丘上雙聖樹閃亮，花朵綻放光芒。由於兩棵樹由光亮轉到黑暗的時間互相重疊，維林諾沒有完全黑暗的時刻，即使你是凱葛星球（kalgash）的人，也不必擔心因為全然的黑暗而發狂（見：艾西莫夫的科幻小說～夜幕低垂，Nightfall by Issac Asimov）。 

當精靈來到不死之地後，在靠海的山丘圖納（Túna）建造一座有著白色牆垣的提理安城（Tirion，意思是偉大的瞭望台），最高的塔樓是英格威（Ingwë，凡雅精靈的領袖）的明登．艾爾達麗瓦塔（Mindon Eldaliéva），塔頂巨燈將銀色光線投射在霧朦的海上，不過透過佩羅瑞山脈缺口流洩出來的雙聖樹光輝更為明亮。假如這時候在貝烈蓋爾海（Belegaer）駕船，由於世界尚未被折彎，或許你有機會避過曼威的監視踏上不死之地。別高興，凡人即使踏上不死之地也還是維持凡人之身，至於壽命會縮短還是延長，老托在不同文章內似乎有不同的寫法。 

帖勒瑞（Teleri）精靈渡海之後，因為不願意與海洋及歐希（Ossë）分離，暫時住在外海的孤獨島（Tol Eressëa、伊瑞西亞島）。島上漂亮的港口（Avallónë）也蓋有高塔，水手接近不死之地時從很遠的海上就能看到。第一紀之前島上住的是帖勒瑞族，但後來他們搬到維林諾的海邊，這裡就變得空虛冷清，直到第二紀中土的精靈返回，島上才又充滿歡笑。在這座塔上觀星沒甚麼光害，因為明登．艾爾達麗瓦塔以及雙聖樹的光線照不了那麼遠。 

魔茍斯（Morgoth，就是米爾寇 Melkor）怎麼進入阿門洲，如何獲釋，又造成甚麼破壞，精靈寶鑽寫得很詳細，此處不再重覆，但他一定很嫉妒維利瑪的塔樓，所以逃回中土後立刻仿製了一座，應該說是很多座。他在北邊的要塞安格班（Angband，鐵的囚牢）豎起巨大冒黑煙有眾多塔樓的的高山安戈洛墜姆（Thangorodrim，暴虐之山），費諾臨死前回頭看到高聳的山峰，知道諾多族復仇無望，含恨而去。最後是靠著維拉幫忙，它才被毀滅的。如果你接到魔茍斯的邀請函參觀安戈洛墜姆，可能得自備氧氣與防毒面具，而且縱使它是中土大陸最高點，視野也不好，都被污染的空氣遮蔽了。 

請各位不要驚慌，現在不是因為停電才突然變黑暗，而是因為照明用的雙聖樹被毒蛛毀壞了。追求光明的人類請繫緊安全帶，「時空旅遊號」將帶領各位進入第一紀。 


諾多族精靈返回中土後，Fingolfin 及兒子 Fingon 在 Ered Wethrin 東側山腳，西瑞安河的源頭（Eithel Sirion）建立一座碉堡 Barad Eithel，意思是 Tower of the Well，湧泉之塔，但它可能只是監視用的小塔樓而不是真正的高塔。西瑞安河在這裡還很年輕，不過一路收納 Ered Wethrin 山上的溶雪，以及貝爾蘭地區眾多支流，變得洶湧湍急且十分冰冷，所以別想從這裡泛舟前往下游的西瑞安島、貝西爾森林、西瑞安沼澤、西瑞安瀑布，更別想穿越三里格長的地底河流前往西瑞安之門。如果希望到達「垂柳之地」塔斯仁谷（Nan-tathren），或河口的沼澤與蘆葦島，走陸路比較安全。 

芬洛德．費拉剛（Finrod Felagund）負責把守西瑞安通道（Pass of Sirion），他在西瑞安河中央的西瑞安島（Tol Sirion）蓋了座監視塔樓 Minas Tirith（與第三紀白塔樓同名），起初自己防守，臣民搬到納國斯隆德（Nargothrond）之後移交給弟弟歐洛隹斯（Orodreth）駐防。西瑞安島在瞬間烈焰之戰之後兩年被薩烏隆（Sauron）奪走，改稱堝惑斯島（Tol-in-Gaurhoth），狼人之島（the Isle of Werewolves）。除非你對邪惡的生物有特殊喜好，或者希望在費拉剛與貝倫（Beren）被俘時前往助一臂之力，不然最好離它遠一點。 

第一紀早期來到 Minas Tirith，會看到島的東西兩側全都是長滿松樹的陡峭河谷，河水奔騰，北邊是俊馬馳騁的阿德加藍草原（Ard-Galen），冒煙的安格班還在更遠處，南邊是參天的森林。可是除非有烏歐牟（Ulmo）帶路，要順著西瑞安河某條小支流，找到隱藏在東邊群山之間的貢多林，是很困難的。 

建在貢多林中央葛威瑞斯山丘（Amon Gwareth）上方的貢多林城十分美麗，與阿門洲的提理安城不相上下。從國王的高塔（the Tower of the King）俯視，可以看見雪白的城牆，平整的階梯，水花飛濺的噴泉，諾多或辛達族的精靈與城外青翠的平原。精心打造的兩棵金銀樹豎立在特剛宮殿前，栩栩如生，彷彿維林諾的雙聖樹又復活了，可惜不會發光，不過光芒四射的卻是有著一頭金髮的特剛之女，「銀足」凱勒布淋朵（Celebrindal，伊綴爾的別名）。 

芬洛德搬到納國斯隆德後，與法拉斯（Falas）的辛達精靈（主要是帖勒瑞族 Teleri，尊造船者瑟丹為王）為友，諾多族協助他們修建城池海港，而自己也從海港精靈學習造船與航海。芬洛德在伊葛拉瑞斯特（Eglarest）西邊岬角上興建一座寧瑞斯塔（Barad Nimras、White Horn Tower），監視西方海面，不過魔茍斯的爪牙畏懼海洋，所以從未考慮發動海戰。如果在此賞景，或許有機會看到歐希或烏妮（Uinen）從海洋冒出來與精靈見面，可是你可能認不出瑟丹（Círdan），因為他的鬍子大概還沒長出來。 

當潔白的愛爾溫（Elwing）與丈夫埃蘭迪爾（Eärendil）住在不死之地後，她不願意與夫君駕著威基洛特航行於寒冷的虛空中，所以每天在隔離之海（the Sundering Seas，就是貝烈蓋爾海）北邊的白色高塔上等他歸來。那邊是海鳥築巢地，你如果跟格得（Ged，地海巫師）一樣變身為海鳥，可能會聽到愛爾溫用鳥語和你交談，甚至她也變成鳥類與你翱翔天際。假若她請你上塔喝下午茶，不要耽擱太久，黃昏時她經常變成海鳥飛上天迎接埃蘭迪爾返航。 

乘坐「時空旅遊號」的旅客請注意，由於維拉率領精靈向魔茍斯宣戰（憤怒之戰、The War of the Wrath），中土將經歷大地震與海嘯，為了各位安全，我們直接跳到第二紀的努曼諾爾島。 


從中土往西行，可以看見呈五星形狀的努曼諾爾島（Númenor）、中央的高山 Meneltarma（the Pillar of Heaven）與山頂上崇拜一如的宏偉殿堂。東南方山腳下是國王的陵寢，不遠的山丘上美麗的城市 Armenelos 是第一任國王愛洛斯（Elros）建造的國都，皇宮內有座漂亮的塔，塔樓最頂端永遠有對老鷹築巢。努曼諾爾島的鳥類眾多，有些會成群歡迎靠岸的船隻，有些會跟船出海，甚至遠達中土。曾看過希區考克經典電影「鳥」的朋友請不必驚慌，牠們親近時空旅遊機只是為了表示友善，或許把我們誤認當成大鳥了。遊城的時候如果鳥糞掉在你身上，千萬別生氣，因為努曼諾爾人認為老鷹是曼威的使者，而且他們從不惡意傷害任何鳥類。 

島嶼北方 Forostar 多石貧瘠，少有樹木，許多鷹類在臨海的懸崖築巢。這邊的天空最晴朗，所以 Tar-Meneldur Elentirmo 國王選擇此地興建觀星用的高塔。懂天象的朋友得自備天文望遠鏡，而且會發現星星很陌生，可惜這片天空的星座圖只存在國王腦海，無法提供給各位參考。 

島嶼西方壯觀的城市與港口 andúnië 附近的小山崗 Oromet 上方有座古老的高塔，是第十一任國王 King Minastir 蓋的，King Minastir 對精靈又愛又嫉妒，但當薩烏隆在中土對精靈與人類發動攻擊時，他卻毫不猶豫派船艦支援。薩烏隆雖然被打敗，他在魔多所做的防禦工事與新蓋的塔 Barad-dûr 卻仍屹立不搖。第二紀早期精靈經常駕船前來星星之島，送禮物給努曼諾爾人，指導他們，如果你站在高塔上可以看見像白鳥般從日落之處飛來的無槳船。但到了晚期由於人類的驕傲與背叛，精靈已不再前來，港口就荒廢了。 

國王 Aldarion 在 Rómenna 海灣中的小島 Tol Uinen 上面蓋了一座高塔：Calmindon，the Light-tower，從這邊可以看著船隻進出島上最繁榮的港口。不過國王 Ar-Pharazôn 已經聚集大軍準備攻打維林諾，我們最好在努曼諾爾島陸沉之前離開吧！ 


現在是第二紀 3434 年，費時六百年（1000 到 1600）才蓋好的巴拉多塔（Barad-dûr，the Dark Tower）已經渡過一千八百多年的歲月，雖然承受伊蘭迪爾（Elendil，阿拉岡的祖先）和吉爾加拉德率領的最後聯盟圍攻，仍舊屹立不搖。薩烏隆失敗後摩多境內暫時平靜，末日火山（Mount Doom、Orodruin、Amon Amarth、火燄山、厄運山）進入休眠期，所以「時空旅遊號」跳到第三紀 2954 年，火山再度噴發的那年。末日火山是統御魔戒（One Ring）鑄造地，接近山頂的開口有條通道可以進入火山內部，俯看下方紅色翻騰的熔岩湖，不過大地又開始震動，岩漿即將噴出，旅客還是先到東邊那座巴拉多塔休息吧！ 

對火山有興趣的朋友有眼福了，末日山噴出黑煙、灰塵與小石塊，讓人想起吞沒龐貝的維蘇威火山，或者電影「火山爆發」的場景，請看，高空中隨氣流遠飄的煙層與山側翻滾而下的黑雲多麼壯觀，還好我們已經離開，不然「時空旅遊號」吸入塵粒，可能會導致引擎熄火。至於這次的噴發是伏爾坎寧式（Vulcanian type）或皮連式（Pelean type）請自己判斷。前幾次噴發後落下的火山灰還覆蓋在塔樓各處，由於奧克都忙著準備戰爭，清潔工作有點疏忽，請客人小心不要碰髒衣物。看到山腰沒有，剛從裂縫中湧出的岩漿緩緩流下，越過之前形成的繩紋型岩漿繼續前進，把巴拉多塔通往火山的道路都埋沒了，所以「惡地健行」被迫取消，不過為了補償各位，我們增加摩多大門的塔樓行程。 

摩多的黑大門 Morannon 看守後方小小的烏頓谷地（Udûn），如果再往東南方移動，必須穿越被兩側尖銳陡峭山脊夾住的卡拉其安格南（Carach Angren、the Isenmouth），才能進入後方的葛哥洛斯平原（Plateau of Gorgoroth、高格羅斯荒原）。黑大門兩側分別豎立著 Carchost 與 Narchost 監視塔（Watchtowers、the Towers of the Teeth），是努曼諾爾人建造的，希望阻止薩烏隆重回摩多，不過到第三紀 1980 年還是失敗了。如果在魔戒大戰時參觀此塔，會看到許多外籍兵團從黑大門進出，也會看到由阿拉岡和甘道夫率領的六千士兵在門外叫戰，希望自己的犧牲能轉移薩烏隆的眼光，弗羅多才得以溜過監視達成任務。 

「時空旅遊號」暫時停在葛哥洛斯平原，讓諸位下來活動筋骨。火山口附近主要是熔岩平原（Lava plains），而較遠處則是由拋射礫（tephra）堆積而成的凝灰角礫岩（tuff breccia）地形，地面上碗狀的凹陷是因為中細粒的堆積物還未硬化時受到拋射掉落的巨大的岩礫撞擊而產生的（bomb sag）。這邊沒有地熱泉也沒有噴氣孔，所以無法看到黃石公園那種景觀，但黑色起伏的地貌比夏威夷的基勞威亞（Kelauea）或莫納洛亞火山（Mauna Loa）更壯麗。不過薩烏隆的脾氣比火山女神－蓓蕾（Pele）還暴躁，可別將這邊的砂石帶走喔。 


第三紀的塔樓是大家比較熟悉的，因為托爾金的魔戒在拍成電影之後又興起另一波熱潮，多吸引眾多讀者與影迷，不過這幾座塔到魔戒之戰時已經歷盡滄桑了。 

起先介紹的是夏爾西方貝瑞德丘陵（Emyn Beraid）。這邊有許多高塔，最高的是精靈特別為伊蘭迪爾建造的愛洛斯提理安（Elostirion）塔，上面的真知晶石固定西望大海，不過你能否透過晶石看到伊瑞西亞島上的艾佛隆尼白塔就很難說了。如果看不到的話也別失望，試著從塔樓窗口遠眺隆恩灣（Gulf of Lhûn），或許能看到漂亮的灰港與出海西航的精靈船。 

伊蘭迪爾創建北王國時在阿蒙蘇（Amon Sûl、Weathertop、風雲頂）頂端蓋了座瞭望塔，北王國分裂後 Rhudaur 與 Cardolan 兩小國為阿蒙蘇和夏爾的主權頻起爭執，結果在 1409 年被巫王漁翁得利，國王 Arveleg 死亡，瞭望塔被焚燬。當阿拉岡一行人走到此處時，只剩下傾頹崩坍的建築物。 

北王國建國初期（約前一千年）都城設在 Lake Nenuial 旁邊的安努米納斯（Annúminas），它的意思是西方之塔“Tower of the West”，可是那邊有沒有塔樓就不清楚了。 

伊西爾都（Isildur、埃西鐸）與安那里翁（Anárion、安那瑞安）共同統治南王國岡多爾（Gondor、剛鐸），隔著安都因河蓋了兩座雄偉的塔樓～Minas Ithil、Minas Anor。 

Minas Ithil（米納思伊西爾、the Tower of the Rising Moon、升月塔樓）位在伊西林恩（Ithilien）東邊的黯影山脈（Ephel Duáth、Mountains of Shadow、魔影山）山肩，是伊西爾都的住所，有著月光般潔淨的白。Minas Anor（米那思安諾爾、the Tower of the Setting Sun、落日塔樓）位在 Mount Mindolluin 山腳，是安那里翁的住所，而兩人的王座並排在 Osgiliath 大廳。III-2002 戒靈奪取米納思伊西爾之後恐懼籠罩該地，於是努曼諾爾人改稱它為米那斯魔窟（Minas Morgul、米納思摩古爾、the Tower of Sorcery、術士塔樓）。這是弗羅多等人從十字路口左轉到底所見的蒼白高塔，前方有條冒煙的小溪，他們沒有過橋就直接轉向北方，攀爬者幾乎垂直上升的樓梯，但才走沒多久就聽到戒靈尖銳的叫喊，看到塔頂冒出藍色焰光，還看到黑色大軍從米那斯魔窟大門出發。 

樓梯走到底，穿越毒蛛屍羅（Shelob）盤踞的隧道，可以看到黯影山脈頂端的西力斯昂哥之塔（The Tower of Cirith Ungol），那裡就是弗羅多與山姆看到紅眼睛的地方，也是弗羅多被俘後暫時囚禁之處。這座塔樓是努曼諾爾人所建，目的在監視摩多動靜，可是後來也落入戒靈手中。 

米那思安諾爾一直保持在岡多爾之手，為了加強對敵人的監視與防禦，除了原先的城堡結構外還加蓋一座高聳的白色塔樓，並改名為米那斯梯利斯（Minas Tirith、the Tower of Guard、警衛塔樓），又名白塔樓（White Towers）。米那斯梯利斯就是魔戒中攝政王居住的七層高塔，被薩烏隆大軍及猛瑪圍攻的地點。 

南王國西側還有兩座高塔，也是努曼諾爾人所建，一是後來被薩魯曼據為己有的歐散克塔（奧桑克塔、Orthanc，意思是 Forked Height），另一處雖無塔樓之名，但卻是實實在在的高塔，在魔戒第二部中出盡風頭，被稱為號角堡。站在號角堡頂向北望去可以看見 Thrihyrne 尖峰，東面有古老的城牆與潺潺流出的 Deeping-Stream，其他方向是山中的深谷、岩洞與峭壁。第三紀末期奧克與登蘭德人進攻此處時，你可以感到火藥爆炸的震動，聽到塔頂號角吹響時也會震撼不已。 

薩魯曼的歐散克塔是黑色的高塔，被認為是無法攻陷的（the impregnable Orthanc），塔頂是一小塊平面與四根突出的尖角，離地五百英尺高，擁有極佳的景色。早期四野都是長滿綠樹的起伏山巒，到第三紀末期就變了樣，近處的樹都被砍光了。 

除了努曼諾爾人會建塔，矮人也有很好的手藝，杜林（Durin、都靈，矮人七父之一）之塔位在西拉克西吉爾峰（Zirak-zigil、Silvertine、銀峰、Celebdil the White）的頂端，因矮人逃離莫利亞（Moria、摩瑞亞、Khazad-dûm、薩督姆）而久被遺忘。甘道夫從斷橋墜落，抓著著焱魔（Balrog）的腳跟亂竄，鑽到比矮人挖掘的坑道更深的地底，那些早在遠古時代就被無名生物啃囓挖掘出來的黑暗通道，又順著螺旋狀的無盡之階（Endless Stair）一路攀升，最後從杜林之塔鑽出。腳下雲霧瀰漫，身邊卻陽光熾熱，如果塔與樓梯還存在，堪稱世界奇景，可惜甘道夫與焱魔激戰的結果是雙雙身亡，塔也崩毀了。 


托爾金的雙塔記指的是那兩座塔，出書後就不斷受到各界揣測，下面這幾座都曾被考慮： 

· 白塔樓～岡多爾的米那斯梯利斯 

· 黑塔樓～薩烏隆的巴拉多塔 

· 薩魯曼的黑色的歐散克 

· 也是白色的米那斯魔窟（升月塔樓） 

· 有“紅眼睛”的黑色的西力斯昂哥之塔

奧斯吉利亞斯（Osgiliath）因為不是塔，不列入考慮。 

有人認為是「白塔樓－黑塔樓」，因為發展主線是岡多爾對抗薩烏隆，可是雙塔記是第二部，躍上舞台的是羅汗民族，與岡多爾關係不大。 

另一種說法是「歐散克－黑塔樓」，因為薩烏隆與薩魯曼兩大勢力互相較勁，把人類當成刀俎，這也是我原先的看法，不過托爾金在寫給出版商的書信中卻強調，「歐散克－西力斯昂哥之塔」才是正確的組合。雙塔記又細分為兩集，第三集講的是羅汗與薩魯曼間的關係，第四集完全圍繞在弗羅多、山姆與咕嚕（Gollum）身上，而他們的故事以西力斯昂哥之塔為中心，所以巴拉多塔、白塔樓甚至黑塔樓都不被考慮。 

即使如此，早期的版本封面卻採用不正確的雙塔配對「歐散克－米那斯魔窟」，從這張照片可以看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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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邊黑色的是薩魯曼的歐散克，上面有尖牙，底下是他的白手印，左邊白塔以新月代表“升月”，意指米那斯魔窟，而中間像鳥的生物可能是戒靈的座騎。 




In the Willow-meads of Tasarinan

	這個網頁含有特殊字元，如果你的瀏覽器不支援，則會在英文字中出現 ? ，或者在特殊字元後面多出一個半形空格。 
“The Road Goes Every On”是音樂光碟與樂譜的組合，歌詞取材自托爾金的魔戒與其他作品，由英國知名的鋼琴家 Donald Swann 作曲，經托爾金聽過首肯而在70年代發行。這是其中的第三首歌，由樹鬍子（Treebeard）唱給 Merry & Pippin聽（LOTR 第二部 Treebeard 那章），懷念他在世界還年輕時漫遊過的地方。 

　　　　《In the Willow-meads of Tasarinan》聽前面兩段（註） 

In the willow-meads of Tasarinan I walked in the Spring.
Ah! the sight and the smell of the Spring in Nan-tasarion!
And I said that was good. 

I wandered in Summer in the elm-woods of Ossiriand.
Ah! the light and the music in the Summer by the Seven Rivers of Ossir!
And I thought that was best. 

To the beeches of Neldoreth I came in the Autumn.
Ah! the gold and the red and the sighing of leaves in the Autumn in Taur-na-neldor!
It was more than my desire. 

To the pine-trees upon the highland of Dorthonion I climbed in the Winter.
Ah! the wind and the whiteness and the black branches of Winter upon Orod-na-Thôn! 

My voice went up and sang in the sky. 

And now all those lands lie under the wave.
And I walk in Ambaróna(Ambarona), in Tauremorna, in Aldalómë(Aldalome).
In my own land, in the country of Fangorn,
Where the roots are long,
And the years lie thicker than the leaves
In Tauremornalómë(Tauremornalome). 


註：
歌唱部份用 Pan-Flute 表現，伴奏則以鋼琴彈奏，不過我為了簡化，刪掉一部份伴奏。喜歡的人不妨買一套欣賞。 


解釋： 

1. Tasarinan = Nan-tasarion = Nan-tathren(Sindarin) = Bale of Willows 
垂柳之地，塔斯仁谷，Sirion & Narog 兩河會流處，接近西瑞安河口。 

2. Ossiriand，七河之地，在東貝爾蘭（East Beleriand）。 

3. Neldoreth = Taur-na-neldor, 為山毛櫸森林（beech），屬於 Thingol 被美麗安環帶包圍的多瑞亞斯王國(Doriath)的一部份。 

4. Dorthonion = Orod-na-Thon, pine-mountain，位在多瑞亞斯北方的松樹之地，翻成多索尼安。瞬間烈焰之戰之後此地充滿鬼魅，改稱 Taur-nu-Fuin，浮陰森林。 

5. Ambarona = Tauremorna = Aldalome = Fangorn = Tauremornalome，指的都是范岡森林。 
Aldalómë，Tree-Shadow，隱喻森林的黑暗之心。 
Tauremorna & Tauremornalómë，意思是 Forest-many-shadowed、Forest-of-darkness、Forest-black-shadowed，都是 High Elves 稱呼這座他們認為黑暗邪惡的森林所講的 Quenya 語。 

· １～４寫的森林都已在第一紀末，於維拉攻打米爾寇的戰役中毀滅陸沉，所以樹鬍子說它們都已“lie under the wave”。 




魔戒歌曲（BBC Dramatization）

	英國 BBC 出過一套魔戒有聲書，是由許多演員合作朗誦的戲劇版（Dramatization），並非完整版。內容經過編輯，加上音效與配樂，長度約十三小時，雖然大部份的對話是從托爾金原著抄錄，但還是簡化不少。這套有聲書中收錄了近二十首歌曲，有幾首我覺得不錯的，以 Music MasterWorks 軟體製作成 mid 檔，放在網頁上並加以解說。 

我的製作方式是靠聽力將音符擺在五線譜的適當位置，挑選樂器，最後才由軟體演奏出來，絕不是靠軟體從現成的音樂檔截取或轉換的。在下不才，沒有音樂家那般敏銳的耳朵，又沒有樂譜可供參考，光憑聽的只能力求唱腔部份的準確性，伴奏或間奏就抓不太出來了。mid 檔的音樂音質不好，只能讓網友參考，喜歡的人不妨將有聲書買回家欣賞。至於我的成品（文字或音樂），若需使用，請參考下面的版權聲明。 

除非有特別註明，歌唱部份用 Pan-Flute or Flute 表現，伴奏則選鋼琴彈奏。 

《Gil-Galad was an Elven King》　聽聽看（只有歌唱不含伴奏）
歌詞： 

Gil-galad was an Elven-king.
Of him the harpers sadly sing:
the last whose realm was fair and free
between the Mountains and the Sea. 

His sword was long, his lance was keen,
his shining helm afar was seen;
the countless stars of heaven’s field
were mirrored in his silver shield. 

But long ago he rode away,
and where he dwelleth none can say;
for into darkness fell his star
in Mordor where the shadows are. 

解析： 

瞬間烈焰之戰（The Battle of Sudden Flame、Dagor Bragollach）結束後芬鞏（Fingon）接任諾多族的王，將幼子吉爾加拉德送往海港與瑟丹居住。第一紀 471 年數不盡的眼淚之役（Nirnaeth Arnoediad）芬鞏戰死，伊甸人與精靈更加凋零，再也無力抵抗魔茍斯，隔年法拉斯地區各港口相繼淪陷，當多瑞亞斯的 Thingol 與 Gondolin 的特剛（Turgon）也死亡後，精靈在中土的最後據點僅剩巴拉爾島 Isle of Balar 與西瑞安河口（Mouths of Sirion），由吉爾加拉德接任 High King。 

吉爾加拉德帶領僅存的百姓與維拉大軍一起扳倒魔茍斯（憤怒之戰），第二紀留在海港地區統治不願前往維林諾的精靈，領域介於林頓山脈（Ered Luin）和大海之間（between the Mountains and the Sea）。當時羅瀲與裂谷才剛開始發展，精靈三戒也因為 Sauron 還戴著魔戒而不敢使用，所以海港地區在他的治理下成為中土最輝煌燦爛的精靈國度。第二紀末為了鏟除 Sauron，吉爾加拉德和努曼諾爾人 Elendil 一起圍攻摩多，不幸被殺。Sauron 遁逃後精靈三戒開始發揮作用，羅瀲與裂谷逐漸壯大起來，成為眾所矚目的兩顆明珠，瑟丹的海港地區反而淡出第三紀歷史，很少被提及。 

吉爾加拉德（Gil-galad，意思是 star of radiance，放射的星光）又名愛任尼安（Ereinion，意思是 descendant of kings，國王後裔），第三段歌詞“fell his star”不知道與他的名字有沒有關聯。 

　《In Western Lands Beneath the Sun》　聽聽看
歌詞： 

In western lands beneath the Sun
the flowers may rise in Spring,
the trees may bud, the waters run,
the merry finches sing. 

Or there maybe ‘tis cloudless night
and swaying beeches bear
the Elven-stars as jewels white
amid their branching hair. 

Though here at journey’s end I lie
in darkness buried deep,
beyond all towers strong and high,
beyond all mountains steep, 

above all shadows rides the Sun
and Stars for ever dwell:
I will not say the Day is done,
nor bid the Stars farewell. 

解析： 

弗羅多被毒蛛咬傷後昏迷不醒，被奧克（Orc）抓走囚禁在 Cirith Ungol 塔頂。山姆爬上塔卻不得其門而入，疲憊的坐在地板上，照明用的火炬因燒盡而熄滅，四週一片靜寂黑暗。在群山高塔之間孤立無援，絕望的山姆不自覺唱出比爾博在夏爾所寫的歌。（魔戒第三冊，The Return Of The King，第一章） 




Galadriel's Song of Lorien

	托爾金與英國知名的鋼琴家 Donald Swann 共同作曲的《Tolkien Ensemble - Galadriel's Song of Lorien》，歌詞取自托爾金的魔戒第一部《The Fellowship Of The Ring 》，魔戒團告別羅瀲那章（Farewell to Lórien）。梅苓樹（mallorn、梅隆、mellyrn）的金色樹葉在水面上漂浮打轉，流向他們即將前往的南方。Galadriel 一身雪白站在的船上，頭戴金色花環，手持豎琴，緩緩唱出甜美又悲傷的歌曲。 

聽整首歌（mid 檔，很長，一開始是伴奏）

歌唱部份用鋼琴表現，伴奏則以小提琴拉奏，不過我在唱歌時沒加上伴奏。
有兩段歌詞可以試聽 mp3。

I sang of leaves, of leaves of gold, and leaves of gold there grew:
Of wind I sang, a wind there came and in the branches blew.
Ah～Ah～Ah～
Beyond the Sun, beyond the Moon, the foam was on the Sea,
And by the strand of Ilmarin there grew a golden Tree.
Ah～Ah～Ah～
Beneath the stars of Ever-eve in Eldamar it shone,
In Eldamar beside the walls of Elven Tirion.
There long the golden leaves have grown upon the branching years,
While here beyond the Sundering Seas now fall the Elven-tears.
O Lorien! The Winter comes, the bare and leafless Day;
The leaves are falling in the stream, the River flows away.
Ah～Ah～Ah～(間奏)～Um……～
O Lorien! Too long I have dwelt upon this Hither Shore
And in a fading crown have twined the golden elanor.
Ah～Ah～Ah～
But if of ships I now should sing, what ship would come to me,
What ship would bear me ever back across so wide a Sea?
Ah～Ah～Ah～
Ah～Ah～Ah～ 

Galadriel's Song of Lorien 也被稱為 Galadriel's Song of Eldamar 或 Song of the Elves beyond the Sea，其中的“Ah～”&“Um…”是歌曲中輕哼的部份，書本沒有。 


解釋： 

1. leaves：
指的是梅苓樹（mallorn、梅隆、mellyrn）的金色樹葉，只生長在阿門洲與羅瀲，後來山姆將種子種在夏爾，成為霧山以西大海以東的唯一一棵。 

2. Ilmarin：
意思是“Mansion of the High Airs”高空上的寶殿，指的是位在維林諾王國靠海佩羅瑞山脈（Pelóri）的最高峰，Oiolossë（Taniquetil、Amon Uilos）上方曼威的宮殿，祂在此地眺望中土保持警戒。strand～海、河、湖之濱或岸邊。 

3. Eldamar：
意思是“Elven-home”，精靈在不死之地的故鄉，位在佩羅瑞山脈與海洋之間。 

4. Tirion：
Tirion（提理安）的意思是偉大的瞭望台，位在不死之地靠海的山丘圖納（Túna），由精靈建造的圍繞著白色牆垣的大城。 

5. Sundering Seas：
分隔中土大陸與不死之地維林諾的大海，又名“Belagaer”、“Greeat-Sea of the West”，貝烈蓋爾海。 

6. Hither Shore：
不死之地的人稱呼中土西部海岸的用語，意思是“對側的海岸”。 

7. elanor：
只開在羅瀲草地上的金色小花，也長在隔海的孤獨島上。 

8. ship：
載著精靈由灰港（Grey Havens）出發西行，離開中土前往不死之地的船隻。 


分析： 

羅瀲（Lórien）原名羅斯洛立安（Lothórien），夢花（Dream-flower）之意，靠著 Nenya 戒指的魔力保護，讓這個精靈王國如夢境般存在中土，但美夢終有清醒之時。羅瀲的秋天隨著落花流水逐漸逝去，葉落枝枯，冬寒將至。 

Galadriel 知道假如弗羅多任務失敗，One Ring 將落入薩烏隆掌控，精靈三戒會受到控制而無法使用，失去魔力保護的夢土撐不了多久；若弗羅多成功摧毀 One Ring，精靈三戒也將失去力量，所以金色王國無法永存。她前往中土後奮鬥多年才創建美麗的羅瀲，達成自己的野心，可是交織著金色花朵的王冠已經褪色，心血即將付諸東流，即使邪惡消失亦無法挽救，所以 Galadriel 在歌聲中訴說著哀痛。 

當初 Galadriel 隨著諾多族出走中土，維拉震怒，禁止他們返回不死之地，即使第一紀末魔茍斯被扳倒，Galadriel 仍受禁令束縛（參考艾里京與羅瀲史話），直到她拒絕至尊魔戒並協助打倒索倫之後，才正式被原諒（這是老托寫的其中一個版本），所以唱歌時她認為未來充滿不確定與徬徨，不知道將來是否有船隻准許載她踏上歸鄉路。 




魔戒歌曲～Bilbo's Last Song

	托爾金在 1966 年將他寫的一篇短詩《Bilbo's Last Song》送給秘書 Joy Hill，1978 年由 Donald Swann 作曲收錄在第二版的“The Road Goes Ever On”書中。這首詩也曾在 1974 年由 Pauline Baynes 以 poster 型式出版，到 1990 年改成書本出版。 

以發生時間來看，這詩篇是比爾博（Bilbo）從灰港（Grey Havens）搭船離開中土之前寫的，可是托爾金從未將它放進魔戒書中（因為它是在魔戒出書後才完成的）。英國 BBC 廣播劇 1981 年播出時將它放在結尾，比爾博一行人在樹林中和弗羅多會合前往灰港的半途，由比爾博輕聲歌唱，依依離情，觸動聽眾的心。BBC 廣播劇這首歌由 Stephen Oliver 作曲，風格和 Donald Swann 不同，各位不妨比較看看。歌詞分三段，歌曲因為三段都差不多，所以 mid 只編一段，而且沒有伴奏。 

Donald Swann　　BBC 廣播劇

歌詞： 

Day is ended, dim my eyes,
but journey long before me lies.
Farewell, friends! I hear the call.
The ship's beside the stony wall.
Foam is white and waves are grey;
beyond the sunset leads my way.
Foam is salt, the wind is free;
I hear the rising of the Sea. 

Farewell, friends! The sails are set,
the wind is east, the moorings fret.
Shadows long before me lie,
beneath the ever-bending sky,
but islands lie behind the Sun
that I shall raise ere all is done;
lands there are to west of West,
where night is quiet and sleep is rest.

Guided by the Lonely Star,
beyond the utmost harbour-bar,
I'll find the heavens fair and free,
and beaches of the Starlit Sea.
Ship, my ship! I seek the West,
and fields and mountains ever blest.
Farewell to Middle-earth at last.
I see the Star above my mast! 


解析： 

一如初創的 Arda 是平面的，第二紀努曼諾爾島沉沒後“Downfall of Numenor”，Arda 世界被折彎（Bend）成球形，維拉與精靈所居住的不死之地維林諾移往世界外，人類不再有機會乘船前往，但仍有一條“筆直航道”開放給精靈前往西方。所以這裡用“ever-bending sky”表示我們現在所看見的彎曲的天空。 

這首詩在托爾金迷之間有兩種不同的評價。有人認為以比爾博的才能，在他告別中土的最後時刻，不該只拿得得出這麼單純，好像給小孩看的簡單作品，應該能寫出更有技巧的成果，至少也該與魔戒書中出現的那些詩篇相若。並不是說這詩不好，只是出自比爾博之手的告別作應該更精彩才對。 

但有一點要考慮的，當比爾博前往西方時他已 131 歲，接近人生終點，精神也像老人般渙散，不時低頭打瞌睡。捨棄魔戒之後他老化很快，甚至連那本紅皮書都寫不了幾頁，要靠弗羅多代筆完成，怎麼可能再寫出先前那樣需要技巧的複雜作品？寫這最後詩篇時他等於返璞歸真，回復到哈比人快樂單純的天性，就像這篇詩的用語一樣簡樸，一樣平實。因此有的托爾金迷認為這篇是傑作，以最簡單的文字傳達最豐富的感情，絲毫不差的表達他的心境與狀況。 




魔戒～夏爾怎麼那麼難找？

	3009 年（第三紀，以下同）咕嚕（Gollum）被薩烏隆（索倫、Sauronn）擄獲，3017 年釋放，薩烏隆盤問他八年之久，早該查出戒指被夏爾的巴金斯（Baggins）拿去，可是直到 3018 年九月，又花了一年多的時間，戒靈（Ringwraiths、Nazgûl）才弄清楚夏爾位在何方。夏爾真的那麼難找嗎？這必須從哈比人、咕嚕、戒靈與薩魯曼的角度來解釋分析。這邊的資料主要取材自“the Unfinished Tales”，少數來自魔戒書末的附錄。 

起先談談封閉的哈比人社會。1050 年伊利雅德（Eriador，北王國的領地，在迷霧山脈與藍色山脈之間）首次出現哈比人（Hobbit、Periannath、半身人、Halflings、）的行蹤，當時他們散居各地，1601 年北王國的國王 Argeleb II 將將白蘭地河（Brandywine，Baranduin，巴蘭督因河，烈酒河）以西之地賜予他們，不少布理 Bree 的哈比人搬遷過去，霧山西側的 Stoor 家族也在 1630 年加入，這塊地區就是日後所稱的夏爾（Shire）。哈比人不喜探險遊蕩，很少離開夏爾，所以中土其他種族對他們並不熟悉。 

1636 年的大瘟疫（The Great Plague）讓迷霧山脈（簡稱霧山）以西伊利雅德的人丁驟減，1974 年北王國滅亡後此地變得更加荒蕪，很難找到村落，再加上哈比人固守家園極少遠行的特性，所以知道夏爾的幾乎只剩布理村民而已，南王國岡多爾（Gondor）雖然曾聽說這奇特的種族，卻從未親眼見到。伊利雅德沒落後岡多爾不再與北邊往來，努曼諾爾大道長滿綠草，半身人漸漸為岡多爾的“大人族”遺忘，成為鄉野傳說。因此即使薩烏隆想找間諜探詢夏爾，從岡多爾、羅汗、木精靈（Silvan Elves）、矮人、霧山東邊的人類，甚至自己的轄區，都得不到消息。霧山以西為薩魯曼（Saruman）的勢力範圍，那部份容後再述。 

最初找到魔戒的 Deagol & Smeagol 屬於留在霧山東側的 Stoor 家族，哈比人的旁支，住在安都因河畔格拉頓平原（Gladden Fields）附近，到第三紀末年該地已經荒廢。至於他們是在道爾古多（Dol Guldur）被邪惡入侵後才搬遷逃竄，還是在動蕩的年代逐漸凋零，托爾金沒有明講，不過到比爾博的時代格拉頓平原已經杳無人煙，所以戒靈探不出消息。托爾金寫過另外一個版本，當時格拉頓平原仍有少數居民，戒靈開始沿河搜尋魔戒後，居民不是被殺就是被驅離。不能肯定他們是因為不清楚西側的夏爾才沒洩密，還是沒被詢問到，反正戒靈並未從被該地找到夏爾或巴金斯的消息。 

咕嚕雖然被刑求，仍極力避免洩露夏爾的消息，因為找回戒指是他僅存的欲望，戒指對他的影響力遠大於薩烏隆給他的壓迫恐懼。雖然最後還是招出夏爾與巴金斯等名稱，但咕嚕謊稱夏爾位在安都因河附近，靠近他的故鄉，這就是戒靈與嘍囉花許多時間在大河邊尋找的原因，也間接延後了夏爾曝光的日期。 

戒靈的武器是恐懼，他們的弱點是水。除了為首的巫王（Witch-King）之外，其他八位戒靈都無法在大白天單獨行動，也無法涉過溪河（有橋可過則不會造成阻礙），當然急迫的情況除外。戒靈怕水的弱點，讓他無法涉水或游泳通過雄鹿地的渡口（Bucklebury Ferry）追捕弗羅多，而必須繞道二十里遠北方的烈酒橋（Brandywine Bridge）渡河，讓弗羅多一行人隔天來得及進入老林。抵達裂谷（瑞文戴爾、Rivendell）之前戒靈在喧水河上的布魯南渡口（Ford of Bruinen）追上弗羅多，也只有三位黑騎士敢衝進河中，其餘六位在岸邊徘徊，不過最後還是被 Glorfindel 與阿拉岡等人逼進河中，被大水沖走。 

薩烏隆深知戒靈所到之處會散放恐懼氣氛，不希望在準備好之前透露這“秘密武器”，再加上安都因河兩處渡口（卡洛克的老渡口與 Osgiliath 石橋）都在人類掌控中，所以遲遲不派他們出動，只指派其他嘍囉搜查，到最後他忍不住了，也準備差不多了，才在 3018 年六月二十日攻擊 Osgiliath，藉著戰火掩護，讓戒靈闖過岡多爾嚴密守護的石橋，進入安都因河西岸。這也是咕嚕被薩烏隆囚禁的八九年間，薩烏隆沒啥進展的部份原因。七月一日戒靈渡河後花費許久在安都因河谷尋找夏爾，九月初仍無所穫，他們聽見波羅米爾（波羅莫、Boromir）夢到預言前往裂谷及薩魯曼囚禁甘道夫等事，判斷智者尚未取得魔戒，而薩魯曼知道一些秘密，所以改道前往艾辛格（Isengard、伊申加德），直到九月十九日甘道夫逃離艾辛格隔天，才從葛力瑪．蚯蚓舌（Grima Wormtongue）口中探得夏爾大略的位置（托爾金的另一個版本說是薩魯曼透露的），穿越灰泛河（Greyflood、Gwathlo）趕去奪戒。灰泛河唯一的渡口 Tharbad 早已荒廢，無橋可用，托爾金沒有解釋黑騎士如何通過。 

有關薩魯曼在這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托爾金也寫了幾個不同的版本，我挑一個比較完整的介紹。 

Istari 知道要徹底摧毀薩烏隆，就必須毀滅保存他大部份魔力的至尊戒～the One Ring。薩魯曼是五位 Istari 中學問最豐富的，很早就發現魔戒被伊西爾都（Isildur、伊西鐸）帶走，並於身亡後落入大河中，所以將目光集中在安都因河畔。他從 2851 年開始在格拉頓平原附近搜尋，2939 年發覺薩烏隆的手下也在那邊尋覓，因此 2941 年 White Council 召開時他贊成攻打道爾古多，表面上是打擊邪惡，主要目的還是藉刀殺人，藉此行動驅離薩烏隆的勢力，避免敵人先一步找到魔戒。 2563 年召開最後一次 White Council，薩魯曼佯稱魔戒已隨河水流入大海，不再具有威脅性。宣佈之後他退守艾辛格，從此不參與任何討論，專心蘊釀自己的計畫。他察覺到甘道夫對夏爾反常的興趣，也派員監視該地與布理，還令間諜進出該地搜集情報，尤其注意離開夏爾的人或發生的大事。儘管薩魯曼嘲笑甘道夫被哈比人的葉子迷住，但自己也吸上癮，還偷偷從夏爾進口煙葉享用。 

為取得更多資訊，他大膽望進奧桑克塔（Orthanc、歐散克塔）的真知晶石，目的達到了，卻不幸在 3000 年左右被擁有 Ithil Stone（米那斯魔窟的真知晶石）的薩烏隆（索倫）征服，從此必須不時向薩烏隆報告消息。但薩魯曼聰明的扮演雙面人角色，暗中培養實力，有關魔戒甚至夏爾的知識他守口如瓶，阻撓、誤導甚至暗殺薩烏隆派出的手下，避免他們獲取哈比人的知識，薩烏隆對此心知肚明，但因自己還未做好開戰準備，也只能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薩魯曼想將魔戒據為己用的行為，阻擋薩烏隆在霧山西邊尋找夏爾的一切努力，直到 3018 年九月十八日九位戒靈前往艾辛格，要他交待隱瞞的秘密，薩魯曼才發覺大事不妙。或許艾辛格能撐過戒靈與大軍的猛攻，但他稱霸中土的美夢卻會破滅，而且將淪為智者與薩烏隆雙方眼中的叛徒。薩魯曼鼓動蓮花粲舌，說服戒靈，讓他們相信自己如果發現魔戒的下落，早就先一步取得戒指一統天下，那可能還待在這裡。靠著他的聲音魔力，戒靈相信他一無所知，而知道內情的甘道夫就在附近，於是黑騎士調轉馬頭前往羅汗（洛汗、Rohan、驃騎國）尋找甘道夫。隔天才走到半途，他們抓到蚯蚓舌，從他口中了解甘道夫與薩魯曼曾在塔中對談，也探得夏爾的大略位置。薩魯曼的欺騙行為可以留待日後再報復，戒靈兵分四路加速趕往夏爾地區。九月二十二日通過夏爾南界的 Sarn Ford（白蘭地河上的渡口），二十三日清晨進入夏爾，當晚第二首領 Khamûl（Khamul）抵達哈比屯並與山姆的父親 Gaffer Gamgee 談話，弗羅多及時離開袋底洞。隔天在半路上搜尋弗羅多，並以一步之差在雄鹿地的渡口目送他們渡河，以及出聲呼喚同伴的，也是他，後面的劇情就請看魔戒了。 

托爾金之子 Christopher Tolkien 在“the Unfinished Tales”的注釋中提到，戒靈之首是安格瑪的巫王，1975 年戰敗逃回米那斯魔窟之前，半身人早已出現並定居夏爾，他理應還有記憶，不該那麼陌生才對。關於這疑點，托爾金沒有解釋。


魔戒～哈比人前傳

	《哈比人歷險記》（The Hobbit）被許多人稱為“魔戒前傳”，可是托爾金與他的擁護者不太贊成這種稱呼。這本書在 1937 年出版，因為深受好評，托爾金應出版社之邀撰寫續集。原先的構想是以哈比人為主軸，寫出全新的冒險故事，但他在寫作過程發現廣闊的中土世界在眼前開展，形形色色的種族躍然紙上，《精靈寶鑽》中構思鋪陳的歷史山川交織其中，發展已不可能再局限於比爾博或其他人物的小故事。托爾金充分利用他年輕時就陸續寫就的資料，將主軸定位在比爾博的戒指，善與惡圍繞它發展，完全跳脫最初的設計，終於完成浩瀚史詩般的《魔戒》，並於 1954～55 年分三冊出版。雖然至尊戒～The One Ring 出現在兩本書中，但哈比人歷險記是單獨發展創造的故事，既不是用來說明魔戒的來歷或當它的開場白，也不是為還沒寫出的魔戒鋪路，所以就算它發生在魔戒之前，出版在魔戒之前，與魔戒血脈相連，也不能被視為前傳。 

沒有比爾博這位獨樹一格的哈比人攪局，探險過程定將不同，連帶影響第三紀末中土的戰局。至於高傲的矮人為何肯放下身段與肥胖不起眼的哈比人合作，就牽涉到一段計謀～甘道夫的深謀遠慮。這篇將以《Unfinished Tales～The Quest of Erebor》為藍本，參考魔戒附錄與哈比人歷險記，敘述這位灰衣使者洞悉的危機與計誘雙方的過程。不想也知，托爾金寫了不止一份內容稍有差異的稿件，如果讀者想瞭解每份的異同，請自己找書研究。因為這段故事發生在哈比人歷險記之前，也就是矮人與比爾博的尋寶團出發前，所以我將之稱為“哈比人前傳”。 

原本住在莫利亞（摩瑞亞、Moria、Khazad-dûm）的是杜林（都靈、Durin）家族，因為挖礦挖太深，驚醒焱魔（巴洛格、Balrog，Durin's Bane），1980 年國王 Durin VI 被殺，1981 年（第三紀，以下同）耐恩一世（Nain I）被殺，矮人驚慌逃逸，從此莫利亞變成空城。杜林的子孫逃往北方，由索恩一世（Thrain I）率領的子民在幽暗密林東方依魯伯（Erebor）再度繁榮，極盛期有鐵山（Iron Hills）的 Gror（Grór、葛爾，後來→Nain→Dain Ironfoot）與孤山（the Lonely Mountain）的索爾（Thrór）。索爾是杜林家族的領袖，他的王國被稱為山下王國“The Kingdom under the Mountain”，而他自稱山下之王“King under the Mountain”（註一）。矮人和戴爾河谷附近的人類（Men of Dale，屬於 Northmen）興旺強壯，東方民族與薩烏隆爪牙不敢染指，儼然成為北方不受黑暗勢力侵擾的堅強堡壘。然而 2770 年惡龍史矛革（Smaug）貪戀財富，從北方巢穴南下突襲，佔領矮人在孤山的宮殿，沒被殺的矮人驚慌逃竄，人類的河谷鎮也毀了。 

自從矮人離開孤山後，洪水、大雨、地震使疾奔河（The Running River）變得更加湍急，沼澤與森林入侵空地（註二），沿河地區不是變得不宜居住就是受到敵人威脅。人類撤退到長湖中央，藉著一塊巨岩保護，打下木樁興建水上城鎮伊斯加（Esgaroth、長湖鎮）。他們以板車載貨通過下游的瀑布，藉貿易來維持生活。長湖鎮的居民懷念索爾、索恩在位的時代，那時候生活富有舒適又安全，不像現在飽受驚嚇，朝不保夕，而且艱苦貧困。 

丹恩．鐵足（Dain Ironfoot）的族人仍留在鐵山山脈未受惡龍侵擾，但被驅離的索爾、索恩（Thráin）與索林．橡木盾（Thorin Oakenshield）等人率同逃出的族人在霧山西側輾轉流離，2802 年於夏爾西北的藍山（Ered Luin）東坡落腳，雖然再度繁衍興旺，但無法回復往日的榮光。他們心繫拋下的財富（尤其是索恩的家傳寶鑽 Arkenstone），很想回到故居，也想為死去的族人復仇，然而以現有能力，那裡是史矛格的對手？ 

奧克在山區繁衍，東南兩方民族騷擾不安，幽暗密林黑影籠罩，戒靈活躍。甘道夫察覺到陰影再起，2850 年潛入道爾古多（Dol Guldur、多爾哥多）探查，赫然發現最後一枚矮人戒也被薩烏隆奪走，但及時從垂死的索恩手中接下孤山地圖與鑰匙（註三）。巫師知道薩烏隆正招兵買馬拓展勢力，大戰不可避免，要擊敗中土的自由人類與精靈，必先鏟除兩大障礙～裂谷與羅瀲，若兩大堡壘淪陷了，人類縱有千軍萬馬也耐何不了他。 

羅瀲（Lorien、羅斯洛立安、Lothlorien）的威脅在隔著安都因河的道爾古多，甘道夫希望 White Council 能同意他的主張，出兵驅逐邪惡，卻一直被薩魯曼否決，（直到 2941 尋寶團出發那年，智者才同意並採取行動，所以甘道夫跑去打戰，未陪同矮人穿越幽暗密林，見哈比人歷險記）。愛隆王的裂谷（Rivendell、瑞文戴爾）看似很遠，但假若薩烏隆揮軍北上，不但能控制灰色山脈與迷霧山脈的北面通道，還能佔領安格瑪（Angmar）舊版圖，兩方夾擊之下裂谷撐不了多久。現在北方僅剩鐵山山脈的矮人還有能力反抗，惡龍即使不與薩烏隆結盟，也會被利用為攻擊武器，一但開戰，軍情極為不利。要如何保住這兩個堡壘？甘道夫憂心忡忡卻找不出解答，想到夏爾休息一陣子。 

索林．橡木盾與甘道夫在布理村外巧遇（有的版本寫在客棧碰面），邀巫師到藍山的殿堂詳談，甘道夫了解矮人回故居報仇的決心，可是對他們想以大型戰爭對付惡龍的計畫頻頻搖頭。回夏爾的路上，一個熱忱好問的哈比人形象躍入巫師腦海。比爾博，他想起來，年輕、好奇、愛聽探險傳奇、一心想瞭解外界的小伙子，已經二十年未見，不知道現在變成怎樣。巫師開始算計：惡龍聽到矮人笨重的靴子聲，聞到世仇的氣味，看到一小支目露兇光的軍隊嘗試攻進宮殿，另一邊是輕手輕腳行動無風的哈比人，不熟悉的氣味與聲音潛近熟睡中的噴火龍…他心生一計。甘道夫原本打算先見過比爾博再說，可是比爾博正巧離開哈比屯出外旅行（因為隔天是精靈的新年），而 White Council 即將召開，巫師的時間很緊迫，所以他根據鄰居對比爾博的評語，判斷他依舊充滿冒險心，有追尋刺激的欲望，逕下決定折返藍山。 

甘道夫把比爾博形容成專業小偷，有靈活的身手與腦筋，最適合潛入龍穴，刺探龍的舉動，甚至還能順手摸些珍寶出來，稍稍滿足矮人的渴望。沒料到索林比他想像的更倨傲無禮，也十分瞧不起看來軟弱沒脾氣又愚蠢的哈比人，對巫師的提議嗤之以鼻。索林認定巫師幫助他是別有心機：「你在玩自己的把戲，甘道夫先生，我很肯定你除了幫助我之外還暗藏其他目的。」
“You are playing some crooked game of your own, Master Gandalf. I am sure that you have other purposes than helping me.”。
甘道夫也直話直說：「沒錯，如果沒有其他目的，我就根本不會幫助你。」
“You are quite right, If I had no other purposes, I should not be helping you at all.”。
巫師跟索林挑得很明，以他們現有的力量，大舉反攻勝算極微，想達成目的最好偷偷進行，帶哈比人同行才能成功，如果不帶的話連機會都沒有，假如拒絕巫師的建議，以後就請自便，不要祈望得再到他任何意見或幫助。經過一夜激烈的辯論，矮人不情願的接受了，至於比爾博，還被蒙在鼓裡，直到 2941 年三月十五日一群矮人闖進家裡喝下午茶並邀他隔天出發時，才發覺自己被巫師設計了。 

甘道夫雖然順利將矮人與哈比人湊在一起，卻不敢肯定此舉能對惡龍產生多大影響，但日後的發展卻超乎期待，不但惡龍死亡（註四），山下王國與河谷居民雙雙壯大，北方的奧克也在五軍之戰大量折損，裂谷的威脅解除，而且魔戒之戰時該地有能力攔阻敵軍南下，讓南王國壓力減輕，間接增加努曼諾爾人的贏面。 

托爾金最初寫《哈比人歷險記》時以孩童為對象，只是提供一篇有趣的故事而已，所以內容單純不含任何隱喻，他後來寫的《魔戒》則加入許多元素，更形複雜。當他把戒指的份量加重修改，將比爾博的角色重新詮釋帶入故事，用憐憫（pity）與友誼（Friendship）貫穿其中，托爾金漸漸發覺魔戒與哈比人歷險記有不同的走向。現在回頭看這兩本書，讀者也能感受到其中的差異。 

以我個人的看法，因為魔戒仍保有哈比人歷險記的脈絡，許多“行為”必須合理化，並互相遷就，發生的事件也不能前後矛盾，這或許是托爾金在 1965 年修訂《哈比人歷險記》的部份原因（聯經中文托爾金傳 P199，by Michael White）。《Unfinished Tales》其實是托爾金創作魔戒過程寫下的點點滴滴，有的是某件事的補充，或人物不同的定位，也有不被採用的情節，或因篇幅過長而刪除的段落。托爾金或許想用〈The Quest of Erebor〉加強哈比人歷險記與魔戒的關係，並突顯甘道夫的遠見，可是給我一種轉得很硬的感覺。倘若矮人當初只是單純想奪回祖傳鑽石及部份財富，甘道夫要他們帶位“神偷”同行還說得過去，但這樣對甘道夫對付惡龍或培植北方人類與矮人實力的想法就沒有助益。如果矮人想趕走或殺掉惡龍並奪回故居，那麼偷偷摸摸的行為實在沒啥幫助，怎麼可能聽甘道夫的勸告就低調行事並帶比爾博同行？不過〈The Quest of Erebor〉的內容是托爾金日後才寫的，這些考量就不必太挑剔了。 

  註一～索爾：
矮人被惡龍逐出後在伊利雅德流浪，2790 年索爾將矮人戒與領導權交給兒子索恩，回到莫利亞故居察看，在大門被奧克殺死，矮人為了復仇在 2799 年發動與奧克的戰爭 the Battle of Azanulbizar。詳見魔戒附錄。 

  註二～疾奔河：
根據哈比人歷險記，比翁（Beon）建議尋寶團走比老林道更偏北的精靈道路，出了森林後再沿河岸北上前往孤山，可是他不知道森林外的地區已被淹沒或長滿樹木，如果比爾博等人未被精靈抓去也未乘桶而逃，那麼走出森林後將找不到北上的路。甘道夫得知路況不佳時被攻擊道爾古多的行動牽制，等能抽身時已來不及通知他們，詳見哈比人歷險記。 

  註三～索恩的地圖與鑰匙：
索恩在回依魯伯的途中被薩烏隆手下抓去，矮人戒被奪走，但或許是薩烏隆眼中只有戒指，或許索恩很會隱藏秘密，地圖與鑰匙並未被搜走，2850 年甘道夫二入道爾古多時找到垂死的他，但直到 2941 年才想出該怎麼利用地圖與鑰匙。詳見魔戒附錄。 

  註四～惡龍死亡：
比爾博從密道進入，靠戒指隱身，發現史矛革前胸有塊鱗甲脫落的空隙，當他回到地面告訴矮人時，渡鴉聽見了，通知長湖鎮的弓箭手巴德（Bard）。巴德以祖傳的，在山下國王熔爐打造的黑羽箭射進惡龍左胸，了結這隻長蟲。詳見哈比人歷險記。


海王與水手之妻～
Erendis & Aldarion 的故事（一）

	前言：
憤怒之戰雖然除去了魔茍斯，林頓山脈（Ered Lindon、隆恩山脈、Ered Luin、藍色山脈）以西大多陸沉，三大家族搬到維拉從大海中升起的努曼諾爾島居住，中土剩餘的人類則任其自生自滅。埃蘭迪爾之子，半精靈愛洛斯（Elros）選擇人類的命運，他與他的子孫統治努曼諾爾，比其他島民擁有更長的壽命，所以皇族後裔阿拉岡（亞拉岡、Aragorn）就比同為努曼諾爾人後代的岡多爾（剛鐸、Gondor）人長壽。 

努曼諾爾島呈五星狀，又被稱為星星之島、禮物之島（the Land of Gift），島民自稱努曼諾爾人，也可稱為伊甸人（Edain），第三紀回到中土的後裔被稱為都內丁人（登丹人、Dúnedain、西方人）。島嶼中央是高山米涅爾塔瑪（Meneltarma），皇宮位在東邊山腳的雅米涅洛斯（Armenelos），再東邊是全島最大港口羅門納（Rómenna），島嶼最西邊還有一個精靈經常造訪的港口安督耐伊（Andúnië）。 

這邊講的是第二紀早期的故事，努曼諾爾島還很年輕，人民依舊尊崇一如（Eru、伊露維塔，最高主宰），精靈不斷造訪該島，維拉的祝福未曾消退，戰爭的慘烈已漸漸淡忘，薩烏隆（索倫、Sauron）的陰影尚未掘起。這幾篇的資料出處主要參考 The Unfinished Tales, Part-II, Aldarion and Erendis: The Mariner's Wife，少部份取材自精靈寶鑽與魔戒。不過我並非全盤翻譯托爾金的文章，所以讀過 The Unfinished Tales 的朋友請不要計較文章多了或漏了那些話。 :P 


第二紀約 600 年左右，努曼諾爾人的船隻就已登陸中土，但只是偶一造訪，而且僅限少數有冒險精神的人，國王艦隊隊長 Vëantur（Veantur 的 e 上面有兩點）就是其中一位。努曼諾爾第五任國王是喜好觀星的 Tar-Meneldur，於島嶼最北端多岩的 Forostar 蓋有高塔，但即位後就搬到京城雅米涅洛斯居住。他的妻子是艦隊長 Vëantur 之女 Almarian，生有兩女一男，從長女 Silmarien 傳下後來逃離努曼諾爾島的“忠實者伊蘭迪爾”Elendil the Faithful。唯一的兒子是 Anardil，後來被稱為 Aldarion，登基後用的名號為Tar-Aldarion（塔爾-阿達瑞安）或許是先祖“航海家埃蘭迪爾”Eärendil the Mariner 的冒險精神作祟，阿達瑞安（Aldarion）從小就不安份，喜歡和外祖父 Vëantur 居住，並學習航海與造船術，對此國王及王后並未干預。 

阿達瑞安滿 25 歲那年（II-725）Vëantur 帶領他駕著西方之翼（Númerrámar、West-wings、）航越廣闊的海洋（The Great Sea），前往中土西岸的 Mithlond（米斯隆德、灰港），這塊位於藍色山脈西邊的精靈王國由 High king 吉爾加拉德統治，造船者瑟丹也在那裡（不曉得長鬍子了沒）。行前父親 Meneldur 祝福他，願他在維拉的眷顧下一路平安，但不希望他過於迷戀那塊土地，因為他是星星之島的國王後裔，天職在這裡。阿達瑞安向瑟丹學習一切有關製造及操縱船隻的技術，也討教如何建築海牆抵擋大海侵蝕，兩年多才不捨返鄉。Vëantur 因為年老，從此未再出航，阿達瑞安卻被大海與未知的世界迷住了。 

不滿三年阿達瑞安又揚帆東行，這次歷經三年才返鄉，但過沒多久又再度（第三度）出海。精靈王國已不再能滿足他，中土廣闊未探勘的內陸與迷人的海岸河流才是吸引的重點。他向南航行，通過白蘭地河、灰泛河與伊申河出海口（Baranduin、Gwathlo and Angren），目睹開闊的貝爾法拉斯灣（Bay of Belfalas），南多精靈仍居住的阿姆羅斯（Amroth）山區，在 39 歲那年返鄉。隔年（II-740）Meneldur 當上國王，他身為國王之子，不得不暫時約束野心，留在努曼諾爾島，並於百歲時受封為王位繼承人。阿達瑞安將所學盡情發揮，修整港口碼頭，改良船隻，創辦探險會館（Guild of Venturers），廣羅具有冒險精神的子民，建造吃水深的大型船隻，組成艦隊。他替自己造了艘船屋 Eämbar 居住，還不時駕駛它航向島嶼各港口。國王 Tar-Meneldur 不滿兒子將心思放在海上，又砍樹造船，遂頒布伐木禁令。有鑒於此，阿達瑞安派船前往中土採集木材，並在灰泛河口建立新港 Vinyalondë（Lond Daer、Lond Daer Enedh，the Great Middle Haven）。 

身為王位繼承人，理應留在島上學習治國之道，但阿達瑞安在 106 歲時再度離港，一去七年。即使他行前被經常出現在母后 Almarian 身邊的美女伊瑞迪絲（Erendis）吸引，仍無法留住腳步。伊瑞迪絲生於 771 年，以努曼諾爾的年歲來說才剛長成，灰髮黑眼珠，身價纖細，貌美出眾。國王對阿達瑞安醉心海洋與探險頗有微言，回來後兩人起爭執，Tar-Meneldur 希望兒子安定下來娶妻生子，但阿達瑞安明白表示自己仍熱衷探險，無法也不願意定下來，而且水手之妻的日子很苦，無家累的水手才能走的更遠，對海了解更深。 

阿達瑞安造了艘更大的船 Palarran（the Far-Wanderer，遠遊者），在得不到祝福下仍堅持出發。依照努曼諾爾人的習俗，出航前會由船員的女性親屬，通常是船長的親戚，在船首插上從歐幽拉瑞（oiolairë，表示永夏 "Ever-summer"）樹上剪下的綠枝，象徵平安返航。歐幽拉瑞具有香味，能在海風中一直存活並保持枝葉繁茂。起錨前伊瑞迪絲趕到，送上在皇后默許下剪下的樹枝，並希望阿達瑞安早日歸鄉。阿達瑞安眼含愛意，站在船尾看著伊瑞迪絲的身影逐漸縮小，直到消失。他的心擾動了，提早返家。 

阿達瑞安帶回許多禮物，但將最貴重的一顆大鑽石送給伊瑞迪絲。國王對他更形冷淡，認為那份大禮只應被當成訂婚禮，希望兒子早點表態。由於不願被國王牽著鼻子走，連帶對 Tar-Meneldur 暗示他該早點娶伊瑞迪絲為妻的提議反感，阿達瑞安開始對伊瑞迪絲不睬不理，並在嚴寒的冬季抗令帶領七艘船出航（春天的風有利船隻向東航行）。即使皇后也不敢干預國王的禁令及憤怒，但夜間一位以斗篷遮掩的婦女奉伊瑞迪絲之命送上歐幽拉瑞綠枝。 

國王廢止兒子“Lord of the Ships and Havens of Numenor”的職權，關閉探險會館與造船廠，重申禁止伐木造船的命令，但這次阿達瑞安在中土造了兩艘新船，並在五年後滿載木材回返。阿達瑞安對於禁伐令不以為意，卻對其他措施大為震怒，稍事準備就於當年再率三艘船出航。這次無人敢到碼頭送行，船首也缺乏樹枝。 

三年、五年，第十年過去，沒有任何消息傳來，國王內心不安，人民也不抱樂觀想法。難道因為國王的震怒與缺少歐幽拉瑞枝椏保護，維拉決定收回對他們的寵愛，任由怒海吞噬船舶？伊瑞迪絲認為王子不是遭逢不測，就是決定定居中土不再回國。由於她出身西部山區，素來不喜歡海洋，也對海邊的聲音厭煩，絕望之下向皇后請辭回到故居。Emerië 是島嶼主要的畜牧地，在翻騰的草浪與和緩的綠坡上有她喜愛的農莊，牛鳴雞啼，撫慰哀痛的心，羔羊咩咩，比海鷗粗嘎的鳴叫悅耳。 

又過了四個寒暑，阿達瑞安終於駕破船歸來。他探勘了中土極南海岸，卻於北返時遇到逆風，當轉航西行時三度被西風逼退，閃電毀壞桅桿，歷盡艱辛才得以返家。國王責備他抗命出航，背離維拉的保護，招致歐希（掌管海洋的邁雅）憤怒，連帶危及追隨他出航的人民，但最後仍原諒他，恢復他原來的職權，還加贈“Master of the Forests”頭銜，父子暫時休兵。 

當阿達瑞安發覺伊瑞迪絲離去，悵然若失，但礙於面子不願意前去找她，反將心思轉向努曼諾爾島。森林雖然不得砍來造船，但伊甸人喜歡以木材製造房舍及生活用品，卻很少種樹，導致島上許多地方面臨濫伐危機。阿達瑞安騎馬四處視察森林，與伊瑞迪絲不期而遇。伊瑞迪絲披著綠色披肩，以先前收到的鑽石別住，高雅美麗如同精靈，已屆適婚年齡的她，有皇族般尊貴的面容，觸動阿達瑞安內心塵封的感情，他這才察覺，沒有她的日子是多麼空虛難耐。伊瑞迪絲轉身離開，王子對她大喊：「妳逃避我是我該得的懲罰，因為我過去曾多次那麼做，還跑得那麼遠。原諒我，請妳留下來。」伊瑞迪絲接受了，與他一同騎馬返家。 

阿達瑞安向伊瑞迪絲求婚，但她反倒猶豫不決。王子是愛洛斯直系後裔，也是皇族，享有很長的壽命（比中土長三到五倍，托爾金寫過不同的數值），正熱衷於海洋與探險。自己只是一般的努曼諾爾人，雖然在維拉眷顧下比中土人類活得長久，仍不能與王子相比。而且自己喜好森林，厭惡伐木造船，又對大海恐懼，如果要與海洋爭寵，她害怕最後將變得叨唸不休，斤斤計較，終致全盤皆輸。如果與海洋分享同一位男人，自己能忍受多久的分離與不完整的愛？在情感與理智間掙扎，她要求阿達瑞安在海洋與她之間做決擇。 

阿達瑞安改變了，不再醉心船務與冒險，在島上四處植樹，熱烈追求伊瑞迪絲。她應王子之邀乘船從島嶼東方的羅門納航行到西邊港口安督耐伊，但仍舊厭惡航海。當王子再度求婚，伊瑞迪絲要求他們一起到她喜歡的 Emerië 地區旅行，藉以認識他將來必須治理的國家，看看她心所嚮往之處。面對美景，兩人產生口角～ 

伊瑞迪絲： 

「只有在此地我才感到平靜。」 

阿達瑞安： 

「身為王位繼承人之妻，或將來當上皇后，妳都可以任選居所，如妳所願。」 

伊瑞迪絲： 

「等你當上國王，我都老了。那麼這位王位繼承人（指阿達瑞安）又該住在何處？」 

阿達瑞安： 

「如果妻子無法與他共同分擔勞務，那麼在工作之餘，他會與妻子同住。」 

伊瑞迪絲： 

「我不願意與烏妮女神（邁雅，眾海洋之后）分享丈夫。」 

阿達瑞安： 

「這是扭曲的說法。我也可以說我不願意與掌管森林的歐羅米大神（Oromë，維拉階級）分享妻子，因為她喜愛一切野生的樹木。」 

伊瑞迪絲： 

「你的確不會，只要有心，任何樹木你都會砍伐獻給烏妮。」 

阿達瑞安： 

「指名任一棵樹，它將站立直到自然死亡。」 

伊瑞迪絲： 

「我喜愛所有生長在本島的樹。」

「妳就像小孩一樣，不能完全擁有就寧可全部放棄，」伊瑞迪絲的母親 Núneth 想讓女兒看清事實：「但妳深愛這個男人，這個偉大且居於高位的人，既不願將他從心中拔除，也無法避免因此受到傷害。女人應該與丈夫的工作及熱情共同分享他的情感，不然最終將讓他轉變成不值得愛的對象。」 

儘管伊瑞迪絲不聽勸告，她的心卻背叛理智，空虛感更勝於阿達瑞安出海的日子。或許是順從母親的規勸，或許是聆聽內心的渴望，或許思念不再前往島嶼西方的王子，她終於接受皇后 Almarian 的邀約搬回皇宮所在的雅米涅洛斯居住。兩位情侶再度言和。II-858 年春天到來，國王循例在 Erukyerme 當天率隊登上島中央最高的聖山米涅爾塔瑪，向一如奉祭。下山途中伊瑞迪絲拋開恐懼接納阿達瑞安。國王很高興兩人終於互許婚約，將位在 Emerië 的一大片土地賜予伊瑞迪絲，並幫她蓋棟白色房子。伊瑞迪絲不接受阿達瑞安其他珠寶，卻將大鑽石鑲在銀鍊上繫於額頭，從此努曼諾爾人稱她為 Tar-Elestirne，“the Lady of the Star-brow”。從此努曼諾爾的國王與皇后都不戴皇冠，改在額頭佩戴白色珠寶。 

按照習俗，訂婚三年內要結婚，但王子一拖十來年。他不再出海，其他海員也很少遠航，可是烏妮與歐希的呼喚只是暫時歇息。第十五年的春天，他騎馬到島嶼西邊安督耐伊港，預備與伊瑞迪絲的父親 Beregar 討論婚禮，但在臨港的高崖渾身顫慄，喉嚨哽咽。西風吹拂海面，白色的浪花湧上海灘，航行的渴望再度攫取他的心，令他無法自已，費盡全力才將視線轉移。婚禮之事未被提出，取代的是閒話家常。他在 Beregar 家中強顏歡笑，但伊瑞迪絲從他的眼神中察覺出那股深埋許久的渴望。數天後兩人騎馬返回都城雅米涅洛斯，阿達瑞安受兩股情感拉扯，內心陷入煎熬，但伊瑞迪絲並未將話挑明或尋求他人協助，只是靜待他下抉擇。 

又過了一年，國王 Tar-Meneldur 找兒子談話，力促他盡早完婚：「你已訂婚，依法不得擁有兩位妻子，你不能同時與伊瑞迪絲和海洋訂親。」 
阿達瑞安不悅的頂嘴：「鐵匠打鐵，騎師騎馬，礦工挖礦，難道有人認為他們與工作訂下婚約？為何水手就不該出海航行？」 
「如果工匠在砧邊一留就是五年，那麼罕有婦女願成為鐵匠之妻。」國王繼續勸說：「水手之妻一直都佔少數，她們願意忍受，只因為生活不得不如此。而你貴為國王後裔，既無需求當海員，也不符傳統。」 
阿達瑞安：「除了謀生，男人生命中還有其他動機與需求，況且生命還長得很。」 
「伊瑞迪絲的壽命比我們短很多，而且比較快衰老…」 
講到最後，阿達瑞安認為是伊瑞迪絲假藉國王之嘴促他早日結婚，談話不歡而散。 

沒多久，他向伊瑞迪絲表白出海的欲望：「如果妳願意等待，返航之後就立刻討論結婚之事。」但他被伊瑞迪絲的愁容感動，提出另一個方案：「我願意為妳做一件眾人從未聽聞的事。我將船隻改建，加上皇后艙房，年底我倆一起出航。靠著維拉的恩澤，妳將在彼岸見識雅凡娜與歐羅米的神蹟～那片妳從未見過的樹林，精靈仍在其中歌唱；或者從開天闢地以來就一直保持狂野的大森林，歐羅米的號角聲仍不時傳來。」 

伊瑞迪絲當場哭泣：「我喜歡你提及的新世界，但我並不期盼見到它，因為我心繫此地的森林。如果基於對你的愛而搭乘該船，我將無法返鄉，這已超越我的忍耐力。若看不到陸地，我會死亡。去吧，我的王，請抱持憐憫，不要費時過久。」 

阿達瑞安被她的深情感動，那年並未出海，但內心無法平靜。「看不到陸地，她會死亡，可是若再整天盯著陸地，我也會死亡。」如果將來要共同生活，我一定得再出海一回，而且要快，王子下了決定。隔年四月，伊瑞迪絲強忍眼淚為遠遊者號插上樹枝，目送風帆遠行。 

《未完待續》


海王與水手之妻～
Erendis & Aldarion 的故事（二）

	六年轉眼過去，返鄉的船員們發覺島民的態度大為轉變，對他們十分冷淡，因為輿論認為阿達瑞安（Aldarion）的作法對伊瑞迪絲（Erendis）很不公平。其實他這次並不打算去那麼久，可是風向轉變，船被困在冰封的海域許久，直到海潮與風放過他們。接近努曼諾爾島時阿達瑞安懊惱的發現插在船首的歐幽拉瑞綠枝枯萎了。 
「天氣太冷，它被凍僵了。」身邊的船員說道。 

伊瑞迪絲一見面就要求他詳述這次的見聞，而她坐著安靜的聽，最後她說：「感謝維拉的恩寵讓你平安返家，也很慶幸我未與你一起出航，因為我將比綠枝更早枯萎。」 
「妳的綠枝並非自願去那酷寒之地的。不過如蒙妳恩准，現在讓我告退吧，人們不會責怪妳的。我難道不能期望妳的愛比歐幽拉瑞綠枝更忍耐持久嗎？」 
「我的愛的確如此，只不過它還未被凍死罷了。」伊瑞迪絲繼續說：「阿達瑞安，當我看見你，就如同陽光在寒冬過後再度出現那般美好，怎麼捨得讓你告退呢？」 
「那就讓春天與夏季降臨吧！」 
「而且不再讓冬天返回。」 

隔年（II-870）春天，阿達瑞安與伊瑞迪絲在首都雅米涅洛斯（Armenelos）結婚，舉國歡騰。當他們到伊瑞迪絲的娘家安督耐伊（Andúnië）時，精靈也駕船前來，送給王子一棵幼苗，長大後會在冬季開花，給伊瑞迪絲一對金喙金足的灰色歌鳥，不必靠鳥籠拘束也不會遠離伊瑞迪絲，所唱的歌婉轉啁啾，少有重覆，此外還有許多珍奇禮物。國王令他們居住在雅米涅洛斯 一棟被林園環繞的屋子，幼苗被種下，歌鳥也留在林中鳴唱。 

兩年後伊瑞迪絲生下美麗的女兒 Ancalimë。她希望阿達瑞安為了繼續生個兒子當繼承人，在陸上停留更久。海洋仍舊是她的敵人，她會聽丈夫談論昔日的冒險事蹟，但嫉妒他前往船屋或與那些冒險家接觸。有一次阿達瑞安邀她上船屋 Eämbar，從眼中一閃而過的焦慮察覺到她並不樂意，以後就不再提起了。阿達瑞安在島上儘量植樹，不僅取代被砍伐的樹木，還嘗試在不同地區栽培不同樹種，林地日漸增加，因此他的本名 Anardil 被 Aldarion（樹之子）取代。 

努曼諾爾人把阿達瑞安當成愛樹者，伊瑞迪絲卻在他眼中看到不同的含意。樹只是一種載具，用來造船的原料，達成野心的手段。她想起母親 Núneth 告誡的話：「女兒，他也許愛船，因為那是男人用心用手打造的，但我認為，不是風與大海，也不是想目睹陌生土地，在燒灼他的心，而是胸中另有一股狂熱，一個夢想在推動他。」 

伊瑞迪絲無法理解阿達瑞安真正的想法。他是頗有遠見的男人，知道總有一天子民需要更開闊的空間與更多的財富。他夢想著努曼諾爾的光榮，大船載著人民與補給，堂皇登上新大陸，拓展疆土。在狂熱驅使下工匠開始忙碌，龐大的船艦逐漸成形。它的真名是 Hirilondë，海港發現者（Haven-finder），但島民戲稱它為 Turuphanto，木鯨（Wooden Whale）。 

努曼諾爾人從出生到青少年的發育期與中土人類相同，只是完全長成（full age，25 歲）之後能繼續保持那種精力體魄，直到生命最後十幾年才快速老衰。因此，父母在小孩年幼時會把握時光儘量陪伴他，很少遠行。女兒快滿四歲時，阿達瑞安向伊瑞迪絲表白再度出航的決心，在小孩年齡這麼小就離家出遠門是前所未聞的。雖然伊瑞迪絲從他近日的舉動知道這已不可避免，但沒想到打擊來得如此迅速，她沉默地坐著，雙唇緊閉。 

Ancalimë 渡過愉快的四歲生日，臨睡前她走到父親床邊，要求夏天帶她到牧羊地看那棟白色的房子，但阿達瑞安避而不答。隔天他立刻離家安排事情，一去數日方歸，回來時宣佈馬上就要出航。 

「伊瑞迪絲，」他說：「我已停留八年，妳不可能一輩子以柔情綁住國王之子，束縛那位流著圖爾（Tuor）與埃蘭迪爾血液的人。況且我並非步向自己的死亡，而且很快就會回家。」 

「很快？」伊瑞迪絲回答：「但年歲無情，你不能將時間逆轉，而且我的壽命比你還短。青春流逝，我盼望的小孩在那？你的繼承人在那？我的床舖已冰冷許久。」 

「不過最近我經常覺得，妳寧可讓床舖保持那樣。」阿達瑞安繼續柔勸：「雖然我倆意見不同，請讓爭吵止息吧。看著鏡子，伊瑞迪絲，妳依舊美麗動人，歲月尚未在妳身上留下痕跡，妳仍可以騰出時間來滿足我內心深切的需求。兩年，我只要求兩年。」 

「你還不如這麼說～不論妳是否同意，我都將取走兩年光陰。兩年，就此說定，但絕不增加。具有埃蘭迪爾血統的國王之子也應該是說到做到的人。」 
第二天早晨阿達瑞安親吻女兒 Ancalimë，挪開她緊抱的雙手，迅速轉身離去。 

隔天出航時，碼頭冷清清的，阿達瑞安得不到父皇的祝福，妻子也沒出現，甚至沒派人捎來綠枝，倒是他手下隊長的妻子在船頭插上一根很粗的歐幽拉瑞樹枝。阿達瑞安臉色鐵青，離港時頭也不回，心情十分困擾。 伊瑞迪絲整天關在閨中悲傷，內心逐漸湧現一股冰冷恨意，對阿達瑞安的愛意節節敗退。她恨海，現在連曾經喜愛的樹木都恨，不希望再見到任何一棵樹，因為那只會勾起她對大船桅桿的聯想。她不願再逗留在這棟充滿兩人回憶的房屋，不願面對四周的樹林，更不願意聽見不遠處海洋的喧嘩。她與女兒搬到島嶼中央的 Emerië，在面對西方的斜坡上矗立著國王送給她的白房子，舉目都是綿延無藩籬的青草地。跟隨照顧她的都是自己家族的女人，男人很少出現且來去匆匆。Ancalimë 在母親照顧下，培養出日後嬌縱的個性。 

一天清晨，她將歌鳥遣返西方精靈國度，鳥兒在安督耐伊港邊她娘家的房子棲息一晚，隔天跨海西行，再也不回頭。如此，她父母親知道女婿又拋下她出海了。「他會回來的，希望到時候維拉能送給她智慧…或者至少讓她學會狡詐。」Núneth 感嘆地說。 

出海兩年後，在國王指示下伊瑞迪絲派人打掃位於都城的房屋，準備迎接阿達瑞安返鄉，自己卻不肯下山。「難道國王希望我像海員的戀人那樣在碼頭上等待？如果聖意如此我會遵從，但今非昔比，那個角色前幾次我已盡最大能力扮演過了。」一年過去，沒有船影，隔年秋天來臨，伊瑞迪絲變得冰冷沉默。她下令將雅米涅洛斯的房屋關閉，從此留在山坡上的白房子深居簡出。 伊瑞迪絲將所有心思與愛意投注在女兒身上，教她各種學問，但那邊唯一的音樂是婦女工作時哼唱的歌聲（因為島民慣例由男性彈奏樂器）。她絕口不提阿達瑞安的名字或事蹟，也不拜訪親戚，女兒習慣與青草羊群為伍，直到五歲時才從送信男童口中聽到父親的名號。 

出海第五年秋天，Ancalimë 九歲，秋雨浸淫，阿達瑞安回航了。在雅米涅洛斯吃到閉門羹，他拉不下臉向路人探聽妻女下落，但在找尋她們之前還有更重要的事要辦～與國王密談。 

「雖然我的心已厭倦海洋而渴望西返，可是要做的事太多了，我離開後，」阿達瑞安繼續：「一切的努力成就都荒廢了，必須重建。」 
「我一點也不懷疑，」國王回答：「你將會發現，在這片你所歸屬的土地上也一樣。」 
「我回來就是希望能好好補償。」接著阿達瑞安告訴國王中土陰影重現。安格班（Angband）的惡勢力被扳倒已過了一千年，人類把那段史蹟當成晦暗的傳說，而現在新的恐懼興起，人心不安，他覺得必須做點事，希望能和國王討論，可是國王叉開話題。 
「國王應該先管好自己的家庭，再去糾正其他人的。你也有自己的生活，卻忽略掉其中一半。聽著，先回家吧！」 
阿達瑞安突然僵立，表情轉為嚴肅：「請告訴我，我的家在那裡。」 
「在你的妻子所在的地方。不論是否出於必須，你打破誓言。她現在搬到遠離海洋的 Emerië，那是你該去的地方。」 
阿達瑞安將吉爾加拉德的密函交給國王後離去。 

他與兩位伙伴兼程騎了兩天的馬，在隔天暮色降臨時抵達。伊瑞迪絲的臉色蒼白，一身白袍，昂首站立：「你遲到了，」她冷冷地說：「我很久以前就不再盼你歸來。恐怕你在這裡得不到按時歸來時所受到的歡迎。」 
「水手並不難取悅。」 
「那很好。」說畢伊瑞迪絲轉身進屋，將丈夫交由女僕照顧。那兩位同伴各自趕回位於島嶼西邊的家。 

伊瑞迪絲不與阿達瑞安同桌用餐，派女僕服侍他，另備一間客房給他睡。第二清晨，阿達瑞安原本打算安靜離開，事後再召請伊瑞迪絲及女兒到都城的住所，可是出門前被伊瑞迪絲看到了 
「你走得比來時還快。」伊瑞迪絲說道：「希望你不會已經厭倦這間女人屋了。在你離開前，我有榮幸得知你來此地的目的嗎？」 
「在離開雅米涅洛斯之前我被告知妻女搬到這裡。關於“妻子”，可能是我誤解了，但我不是還有個女兒嗎？」 
「多年前你曾經有一位，但我的女兒尚未起床」 
「在我牽馬時叫她起床。」 

阿達瑞安看著不認識他的女兒，心中微笑著，因為不管母親如何教導，她終究是自己的孩子。「你以前認識我，不過那沒關係，今天我僅是以使者身份前來提醒妳，妳是國王後裔之女，將來會是國王之女，妳不會永遠住在此地。但，現在回去睡吧！再見。」 

看著阿達瑞安離去，伊瑞迪絲既悲傷又憤怒。她原本冀望採取主動，傾訴自己的委屈痛苦，在爭吵斥責後再原諒他的背信遲歸，但他以輕忽的態度對待她，讓她覺得自己才是冒犯者。母親多年前的勸告在耳邊響起。她知道阿達瑞安已變得大而不馴，被強烈的意願驅使，生氣時充滿危險。如今他負氣離去，自己更受到傷害。「他將會了解我和鋼鐵一樣堅不可摧，即使他當國王也不屈從。」伊瑞迪絲對自己說。 

阿達瑞安前往他伙伴的住宅，在那裡受到熱烈歡迎，被當成英雄。當時大伙正在慶功，歡迎離家多年的男人帶回奇珍異寶，與滿肚子的驚險事蹟，但一切的歡樂只讓阿達瑞安更覺苦澀與憤怒，因而提早折返京城，從此不再踏上 Emerië。 

《未完待續》


海王與水手之妻～
Erendis & Aldarion 的故事（三）

	阿達瑞安離去後，國王 Tar-Meneldur 在宮廷沉思。芬鞏（Fingon）之子愛仁寧安．吉爾加拉德（Ereinion Gil-galad）以密信求援。他先感謝國王多次派兒子前來，再為自己想多了解人類的知識及語言，因而延宕他的歸期道歉，接著才寫到正事。 

吉爾加拉德發覺東方陰影再現，可能是魔苟斯的僕人作祟，許多人類轉投這股黑暗勢力，當不可避免的攻擊展開時，他希望能守住目前自由人類與精靈居住的伊利雅德（Eriador）與中土西部。要這麼做，霧山南端那個通道（第三紀的羅汗隘口，Rohan Gap）是防禦重點，但是敵方也深知此點，會設法繞道從海岸北上。有鑑於此，阿達瑞安王子很早就開始建設位於灰泛河口（mouth of Gwathlo）的新港 Vinyalondë（Lond Daer、Lond Daer Enedh，the Great Middle Haven），借此獲得伊利雅德南部的海陸控制權，可惜他的努力都被海浪摧毀了。吉爾加拉德讚賞王子的深謀遠慮、高超技術與豐富知識，但灰港人手不足無法幫忙，因此希望國王能派員協助。 

信件最後吉爾加拉德提出一個嚴肅的問題：「這股黑暗勢力充滿了對我們的恨意，但對你們的憎恨也絕不會少。如果任其壯大，大海再怎麼寬闊也不足以遏阻他伸展魔翼。」 

國王看完信，才瞭解兒子在中土奮鬥的目標，也因為最後這段話而在內心交戰：當維拉將禮物之島送給我們居住時，祂們並未將世界的責任一併交付，我們在此地拋棄仇恨與戰爭，但如果世界再度變得黑暗，主宰一定知道，為何沒向我們顯示跡象？父執輩因為協助他們抵抗邪惡才得到這份獎賞，當子孫面對新興起的黑暗勢力，難道該冷眼旁觀？我們應該為初現端倪但不知何時才會到來的戰事準備，在和平時期訓練戰鬥技巧，將武器放進貪婪的隊長手中，令他們的腦海充滿征服慾望，以殺戮獲取榮耀？還是該袖手旁觀，讓朋友不公平地死去，一味追求盲目的和平，直到兵臨城下，人民手無寸鐵任人宰割？ 

如果兩種選擇都會導致災禍，該怎樣做決定？國王無法下抉擇，不過內心已浮現答案。 

阿達瑞安回到雅米涅洛斯（Armenelos），令手下拆毀自己的房屋，將所有的樹木砍倒送往船塢，只保留精靈送的小樹。當他進宮見父王時臉色冰冷灰暗懷有敵意，如同烏雲驟然遮蔽陽光那般。他站在父親面前宣布：「你很清楚自己在這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國王應該考慮一個人的忍受度，如果你想將我綁在島上，你選錯鍊子了。我現在既無妻子也不愛這島嶼，我將離開這受蠱惑充滿白日夢的小島，這個婦女以傲慢的態度讓男人畏縮的國度，到人們尊敬我、不會嘲諷我的地方，用剩餘的日子做點有意義的事。你可以另選繼承人，而我只要求開走海港發現者號（Haven-finder），及它所能承載的人。至於女兒，我要將她交給母親照顧，莫讓她在一群無禮又輕視其他家族成員的沉默婦女群中長大。她是愛洛斯的後裔，也是你從兒子身上唯一能傳下的後代。」 

國王嘆口氣：「阿達瑞安我兒，你現在正對自己的家族成員表現出無禮輕視的態度，還譴責不在場的人。但父親愛你，為你傷心，願意原諒你。這件事錯不在我，我只是未能及早瞭解你隱而不宣的目標。因為我愛伊瑞迪絲，比較了解她，所以只看到她忍受的苦難。你的努力我現在終於清楚了，雖然你希望從我口中聽到讚美的話，但我仍必須提醒你，最初你還不是為了追求自己的興趣才出海的。唉，如果你能早點把話挑明，事情將會變得不同。」 

「她的事情我早就講明了，只是你聽不進去罷了。」阿達瑞安抗辯：「我愛她，否則不會這麼在意，過往的美好我會謹記在心，但未來已經死亡。她不愛我，她愛她自己，以努曼諾爾為背景，我則扮演一隻溫馴的獵狗，整天趴在壁爐邊昏睡，直到她心血來潮想出去散步。既然獵狗變得粗俗不聽話，她改將目光鎖定在女兒身上。我受夠了！國王是否准我離去，還是他有命令要宣布。」 

Tar-Meneldur 回答：「我已思考良久，對於吉爾加拉德與你的要求，我只能說“不”。不論是否備戰都隱含危險，以我對整個情勢的理解，無法做出任何回應。」阿達瑞安聳聳肩準備離開，國王以手勢要他止步，繼續說：「但對於一位統治努曼諾爾島 142 年的國王而言，他無法判斷自己的認知是否足以對此重大危險的事做出正確的決定。」Tar-Meneldur 停頓片刻，拿起一張羊皮紙宣布：「因此，一來為了榮耀他深愛的兒子，二來因為兒子更能替這個國家決定未來的走向，國王決定，將權杖傳給兒子，立他為王。當文件宣布後，不但你將洗脫屈辱，也將獲得權力。等你當上國王後再決定怎樣回覆吉爾加拉德。」 

阿達瑞安因驚訝而沉默站立。他任性的點燃戰火，預備挑戰國王的憤怒，卻陷自己於迷惑悔恨當中。他驟然跪倒父皇面前，低頭不語。不久又因為內心極樂而仰頭大笑：「父親，懇求國王原諒臣子的無禮，他是偉大的王，他的謙虛讓他的地位遠在我之上。我被征服了，願意完全獻上自己。一位國王在精力智慧的頂盛期願意交出權杖，是我無法想像的。」事情就這麼決定，交接時間訂在隔年（II-883）春天向一如獻祭（the time of Erukyerme）之後。 

伊瑞迪絲認為自己被國王背叛了。不久她收到命令，帶女兒搬回雅米涅洛斯，並至少逗留到春祭與國王就職典禮完成。伊瑞迪絲把它當成阿達瑞安的反擊：「他或許能剝奪我所有，卻不能命令我。」她回覆國王，女兒會搬過去，但她自己則否：「希望您饒恕我，聽說我在雅米涅洛斯的房子已被拆毀，此時我不願意當個客人，甚至被迫與水手住在船屋上。請恩准我獨居，除非國王希望連這棟房屋也要收回。」 

國王將信拿給兒子看：「我知道你很難過，但你還能期望甚麼？」 
「至少不是這樣，」阿達瑞安回答：「這遠低於我對她的期待。她退縮了，如果是我造成的，那我應當受譴責，但成人會因逆境而畏怯嗎？就算為了懷恨或報復，事情也不該這樣發生。她應該要求一棟大房子，由皇后的衛隊護送她回來，裝扮得美豔尊貴，額頭上繫著星星，然後在全島民眾之前展現她的魅力，扮演她的角色，讓我表現得像瘋子或粗俗之人。我寧可由美麗的皇后污衊我、嘲弄我，也不要保持自由，卻讓戴星的女士在星光中逐漸衰弱萎縮。」阿達瑞安苦笑之後將信件交還父親：「只能這樣了，如果某人不樂意與水手住在船上，另外一人不想與一群女僕住在養羊的農莊也是可以原諒的。」 

阿達瑞安當上國王的當年或隔年又立即前往中土。他不再於船首插綠枝，卻安裝一座由瑟丹送的，眼睛鑲嵌珠寶的金喙老鷹，翱翔之姿彷彿帶領船隻直奔目的。「至於返航，」阿達瑞安表示：「如果我們的作為並未忤逆天意，就交付維拉手中了。」 

歷史並未記載塔爾-阿達瑞安是否與吉爾加拉德訂盟約或派員協助，以及他在位時的局勢演變。他生不逢時，當時島民人數不多，還沒有缺乏土地的危機意識，陰影也初具雛形，沒有努曼諾爾人展現實力的戰場，所以探險出航者僅限少數，許多努力只是曇花一現。阿達瑞安在中土的建設大多被海浪吞噬，保存下來的也因年代久遠而湮沒，再加上探險會館的記錄或因人為毀壞，或因陸沉消失，留傳後世的並不詳盡，當上國王後的航行資料更僅存蛛絲馬跡，不過從紀錄中仍可看出部份事蹟與影響。 

他曾多次修築灰泛河口的新港，但不斷被海浪沖毀。他上溯灰泛河，遠達 Tharbad 渡口（第三紀努曼諾爾大道渡河處），還遇見 Galadriel。他沿灰泛河採伐林木並發展造船業，破壞當地環境，使林地大幅減少，原本住在森林的居民忍無可忍卻無力反抗，只得逃亡遷徙，他們的後代就是與努曼諾爾人為敵的登蘭德人（Dunlandings、都暗蘭人）。他探勘海岸，達到極南之地，也見識過北部冰封的海面。從阿達瑞安開始，努曼諾爾人一直與灰港的精靈保持友誼及連繫，Tar-Minastir　才來得及在第二紀（1693-1701 年）薩烏隆（Sauron，電影翻成索倫）對精靈和自由人民發動攻擊時出兵救援。雖然阿達瑞安與中土人類為友，教導協助他們，但薩烏隆勢力擴展後許多人類改投黑暗麾下，轉而厭惡西方人，並破壞他所做的的一切建設，直到 II-1800 年努曼諾爾人大量移民之後，才對中土產生巨觀影響。 

Ancalimë 幼年時與母親住在島嶼中央的 Emerië，終其一生都喜歡這種寧靜的環境，長大後也不時逃回這棟白房子，或圖安靜，或閃躲追求者，或者（帶著惡意的）僅為激怒父母雙方。她的腦筋比較不死板，喜好珠寶、音樂、裝飾，喜歡他人的愛慕與尊敬，但也任性倔強愛唱反調。她於 II-1075 年即位，成為努美諾爾第一位統治女王，但從父親阿達瑞安死亡後（II-1098）就不再派員協助吉爾加拉德，或許是 II-877 那年清晨父親為了趕著出海，將她緊抱的雙手扯開，那種舉動烙印在她的心海，使她不再認同父親的作為吧。 

伊瑞迪絲認為努曼諾爾的男人喜歡盡情享樂，任性，僅把女人當成滿足身體需求與裝飾家庭的工具。他們仗著維拉所賜的長壽，不懂得把握生命，終日遊手好閒空虛度日，直到年事已高才開始認真。歷史只記載英雄如何偉大，卻很少提及他們的妻女。雖然努曼諾爾島是個休養生息之地，但當男人厭倦眼前的和平安詳，很快又會嚮往征戰殺戮的日子。女性應該堅持自我意識，向下紮根站穩腳步，否則一旦向男人屈服，就會一再退讓直到自己被打倒。受到母親教導，被父母婚姻失合所影響，再加上所處的環境只看到男人來來去去，卻將生養小孩持家等重責丟給妻子，Ancalimë 對愛情或婚姻並不嚮往。雖然當上女王之後為了政治必須成婚（超過期間不結婚就必須退位），且生下一子 Anarion，但不久又與丈夫 Hallacar 失和。 

至於“戴星的女士”伊瑞迪絲，當女兒滿十九歲並被宣布為王位繼承人之後，曾設法與阿達瑞安復合，但被拒絕了。Ancalimë 長成後生活圈逐漸與母親脫離，不再像幼時那樣親近她，伊瑞迪絲的心被孤獨啃齧，對夫君思念日甚。II-985 年她離開山坡上的居所前往港口羅門納，得知國王阿達瑞安出航未歸，在憂傷中投入烏妮的懷抱而消失。 

阿達瑞安留傳後世的探險記錄：
次 數
年 代
期 間
船 隻
範 圍
第一次
725～727
2 年
一艘（西方之翼）
灰 港
第二次
730～733
3 年
西方之翼
灰 港
第三次
735～739
4 年
西方之翼
灰港到安都因河以西
．
740

阿達瑞安之父 Meneldur 登基
．
750

探險會館成立
．
800

阿達瑞安被宣布為王位繼承人
第四次
806～813
7 年
？
？
第五次
816～820
4 年
遠遊者首航
？
第六次
824～829
5 年
七艘去九艘回
（註：冬季出航）
第七次
829～843
14 年
三 艘
？
．
858

阿達瑞安與伊瑞迪絲訂婚
第八次
863～869
6 年
三 艘
返鄉前被困在冰封海域
．
870

阿達瑞安與伊瑞迪絲結婚
．
873

Ancalimë 出生
第九次
877～882
5 年
海港發現者首航
？
．
882

阿達瑞安與伊瑞迪絲決裂
．
883

阿達瑞安登基
第十次
873 or 884

？
？
？

《伊瑞迪絲之歌　之一》 

汝乘風離去，在破曉時光，
向極東之海，中土彼岸，
歐幽拉瑞的綠枝，豎立船首，
烏妮的呼喚，溫柔低沉。 

上季的狂濤怒海，僅存午夜夢魘，
女兒乞求的雙手，攔不住水手之心，
是何種渴望，讓你一再拋妻棄家，
前往祖先埋骨之所，陰影之地？ 

大鷹翱翔雲端，海鷗鳴叫，
麥子熟成兩回，歸期已至，
水手之妻迎風眺望，搜尋一抹白影，
沉默的號角暗示，那不是風帆回轉。 

在深夜策馬奔馳，汝輕敲家門，
秋雨浸濕的斗篷，面容冷酷陌生，
汝多次背信，猶如早霜晚雪，
不堪一再受凍，吾心已死。


《阿達瑞安之歌　之一》 

吾扯緊風帆，在星辰隱退之時，
船首向東，迎向日出，
叢山峻嶺，密林翠野，
大河奔騰，湖沼銀波。 

奧力的珍寶，雅凡娜的花果，
烏歐牟的流水，甦利繆的風，
如此豐饒富麗，心所嚮往，
吾將盡己所能，探索中土。 

蓽路藍縷，先祖曾奮戰魔影，
而今蒼海桑田，人事已非，
星星小島，那容得下伊甸子孫，
吾將墾荒闢地，為後代奠基。 

五年匆匆，恨時光飛逝，
水手遲歸，見門扉緊閉，
一再的爽約，令汝心房深鎖，
既已恩斷情絕，從此各分東西。


《伊瑞迪絲之歌　之二》 

我愛戀春風，吹醒新芽綠意，
我等待夏陽，繁花怒開似錦，
我不畏秋雨，因汝即將返航，
我悲嘆冬雪，阻斷良人歸途， 

我埋怨春風，送汝離開故鄉，
我忍耐夏陽，心頭灼痛煎熬，
我期待秋雨，盼汝西返家園，
我乞求冬雪，莫讓愛意凍僵， 

春風只是嘲諷，水手心在遠方，
夏陽普照四方，未能溫暖我心，
秋雨遍灑田野，吾淚早已流乾，
冬雪覆蓋萬物，我心早已深埋。


《阿達瑞安之歌　之二》 

我愛戀春風，鼓風破浪而行，
我等待夏陽，照耀豐饒沃土，
我不畏秋雨，湖面銀波閃爍，
我悲嘆冬雪，阻斷高山之行， 

我埋怨春風，未能早早吹起，
我忍耐夏陽，風浪止息難行，
我期待秋雨，揚帆縱橫四海，
我乞求冬雪，早日消退無蹤， 

春風喚醒生機，新的探險開始，
夏陽多麼美麗，我心奔騰雀躍，
秋雨喚醒鄉愁，遊子仍未倦怠，
冬雪寧靜祥和，明年再思歸程。

註：這四首歌是我自己的創作，在托爾金的書中找不到。 


這個網頁含有特殊字元，如果你的瀏覽器不支援，則會在英文字中出現 ? ，或者在特殊字元後面多出一個半形空格，可參考這裡的文字對照。 

Ancalimë　Ancalime（e 上面有 "）
Andúnië　Andunie（u 上面有 '，e 上面有 "）
Dúnedain Dunedain（u 上面有 '）
Eämbar　Eambar（a 上面有 "）
Eärendil　Earendil（a 上面有 "）
Emerië　Emerie（e 上面有 "）
Hirilondë　Hirilonde（e 上面有 "）
Núneth　Nuneth（u 上面有 '）
oiolairë　oiolaire（e 上面有 "）
Oromë　Orome（e 上面有 "）
Rómenna　Romenna（o 上面有 '）
Vëantur　Veantur（e 上面有 "）
Vinyalondë　Vinyalonde（e 上面有 "）




精靈乾糧蘭巴斯（Lembas）

	Lembas，聯經舊版魔戒翻譯成“寬葉車前”，車前兩字給中文讀者一種熟悉的感覺。車前草（Plantago asiatica）別稱五根草、五斤草、五筋草、豬耳草、醫馬草，為多年生草本，有利尿、解熱、去痰、抗菌等功效，常用為治療泌尿道發炎或祛痰的良方，是經常食用的野菜之一，也是青草茶主要配方，但性質偏寒，不宜多食。種子（車前子）富含膠質，食入後吸水膨脹，可促進腸道蠕動，治療便祕。可惜車前子雖然吃了會有飽足感，卻無法提供足夠的能量養份。 

至於中土真正的精靈乾糧蘭巴斯（Lembas），最初乃由雅凡娜（Yavanna）在不死之地以某種穀物製造，在大遷徙（the Great Journey）時藉著歐羅米（Orome）之手送給中土精靈，做為長途旅行的食糧，因此也被稱為行路麵包“journey-bread”。精靈雖然習得製造法，卻受命除非緊急狀況，不得與中土其他會死亡的種族分享，因為根據傳說，那些種族若經常食用，會產生與精靈同住並獲得永生的渴望，並盼望進入不死之地阿曼（Aman）。即使在精靈之間，也只准許讓那些必須在野地長途跋涉，或生命遭逢危險者食用，因為在它的種子內蘊藏著阿曼旺盛的生命力，並將這種能力傳遞給合法的食用者，所以又被稱為生命食糧“life-bread”。 

只要有陽光水份，不被凍僵，不被魔茍斯的惡風吹襲，它就能繁殖結實。精靈將種子種在陽光普照又到保護的園圃，呵護它們，只有特別指派的婦女（Yavannildi、Ivonwin）才能以手收集金黃色的穗，以殘莖編織容器儲存穀物，並將它們製成 Lembas。由於這種食物最初是由「百果之后」雅凡娜賜予，精靈也把贈送 Lembas 的特權保留給他們的女王。在精靈寶鑽中，強弓畢烈格（Beleg the Bowman）就是從美麗安（Doriath 女王）手中收下 Lembas，而且也是看圖林（Túrin）等人快要餓斃，才與他們分享精靈乾糧。 

當魔戒團離開羅瀲（羅斯羅立安、Lorien）時，凱蘭崔爾（Galadriel）將蘭巴斯送給眾人，它甚至是弗羅多與山姆最後那幾天唯一的食糧，如果不是藉著阿曼傳遞過來的生命之火，再怎麼偉大的食物也無法讓兩位脫水疲憊的哈比人支撐那麼久，還要爬高山、走遠路，完成那段連正常人都難以做到的挑戰。 

寫到這邊，讓我不禁想到，雖然戴戒者是受到魔戒的折磨，才決心前往西方尋求平靜，但前面提到壽命有限的人類吃多了蘭巴斯，會勾起與精靈同住並前往阿曼的欲望，弗羅多有沒有可能也多少受到影響（他吃的量比山姆多），所以“更加”渴望前往西方？ 

資料來源： 

· The History Of Middle Earth by J.R.R. Tolkien & Christopher Tolkien, Vol XII, THE PEOPLES OF MIDDLE-EARTH. 

· The Silmarillion 

· The Lord Of The Ring




中土的金樹與白樹

	中土有兩種著名的樹，一棵是剛鐸的白樹，另一種是羅瀲的梅苓樹，兩者都是伊瑞西亞島上的精靈送給努曼諾爾人，再經由他們之手帶到中土大陸的。這篇文章的資料來源是精靈寶鑽、the Unfinished Tales 與魔戒。先講歷史比較複雜的白樹。 

岡鐸（岡多爾，Gondor）種在米那斯梯利斯象徵王室存續的白樹，是高大的伊蘭迪爾（Elendil、舊版翻成埃蘭第爾）與兒子埃西鐸（伊西爾都、 Isildur）及安那瑞安（安那里翁、Anarion）逃離努曼諾爾島時拯救出來的，當時帶出來最珍貴的物品就是七晶石與一棵白樹。 

Seven stars and seven stones
And one white tree.

話說世界還很年輕，人類仍在沉睡時，在不死之地阿門洲（Aman）神明居住的大城 Valinor 西邊，生長著兩棵發光的“金銀雙聖樹”。精靈遷到阿門洲的艾爾達瑪（Eldamar）之後很喜歡它們，於是雅凡娜（Yavanna）模仿銀樹 Telperion 創造出一棵不會發光的白樹，送給他們，這棵銀白色的樹被一如首生的子女稱為「Galathilion」，圖納之樹（the Tree of Tuna），而它的後代繁衍眾多，其中一棵幼苗被移植到伊瑞西亞島（孤獨島、Tol eressea）。 

在伊瑞西亞島的樹苗長大繁茂，帖勒瑞族稱呼它「銀樹」（Celeborn ）。努曼諾爾島昇起之後精靈經常從伊瑞西亞島揚帆東行拜訪人類，送他們歌鳥、奇花異草，也帶來一棵銀樹幼苗。這棵銀樹順利生長在努曼諾爾島位於雅米涅洛斯（Armenelos）的國王宮殿中，每天傍晚開出漂亮的白花，整夜散放芬芳，伊甸人稱它為寧羅斯 Nimloth（辛達語～盛開白花的）。它的果實很難成熟，種子具有漫長又無固定期限的休眠期。 努曼諾爾人後來變得驕傲貪婪，開始不敬神，不照顧白樹，並與精靈斷絕往來，迫害那些尊崇一如（Eru，就是伊露維塔 Iluvatar）的“忠實者”the Faithful。當印西拉頓（Inziladun）當上第二十三代國王（Tar-Palantir）之後，對此行為深感悔恨，遂恢復敬神的習俗，還預言：「如果白樹死去，國王的血脈也將斷絕。」 

可是好景不長，繼任者亞爾．法拉松（Ar-Pharazon）又恢復往昔作風，甚至誤信薩烏隆（索倫、Sauron，詐降而被當成俘虜帶進努曼諾爾島）的謊言，認為保留白樹代表對精靈與維林諾的眷戀臣服，而人類那麼強壯，有能力反抗他們，不必再受維拉管轄與壓抑，所以將白樹砍倒。 

寧羅斯砍倒的前一晚，埃西鐸（Isildur、伊西爾都）冒死潛入皇宮偷摘一粒果實，使得白樹能繼續在島嶼東邊的 Romenna 港口生長，然而他身受重傷，整個冬天在生死之間徘徊，直到隔年春天白樹展開第一片新葉時才痊癒。當忠實者逃離努曼諾爾島時，埃西鐸將這棵幼樹放在自己乘坐的船上，他與弟弟安那瑞安共五艘船被吹到安都因河口，在此地區登陸建立南王國剛鐸，而父親伊蘭迪爾在隆恩山脈以東的伊利雅德創建北王國雅諾。 兩兄弟擁有各自的宮殿。埃西鐸在陰影山脈（Ephel Duath）山肩建造「升月塔樓」米納斯伊希爾（Minas Ithil、Tower of the Rising Moon），並在王宮前種下珍貴的白樹，弟弟安那瑞安在明都路安（Mindolluin）山腳建造「落日塔樓」米納斯雅諾（Minas Anor、Tower of the Setting Sun），可是剛鐸的國都卻設在兩塔之間，跨越安都因河兩岸，以石橋相連的「星辰堡壘」奧斯吉力亞斯（Osgiliath）。兩兄弟共同治理剛鐸。 

不久薩烏隆返回土，從摩多對努曼諾爾人發動攻擊，米納斯伊希爾被奪，白樹毀壞，但埃西鐸及時帶它的幼苗偕妻兒搭船逃脫求援，由安那瑞安暫時抵擋敵軍。瞭解分析薩烏隆的野心後，精靈與人類組成最後聯盟（the Last Alliance），歷經七年終於扳倒薩烏隆，結束第二紀。 

由於父親伊蘭迪爾戰死，埃西鐸必須返回北王國繼承王位，所以放棄米納斯伊希爾（僅派軍監視守衛），改將白樹種在米納斯雅諾，雅諾王國則交給安那瑞安的繼承人米涅迪爾（Meneldil）治理。III-420 第七任國王 Ostoher 重建米納斯雅諾，作為夏都，王國重心仍留在奧斯吉力亞斯，但歷經 1432-1437 的權力爭奪與焚城之災，國都已不如往日繁華。 

第三紀 1636 年大瘟疫席捲剛鐸，米納斯伊希爾變成空城，摩多境內邪惡聚集，開始滋擾邊境。於是 III-1640 國王 Tarondor 將王室遷往西邊影響較小的米納斯雅諾，奧斯吉力亞斯逐漸荒廢。III-1900 國王 Calimehtar 在米納斯雅諾建造白塔樓，加強防禦。 

III-2050 國王 Earnur 失蹤，剛鐸交由攝政王（Steward）治理，白樹仍在白塔樓內生長。III-2852 第二十一任攝政王 Belecthor II 死亡，白樹也跟著枯死，由於找不到後代，枯樹就立在噴泉中等待，直到甘道夫帶領阿拉岡從明都路安山腰積雪中發現幼苗，白樹才再度在中土綻放花朵。 

由於歷代國王或攝政王必須在樹枯死之前種下果實，從這點推算，這棵種子至少休眠了１６０年。不過我心中一直懷疑，會不會是甘道夫重生時從維林諾帶回一顆種子，經羅瀲的凱蘭崔爾施以魔法，偷偷種在山上好讓阿拉岡找到？不過這個假設沒有事實根據，就當成自我陶醉的幻想吧！ 

至於中土的金樹，則籠罩著一股神秘色彩。在銀流河（Celebrant）與安都因河（Anduin）夾角那片森林，住著中土最美麗能力最高強的精靈女王凱蘭崔爾（Galadriel），那片精靈王國遍生高大的樹木，羅瀲（Lorien，新版翻為羅里安）是它的名字。羅瀲的南多語（Nandorin）舊名是 Lorinand，“金色光芒 golden light”或“黃金谷 valley of gold”之意，用昆雅語（Quenya）唸起來是 Laurenande，辛達語（Sindarin）唸成 Glornan or Nan Laur。南多語的“laure”與辛達語的“Glor”，意思都是金色的或金光閃閃的，並不指貴金屬黃金，nan 是山谷之意，從字面可以瞭解羅瀲是塊充滿金光的谷地。 羅瀲的光芒並不來自珠寶財富，而來自梅苓樹（舊版魔戒的翻譯）。梅苓樹的英文是 mellyrn，這個字是複數形態，單數是 mallorn，所以新版魔戒一律翻譯為梅隆樹。在《The Unfinished Tales》書中伊甸人稱之為 malinorne。 

梅隆樹有著銀色平滑的樹幹，枝椏像山毛櫸（beech）那樣向上斜舉，淡綠色的樹葉在太陽照射時閃爍銀光。當秋季來臨，樹葉轉成金黃卻不掉落，直到隔年開花後老葉才脫落。嫩芽在春天長出，旋即在枝椏開滿金黃色的花朵，春夏兩季梅隆樹不斷綻放花朵，舉頭望去滿樹耀眼金黃，地面又舖滿去年飄落的黃葉，使得整座森林金光閃耀。它的小果實外面包著銀色的皮。 

梅隆樹不是中土的原生樹種，而是由凱蘭崔爾引進的。它最初生長在伊瑞西亞島（Tol Eressea、孤獨島，在阿曼 Aman 外海），由駕船前往努曼諾爾島的精靈送給伊甸人，努曼諾爾第六任國王阿達瑞安（Tar-Aldarion）再將種子轉送給林頓山脈的精靈國王吉爾加拉德（Gil-galad）。樹木無法在中土西邊生長，凱蘭崔爾把一些種子種在羅瀲，靠她的魔力終於成長繁衍，但再怎麼生長仍無法達到努曼諾爾島上原生林的高度或樹圍。 

羅瀲（Lorien，新版翻為羅里安）是勞斯羅瀲（新版翻為羅斯洛立安、Lothlorien）的簡寫，“loth”意思是花朵 flower，Lothlorien 表示金色的花朵。它早期還有一個更長的名字：“Laurelindorenan”，意思是 Land of the Valley of Singing Gold。對於名稱不斷縮短，樹鬍子感嘆的說：「或許他們是對的，它正在凋萎，而不是成長，它曾經是歌唱者的金色山谷之地，現在變成夢之花（Dreamflower）了。 」 

在梅隆樹出名之前羅瀲還有一個古名：Lindorinand，意思是“Vale of the Land of the Singers”，歌唱者之谷。“lin”表示 sing，歌唱。因為羅瀲最早的居民是屬於南多精靈的帖勒瑞族（Teleri），以歌唱出名，他們自稱 Lindar，歌唱者。艾里京（Eregion、伊瑞詹）淪陷後許多辛達精靈越過迷霧山脈搬到羅瀲居住，與原來的南多精靈混居，後來莫利亞（Moria、摩瑞亞）的焱魔醒來與奧克（Orc、半獸人）肆虐，不少南多精靈出於恐懼逃往南方或渡海西行，所以到第三紀時這邊只講辛達語，連名稱都改了。 

直到第三紀，梅隆樹只生長在羅瀲，但凱蘭崔爾將一顆種子與一些灰色的土壤送給山姆，III-3019 年山姆將種子種在夏爾，隔年抽芽、成長、開花，成為迷霧山脈到海邊唯一的一棵金樹。 

最初生長在伊瑞西亞島的梅隆樹怎麼來的，托爾金沒寫，但若白樹是阿門洲銀樹 Telperion 的仿製品，金樹有沒有可能是阿門洲金樹 Laurelin 的仿製品呢？從托爾金的書中找不到證據或蛛絲馬跡，但我覺得頗有可能，這點就交給想像力了。 


魔戒～奧斯吉力亞斯（星辰堡壘）

	Osgiliath（奧斯吉力亞斯），別名星辰堡壘（Citadel of the Stars，gil 是精靈語星星之意），伊蘭迪爾（Elendil）的兒子們建立的。城市坐落於安都因河兩岸，東望跨坐黯影山脈（Ephel Duáth、Mountains of Shadow、魔影山）山肩的米納思伊西爾，西聯傲立明多陸安（Mount Mindolluin）山腳的米那思安諾爾，是第三紀初期南王國剛鐸（岡多爾、Gondor）的首府，也是剛鐸人民主要聚居之處。國王的大廳中並排著 Isildur 與 Anarion 的王座，兄弟兩人共同治理剛鐸。 

米納思伊西爾（Minas Ithil）又稱為升月塔樓（the Tower of the Rising Moon），III-2002 戒靈奪取後改稱米那斯魔窟（Minas Morgul）、術士塔樓（the Tower of Sorcery）。米那思安諾爾（Minas Anor）又稱為落日塔樓（the Tower of the Setting Sun），後來改名為米那斯提力斯（Minas Tirith）、警衛塔樓（the Tower of Guard）。 

剛從努曼諾爾島逃出的西方人身上還閃耀著阿門州的光輝，維拉的賜福尚未衰退，憑著大能他們在中土各地建造城市與碉堡，雕刻 Isildur 與 Anarion 形象的亞苟那斯（Argonath、王之柱）、洛汗境內的號角堡，與堅不可摧的艾辛格（Isengard、伊申加德）都是他們的心血。奧斯吉力亞斯城內充斥著壯觀的建築，海上來的大船在碼頭停泊，但最有名的是跨越湍急大河的石橋。第三紀第二年秋天，伊西鐸（Isildur、伊西爾都）從石橋的東門出發，帶著剛鐸新王 Meneldil 的祝福順著安都因河東岸北上，卻在半途命喪敵手。那股“最後敵軍”被掃蕩後，中土享有千餘年的平靜。雖然與薩烏隆（Sauron、索倫）的戰爭在伊西林恩（伊西立安、Ithilien）與奧斯吉力亞斯重新燃起，然而奧斯吉力亞斯的毀壞沒落卻不是薩烏隆起頭的。 

以軍事眼光來看，奧斯吉力亞斯的防禦功能遠大於行政或商業用途。由於過了安都因上游的老渡口（Old Ford）之後就沒有可通行的橋樑，加上河水湍急，可用的渡口不多（Undeeps、Cair Andros），守住橋樑與渡口就能阻擋敵軍渡河，所以該城成為兵家必爭之地。第三紀末魔戒之戰，法拉墨（Faramir、法拉米爾）就是將重兵屯在此地，企圖阻止摩多大軍西進。 

奧斯吉力亞斯城寬四英里（6.4公里），離西邊的米那斯安諾爾 24~25 英里，與歐散克塔（Orthanc、奧桑克塔，薩魯曼佔據的）相距約五百英里，東邊到“十字路口”約 52 英里，距米納思伊西爾約 60 英里，米納思伊西爾到蜘蛛山口水平距離約 15 英里。為了彼此溝通與監視敵情，努曼諾爾人將真知晶石安置在中土各地。南王國的主晶石放在奧斯吉力亞斯，能與米那思安諾爾和歐散克塔的兩顆晶石互相溝通，米納思伊西爾那顆晶石則另有特殊用途。剛鐸還在黯影山脈設崗哨，蜘蛛隘口設監視塔樓，並於米納思伊西爾屯駐重兵。 

最初國王住在奧斯吉力亞斯城內，III-420 年第七任 Ostoher 重建米那思安諾爾，從此歷任國王把米那思安諾爾當成夏宮使用，奧斯吉力亞斯的星光開始消退。III-1437 貴族們不滿繼任的 Eldacar 混有異族血統（Northmen）且在外地長大，發兵圍城，稱為“civil war of the Kin-strife”（詳見魔戒附錄）。Eldacar 堅守許久，迫於饑謹與武力懸殊而棄城北逃，首都陷入火海，保存主晶石的的塔樓也被焚燬，石頭滾入安都因河消失。同樣具有皇族血統的 Castamir 入主稱王，在城內大肆殺戮破壞。十年後 Eldacar 發兵奪回王位並殺死 Castamir，但許多努曼諾爾人在戰火中喪生，或追隨 Castamir 之子逃往昂巴（Umbar）繼續與剛鐸為敵，殘存的努曼諾爾人人數大減，無法再互相通婚保持“純正西方血統”。與中土其他民族混血後壽命縮短，剛鐸人口逐漸稀少。 

III-1636 大瘟疫（The Great Plague）侵襲，剛鐸人民大量病死，尤其集中在奧斯吉力亞斯城區，首府鬼影幢幢，逃過瘟疫的居民不敢重回家園，所以 III-1640 Tarondor 國王正式遷都米那思安諾爾。經不斷整建，七層城垛高聳天際，III-I900 Calimehtar 在頂端建造白塔樓（White Tower），III-2043 Earnur 將都城改名為米那斯提力斯（Minas Tirith），成為剛鐸王國的重心。 

相較於米那斯提力斯的繁華，奧斯吉力亞斯沒落沉寂，III-2475 摩多發動猛攻，整座城市夷為廢墟，石橋也斷了，從此不再有平民居住，只剩駐軍戍守，一方面保護安都因河西岸國土不受摩多侵擾，一方面控制供伊西林恩遊擊隊通行的最後橋樑。而花園般美麗的伊西林恩自從 III-2000 米納思伊西爾被戒靈奪走之後，早就一片荒煙蔓草，只剩幾處秘密基地（如落日窗口）還有人影。失去了對黯影山脈、米納思伊西爾與伊西林恩的控制權，無法掌握摩多動態，剛鐸處於挨打的地位，薩烏隆的反攻指日可待。 

III-3018 June 20 薩烏隆趁夜色攻打奧斯吉力亞斯，掩護戒靈渡河（戒靈怕水，詳見魔戒～夏爾怎麼那麼難找？那篇），守軍勉強擊退敵軍，主動破壞橋樑以防堵第二波攻勢。斷橋之後敵人只能靠舟楫橫渡，所以當魔戒之戰開打，剛鐸就冀望憑藉大河西岸佈署的軍力阻擋薩烏隆進犯，沒想到大魔頭在奧斯吉力亞斯東城秘密建造大批浮船，一舉渡河強行登岸，然後以船隻連接做成浮橋讓後方重軍開拔，將攻城塔拖行渡河，差點毀滅剛鐸。 

托爾金的魔戒只對星辰堡壘約略描述，弗羅多和山姆也沒有被法拉墨強押至該城。書本中的法拉墨有所執著，他深知以邪惡擊退邪惡的後果，只願憑藉人類光明善良的力量擊退黑暗，不肯動用絲毫邪惡力量，所以不渴望奪取魔戒。托爾金的法拉墨是位完美的英雄，好到沾不得一絲邪惡，美到無瑕無疵，可是在真實世界，完人畢竟不多。電影的法拉墨被醜化了，他和哥哥波羅莫一樣受到蠱惑而起貪念，先受誘惑再幡然悔悟，所以彼得．傑克森讓奧斯吉力亞斯出現在電影中，發展出一串“天馬行空”的劇情，讓托爾金迷看了搖頭嘆息。不過魔戒誘惑那麼多人類，為何只有阿拉岡（Aragorn）與法拉墨能抵抗它，不起一絲佔有之心？這似乎跟努曼諾爾人的信念及榮譽感有關，但我一直參不出重點，這邊就不討論了。 


《星辰之歌》
渡海東行的星星，在城中駐足，
是誰將它推落河中，重返大海？
伊露維塔的子女，持刀相向，
是何種愚昧欲求，令其喪失心智？ 

星辰殞落，火光四起，
橋斷牆倒，血染黃沙，
黑影西漸，飛龍肆虐，
邪靈盤踞，中土沉淪。 

剛鐸的旗幟，不見白樹與七星，
展翼的皇冠，苦待新主，
中庭的的白樹，依然枯萎，
銀色的權杖，無人執握。 

何時重鑄，光芒不再的斷劍，
何處尋覓，伊蘭迪爾後裔，
躓頓前行，深入黑魔之境，
中土命運，盡在魔戒之中。 

Shipping to the east, in town the star shone.
Rolling into the river, who shall be blamed?
Children of Iluvatar, in kin-strife,
Bewildering and coveting, for what do they seek? 

Falling, the star, flaming, the fire,
Breaking walls and bridge, blood soaking.
Westering, the shadow, ravaging, the dragons,
Hovering, the evil, downfall of Arda. 

Tree and stars, on flag no more.
Winged crown of old, who shall claim it?
White Tree withered, in the Court it stands.
Silver rod of Kings, in no one's hand. 

When shall it be, renewing the broken blade?
Where shall we find the heir of Elendil?
Plodding forward, into the shadowy land,
Fate of Middle-earth, only the Ring can tell. 


	註一：兩篇中英文詩都是我自己的創作，在托爾金的書中找不到。英文部份經 the mathom house 的 Palandiliar 訂正文法與拼字，在此感謝他的熱心協助。須注意的，由於自身功力不夠，有些中文意境找不到對映之英文單字，反之亦然，部份詩句也遷就文法差異而前後對調，所以不能把英文詩視為 100% 的中文翻譯。 

註二：搭船逃回中土的努曼諾爾人，在載運晶石的船隻旗幟上面繡上一顆星（一艘船載一顆，共七顆），所以這邊用星星代表真知晶石，第二段的“星辰”則同時比喻晶石與城堡。 

註三：伊蘭迪爾的黑色旗幟上面有一頂皇冠、七顆星與一棵開花的白樹，但代表攝政王的卻是白色無花樣的旗幟。 

註四：北王國（Arnor）的國王不戴皇冠，但在額頭戴著以細銀鍊繫懸的白色珠寶～the Elendilmir，Star of Elendil。北王國的銀色權杖（sceptre of Arnor，Sceptre of Annuminas）是從努曼諾爾島的 Lords of Andunie 傳給伊蘭迪爾及其後裔，北王國滅亡後由愛隆王保管，直到阿拉岡統一中土才交還給他。南王國的國王頭戴有翼的皇冠但不拿權杖，III-2050 Eärnur 國王失蹤後皇冠被縝密收藏在 Rath Dínen ，攝政王僅拿握象徵性的白色短杖，而且不坐王座。 

註五：本篇主要參考魔戒附錄與精靈寶鑽，部份參考“The Unfinished Tales”&“History of Middle Earth Vol 9”。 


魔戒～幽暗密林 Mirkwood 的歷史

	有些地方會加註來源如下：*LOTR（The Lord Of Rings），*UF（The Unfinished Tales），*Sil（Silmarillion），*HoME（History of Middle Earth），*Letter（The Letters of J.R.R. Tolkien）。英文與新舊版中文名稱對照在最下面。 

雖然托爾金認為魔戒團九位成員中成就最小的是精靈勒茍拉斯（*UF），但電影中贏得年輕觀眾最多歡呼與注目的也是他。魔戒電影第二集有場金靂與勒茍拉斯拼酒的畫面，勒茍拉斯僅覺得手指發麻，金靂卻醉倒了。其實木精靈的酒量原本就好，《哈比人歷險記》就提到「只有非常烈的酒才能夠讓木精靈喝醉」，所以洛汗人喝的啤酒對勒茍拉斯根本不算甚麼。勒茍拉斯的影迷應該記得他來自安都因河東邊的大森林。這座森林很早以前就是木精靈的居所，這裡先介紹它的範圍。 

森林北方有灰色山脈橫亙，森林與山脈間的土地狹隘難行且少有人煙，更遠的東北方有史矛革惡龍肆虐過的凋謝荒地。 

密林河發源於灰色山脈，穿越森林北部，在東邊連接發源於孤山往南奔流的疾奔河，兩河匯流後繼續沿森林東緣南行，構成它的東界。兩河交界處是座大湖，人類在湖中央建造長湖鎮，就是《哈比人歷險記》中人類與惡龍交戰之地，孤山則有史矛革佔據的矮人宮殿。森林中北部有座東西走向的山脈（Mountains of Mirkwood），發源於山脈北坡的小河往東北流去，與密林河交會，木精靈的宮殿與勒茍拉斯的國王父親瑟蘭督伊就住在交會處的密林河北岸。從老渡口進入森林的老林路位在山脈南方，出林後接到疾奔河西岸。原本疾奔河與森林之間還有通路及人煙，但到了比爾博與矮人尋寶的第三紀，該地已經荒蕪，森林擴展到河岸，將舊路與屯墾區掩蓋了。疾奔河與老林路交會後轉往東南方向的平原，約經 400 英里注入盧恩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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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西方是安都因河與更遠的迷霧山脈，安都因河收納灰色山脈與迷霧山脈的溪流，十分湍急難以渡過，河谷兩岸的平地寬窄不一，會變身為熊的比翁就住在河東的卡洛克附近。 

若把森林分成三等份，上三分之一與中三分之一交界處約略是高聳的山脈或老林路，中三分之一與下三分之一交界處有個很明顯的凹陷，叫“East Bight”，是人類造成的，在魔戒～岡多爾與羅汗的盟約（一）解釋過。 

下三分之一森林的西南側有座不長樹木的小山丘 Amon Lanc（Naked Hill），隔著安都因河與羅瀲相對。第三紀 1050 年左右邪惡的法師（Necromancer, *Sil & *LOTR）在這附近活動，1100 年左右山丘被建設成道爾古多要塞，但當時大家以為只是戒靈作祟，直到 2060 年，智者（the Wise）才警覺到在那裡出沒的可能是薩烏隆本尊（索倫、Sauron），然而智者與精靈一直無法達成共識，2941 年第三次聖白會議才終於決議出兵攻打道爾古多，以免薩烏隆早一步找到伊西鐸掉落河中的魔戒，也因此甘道夫無法跟隨比爾博和矮人穿越幽暗密林，直到五軍之戰時才現身。森林南界沒有明顯地標，外面那片土地稱為 The Brown Lands。 

這片森林很早就存在了，在維拉對 Melkor 的戰爭～Battle of the Powers 之後中土仍有惡勢力存在，維拉們怕一如（Eru、Iluvatar、伊露維塔）的孩子再度受到傷害，決議將精靈遷到 Aman 加以保護，史稱“the Great Journey”。聽命前去的精靈被稱為 Eldar，星辰的子民，但許多 Teleri 族的精靈雖然參與遷徙，卻中途脫隊散居中土各地，被稱為南多精靈。那些住在霧山東邊大河兩岸的樹林中、羅瀲森林（Lórien、Lothlórien、羅斯洛立安、勞斯羅瀲）或幽暗密林（*HoME07）的精靈被稱為森林精靈（Silvan Elves、Woodland Elves），彼此有親戚關係，語言是南多語，但第三紀時羅瀲精靈已改講辛達語（Sindarin），只是帶有 Silvan Elves 的口音，所以弗羅多聽不懂。至於勒茍拉斯的家鄉可能南多語或辛達語都講，但在宮殿中以辛達語為主（*LOTR）。到了第二或第三紀，Wood-elves 或 Woodland Elves 專指幽暗密林中的木精靈而不包含羅瀲的精靈。 

大河東岸這片大森林因為樹木蒼翠，人類稱它翠綠森林，直到第三紀 1050 年森林出現陰影，蜘蛛盤踞，邪惡漫延，精靈才將它由 Eryn Galen 改名為 Taur-nu-Fuin（forest under night，*UF）或 Taur e-Ndaedelos（forest of the great fear，*LOTR），翻成人類的語言是 Mirkwood，幽暗密林（黑暗森林、老黑林子）。那座橫亙森林的高山也由 Emyn Duir 改名為 Emyn-nu-Fuin，意思是“幽暗密林之山”，the Mountains of Mirkwood。Emyn Duir（Dark Mountains）最初被稱為黑暗山嶺並不是因為邪惡，而是因為山坡長滿了濃密的樅樹林，後來薩烏隆魔掌籠罩那座山嶺，惡獸出沒，精靈才將名稱改為 Emyn-nu-Fuin，代表真正的“黑暗”。（註，*UF） 

林中的邪惡生物大多直接聽命於薩烏隆或與他有直接關聯，唯獨蜘蛛例外。毀滅雙聖樹的大毒蛛昂哥立安逃到中土後四處留下後代，蜘蛛山口叮咬弗羅多的屍羅就是其一。屍羅的後代再向北發展，進入南端的幽暗密林，逐漸繁衍增多，將勢力擴張到精靈王國的轄地，也就是比爾博遇到的那一群。（*LOTR，*Letter） 

第一紀諾多族渡海東行，中土戰亂，灰精靈的國王庭葛與兒子迪歐相繼被殺，美麗安環帶消失，多瑞亞斯的千石窟宮殿毀滅，貝爾蘭陸沉，許多灰精靈（Grey-elves、辛達精靈、Sindarian）失去家園卻又不願意與諾多族為鄰，就前往霧山東邊的羅瀲或幽暗密林居住，同時將文化語言引進該地。原本南多精靈是鬆散無政府的組織，與灰精靈相處後才開始團結起來，兩族逐漸融合。Oropher（為辛達精靈）何時進入幽暗密林，何時當上國王，托爾金沒寫，但幽暗密林的精靈早在第一紀就由 Oropher 國王帶領居住於 Amon Lanc 附近，鑒於摩多薩烏隆勢力掘起，三度往北搬遷，第二紀末落腳於 Emyn Duir 西側的峽谷，約略在矮人舊道（後來的老林路）以北。國王 Oropher 在最後聯盟之戰於摩多大門外喪命，由兒子瑟蘭督伊（勒茍拉斯父親）繼位。（*Letter） 

第三紀 3019 年魔戒之戰（War of the Ring），幽暗密林與羅瀲也無法倖免於禍，直到黑塔樓崩塌，薩烏隆消滅，羅瀲才解圍。凱勒鵬率精靈搭船渡河，拿下道爾古多，凱蘭崔爾摧毀它的城牆，將地窖暗洞打開，終於將森林南端清理乾淨。幽暗密林北部瑟蘭督伊也陷入苦戰，大火肆虐，遍地殘破，最後精靈贏得勝利。（*LOTR） 

魔戒之戰結束後瑟蘭督伊與凱勒鵬會面，將幽暗密林改名為 Eryn Lasgalen（the Wood of Greenleaves），綠葉之林。瑟蘭督伊把 Mountains of Mirkwood 以北納入版圖，凱勒鵬收納 East Bight 以南的森林，稱之為東羅瀲（East Lórien），中間三分之一的森林歸比翁家族與林中居民所有。凱蘭崔爾渡海西行後凱勒鵬萌生倦意，離開羅瀲與愛隆王的雙胞胎兒子住在裂谷，而羅瀲也逐漸人去林空，當 S.R.1541（夏爾紀年）阿拉岡死亡後亞玟回到羅瀲，當地已杳無人煙。森林北邊的木精靈仍繼續居住，直到為歷史淡忘，但勒茍拉斯率部份子民遷居伊西林恩，將該地恢復成花園般美麗。阿拉岡死後勒茍拉斯在伊西林恩造了艘小船，載著金靂順安都因河南下，從此所有魔戒團成員都離開中土。至於金靂能否得到恩准踏上西方不死之地，重睹 Galadriel 的豔容，就不得而知了。（*LOTR） 


除了精靈之外幽暗密林還有人類居住，也有供矮人通行的道路，在它四周發生過不少戰爭。第一紀時哈多家族曾逗留在 Rhovanion（幽暗密林東緣到疾奔河間的那片河谷地），這群人通稱為 Northmen。他們砍伐樹木屯墾栽種，在森林東南方清出一塊明顯的大缺口，但也有人選擇散居在森林中（*UF）。第二紀時這裡的狀況不太清楚。 

到了第三紀 1856 年，Wainriders 拿下 Rhovanion，絕大部份未能及時逃脫的 Northmen 淪為奴隸，少數的 Northmen 從疾奔河上溯，加入河谷居民，另一小部份搬到岡多爾，但第三批（逃難者之多數）在新君王 Marhwini 帶領之下前往安都因西河谷，與幽暗密林逃出的難民一起定居，從此被稱為 Éothéod（兩個 e 上面都有 ' 記號），牧馬民（horse-people）。所以此時幽暗密林東緣有 Wainriders 與被統治的 Northmen 居住，西邊則是 Éothéod，密林西側應該還找得到一些自由人，但我查不到資料。 

在 Wainriders 之後居住在 Rhovanion 的民族是 Balchoth，與以前出現的 Wainriders 都屬於 Easterlings，Northmen 則一直無法奪回故居，岡鐸也管轄不到該地。 

Éothéod 後來往北移動到卡洛克與格拉頓平原之間那片狹隘的地區發展。當人畜增加後土地不敷使用，所以再向北移動，搬到安都因河源頭 Langwell 以及發源自灰色山脈的 Greylin 兩河河谷定居，約略在幽暗密林之北、密林河以西的平地。原本這片河谷屬於安格瑪所有，III-1975 年巫王戰敗，牧馬民就順勢驅逐安格瑪居民並進佔此地。等牧馬民南遷到洛汗之後此地逐漸荒蕪，奧克（半獸人、Orc）佔領灰色山脈並大量增加，所以比爾博等人尋寶時不敢假道森林北邊經過。不過老渡口附近一直都有人類居住，由比翁家族統治。褐衣巫師 Radagast 的房子也在幽暗密林西側，卡洛克與老林路之間（*UF）。 

當道爾古多興建完成，森林南部籠罩在薩烏隆陰影下，蒼蠅、蜘蛛、奧克、Olog-hai （薩烏隆培育可忍受陽光的 troll）等邪惡生物日漸往北擴張領地，居住在林中的居民（the Woodmen of Western Mirkwood）備感威脅，但即使如此他們仍不肯搬遷，直到魔戒戰後都還回到該地居住。 


註～Taur-nu-Fuin：
The Unfinished Tales, "THE DISASTER OF THE GLADDEN FIELDS", The Emyn Duir (Dark Mountains) were a group of high hills in the north-east of the Forest, so called because dense fir-woods grew upon their slopes; but they were not yet of evil name. In later days when the shadow of Sauron spread through Greenwood the Great, and changed its name from Eryn Galen to Taur-nu-Fuin (translated Mirkwood), the Emyn Duir became a haunt of many of his most evil creatures, and were called Emyn-nu-Fuin, the Mountains of Mirkwood. Taur-nu-Fuin 與貝爾蘭的浮陰森林同名。 


英文與中文名稱對照（依出現順序）： 

人名或種族名稱～ 

勒茍拉斯（Legolas），金靂（Gimli），
洛汗（Rohan），木精靈（Wood-elves），
瑟蘭督伊（Thranduil），伊西鐸（伊西爾都、Isildur），
南多精靈（Nandor），昂哥立安（Ungoliant），屍羅（Shelob），
庭葛（Thingol），迪歐（Dior），
灰精靈（Grey-elves、辛達精靈、Sindarian），
凱勒鵬（Celeborn），凱蘭崔爾（Galadriel），
阿拉岡（Aragorn），亞玟（Arwen），
比翁家族（the Beornings），哈多家族（House of Hador），
河谷居民（folk of Dale），安格瑪（Angmar）。

地名～ 

安都因河（Andiun、The Great River、大河），
灰色山脈（Ered Mithrin、Grey Mountains），
凋謝荒地（Withered Heath），密林河（Forest River），
孤山（The Longly Mountain），疾奔河（River Running、Celduin），
長湖鎮（Esgaroth），老渡口（Old Ford），
老林路（Old Forest Road、Men-i-Naugrim），
盧恩內海（Sea of Rhun），
迷霧山脈（Hithaeglir、Misty Mountains），
卡洛克（Carrock），道爾古多（Dol Guldor），
翠綠森林（巨綠森林、Greenwood the Great），
千石窟宮殿（The Thousand Caves，Menegroth，明霓國斯），
摩多（Mordor），裂谷（Rivendel、瑞文戴爾、Imladris），
伊西林恩（Ithilien）。 




魔戒弓箭篇～電影與真實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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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演 Peter Jackson 拍魔戒電影時也很注重各民族間的差異，所以奧克（Orc、半獸人）用的弓短短粗粗的，髒髒的黑色，箭羽也是黑色的。以形狀來看是反曲弓（recurve bow），是不是複合弓就不知道了。在號角堡之役也看到他們使用十字弓（crossbow）。 

十字弓將弓（prod）水平放置在木架上（Tiller），射箭時以簡單機械裝置放開箭弦，所以鬆弦時弓不太會移位，也方便瞄準，經驗不足者很容易把箭射向瞄準的方向。因為可用發射機關扣住弦，不必以手一直扣著，也可用槓桿、絞車之類的裝置協助拉弦，所以比較省力，但搭箭比一般弓箭慢，有時候還要合兩三人之力，因此在開闊的戰場不適用，但很適合拿來攻城。 [image: image7.jpg]




 INCLUDEPICTURE "http://whisper.h2friends.com/pic/men_bow03.jpg" \* MERGEFORMATINET [image: image8.jpg]




 INCLUDEPICTURE "http://whisper.h2friends.com/pic/men_bow01.jpg" \* MERGEFORMATINET [image: image9.jpg]



騎乘猛瑪（Mammoth）的南蠻子有的用長弓（long bow），有的用反曲弓，箭羽有各種顏色。昂巴的海盜船上還有一個大弩。 [image: image10.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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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岡使用短弓（shortbow），平日將弦卸下（unstrung），繞著弓收入背囊中，要用時再裝上去，眼尖的人在魔戒第一集摩瑞亞巴林之墓，可看到他取弓裝弦。他的箭袋上頭有布，平日不用時將它綁蓋著（與伊西林恩的遊擊隊相似），以防箭桿及箭羽受潮，影響準確度。從圖片中可以看出阿拉岡的弓並不長，照這個網站介紹，弓長三英尺，箭長二十英吋。 

短弓是人類最早使用的獵弓，以簡單有彈性的木棍裝上弦，無法遠射，但在近距離可輕取獵物。因為較短較輕，適合不斷移動的獵人攜帶，所以至今許多游獵部落仍在使用。努曼諾爾人以中空鋼管（hollow steel）為弓，弓長約 114 公分（大約與阿拉岡的弓等長），臨敵時先射出一陣箭雨（Arrow Storm），強大的殺傷力震撼了對手，讓他們懼怕不止。至於阿拉岡的弓是木材還是鋼管製成，從影片中無法判斷。 [image: image13.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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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汗人的箭羽是紅色或白色的，用短弓，形狀接近（ 形。洛汗是輕騎兵，武器以長矛刀劍為主，並非每位騎士都能射箭。防守號角堡的守軍用的也是短弓。 [image: image15.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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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拉米爾率領的伊西林恩遊擊隊（ranger）穿黃綠色系的服裝，用長弓配上綠或黃綠色箭羽，形狀也是（ 形，但弓長幾乎與人等高。剛鐸其他士兵也用長弓，箭羽有白有灰。 

長弓是種大型弓，呈（ 形，豎立著往往比弓箭手還高（至少也要長五呎半至六呎），加長的上下弓臂增加彈性，所以比短弓射程遠，力道強，比較適用於戰場。弓箭手搭箭、舉弓、引弦、瞄準、鬆弦，一氣呵成，一分鐘可發射十二枝命中率超過 90% 的箭（註），射箭速度是十字弓的六倍。戰爭時長弓隊會對著敵方陣營射出一陣箭雨，弓箭手連發十幾二十枝箭，雖然並未瞄準特定對象，卻讓裝甲不良的敵手傷亡慘重。十三至十六世紀英格蘭就是靠長弓隊征服蘇格蘭及威爾斯，並取代法國稱霸中世紀歐洲。 

拉弓至少要 65 kg（143 磅）的力量，還要有穩定的動作與精密的瞄準，所以弓箭手須自幼持續的訓練才能維持技巧，而且不斷的拉弦讓手指（食指與中指，有時候也包括無名指）長滿厚繭，脊椎也因長久訓練而扭曲變形。 

弓箭需要保養，不使用時要將弓絃卸下以免弓彎久了喪失彈性，弓與箭也要平擺或小心懸掛以避免變形。平日避免弓箭受潮，還要上油上蠟。一把弓的腹側（面向射箭者那側）由心材組成，耐壓而無彈性，弓的背側由邊材，也就是樹皮下那層組成，有彈性能抵抗拉力（張力），若絃突然斷裂，緊繃的弓會猛然反彈，這種力量會讓心材過度伸張而斷裂，所以俗話說弦斷弓斷（a broken string often meant a broken bow）。有鑑於此，弓箭手至少隨身攜帶兩條弦（甚至多條），一條先用慣後收起備用，平日使用第二條，只要弓弦有絲毫磨損跡象，就立刻更換。 [image: image18.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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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戰場時弓箭手至少攜帶 24 枝箭，他們會將箭從箭袋（quiver）取出插在身旁土地上以利拿取。由於人畜也在地面排洩，這種箭射入人體會造成嚴重感染，不必射中要害也有殺傷力。箭袋有兩種基本型，掛在腰際的 hip quiver 或 belt quiver， 以及背在背上的 back quiver 或 shoulder quiver。此外也有掛在馬鞍上的。將箭袋背在後背可方便迅速行動，但容易勾到低矮樹枝，取箭也不易，因此西歐很少採用此法……電影例外啦。歐洲士兵比較喜歡將箭袋掛在腰際，補充箭矢或取箭都很方便，而且實際使用的箭袋大很多，能塞進兩打至四打以上的箭。戰場上還會準備大桶的箭供他們補充。從照片上可以看到聊備一格的箭桶。PJ 拍的魔戒電影，似乎只有剛鐸守軍、奧克與南蠻子將箭袋掛在腰際。 

當鎧甲打造技術改良後，鋼鐵強度增加，捨棄鎖子甲而改用整片鋼板，利用弧形曲度讓刀劍或箭頭滑開（可參考剛鐸士兵的盔甲），只有垂直射在鎧甲上的箭頭才有可能穿透，這才成功地保護了戰士。再加上火藥發明後戰爭形態改變，子彈穿透力更強，弓箭才漸漸失去用武之地。 

[image: image20.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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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茍拉斯從幽暗密林帶出來的弓比較樸實，深褐色的弓配上黃褐色箭羽，幾乎沒有裝飾。羅瀲送的弓上頭就有細膩的雕刻，使用黃綠色箭羽，箭袋（quiver）上還鑲有孔雀圖案。這兩把弓都很長，長得像反曲弓。 [image: image23.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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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瀲精靈本身用的弓又與送勒茍拉斯的弓不同，使用白色箭羽，它的形狀比較接近複合弓的３字形。 

反曲弓（recurve bow）在繃上弦後，上下兩端會指向“遠離射箭者”的方向，所以不再是 （ 形，而變成 〕 形，或 ３ 形。這種設計會增加彈力，雖然比長弓短卻更有力。 

複合弓（Composite Bow）是以不同材料層狀組合成的弓，腹側選用耐壓的物質（角、鋼、骨），背側使用有彈性的材料（腱、邊材、竹子），中央核心是硬木或竹子，以動植物膠黏合在一起，外面可能還會包覆其他材料以避免散開或純裝飾之用。這種弓很早就出現了，西元前 2800 年埃及人就開始用它，中國的複合弓最早何時出現我不太清楚，但至少孔子時代就有了。 

射箭者不希望受到鬆垮的衣物干擾，會穿上背心或護胸以束緊胸部的衣服，左手前臂或整隻手臂則套上護臂（armguard）。護臂除了束緊袖子，還能預防鬆弦後弓弦彈到皮膚而受傷，所以會採用皮革（或厚布、鋼、塑膠），光滑面朝內，扣帶朝外側，與電影中（尤其阿拉岡）的穿戴法不同。不過電影中的護臂主要在保護使刀弄劍者的手臂，不被敵方劃傷，所以那麼穿也沒錯。 

[image: image25.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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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沒有厚繭保護手指，拉弦是很痛苦的。弓箭手可以穿上手套（如法拉墨 Faramir），也可戴上指套（finger tab，如哈迪爾 Haldir），除了保護手指，鬆弦時也能讓弦平順滑移。從照片中可看到哈迪爾的指套只套在食指與中指上（引弦之指），指套經過手背與護臂相連。 [image: image27.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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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阿拉岡右手的手套對射箭完全沒有幫助，目的在保護拿劍的手。有沒有人注意到他只戴一隻手套啊！ 

根據 Badminton Library of Sports: Archery裡面這篇On Methods of Drawing and Loosing the Arrow　By C. J. Longman ，原始部落或初學者喜歡用“primary release”的方式拉弦鬆弦，就是以姆指與其他手指抓住箭尾，以箭尾頂住弓弦把弓拉開。但除非你有強壯的手指，否則拉不開高磅數（比較強）的弓。 

地中海拉弓法（Mediterranean loose）仍以上述方式搭箭引弦，但會以姆指以外的手指協助拉弦。蒙古拉弓法（Mongolian form）則把箭搭在弓的右側，以大姆指拉弦，他們會在大姆指套上環狀物協助引弦鬆弦。其他奇怪拉弓法就不介紹了。 [image: image29.jpg]



現在最“標準”的做法，是先搭箭，以食指、中指、無名指的遠指關節勾住弓弦，箭尾在食指與中指之間但不夾緊，大姆指與小指設法閃開不擋路，靠手臂與身體的力量拉弦，引弦時手指頭維持姿勢不可用力抓握。搭箭也有學問，以目前使用三片羽片的箭，主羽片必須與弦形成直角（注意勒茍拉斯的箭羽），不必理會副羽片的位置，如此箭射出經過弓身時，羽片才不致於打到弓身而影響箭的飛行。為保護手，拉弓者右手會戴手套或穿指套。 

  註～一分鐘十二射：
Ａ

 HYPERLINK "http://www.public.asu.edu/~roblewis/Archery/History.htm" \t "_blank" Ｂ

 HYPERLINK "http://www.florilegium.org/files/ARCHERY-FAQ/arch-hist-FAQ.text" \t "_blank" Ｃ這三個網站都提到拿破崙（Prince Louis Napoleon）講的這段話："A first rate English archer, who, in a single minute was unable to draw and discharge his bow 12 times, with a range of 240 yards, and who in these twelve shots once missed his man, was very lightly esteem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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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教你射箭要用的裝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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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戒弓箭篇～書本的資料

	多種族的中土世界充滿各式各樣的語言風俗，不同民族的作戰方式也互具特色。洛汗善騎射，岡鐸卻多半將馬匹用來搬運輜重，很少騎乘。太矮小無法騎馬（註）的哈比人除了善使弓箭之外，丟石頭也是又狠又準，走獸見他們蹲下來摸索地面，不等石塊飛來早已溜之大吉。至於精靈則以弓箭為主，他們善於隱身樹林間，攻敵於不意。根據摩瑞亞（Moria、莫利亞）巴林墓旁的戰鬥遺跡顯示，矮人主要使用劍和斧頭，但索林．橡木盾曾在孤山拿著角弓對長湖鎮使者的盾牌射出一箭，所以矮人對弓箭使用應該也不陌生。 

從歷史記載，還可以找到許多有關兵器的描述：努曼諾爾人以中空鋼管製弓，使用黑色箭羽。埃蘭迪爾（Eärendil）的弓以龍角製成，箭如烏木般漆黑發亮，鋼劍揮舞起來英勇無比；吉爾加拉德用長劍與長矛（lance，名叫 Aiglos），銀盾閃閃發光；但最出名的還是伊蘭迪爾（Elendil）的劍～納希爾。 

伊蘭迪爾戰死倒地時身體將納希爾壓成碎片，兒子伊西爾都（伊西鐸、Isildur）先擊敗薩烏隆（索倫、Sauron），再以劍身碎片割下薩烏隆的手指，將魔戒據為己有（註：此處電影版與書本描述不同）。納希爾劍鞘與劍身碎片在格拉頓平原慘劇時由脫逃的 Ohtar 帶回裂谷，以後一直存放在愛隆（Elrond）居住的裂谷，當阿拉岡二十歲時由愛隆王交給他，並揭露他的真實身世。阿拉岡（Aragorn、亞拉岡）一直帶著斷劍遊走中土，刺探瞭解敵情，直到魔戒團從裂谷出發南行之前才重鑄斷劍（註：此處電影版與書本描述不同）。 

第三紀早期由東方入侵的戰車民與 Balchoth 使用何種武器並無詳細記載，但他們都以馬拉的戰車進襲。第三紀末的奧克（Orc、半獸人）會騎座狼，使用劍身彎曲的 scimitar、長矛、弓箭，薩魯曼手下的強獸人還選用比較短闊的劍，但他們都使用黑色箭羽。至於戒靈起先騎著黑馬，後來改騎有翼的怪獸，而他們的武器是恐懼。 

拉雜寫了一堆，回到這篇要講的重點：弓箭。 

在魔戒書中托爾金對於各種族使用的弓，沒太多描繪，卻詳細說明了他們的箭羽。當魔戒團從裂谷出發時阿拉岡身著破舊的綠褐色的服裝，不用弓，只佩掛新鑄的長劍 Anduril，唯一帶弓的是來自幽暗密林的精靈勒茍拉斯，他在腰帶上還掛著一把白柄的刀（不是兩把！）。 

洛汗人（Rohan）除了矛與劍之外，有些騎士還能邊騎馬邊射箭，他們使用灰色的箭羽。法拉墨（Faramir、法拉米爾）所帶領的伊西林恩遊擊隊身穿綠褐色服裝，腰際佩劍，有人使用寬刃的長矛，有人使用與身長體等高的長弓，綠色的箭羽。岡鐸向洛汗求援的紅箭使用黑色箭羽，箭頭尖端漆成紅色。 

最會射箭的勒茍拉斯使用怎樣的弓箭，托爾金沒有描述，只提到凱蘭崔爾送給他的新弓比原來幽暗密林那把長且堅固。不過第一紀圖爾（Tuor）進入隱藏的貢多林大門時曾看到穿著閃亮盔甲的弓箭手，拿著長弓（long bow）與紅色圓盾列陣迎接（Unfinished Tales），精靈寶鑽也提到“強弓”畢烈格使用的是紫杉木（yew）做的黑弓，再加上哈比人歷險記寫到霧山東側的人類與長湖鎮的巴德（Bard）使用的都是紫杉木做的弓，所以不妨假設勒茍拉斯使用的弓箭也是紫杉木做的長弓。 

如果追蹤勒茍拉斯所用的箭，應該滿好玩的。 

勒茍拉斯起先帶的是幽暗密林的箭，魔戒團離開紅角峰之後與野狼拼鬥整晚，雖然除了一枝外都完整取回，但在摩瑞亞又與奧克對射，這次戰鬥後那些箭應該耗用得差不多了。羅瀲（羅里安、羅斯洛立安、Lorien、Lothlorien）的凱蘭崔爾女王送給他一把弓、一整筒新箭與新的箭袋，在阿蒙亨受奧克攻擊時他已射盡箭袋中的箭，不得不拿刀抵抗，所以戰鬥結束後他必須在地上尋找可利用之箭。 

奧克使用的箭比較短，不適合羅瀲長弓，但強獸人身材與人類相似，他們的箭可以使用，因此當阿拉岡等三人追著奧克深入洛汗國境時，勒茍拉斯的箭袋中應該雜放著幽暗密林、羅瀲、奧克三種不同的箭。當金靂與伊奧墨（Éomer）起衝突時，勒茍拉斯搭箭指著伊奧墨，如果很不幸他抽錯了箭，拿出奧克黑羽毛的箭，那麼就算阿拉岡說破了嘴，也沒有任一位洛汗騎士肯信他們半句了。 

號角堡（Helmdeep）開戰不久勒茍拉斯的箭袋又射空了，必須撿拾奧克射進來的箭使用，等戰後才有空回收沒損壞的箭，不足之數還得由洛汗供應……這樣加起來，他有四種箭了。帕蘭諾戰役也會折損一些箭矢，還好努曼諾爾人身材高大，他們用的箭應該可以充數。所以當他跟隨阿拉岡前往黑城門時，箭袋中的箭應該是五花八門，甚麼顏色樣式都有。 

勒茍拉斯使用那麼多種箭，又換過弓，不知是否還能射得神準。 

  註～馬：
托爾金寫的馬（horse），指的是現代一般身材的馬，哈比人騎的馬（pony），指的是矮種的馬，速度不快但能吃苦，卻不適合作戰。弗羅多等人從雄鹿地出發穿越老林的五匹馬、在布理買的小馬 Bill、洛汗國王分給梅裏騎的那匹毛髮蓬鬆的灰馬，都是矮種馬。 




魔戒歌曲～All Shall Fade

	Home is behind
The world ahead
and there are many paths to tread
Through shadow to the edge of night
until the stars are all alight
Mist and shadow
Cloud and shade
all shall fade
all shall fade 



	
魔戒電影第三集，攝政王迪耐瑟派法拉墨去收復安都因河畔的奧斯吉力亞斯，接著命令皮聘（Peregrin Took，Billy Boyd 飾演）在他吃東西時唱首歌。鏡頭在剛鐸宮殿與法拉墨的騎兵隊之間切換，以慢節奏描述軍隊飛蛾撲火的悲劇，與迪耐瑟無動於衷的進食過程。皮聘清脆的歌聲不靠任何伴奏，徐緩唱出那股悲痛與絕望。 

每次我重聽這首歌，心中不免哽咽，眼前浮現法拉墨接獲命令後莊嚴凝重的表情。他的肩上扛著不僅僅是自己的性命，還包括剛鐸的存亡、努曼諾爾人的存續，甚至中土的自由。被父親遺棄，被神明遺忘，在這最黑暗的時刻，孤寂地，他轉身離去。 

這首歌收錄在 電影原聲帶第五首 The Steward Of Gondor 後半段。原曲起頭數句沒有伴奏，然後出現若隱若現的音樂，從 until the stars are all alight 那句之後背景音樂逐漸加強，唱到 all shall fade 時加入重低音，強化悲壯之氣氛。歌詞最後的“fade”，因為皮聘泫然欲泣，所以很小聲。 

我根據 Billy Boyd 歌唱的速度與音階高低譜出 midi 檔，僅能顯示出現場歌唱的節奏，如果你用軟體讀出 midi 樂譜，要記得那與實際的歌譜不盡相同。 聽聽看。 

托爾金的書本與電影劇本不同。根據老托寫的，皮聘進入剛鐸大殿那天，見到攝政王腿上裂成兩半的號角，回想起波羅莫插滿了箭矢的身軀，氣血沸騰，當場向迪耐瑟宣誓效忠以回報波羅莫捨身救命之恩，接著被迪耐瑟詢問整整一小時才告退。第二天清晨他被宣召入殿，攝政王要他唱首歌，隨即轉身與甘道夫討論軍機，因而歌沒唱成。 

拍片時導演拜託 Billy Boyd 為這個場景譜一首歌，他僅花了一個晚上，將書本第一冊第三章「三人成行」裡面的 walking-song 改編成這首，在拍片當天唱出來，連現場工作人員都不免落淚。 

書本這首歌是比爾博根據夏爾古曲填的詞，於散步時教弗羅多唱的，弗羅多和山姆、皮聘從夏爾出發的隔天傍晚邊走邊唱，差點被戒靈逮到，幸虧精靈路過才解危。原曲歌詞輕快，由英國知名的鋼琴家 Donald Swann 作曲，經托爾金聽過認可才發行， Talking About Tolkien 網站有專輯介紹。下面是前四句歌詞與唱曲。 

Upon the hearth the fire is red,
Beneath the roof there is a bed;
But not yet weary are our feet,
Still round the corner we may meet

原曲講旅者離家遠行，盡賞奇花異石，最後連夜返家，一路上的迷霧暗影都將消失，迎接自己的是燈火美食與安詳的床。改編之後意境完全改變，單人獨唱配合導演的詮釋，讓觀眾的心隨著戰火沉入谷底。我認為是少數電影勝過書本的場景之一。 




魔戒～預言與幻覺

	第三紀仍留在中土的三位精靈領袖～Elrond、Galadriel、Cirden 皆擁有相當程度的洞察力或預言能力，但平凡的哈比人弗羅多（Frodo）也曾多次未卜先知，只是當事者，以及（我猜想）大部份的讀者，都得等事情發生後才知道：「啊…原來如此。」這篇文章的目的在介紹書本中暗埋的伏筆，將預兆與真實事件並列討論，並且還分析“在阿蒙亨山頂是誰叫弗羅多脫下魔戒的。” 

托爾金原著分成三冊，每一冊再分成“兩卷”，書本中也明確標示“BOOK ONE”“BOOK TWO”……。當我標註 B1Ch3 表示“BOOK ONE Chapter 3”，B4Ch7 表示“BOOK FOUR Chapter 7”，BOOK FOUR 相當於第二冊雙塔記（雙城奇謀）的後半卷，BOOK FIVE 相當於第三冊國王歸來（王者再臨）的前半卷，這種方式對於只讀過新版中文魔戒的朋友可能不太習慣，但我會列出每一章的名稱以供讀者尋找比對。至於引用的書本段落（藍字），我只是節譯或意譯，完整內容請參閱原著。 

B1Ch2 The Shadow of the Past 過往黯影
比爾博已經離開，弗羅多住進袋底洞。這位生活安逸的哈比人逐漸對荒野產生好奇心，並不時在夢境中浮現陌生奇怪的山嶺。他在腦海中產生渡河遠遊的念頭，想追隨比爾博的腳步，但心中另股聲音卻告訴他時辰未到。由於弗羅多始終將魔戒栓在鍊子上擺進褲袋，會不會戒指已經感受到主人薩烏隆（索倫、Sauron）的召喚，暗地裡擾動弗羅多的心，將奇山異水的景象傾倒入他的潛意識中呢？ 
事實上，在比爾博離開的隔天，當塞克維爾夫妻（Sackville-Bagginses）質問弗羅多並要求細看讓渡書時，他的手就放在褲袋中摸弄著，還差點戴上戒指，所以弗羅多接收魔戒不到二十四小時，已經受到影響了。 

B1Ch5 A Conspiracy Unmasked 計謀揭穿
９月２５日在雄鹿地，弗羅多睡在溪谷地（Crickhollow）的新居，為夢境所困。他從高處的窗戶望向底下黑暗糾結的樹海，聽到生物抓爬嗅聞的聲音，覺得自己遲早會被逮到。然後他聽到彷彿大風拂過樹林葉片的聲音，卻發覺那是他從未聽過的遙遠海洋之聲，一種經常在夢境中困擾他的聲音。接著他置身於空曠荒地，嗅聞空氣中的鹽味。仰望眼前丘陵上高聳的白塔，一股登塔看海的欲望攫住他，他掙扎著爬上山丘，卻被閃雷聲驚醒。 
這座白塔，就是伊蘭迪爾（Elendil the Tall）放置真知晶石的愛洛斯提理安（Elostirion）塔，位於貝瑞德丘陵（Emyn Beraid）西望大海。弗羅多從未見過大海，也未接近海邊，但卻在夢中看到這座西行出海必經之塔，海洋的聲音也多次盤繞睡夢中，托爾金是否專為他將來離開中土埋下伏筆，我不敢肯定，但當弗羅多前往灰港時看到夢中的高塔出現眼前，心中一定有種願望終得實現的滿足感。 

至於有森林與怪獸的黑塔，看起來是薩魯曼佔據的歐散克塔（奧桑克塔、Orthanc）。雖然甘道夫已經在１８日脫困，弗羅多是否仍接收到巫師焦慮的心情才做出這個夢？魔戒是統御之戒，能控制精靈三戒，如果薩烏隆取得魔戒，就能識破戴著戒指的精靈之思想，所以我認為擁有魔戒的弗羅多雖然無法以意念支使魔戒為自己效力，卻加強了他與擁有火之戒的甘道夫之間的心靈感應，思想產生共鳴，一時間心意相通。在後面阿蒙亨那段還有相關討論。 

B1Ch7 In the House of Tom Bombadil（進入湯姆·龐巴迪的家）
弗羅多一行人９月２６日睡在湯姆·龐巴迪家中。深夜弗羅多夢見自己飛越一道黑色石牆與拱門，在群山環抱的平原中看見一人站在尖塔頂端，一彎新月正巧襯托出他被風吹動的白髮，尖塔底下響起惡獸與野狼的嚎叫。他還看見掠過月亮的有翅陰影、由那人高舉的手杖放出的亮光，以及巨鷹俯衝而下將人載走。強風吹拂，由東方奔馳而來的蹄聲迴盪在弗羅多耳邊，直到清醒仍殘留耳際。 
事實上，弗羅多夢到的就是甘道夫在１８日藉鷹王之助逃離歐散克塔的過程，所以在裂谷當巫師陳述自己被囚禁的遭遇時，弗羅多突然爆出一句「我看見過你！」，「你前後走動，月光照亮你的頭髮。」「當然這只是一場夢，但我剛剛才想起來。」（參閱 B2Ch2 The Council of Elrond 愛隆召開的會議）。黑騎士在甘道夫獲救後幾小時（清晨）才趕到歐散克塔（參考《the Unfinished Tales》），弗羅多夢到的蹄聲就是戒靈趕赴歐散克塔的奔馬聲。至於惡獸與野狼，指的是薩魯曼的爪牙。 

B1Ch11 A Knife in the Dark 黑暗中的小刀
（小小抱怨一下，Knife 為甚麼要翻成小刀？難道戒靈拿著水果刀戳刺床墊！舊版翻成夤夜刀光，不是有氣質多了。）
９月２９日四位哈比人與阿拉岡（亞拉岡、Aragorn、Strider）睡在布理的躍馬客棧，弗羅多又做夢了。風聲與奔馳的馬蹄聲繞著一間房子打轉、動搖它，遠方號角聲狂吹，然後弗羅多被院落中的雞啼聲吵醒。３０日上午阿拉岡帶領哈比人離開布理。 
３０日凌晨雄鹿地的新居與躍馬客棧分別受到戒靈攻擊，弗羅多夢到的就是新居受攻擊的景象，三名戒靈包圍房子，打壞大門衝入屋內，查明真相後在警示號角聲中騎馬離去。至於客棧這邊的動靜，可能只有整夜未闔眼的阿拉岡注意到。 

同一章節
當眾人於風雲頂（Weathertop、阿蒙蘇、Amon Sul）西坡遭受戒靈攻擊時，弗羅多戴上戒指。在暗夜中原本肉眼難見的景物仍顯得黑暗，但弗羅多可以清楚看見黑袍籠罩下戒靈的形體：灰袍灰髮銀冠、白色臉龐上一雙銳利的眼睛、枯瘦的手握著鋼劍。 
未戴魔戒的一般人只能看到戒靈的衣物，感到恐怖陰影逼近，他們真正的形體是透明不可見的。藉著戒指，弗羅多一腳踏入幽靈的世界（wraith-world），看見常人見不到的事物，而左肩上的劍傷更讓他一步步沉陷進另一個世界，甚至變得略為透明。由於弗羅多受傷後的轉變，讓他在布魯南渡口不戴戒指也能看見追逐他的戒靈灰白色的身軀。 

B1Ch12 Flight to the Ford 渡口大逃亡
九位戒靈騎馬追逐弗羅多，靠著葛羅芬戴爾（Glorfindel）的精靈馬全力衝刺，弗羅多率先通過布魯南渡口。當他回頭時見到戒靈穿著白袍或灰袍的軀體徘徊在河岸邊（因為戒靈怕水，僅三位敢策馬入河），以及從他們後面趕上來的，一個閃著白色亮光的身形及幾位揮舞著火把的黯淡人影，然後他陷入昏迷。 
B2Ch1 Many Meetings 多次會議
甘道夫告訴弗羅多在洪水來襲時葛羅芬戴爾與阿拉岡衝上前去，哈比人點燃火把跟隨著，尚未渡河的戒靈則被逼入河道中為洪流捲走。甘道夫說弗羅多看到的白色身形是葛羅芬戴爾，因為到過蒙福之地（Blessed Realm、指阿門洲那塊不死之地）的精靈同時行走於可見與不可見的兩個世界，在兩界中也都擁有力量，所以見到另外那個世界（wraith-world）的戒靈同時也能看見葛羅芬戴爾，不會像凡人那樣變成幽黯難辨。 
葛羅芬戴爾是從維林諾回到中土的諾多族，貢多林陷落時為了掩護其他族人脫逃，與焱魔（Balrog，不是甘道夫遇見那隻）纏鬥雙雙身亡（見精靈寶鑽），他的魂魄在曼督斯的殿堂停留後又復活，在維林諾住一陣子後回到中土。由於他在維林諾待過學習過，所以擁有強大的力量。HoME Vol 12 討論過復活的話題，托爾金之子認為起初可能是他父親不慎將名字給予兩位不同的精靈，因為老托曾說過精靈的名字是獨一無二沒有重覆的，所以只得自圓其說解釋葛羅芬戴爾在第一紀死亡後又復活並回到中土。葛羅芬戴爾有沒有復活就留給感興趣的人思考，但 Finrod 確實死過又復活，之後就住在蒙福之地（線索在精靈寶鑽中）。 

至於這邊講的可見與不可見的兩個世界（both world，both the Seen and the Unseen），不能想成“陽界和冥界”，因為肉眼看不見（the Unseen）的世界並不等同於死後的冥界。如果翻成“人間和幽靈兩界”也怪怪的，因為這麼區分的話戒靈與神明都歸於幽靈界，但邪惡與善良的本質差了十萬八千里。如果想成“會死的和不死的”，mortal & immortal，倒是滿有趣。維拉、邁雅與精靈是天生的不會死，戒靈是死不了又活得不甘心那種“要死不死”，人類則註定會死，不過這麼區分仍不夠貼切。神明能以肉眼不可見的形體存在，也可披上肉體形態，人類只在可見的世界擁有形體，戒靈失去了可見的肉身而僅剩肉眼不可見的形體，葛羅芬戴爾則是在肉眼可見與不可見的世界都有形體存在，所以“會死和不死”的分法也不理想。弗羅多如果不是因著劍傷讓他沉陷進“不可見的世界”，就無法不靠戒指看到戒靈的身軀，也看不到葛羅芬戴爾發亮的形體了。 

B2Ch7 The Mirror of Galadriel 凱蘭崔爾之鏡
弗羅多與山姆各自在凱蘭崔爾之鏡看到異象。山姆看到臨水路遭破壞的景象，還有臉色蒼白的弗羅多躺在黑崖邊。弗羅多則看到暮色中穿白衣拄白杖的人沿著灰色的道路前進，接著看見從未親眼目睹的大海，然後景象轉暗，狂濤巨浪掀起，血紅的太陽沉入亂雲中，一艘帆被撕裂的高大船隻從西方開來。他還看見大河畔有七層白塔的繁榮城市，張著黑帆的船，清晨到來，白樹紋章的旗幟在陽光照亮，硝煙戰火又起，紅日西沉沒入灰霧之中，一艘閃著亮光的小船開進霧中消失。最後弗羅多差點被著火的邪眼逮住。 
山姆看到的破壞場景正是薩魯曼逃到夏爾後刻意造成的，而臉色蒼白的弗羅多則是被屍羅叮咬後的假死狀態。弗羅多不但看到第二紀末努曼諾爾人逃出西方的大船，還看到白塔樓、海盜船、阿拉岡展開的旗幟、黑城門前的戰役，以及最後他搭乘的精靈船離開中土。凱蘭崔爾藉著魔力讓這些預言或幻影顯現，但事情如何發展最後還是成之於人，所以即使她能未卜先知，也無法完全掌控未來。 

B2Ch10 The Breaking of the Fellowship 遠征隊分崩離析
弗羅多因為無法決定下一步，以及躲避波羅莫，戴著魔戒爬上阿蒙亨（阿蒙漢、Amon Hen），坐進山頂的王座（the Seat of Seeing）。從北部的迷霧山脈到南端的大河出海口及閃著銀波的大海，從西方的洛汗國及歐散克塔到東邊綿延無名的平原或森林，戰火四起，硝煙迷漫，兵馬動員，池城圍困。他的眼光受到吸引，不由得越過黯影山脈（Ephel Duath、Mountains of Shadow、魔影山）望向巴拉多塔（Barad-dur、the Dark Tower、黑塔樓）。塔中的邪眼察覺到，向西方一路搜尋過來，眼看就要找到他。弗羅多心中「絕不，絕不！」與「我來了，我來找你！」兩種聲音交戰，他被這兩股意念拉扯著，腦海又加入第三種似乎來自外界的聲音「脫掉它，蠢蛋，把魔戒拿掉！」。弗羅多突然恢復控制力，不受任何力量牽制，他擁有自由選擇的能力，將手指上的魔戒拔掉，逃過一劫。 
這股“介入的力量”是誰提供的？是弗羅多突然開悟靈光乍現，還是戴精靈三戒的其中一位，透過戒指瞭解狀況，加以援助呢？我之所以想到精靈，是因為當初薩烏隆戴起至尊魔戒時，鑄戒的 Celebrimbor 從手上的精靈戒得知他的意圖，知道他征服中土的野心，所以我覺得戴魔戒與精靈戒的雙方有某種程度的心念交流。既然愛隆、凱蘭崔爾、甘道夫三人都戴著精靈戒，又擁有大能，會不會他們一感應到弗羅多戴起魔戒並遭逢威脅，就出手相救？ 

等讀到第二冊雙塔記（雙城奇謀）我才肯定，那冒出來的聲音是甘道夫的。 

B3Ch5 The White Rider 白騎士
重生的甘道夫在范岡森林（法貢森林、Fangorn）與阿拉岡、金靂及勒茍拉斯見面，提到戒指不久前才驚險地逃過一劫。甘道夫說：「我也參與其中，因為我坐在高處，與黑塔樓較勁，然後陰影遠離。之後我非常疲倦，很長一段時間陷入陰鬱的思緒中。」 
同一章節
甘道夫說：「我四天前看到他（樹鬍子）在林間行走，但我沒有說話，因為我的心滿載著憂思，而且與魔多之眼較勁後還很疲倦。」 
比對時間，弗羅多在阿蒙亨遇險時甘道夫才被老鷹載到羅瀲沒多久，巫師又挑明了他很吃力地抵抗魔多之眼，協助弗羅多逃過一劫，所以可以確定幫助弗羅多的就是甘道夫。不過最終決定取下魔戒的是弗羅多的自由意識。 

照這樣推論，北方遊俠接到阿拉岡的召集令，南下參戰，但阿拉岡卻沒發出通知，應該也是甘道夫看狀況吃緊，與愛隆用戒指互通心意，再由愛隆王通知他們的。 

精靈與巫師也擁有某程度的預言能力，這邊就不詳述了。或許…或許將來有空再寫吧！ 




魔戒刀劍篇～零星的資料

	魔戒～弓箭篇刊出後沒多久，就接獲網友來信希望我寫些刀劍話題。 

弓箭是我原本的興趣，早先也讀過一些文章，稍有概念，可是真正動起筆來卻花了整整三週的電腦時間才完成。刀劍原本就不熟悉，又是兵器主流，若要寫出像弓箭那種水準的文章，沒有三五個月甚至三五年無法登大雅之堂。況且網路上舞刀弄劍者不少，能擠身大師級的比比皆是，我若妄想與之爭峰，只會寫成一篇貽笑大方的文章。所以這邊不做長篇大論，也不敢野人獻曝，僅就電影或書本出現過的兵器稍加說明，寫些曾引起自己興趣的內容供大家參考。 

如果吸收到新資料，我會上來補充，但，這篇可能永遠不會結束，也不會像前篇那樣有系統地介紹選材、鑄造、分類、使用等資訊，而是將讀完的部份陸續放上網頁。想知道有沒有增添新資料，可參考目錄頁標題後面加註的日期。 

劍是一種從青銅器時代就開始使用的攻擊武器，由握柄（hilt）與劍身（blade）組成。劍身細長，有單或雙刃以利劈砍切割，劍尖則用來戳刺。根據Wikipedia，刀（Dao）只是「劍」裡面的一個細項，泛指單刃、闊葉用來砍、剁、切割的中國劍（Chinese sword）。所以日常烹飪用的工具也叫“刀”（與西方人的“knife”有相同使用目的），真正的武器稱為大刀或單刀（dan dao、single knife）。 

石器時代的人類雖然會以燧石或黑曜石製造切割劈砍的工具，礙於石材限制只能做出短劍身的 dagger（匕首、短劍，刺擊為主）或 knife（更短用來切割的手握工具）。青銅的物理性質讓劍身得以加長而不折斷，刃口保持銳利，甚至比鐵器時代鑄造的鐵劍還堅固，但材料昂貴且不易取得。鐵礦便宜又普遍，能大量生產，但鐵劍質軟易損壞，直到工匠發現在鐵中加碳，做出高硬度的鋼（steel），才解決問題。 

含碳量越高（不高於 2%）鋼就越硬，但變脆易碎裂且失去塑性；含碳低的話鋼質比較柔軟，具有延展性及彈性。把兩種或更多種含碳量各異的鋼材層疊或扭絞之後加熱鎚打，讓彼此鍛接熔合（pattern-weld），或讓高碳材料聚集在邊緣，可鑄造出刃口堅硬鋒利，但劍身具有彈性不易斷折的好劍。 

「劍」有許多分類方式，可依材料、年代、單刃雙刃或無刃、劍葉寬窄、劍身直或彎、單手或雙手抓握、用途……區分，下面我不按分類，只挑出些許名詞加以解釋。 

arming sword，又叫 knight's sword、knightly sword，是 single handed cruciform sword，盛行於中世紀早期，通常配合盾牌或小圓盾使用，用盾牌阻擋偏移對方揮來的武器，再揮劍劈砍割傷對手。 

long sword 有悠久的歷史，又叫 war sword，到中世紀晚期或文藝復興時代因為盔甲打造技術進步，以劍身擊穿對方的防護裝備顯得不太容易，需要改以細長尖銳的兵器專攻對手鎧甲罅隙，所以再度盛行。它的劍身比較長，較輕，除了戳刺割削之外，還可以稍微格擋對方兵器（會損壞劍刃）。現代使用的“西洋劍”Rapier 則更細更尖，以戳刺為主，已經失去劈砍功能。有的網頁說 Long sword 是 Two-handed sword，有的說是 One-handed sword，甚至 hand and a half sword，但絕不屬於寬闊厚重的 Great Sword 或 Broad Sword。Broad Sword 指 arming sword 之類劍身寬闊的劍。 

Two-handed sword 的劍柄比較長，顧名思義是可以讓雙手抓握揮舞的劍，但實戰時用劍者可隨性單手或雙手舞劍。如果劍身寬闊厚重的話（如 Great Sword），可以一擊之力擊穿護具殺死對手，或舉劍擋開對方的兵器，但也因為笨重而喪失靈活度。 

One-handed sword　的劍柄短，單手抓握，劍身比較輕薄靈巧，雖然也可以擊穿盔甲，但主要以刺擊為主，用盾牌阻擋對方兵器，靠靈活度閃身攻擊。 

bastard sword 有人稱它為 hand and a half sword，也有網頁認為這是錯誤講法，還有網頁認為它就是 long sword。bastard sword 的握柄介於單手劍與雙手劍之間，重量介於厚實的 Broad Sword 與輕巧的單手劍之間，既可重擊劈砍，也宜戳刺割削，所以稱之為“雜種”（bastard：私生子、混血、雜種）。 

劍與護具（鎖子甲、以皮革或金屬製作的盔甲）是互動演化的，劍做得厚實能劈砍盔甲，盔甲就更精進堅固，當劍已無法或極困難砍穿盔甲之後，專挑盔甲空隙刺擊的打法就應運而生，劍身也變得細長靈巧。騎士揮舞刀劍的方向受限，所以單刃劍（Sabre 軍刀）比雙刃劍更實用。不同民族也有不同喜好，中國的大刀或阿拉伯彎刀，還有日本武士刀，都是依攻擊方式慢慢演進的。 

所學有限，以上內容可能有誤，如有錯誤歡迎指正。想知道更詳細的資料，請到Wikipedia或absolute　astronomy尋找。Hank Reinhardt 寫的這篇There Is No "Best Sword"有系統地介紹劍與盔甲的演化，是篇不可多得的文章。 

劍與劍鞘（scabbard）的基本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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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革或木材製作的劍鞘容易損壞，金屬製品比較耐久但容易磨損劍刃。劍鞘末端常包覆金屬，叫做 chape，劍鞘開口處保護用的金屬片叫 throat（mouthpiece），能導引劍身進出劍鞘，避免把鞘割裂。劍鞘最上頭圍繞一整圈的金屬片叫 locket（Topmount）。這邊有圖示。這邊有說明。 

Fuller 有人翻成“血槽”（blood groove），其目的應該不在增加傷者的流血速度（電玩網頁的說法），或許在拔劍時能讓空氣進入體內避免產生真空吸引住劍刃，但最被網路認可的理由是在不降低強度下減輕重量（工字樑原理），也有網頁提到可增加彈性（改變晶體結構分佈）。以上幾種說法誰對誰錯，請不要問我，因為我也不清楚。 

最開頭已經寫明，本篇《尚未完成，仍會持續增補修正》，所以，see you later。 


心情筆記～ 

· 2005/11/12：
資料怎麼這麼多，看都看不完，乾脆別寫了。 

· 2005/11/15：
利用值班查到許多資料，正想存檔，電腦卻不讓我存，遊標不聽使喚自動跑去關檔。怪怪，已經故意把滑鼠朝天拿在手中，遊標卻仍舊有生命似地繼續關檔，甚至還跑向我先前儲存的資料夾，難道想把那些資料一併刪除？趕快關電源。這下子不敢把找到的資料帶回家了，萬一藏了隻病毒會很悽慘。可憐啊，花了一個多小時工夫，心血都白費了。 

· 2005/11/20：
為了區分 throat 與 locket，爬了兩個多小時網路才弄清楚。從造訪的這

 HYPERLINK "http://www.wolfeargent.com/cgi-bin/ultimatebb.cgi" \t "_blank" 幾

 HYPERLINK "http://www.historicalweapons.com/Articles.html" \t "_blank" 個討論區意外發現，雖然網友普遍對電影呈現的劍術不以為然，認為它們既誇張又不寫實，仍有不少網友認為魔戒裡面出現的打鬥場面頗具可看性，至少有部份真實，可能因為武術指導本身就是劍術大師之故。被提出來的例子包括魔戒一部曲片尾，波羅莫在阿蒙亨的打鬥場合，他不斷閃躲對手，乘隙攻擊而不直接用劍格檔對方兵器，也不旋轉跳躍（會露出空門），就與真正用劍打鬥的方式相同。 

· 2005/11/21：
上載後才想到電影照片還未放上去。照片配合文字說明會更容易了解。Scimitar 查到的與電影的不同，也尚未寫出來。沒寫的還包括：鍛鐵過程鋼材中含碳量的變化，中國古劍刃口鍍鉻因而不鏽蝕……，諸君慢慢等吧。 

喔，Bastard，就是因為這個字才開始找刀劍資料的。約兩年前看到一篇 Viggo 專訪，Viggo Mortensen 載他的兒子亨利長途開車，似乎是由 Viggo 當駕駛，記者也在車上（把握訪問機會？）。記者問了某個問題後 Viggo 故意轉向兒子說話：我們要不要回答這個 bastard 提出的問題？所以我查了 bastard 的解釋，意外看到 bastard sword 一詞，與波羅莫用的劍很像。事情就是這麼開始的 :-)。 




弗羅多得了瘧疾？

	離開布理後兩天（10月02日），阿拉岡帶領四位哈比人進入蠓水沼澤（Midgewater Marshes）。蚊蚋狂咬，小蟲鑽進衣袖、褲管與頭髮，簡直要把他們逼瘋。
皮聘（Pippin）大叫：
「我快要被活活吃掉了！說甚麼蠓水沼澤，我看蠓比水還要多。」
山姆邊搔著脖子邊回答：「真懷疑如果逮不到哈比人時，它們靠甚麼過活。」
他們掙扎了三天才脫離蚊蟲騷擾。 

10月06日晚上在風雲頂西側山腹，弗羅多被戒靈利劍刺傷，之後一直覺得左半身寒氣逼人，疼痛難耐。10月17日傍晚弗羅多不支倒地，躺在地上發抖。隔天感覺身體好多了，恢復行動力，但天越黑越虛弱，又覺得痛苦與冰冷。10月19日視力惡化，所有事物看起來都灰濛濛的。10月20日陷入昏迷。 

大家都知道他的症狀是因為戒靈的劍尖留在體內，邪惡勢力試圖掌控他所引起，但他的發冷、疲倦、疼痛、昏迷，加上先前的蚊子叮咬，讓人不由得想到一種疾病：瘧疾。有沒有可能弗羅多同時也感染了瘧疾呢？ 

瘧疾是由瘧蚊傳播的疾病。被帶有瘧原蟲的瘧蚊叮咬後，通常在十二天（熱帶瘧）至三十天（三日瘧）左右發病。症狀發作時依序出現惡寒、高燒、出汗三個典型階段。兩次發作的間隔為48至72小時，但熱帶瘧則不規則發作。瘧疾症狀還包括頭痛、疲倦、胃口欠佳、肌肉疼痛。發病早期於退燒之後，患者可以恢復精神，好像沒病的人一樣活動，但到了末期可能產生貧血、肝腎衰竭、休克、急性腦病、昏迷，甚至死亡。 

弗羅多10月03日前後受到蚊蚋叮咬，雖然托爾金寫的“midge”通常指搖蚊科、蠓科或癭蚊科昆蟲，不包括吸人血的蚊科，但他早期的版本使用“Flymarshes”，暗示著托爾金並未特別指明沼澤裡飛的是那一種蚊蚋。悶熱積水的沼澤地也是瘧蚊喜好的棲息場所，所以弗羅多同時被瘧蚊咬到是有可能的。若10月02～04日被咬，10月17日開始寒顫發抖，潛伏期13～15天，正好與熱帶瘧病程相符。他於10月17日冷到發抖，10月18日精神轉好，之後又再惡化，有點像瘧疾病人在兩次發作間的短暫改善。昏迷不醒的弗羅多被甘道夫發現時顯得蒼白冰冷，正是貧血與休克的徵兆，而先前看東西的灰暗模糊，也可以用器官衰竭或腦病變來解釋。瘧疾有復發趨勢，可以在數個月至數年後才復發，而且未發作時完全沒有症狀。弗羅多不也在返鄉途中與回到夏爾後，兩度生病嗎！ 

這邊要強調的是，我並不認為所有的症狀都是瘧疾引起，其實，弗羅多大部份的症狀是戒靈的劍傷與邪惡本質造成，但瘧疾本來就容易在虛弱的人身上發病，而且越虛弱病情越嚴重。當弗羅多受傷後不能休息，眾人不但食物缺乏，餐風宿露，還要趕路，體力不濟自然就容易發病，所以原本他只覺得透骨的寒冷，後來併發瘧疾就開始不自主的發抖了。 

托爾金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因戰壕熱（Trench Fever）病倒住院。戰壕熱只是戰時的傳染病之一。當時瘧疾大流行，1916~1918 年英軍罹患瘧疾的人數高達16萬，但同一時段死亡失蹤或被俘的加起來還不到三萬人。雖然托爾金罹患的不是瘧疾，但營區充斥著瘧疾患者，這些經驗都可能被寫入小說中。在老托的信件與 HoME 都未查到相關資料，所以弗羅多是否同時感染瘧疾，就留給讀者自行判斷了。 

以下是從布理到裂谷的行程表，提供讀者參考。 

09月30日
弗羅多等人離開布理進入 Chetwood。
10月01日
甘道夫離開布理。弗羅多等人還在 Chetwood。
10月02日
弗羅多一行人離開 Chetwood，進入蠓水沼澤。
10月03日
甘道夫在風雲頂（Weathertop）遇襲，被九位戒靈包圍。 
弗羅多在天亮前幾個小時看到東方天際有光線閃爍。
10月04日
弗羅多一行人離開蠓水沼澤，可以看到遠處的 Weather Hills 與南端的高峰～風雲頂。
10月05日
弗羅多等人傍晚在 Weather Hills 的西側山腳紮營。
10月06日
弗羅多等人中午在風雲頂西側山腹紮營，山姆與皮聘留守，另三人登頂察看。
10月07日
一早離開風雲頂，弗羅多騎乘小馬，眾人先向南穿越大道，接著走在山脈南端的稀樹林區。大道則繞過山腳後轉向北方。
10月08日
繼續在稀樹林區東行。
10月09日
繼續在稀樹林區東行。
Glorfindel 離開裂谷（瑞文戴爾, Rivendell）。
10月10日
弗羅多等人繼續在稀樹林區東行。
10月11日
阿拉岡帶領哈比人轉向東北方向。
Glorfindel 將戒靈趕離灰泉河（River Hoarwell）上的橋（Last Bridge），並留下綠寶石（beryl）為記。
10月12日
眾人登上緩坡，在坡頂看到遠處長著樹木的丘陵、山腳下蜿蜒的大道，以及灰泉河。
10月13日
大清早，五人沿著大道疾行，到河邊時阿拉岡前往查看，發現擺在橋樑中央的綠寶石，信心大增，當成安全過橋的象徵，帶領哈比人順利越過灰泉河，隨即轉向北邊進入食人妖森林（Troll's wood）。
10月14日
走在食人妖森林。
10月15日
走在食人妖森林。開始下雨。
10月16日
仍走在食人妖森林，但山勢變得更高聳陡峭，他們被迫偏北行走。繼續下雨。當晚弗羅多因為天氣濕冷，感到傷口比以往還痛，疼痛與極度的寒冷讓他無法成眠。
10月17日
雨停了。眾人轉向東南，傍晚翻過兩峰之間的鞍部後弗羅多不支倒地，躺在地上發抖，左臂顯得毫無生氣，他覺得仿佛仍被冰冷的爪子觸摸著左半邊身體與肩膀。
10月18日
弗羅多感覺身體好多了，但覺得眼前不時有迷霧遮掩。中午遇到石化的食人妖，下午看到標示著埋藏食人妖寶藏的矮人暗記，傍晚 Glorfindel 由後面追上，弗羅多改騎他的白馬。天越黑弗羅多越覺虛弱，眼前的迷霧加深，被痛苦與冰冷的感覺掌控。眾人連夜趕路，直到拂曉。
10月19日
休息不到五小時就被喚醒，白天趕路，晚上露宿。痛苦加倍，事物看起來就像鬼魅般的灰影。
10月20日
清晨開始趕路，下午小歇時戒靈追上，驚險的渡口大逃亡。弗羅多陷入昏迷。
10月24日
弗羅多清醒。
註：
Hoarwell（通俗語） = Mitheithel（精靈語），是因為河的發源地而得名。Mitheithel（米塞塞爾）的 Mith 是灰色，eithel 表示湧泉（well），因此應該翻譯為“灰泉河”。舊譯認為字典上 hoar 可以是白色或灰色，就自選一色翻為“白泉河”，其實它一直到下游（灰氾河 Greyflood）都是灰色的。新譯可能沒查字典，誤把 hoar 想成 howl 或 roar，因此翻為狂吼河。 


魔戒～foul

	在躍馬客棧，弗羅多讀過甘道夫的信之後，決定相信阿拉岡。因為他覺得「敵人的間諜應該，嗯，看起來比較善良，但接觸後卻更覺邪惡…」 
（I think one of his spies would - well, seem fairer and feel fouler....）
阿拉岡回答：「是不是說，我乍看之下很邪惡，不過接觸之後感覺還算善良。」
‘I see’, laughed Strider.‘I look foul and feel fair. Is that it?’ 

Foul 是對容貌、感覺、人品道德的負面描述。當 foul 和 fair 相對出現時，主要用在道德法律方面。這裡的 fair 表示正大光明的、守法的，foul 則表示不法的、耍陰的。foul 當形容詞使用，可以解釋為骯髒的、惡臭的、邪惡的、可惡的、下流的、(天氣等)惡劣的、污濁的。托爾金用了很多次 foul。比方說穿越老林時，當弗羅多眼見梅裏和皮聘被柳樹老頭吞噬，狂亂地喊叫：
What a foul thing to happen! 
魔戒上頭的字是 foul and uncouth，在霧山攻擊魔戒團的野狼披著 foul skin，莫利亞（摩瑞亞、Moria)西大門前的積水池是 foul pool，世上有“older and fouler things”躲藏，莫利亞的空氣悶熱但“not foul，走到半路甘道夫捨棄左邊向下的叉路，因為他不喜歡裡面的 foul air。“foul”這個字也用在摩多的事物如 foul symbols，foul arts，或表示臭味如 foul fumes，foul reek。 

「seem fairer and feel fouler」這段對話被導演 P.J. 放到眾人離開布理尚未走到蠓水沼澤（Midgewater Marshes）的路上。 

Merry: How do we know this strider is a friend of Gandalf?
Frodo: I think a servant of the enemy would look fairer and feel fouler.
Merry: He's foul enough.
Frodo: We have no choice but to trust him.
鏡頭帶到阿拉岡臉上，一個有點無耐的詭笑（實在不知道怎麼用言語形容……賊賊的?!我滿喜歡那表情。） 

雖然表現手法不同，但卻清楚表達哈比人的不信任與阿拉岡不怎麼樣的扮像。我認為弗羅多與梅裏（Merry）講的 foul 含意不盡相同，弗羅多認為阿拉岡看起來不那麼邪惡，梅裏卻諷刺他“夠臭了”。你也可以單純解讀為，梅裏認為他目前的表現已經夠邪惡了，不過我認為這邊是一語雙關，同時表現兩種含意。 

網路有張九人魔戒團站一起的照片（愛隆王的會議），就有人拿 foul 來搞笑，把照片加上對話方塊。 

站在阿拉岡旁邊的山姆說：We don't need your sword when we have your smell。（相對於不久之前 Aragorn 向 Frodo 宣誓的這一句: You have my sword.）這張 Comedy Council 照片出自The Home of Tolkien Online，這裡有中英文的文字說明。 

在躍馬客棧，弗羅多想要相信眼前這位風塵僕僕的人，可是又沒十足的把握，從他使用的語句可以看出內心的猶豫：我相信（I believed）、至少我如此希望（at least I wished to）、我推測（I imagine）、我猜想（I think）、嗯（well）、如果你了解的話（if you understand）。但一路走來不但消除了懼怕，最後還轉變成尊敬與感激。 

At last Frodo spoke with hesitation. ‘I believed that you were a friend before the letter came,’ he said, ‘or at least I wished to. You have frightened me several times tonight, but never in the way that servants of the Enemy would, or so I imagine. I think one of his spies would - well, seem fairer and feel fouler, if you understand.’ 

山姆則是四位哈比人中疑心最重的，在風雲頂弗羅多受傷後，他看到阿拉崗離開許久又返回，還一度為了護主而拔劍相向。直到前往布魯南渡口途中，阿拉崗向精靈葛羅芬戴爾呼喊招手，才卸下心防。（話又說回來，山姆怎麼那麼篤信世上的精靈都是善良的？） 




魔戒～stuff

	第一冊第四章（B1Ch4，參考魔戒～預言與幻覺），A Short Cut to Mushrooms，弗羅多等人與精靈分手後考慮直接下坡穿越沼澤前往 Bucklebury 以節省時間。當大夥兒討論該走大道還是走捷徑，皮聘提及他原本指望傍晚能經過 Stock 的 Golden Perch（金鱸魚旅店），因為那兒有夏爾東區最好的啤酒。弗羅多一聽，當下決定抄小徑，避開酒館。 

‘That settles it!’ said Frodo. ‘Short cuts make delays, but inns make longer ones. At all costs we must keep you away from the Golden Perch. 

弗羅多的決定是正確的，因為他知道這位年輕的圖克（三十多歲，相較於弗羅多的五十歲）喝了酒之後的德性。可惜在躍馬客棧，弗羅多顧著跟阿拉崗講話，來不及制止皮聘的大嘴巴。 

下坡之後大夥兒穿越糾結的灌木掙扎前進，山脊擋住了風，空氣十分凝滯沉悶。這邊托爾金用“still and stuffy”來形容空氣。 

Stuff 當名詞使用，可表示：材料、原料、物品、紡織品、毛呢、本質、填充物…。當及物動詞使用，可表示：裝填、塞滿、剝製…。當不及物動詞使用，可表示：飽食、吃得過多(或過快)。而 stuffy（形容詞）表示通風不良的、悶熱的、(鼻子)塞住的、沈悶的…。 

書本其他地方也使用這個字形容空氣鬱悶如：老林（the air began to get hot and stuffy），樹人住的范岡森林（it is all very dim, and stuffy, said by Pippin; the air is stuffy, said by Gimli），攀登蜘蛛山口的途中（A queer kind of a smell, stuffy.）。 

在羅瀲（羅斯洛立安），魔戒團收到的斗篷是由 light but warm silken stuff 製造的。精靈對此贈禮也很驚訝，因為他們過去從未讓外人穿著與自己相同的衣服，而且 she herself(凱蘭崔爾) and her maidens wove this stuff。米那斯提力斯的大殿不懸掛 woven stuff 或 storied webs，卻排列著先王的雕像。這裡的 stuff 取用的是名詞“紡織品或毛呢”的解釋，英式用法，與先前常出現的 my stuff、heaviest stuff 解釋不同。
（Merriam-Webster Online Dictionary：a finished textile suitable for clothing; especially : wool or worsted material）。 

托爾金寫魔戒時對 stuff 這個字用得很活。樹人摧毀艾辛格時梅裏與皮聘臥倒在地，以斗篷塞住耳朵（stuffed our cloaks into our ears）。當梅裏查覺薩魯曼對夏爾地區所做的破壞（B6Ch8），恨不得把當初送給他的煙草袋塞入他的喉嚨（I should have stuffed my pouch down Saruman's throat.）。夏爾平亂隔年大豐收，每個穀倉都塞滿了（...at Harvest every barn was stuffed）。這幾處使用的就是動詞。 

不過最好玩的是將 stuff 這個字用在弗羅多身上。 

在躍馬客棧，阿拉崗表示他的外表讓人難以相信他是好人，而皮聘，因為看完甘道夫的信放下心來，輕鬆地回答：「如果我們在樹叢與壕溝睡臥多日，看起來應該也會有這種外貌。」（we shall all look much the same after lying for days in hedges and ditches）
但阿拉崗回答：「除非你的身子比看起來的還結實（made of sterner stuff than you look to be），否則還沒到這種地步，恐怕就先死了。」（B1Ch10） 

一路走來，阿拉崗對哈比人的認識逐漸加深，知道他們韌性強，逐漸改變“哈比人弱不禁風”的印象。弗羅多受劍傷後他還反過來安慰山姆：
Your Frodo is made of sterner stuff than I had guessed, though Gandalf hinted that it might prove so.（B1Ch12）
在這邊，阿拉崗承認即使甘道夫曾暗示過，自己當初仍小看了他們。 

在莫利亞（摩瑞亞、Moria)弗羅多被矛刺中後沒死，阿拉崗甚感驚訝，因為那力道足以刺穿一頭野豬。他表示哈比人比先前想像的還要強韌，早知如此，在布理的客棧時說話就會客氣一點了。
(I can only say that hobbits are made of a stuff so tough that I have never met the like of it. Had I known, I would have spoken softer in the Inn at Bree） 

甘道夫則早就發現這支不顯眼的民族不時令他感到驚訝，既可以像奶油般柔軟，也可以像老樹根那樣堅韌（B1Ch2）。而且他早已看出弗羅多與眾不同，和他以前談論過的比爾博一樣，都是看似柔弱，其實堅強的人。（B2Ch5） 

‘You take after Bilbo,’ said Gandalf. ‘There is more about you than meets the eye, as I said of him long ago.’ Frodo wondered if the remark meant more than it said. 

在這裡，托爾金用 stuff 這個字表示哈比人的本質，不是指真正的材料，並且與 Bree 的對話相呼應。不過當逃離莫利亞後阿拉崗脫去弗羅多的衣服檢查傷勢，才發現阻擋那枝矛的 stuff 不屬於哈比人的特異功能，而是“特殊材質”～秘銀鎖子甲。即便如此，你如果實際計算弗羅多最後那幾天攀爬末日火山的行程，在缺水缺糧之下一天要走多遠、爬升多高，就知道他們有多厲害了。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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